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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 
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 
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 
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 
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 
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 
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査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 
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 
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 
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 
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刪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 
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 
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 
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譯者序 


15世紀之初，西班牙公使 克拉維約 ，东来 撒馬尔罕 ，鞔見帖木 
兒汗•，其沿途記載之詳贍，于中亞史地之学，具有重大价値。其書 
在西欧固早膾炙 人口； 我国学者如 張星煩先 生、 馮承鈴 先生，亦曾 
加以介紹，惟無譯之者。中世紀中亞史地之記載，为数 本少; 东西 
方从事硏究者，皆苦于缺乏材料。故克氏此書，謂之为繼馬可波罗 
游記而起之一重要記录,亦無不可。 

中国 旧籍中，关于西域、中亞之著录，頗多不朽之 作品; 如 唐玄 
奘之西域記,至今尙不失为硏究中古时代西域史地上之要籍，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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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誠等®中亞时所撰之西域番国志，亦屬硏究帖木兒时代史地之 
宝貴材料。惟中国学者之記述，篇幅簡略，复不录取当时社会上种 
种活动之情形，故可供吾人为硏究之資料，笔墨不多。而室氏此書 
則不然，不厭繁瑣，务求詳尽，卽其己身之种种遭遇，亦据实而录。 
因之使吾人可以据此書而窺見当时中亞社会之輪廓。此为譯者所 
乐于介紹与讀者也。 

原著系用西班牙文所写，曾經迻譯为英、俄、土等文字。俄文 
" ■ ■ ■ ■ ■ - 

譯者，曾就原著所列举之遵境內地名，加以考証，幷附以地圖。而 
土文譯者，复据 土耳其 文記載，詳注各重要人名地名，幷作一提要 
冠于篇首，以說明 15 世紀初年近东之情势。原著經此增添所予讀 
者之便利，已然不少。譯者复鑒于巧文記載中，涉及中亞史地之考 
証者，正复多有，亦应录出，以供 参閱。 因擇重要者,附記于各章之 
后，其有关中国之部分，罗列特多 ， 以补鱼氏所記之遺闕耳。非敢 
謂有所考証。 且僻此 山陬，参考書缺乏，虽欲广为列举，亦不可能; 
遑論旁征博引 T 



重版序 


这是15世紀一位 西班牙 公使奉国王之命觀見 帖木兒 的往返 
行程的旅記，作者在書中翔实地叙述了他經历中亞各地时的所見 
所聞，因此，本書除具有历史資料价値外，还可帮助大家認識早在 
500年前 中亞 各民族的文化成就和生活情呪，以及这一期間东西 
使节和文化的交通对于欧洲發展所起的影响。在亞洲各国爱好和 
卒的人民往来 H 益密切、接触 H 益頻繁的今天，这本書的重版应該 
仍有其一定的璉实意义。 

此書在1944年出版后，承讀者对譯文提出了意見，当时未得 
修正，迖次乗 商务印書館 重印之际，乃將譯文作了一些改动，着重 
將有些地方譯得更通俗适当，以便讀者。 

原作者在書中有些宣傳迷信之此,以今 H 的眼光視之，似与时 
代精神不合，佴是，考虑到原書系反映15世紀近东和中亞的情 
况，作者生当封建社会，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难免較多地叙述到宗 
敎方面的一些仪节，所以未加删动。 

書中所述的 中亞 、 土耳其 以及伊朗的各城市，今 FI 的情呪与当 
年已大不相同，特別是苏联境內的一些城市，由于十月革命胜利以 
来 4 0年的建設，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了飞躍的进步，我国各报 
刊的記述中，对这方面的介紹已經很多，所以譯者在附注中，就不 
再贅述了。 

楊兆鈞 
1957年7月于北京 



本書所据，为 土耳其 人 Omer Riza Dogml 氏之 主文譯 本而加 
轉譯。原拟搜集原著，及差堡文等譯本，加以比照;惟目前条伴下， 
殊無实現之可能。乃先將此譯文付梓，容俟战后重版时，再謀补 

充。至于譯名，不分新旧，以取通用之譯名为原則，力避怪僻之譯 
名，以求易解，而人名則悉依据 土耳其 語音而譯之。自知錯誤难 
免，尙祈賢明賜正。 

書之原名甚長，若直譯之，应为帖木兒时代之自卡提斯至撒 
馬尔罕游記 (Timur Devrinde Kadistan Semer-Kand ? a Seyahat ), 

因覚其不妥順，故置之未用。嗣 承黃仲良 先生代为选定克拉維約 
东使記之名以冠之，極为恰当。謹于此致謝。 

楊兆鈞 
1943年3月于城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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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哭 

此提要为土文譯者奧瑪 • 奎查 （(5 mer Riza ) 所附加 

西班牙 公使 克拉維約 ( Klaviyo ) 往觐 帖木兒 汗之际，本沿途之 
見聞,而写成之此部游記，其价饈之如何及所列举事件之聊月，殊 
有待于將当日 伊思坦堡 及亞洲西端之情况加以叙述,方能 明了。 

公元1400年前后， 伊思坦堡 之將为 土耳其 人攻陷，及 东罗馬 
帝国复灭之期待，使欧洲各国君主，常在憂戚恐惧之中。号称“疾雷” 
之苏丹 白牙卽的 ( Bayazit ) 旣占領欧洲东南端之 色雷斯， 于是使赛 
占庭 ( Bizans ) 皇 帝麻努来 ( Maimel ) 仅保有 伊思坦堡 一城以自存。 
城郭之外，所佘之領土，不过 馬尔馬拉 ( Marimura ) 之北岸，至 黑海 
为止，長五十哩广三十哩之土地。其地虽云隶屬 拜占庭 皇帝，亦只 
名义而已。在此4年之前 （1396 年9月間）， 法蘭西 囯王査理第六 
(Sari VI )遣 那維斯 公爵 (Kont Ne 胃 s ) 統率强大之十字軍，东征土耳 
其人，虽有 匈牙利 王 西吉斯蒙 （ Sigismtmd ) 之助，仍为苏丹 白牙卽 
的軍敗于 尼保盧 ( Nigbolu )。 此役十字軍之將士，除大部死 t 疆場 
外，所佘殘部，亦尽遭俘获(俘虜皆于納巨額贖金后，获釋还)。莖 
挫人士，聞此复沒之訊，大为震恐。 拜占庭皇 帝 麻努来 ,又將伊堡 
城外之兵力，撤至堡內，靜待苏丹 白牙卽的 胜利后之举动。 

奥思曼 朝历任苏丹,自其都会 布魯撒 ( Bursa ) 屡次布置由拜占 
連人手中自己毀灾其皇朝之計謀。原 来麻努来 之長兄 安德盧尼可 
^( Andronikos ) 于其父在位之时,卽謀篡位，曾与苏丹白牙卽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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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兄 撒蒐支 C? ehzade Savace ) 暗中約定，于預定之某 H ，各將其父杀 
害，自行繼位(卽 安德盧尼可斯 及 撒瓦支 虽在互相敌对关系之下, 
PJI 同謀篡位，因而約定， 安德盧尼可斯 則杀其父 佩罗略 ( Paleolog ) 
而登 拜占庭 皇帝位。而 撒茺支 則杀其父苏丹 穆拉特 （ Murat ) 以繼 
奧思曼 之苏丹位)。不料双方陰謀泄露，苏丹之長子 撒％支 先被此 
死，苏丹之位，于是落入二太子 白牙卽的 之手。茔于 拜占庭 之太子 
安德盧尼可斯 及皇孙約翰 ( Jon ) 也一幷被押入伊堡著名之黑獄内。 
太子之位，亦轉与二太子 麻努来 。事迂2年之后，不料大太子之2 
次陰謀，竟得成功。出獄后，反將老皇 佩罗略 及其 弟麻努来 ，加以 
幽禁。以其父之道，还治其身。 安德盧尼可斯 之登帝位，竟得如願 
以偿。又經过几番变化之后，老皇及二太子 麻努来 ,自獄中逃出， 
复登帝位。而太子 安德盧尼可斯 以課篡之罪，被流放远地，皇孙^ 
翰，亦被逐出伊堡之外数十哩处名 西利比亞 ( Silimbiiya ) 之城內安 
頓。約翰卽在該处定居若干年。 

公元1391年，老 皇佩罗略 自修道院中，將太子 安德盧尼可斯 
提出 处死。 — 

安德盧尼可斯 之子約翰,虽曾参与帝位之爭夺战，終于承認叔 
父 麻努来之 繼承大位。其間苏丹 白牙卽的 曾于暗中贊助約翰之爭 
斗，迄未 成功。 白牙卽的 因此，乘 尼保盧 战胜佘威，圍攻 伊思坦僅 
益为剧烈，其凶猛使欧洲各国，大为震动。 

法蘭西 大 將布西戈 ( Boucicmit ) 于是时率 基督敎 軍来援。其艦 
队直开至 爱琴海 。公元1399年，冲过 韃靼尼尔 海峽， 2 000挾有武 
器之堡軍，登陆成功。將伊堡之圍解开。 白牙卽的 艦队敗退。伹 
仅隔一年, 奥思曼 人之合圍又成。控軍大將終于突圍而走，临行幷 
將皇帝 麻努来 挾去。經 威尼斯 返归法国。 麻努来 出奔之前，曾將 
帝位讓与其娃約翰暫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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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 麻努来 于1400——1402年兩年間，奔走 法豳西意大利 
各地，呼籲援兵，迄無应者。乃往說英国，国王亨利第四虽表示欢 
迎，实际上却無出援之意。 麻努来 在外漫游二年,乃作东归之計。 
首先归返希腊,終 H 盼强有力者出，將 白牙卽的 軍，从外部加以包 
圍，以便自己得以早日返归帝都。 

果然，事有轉机。此时屡战屡胜 之土耳其 人，正 与帖木兒 軍接 
触。 土耳其 人怀必胜之心，以与 帖木兒 一較長短。誰知战中帖木 
显竟大获全胜。因之，卽將入于 土耳其 人手內之伊堡，又苟延于拜 
占庭人手內,垂50年。直至1453年 白牙卽的 之孙 麦麦特第二 
( Melimetll ) 时，方占 据之。 

帖木兒 初于1380年，征服伊朗。1390年，將欽察汗国 (Cep 
gak ) 及 莫斯科 收入版圖。 ms 年，又南下印度肆掠其西北部。及 
MOO 年， 帖木兒 已65岁，方轉回亞洲西部，削平 谷兒只斯坦 
( Garcistan ) 基督敎 国之乱。南下至 小亞細亞 之边界，窺 伺叙利亞 ， 
阿勒坡 ( Halep ) 城。略取之后，于 Wo 1年1 2 月，破 大馬士革 城而未 
作久据，轉词征馬，东取 巴格达 ( Bagdad )。 1403年春，北上，大軍 
直指 安哥拉 （ Ankara ) 而来，7月20日，历史上著名而悽惨之大会 
战發生，此役 帖木兒 將皇星曼軍一举而歼之。苏丹白牙卽的竟遭 
生擒。据傳，被置于鉄籠之中，押往东方而去。 白牙卽的 死于1403 
年3月間。 伊思坦堡 于是又繼續握于 拜占庭 人手內迖半世紀之 
久。 帖木兒 自 安哥拉 东归,皇帝 麻努来 亦自希腊返伊塵复位。^ 
變复遭逐放，居于 米底鄰 ,幷在該处結婚。 克拉維約 于途中，曾經 
过 米底鄰 ，幷述及約翰云。 

尙在公元1400年， 帖木兒 平 谷兒只斯坦 之乱时，欧洲各国之 
君主，卽对其行动加以密切注意。实际上，欧洲人士，多年来卽將 
目光注于近东一帶所發生之事件上。 



其时 西班牙 国王 亨利第三 ,正統 治卡斯提亞 ( Kastalya ) 及雷 
整 ( Leon ) 兩地。而 亨利第三 之孙女 伊薩伯拉 ( Imbella ) ，卽后曰贊 
助 哥偷布以 發現新大陆之人,当15世紀之初叶 ( 西班牙 南部之格 
拉那达 ( Gemada ) 依然处于回敎徒統治之下）,其轄境为自直布 
罗陀 至 喀他基那 ( Kaxtacenya ) 之西端，越 地中海 南至 非洲 之 瓦低 
凱白 （ Vadielkebir ) 一帶。 西班牙 酋北部之 亞拉岡 ( Zagan ) 是时尙 
为一独立国家。由 馬尔丁第一 (Martin I )統治,而 馬尔丁 之妹，伊 
丽陽娜 ( IlyanoQ , 又为 卡斯提亞 国王 亨利第三 之繼承者。 

据 克拉維約 之記載， 亨利第三 为考察近东各地眞实之情況起 
見，于派遣 克拉維約 之前，已派有使者来近东， 及塞浦路斯 島 (Kib - 
rist ) —帶考察。使者于1402年夏季啣命出發，先抵爱琴海，由彼 
处登陆,来 安哥拉 ,謁 帖木兒 于大营。是时， 帖木兒 召見 西班牙 之 
使者，頗为渥遇。及至战后， 帖木兒 率大軍緩緩东去，拟在 谷兒只 
斯坦之 卡拉巴 （ Kambag ) 过冬，于离 安哥拉东 归之前，曾遺專使，齎 
以餽贈之品赴 西班牙 ，借答国王 亨利第三 通好之意，因此引起西班 
罜国王，第二次派 遣克拉維約 一行人等，往 親帖木兒 汙。 

克雜約 率随員等，原拟偕同 帖木兒 遺来之專使，赴 谷兒只斯 
坦謁見 帖木兒 。佴 帖木兒 于該处过冬后，又繼績东行，所以 克拉維 
約終于追至 撒馬尔罕方 得親見。 

西班牙 使团中为首者，为宮內大臣 克拉維約 ，随員有敎士阿洛 
芳• 庇斯 (Alfonso Piz) 及侍術 官哥奠斯 • 撒洛澤 (Gomez_ Do Salzar) , 

播有国王亨利餽 帖木兒 汗之珍品多件。途中侍衛 官撒洛澤 不胜旅 
途上之劳頓，死于 尼沙卜兒 ( NigabuQ 。 

克拉維約撒馬尔罕之 游历,恰在 馬可波罗 东游之后1世紀。 
当其奉命之始，卽注重游騖与覌察，故此行 自卡提斯 〔: Kadis ) 至撒 
馬尔罕 共費时15月，方得到达。其在伊思坦堡曾作5个月之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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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归来之际，亦費时 15 月。因在塔 布里士 （ TebHz) 城，亦稽延 
6 月之久。途中路徑，除 卡提斯 至 特拉布松 (Trabzon) —段， 遵行 
海路外，尙有 2,500 哩之陆路。 克拉維約 彼时在伊堡之所見所聞， 
皆曾加以詳細記載。 1403 年 11 月間， 克拉維約 自伊堡出發，原拟 
攢程进發，不意所乘之船，于入黑海 U 不远之处遇險。船旣毁坏， 
人亦不得不退返伊堡 之白玉路 ( Beyoglu ) 过冬。 

克拉維約 虽在伊堡滯留数月，却完成 撒馬尔罕 之游历。因为 
倘 克拉維約于 11月間，一路順風，毫無停滯，直达 特拉布松 港，登 
陆时，則定在 卡拉巴覲 見 帖木兒 ，或將不待前往 撒馬尔罕 ，卽轉回 
西班牙 ，永远不能見 撒馬尔罕 ，亦未可知。正因 克拉維約 之船出 
險，故于次年4月間，方得 由特拉布松 登岸。彼时 帖木兒 已自卡拉 
a , 东返 撒馬尔罕 ，使团以此方有游历該城之机会。当日 特拉布 
松，幷不隶屬于 拜占庭 皇帝，其他自3世紀以来，卽具独立之形 
势。 

克拉維約 自 特拉布松 登岸,首至 爱洛遵占 （ Ex ^ ncan ) ,再自慶 
魯米叶 ( Urmiye ) 湖之北岸，动身經胡叶 ( Huy ) 入 伊朗境 。途中恰 
逢埃及苏丹遣往 帖木兒 之専使。埃及使者，亦携有貢品多件。于 
是兩国使臣，一路同行，直 向撒馬尔罕 而来。 

使团一路上，經胡叶城，行抵 塔布里士 。該域为伊朗之商業中 
心，且系首都，佴自經 帖木兒 將都会移至 苏丹尼叶 ( Sultaniye ) 后， 
仅于 塔布里士 派人鈸守而已。使团行抵 苏丹尼叶 ,与 帖木兒 在世 
之長子丞藶•塗 (Miran Sah ) 晤及,随又赴 德黑蘭 ( Tahran ) 与該处当 
局会見。自 德黑蘭 越 厄尔布尔士山 （: Elbiirz ) 抵 菲盧茲盧哈 ( Fimz - 
guh ) ，再自 迖姆岡 ( Damgan ) 下山，路經 麦什特 ( Meshet ) 肘，曾謁伊 
瑪目 • 李査 (Imam Biza ) 之墓。 

使团自人帖木兒汗国以来，卽享受国宾之招待。到处有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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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食宿，供給一切需要。 

克拉維約及 其扈从,过 麦什特 之后，曾作了一些准备，因其面 
前卽荒寂乏水之沙漠也。 

克拉維約 过 麦什特城 繼績前行，經謀夫 ( Merv )、 巴里黑 ( Belh ) 
再行，卽抵帖木兒之誕生地开石 （ K %)， 过此，卽赴 撒馬尔罕 之大 
道，使团行至途中，曾聞年已70岁 之帖木兒 ，又納第八位夫人。 

西班牙 与埃及兩国使臣，于 檄馬尔罕 受 帖木兒 优渥之賜，曾 
屡次被邀赴盛宴，参加各項典軋。 克拉維約 亦曾將 撒馬尔罕 之宮 
殿、花园备項建筑，游覽殆遍。最使其惊异者， 乃帖木兒 之軍威,营 
幕如云，据云有帳不下5万座云。 

克拉維約 暢游 撒馬尔罕宮 室之际，曾遍覽备处，卽 帖木兒 寢宮 
之內，亦曾覌光。故宫內之布置与陈設，皆有詳尽之描述。幷目賭@ 
木兒虽届高年，仍然主持备項典 9L, 于宴飮上，絲毫不显衰頹。縱 
飮欢乐，通宵达旦。有时幷將印度携回之巨象14只，牽至各园内， 
作种种玩戏,任人民覌賞。 

帖木兒 于晚年，縱情酒色之極 ， 竟致重病不起，于是左右对垔 
班牙 、埃及使臣，作遣回之表示，兩使亦于此际各作归国之計。 

克拉維約 归国之时,取另一途徑，与来时不同。經 載雷夫閃 
( Zerefsan ) 河圭 布哈拉 ( Buhara ) ，于1405年2月間，再至 塔布里 

主。使团于該处，又停留6月，然后向 特拉布松 行，乘船轉至伊堡， 
未停，卽返 西班牙 。 

書中曾論及 帖木兒 本身及其家屬，其宮內生活，皆为他人所 
不曾述及者。作者本人屡次謁見 帖木兒 ，因之增加本書之价値不 
少。 

克拉維約 旣返祖国，遂將此書写成。其本人于1412年逝世。 
当时原著卽有抄本多种流行，其中一部，收葳于馬德里国立國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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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o 

15 82年， 奥耳古特 • 欧摩里那 (Argot Omolina ) 氏，將此稿抄出 
付印。1782!年重版，垄譯本卽以此抄本为主。帝俄时代 有塞来資 
那 斯基 ( Se ^ inoski ) 氏，就原著及印本合幷譯为堡文出版，繼又 
就他本重譯。除增补遺闕外，幷將所举之地名，加以考証，附以地 
圖，經此番整理后,原著上之地名，已無不明确之慷，主文譯者，为 
使讀者醒目起見，乃作此提要，使后人于讀此历史名著之际，不致 
有_晦之感云。 


舞 



第一章自卡提斯至罗德斯島 

偉大的帝王 帖木兒別① 于1370年將 撒馬尔罕 爱密耳 ( Emir )@ 

- 察合台 ( fagatay ) 后裔 索烏哥特迷失汗 ( Soyurgatnms ) 推 

翻，占据 察合台 汗国,自立为王。 帖木兒 續將 蒙古斯坦 全境征服， 
于是南下印度,侵入印度西北部，轉回来，又將中亞的大国 呼罗珊 
( Hamsan ) 及 塔吉 克 人® 的土地占領，此时刺夷 （ Rey ) 已在控制之 
下。 帖木兒 陆續統一伊朗各部，幷 將塔布里士 （ Tabriz ) 、 苏丹尼叶 
( Sultaniya )、 麦德 ( Med )、 索蘭 ( Ceylan ) 以及 打耳班 ( Derbent ) 皆收入 
自己之版圖；尙有 亞美尼亞 ( Ermenistan ) 、 爱洛遵占 ( Erzincan )、 
爱洛祖倫 ( Erztmm ) 及 阿維尼 ( Avnik ) 的 征服； 苒次为占据 馬兒丁 
( Mardin ) 国与 亞美尼亞 (Er menistan ) 鄰邦谷兒 只斯坦 ( Gurcistan )； 
东方旣击敗印度各王，占其大部 土地; 更西經 阿勒坡 ( Halep ) 入 
叙利亞 之 大馬士革 (扣 m ) ， 大肆掠夺，終于統一 伊拉克 全境，而 
入据 巴格达 ( Bagdad )。 

帖木兒除 吞幷上述各国之外，尙消灭若干其他国家及部落，在 
获得这些胜利之余，最后遇到世界上最强大之勁敌，那就是号称 
“疾雷”的 土耳其 苏丹白 牙卽的 (Bayazid) 0 帖木兒 已进軍到了土 
耳其境內的 安哥拉 城堡外，展幵一場血战，結果大获全胜。除將苏 
丹 白牙卽的 擒获外，幷將 白牙卽的 之王子中一人俘获。正当兩軍 
交鋒之际， 西班牙 之 卡斯提尔 (Kastii) 国王亨利 （Don Hanri) 所遣 
来近东之使者二人，恰恰在場。使者一名 佩兌 • 緖托莫約 (Paye Do 
Sutomayo) ， 一 * 名海曼 • 三色都 • 佩罗窝陆斯 （Herman Sen-Serdo 
Palozvolos) ， 其来近东之意，卽在考察帖木兒及白牙卽的兩軍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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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同时調査此对立中之双方社会与民族之狀况,以作判断何方 
获胜之根据。 

安哥拉 会战終了之后， 帖木兒 当接見二位来使,因而引起对涅 
班牙之兴趣。为促进与 卡斯提尔 王之亲善起見，乃厚賜使者，优予 
款待。及聞来使述及 卡斯提尔 国为强大的基督敎国家之一，国王 
地位崇高之語，頗願与 卡斯提尔 王作友好之往来，幷就二位来使 
归国之便，令其携去贈送国王之齓品。至 安哥拉 战事以大获全胜 
而吿結東之后，又謀与 卡斯提尔 国王作进一步之往来。于是在奎 
合台族人中，选派哈吉 • 麦麦特 (Hace Mehmet ) ④为專使，齎送書 
翰及贈品答聘 西班牙 。專使 哈吉 • 麦麦特 奉命，一路平安行抵西班 
牙，覲見国王亨利。除献呈 帖木兒所 致之書翰，及饋贈之珠宝外， 
尙有 安哥拉 战役中得自 土耳其 人之基督敎美女二人。⑤国王亨利 
接到如是之厚贈，誦悉 帖木兒 書翰內推崇之言，耳聆專使表示亲善 
之陈詞，深为欣悅。为績此友好,决遺一使团，往 鞔帖木兒別 ,借以 
敦睦兩国之 邦交。 

因此国王亨利卽命以三人組成之使团前往。此三人中，敎士 
座^ . 庇斯 (Alfons Piz ) 为一^神学家，一为侍衞官 哥奠斯 • 
撒洛澤 (Gemos Salzar ), 一为本人，是 • 哥澤来滋 • 克拉維約 
(Roy Gotzalez Klaviyo ) 奉国王陛下命，齎持書翰及珍貴貢物前 
往。此次出使远邦，沿途所經，举凡各国之狀况，及所遭遇之种种 
事件，逐一加以記載，予認为实有必要。为免事后遺忘起見，此游 

記卽自上帝之子，巻 g 及聖母壁之光普照 西班牙 之紀念日起 
开笔。 


公元1403年 5 月幻 H (星期一）我們从择•赛 • 馬尔斯 
(Par Sen M ars ) 动身，先將行李敖入备妥的船上，僕役又將携帶之 
貢品运上船去， 5 月 22 日（星期二)我們—齐登船出發，船長名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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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 朱陽 • 森道約 （Mersen Julyan Sentoryo )， 这 R 小船，將我們载 
到 卡提斯灣 內的 卡提斯 港，在那里換乘專載我們远航的一只大船•， 
离开西班牙的口岸后，一路順風，当晚卽抵 伊斯帕太 （ Is P artel ) 角， 
星期三到唐哲 ( Tanca ) ，从这里可以看到 非洲柏柏 人 ( Barbar ) 所在 
之海岸上的山峰，再从这里經 过塔里法 ( Tarika ) 角及苏塔 ( Sufca ) 
兩地之后，卽抵 阿尔几西拉斯 ( Elcennefiras )& 直布罗陀 海峽 ( Ce - 
belitarika ) ,沿海峽行过麻白来克 ( Marbelek ) ，岸上連旦不絕的山 

峰及海峽附近的城市皆映入眼帝。同日，我們又从 西耶来度拉非 
( Siyeraddlafi ) 山豚之旁的海面經过。 

5 月25日（萆期五)我們从远处望到 馬拉加 ( Mai 吨 a ) 港，当 B 
卽在該处抛錨靠岸，从星期六至下星期二，一連几天，船皆停在此 
港內； 因为船上所裝載的許多桶橄欖油及其他的油类，皆在这里 
卸下。 馬拉加 城位于距海岸不远的平原上，这座城市是从港口到 
海岸之間用兩層牆垣圍护起来的一座坚固的堡壘。 馬拉加 城外, 
尙有面积广闊，地势重要的市鎭一座，名为 爱洛卡撒巴 （ Elka - 
saba ) 鎭，从市鎭通到 馬拉加 城之間一段大道，也用平行的兩道圍 
牆連貫起来，港內有船塢、造船厂各一处。濱海的地方，修有一道 
城牆，艢內是城中居民所建的美丽花园、別墅、果园，附有花园的房 
舍，一直远及于山麓。自海岸至城前皆为倉庫、棧房所塞滿，商貨 
堆积其間；人 U 之稠密，較城堡之內，尙有过之。 

5月30曰（星期三)船自 馬拉加 港駛出,沿海灣前进,岸上的 
山豚直伸到海边，海口的山坡上，点綴着果林及花园。 

下一站我們所經过的是 維来 • 馬 拉加 (Velez Malaga ) 港，此处就 
山巔上建立一座坚固的堡壘。再进卽迖 爱洛 S 克兒 ( Elmonker )； 

晚間，我們又駿过垔！竺山豚 ( Sibiranedada ) 旁的海面。 

次曰船已过喀他基那 （ Kartacena ) 的巴罗斯 ( Palo S ) 角，星期 


• 19 • 

五，抵卡他倫亞 (Katalonya) 省所屬的馬耳丁 (Marten) 角，次日晨 

V " 

光熹微中駿过一座名 福尔鬥德辣 ( Farmanter ) 的荒，島，再前停在史 
維薩 ( I ^ a ) 群島前，一直駐到6月13日。这些天，我們为惡劣的 
天气所阻，不得繼續进發，到6月16日，我們的船 从馬佐卡 島 
( Mojorka ) 前經过，再行 2 H ，我們曾望 見米諾卡 島 ( Minorka )， 佴 
是船未停該处，仍繼續往 前行。 

海程上續行了多曰以后，方經 过科西嘉 島 ( Karsika ) 及撒丁島 
( Sardinya ), 6月 23 曰船泊于 加厄大 港 ( Geta ) ，乃登岸入城,在城 
內 聖法蘭西斯哥 敎堂附近某处,居留16天，船上所載来的貨物，皆 
在这里卸下，从新又裝上橄欖油。 

7月13 H 从 加厄大 港繼續进發，当日海上起了颶風，次 H 風 
刮得更剧烈，甚至將船上的桅杆吹断。再前行，恰 逢伊思特姆保 利 
( Istromboli ) 的火山正在爆發，山口噴出的濃烟冲上天际,海面上 

皆为烟霧所籠罩，不辨方向。船長来与我們商議，闔船人士作祈禱 
以脫 灾难; 于是全船水手高誦頌主之歌以求佑助，祈禱后我們入于 
睡乡；至于船主及水手們，仍然在醒着不敢睡去。颶風仍然在吹， 
風浪声中，不时听到船長及水手們的惊呼声及喊叫声，最后船長又 
將全船水手喚起，令他們从新作一番祈禱。 

次日淸晨，我們經过 利巴利 群島 ( Liprai ) 之前，直向 墨西拿 
( Mesina ) 进發，赂近 墨西拿 岸的时候,船擱淺在沙攤上了，我們以 
为这場巨禍將毀灭了一切物品,誰知經过种种努力，打破了許多困 
难，終將船救出，幷且从新向海面开駛出去。 

7 月 23 H (星期一)我們是从 墨西拿啓 碇向 卡拉馬他 (Kala- 
bra) 进發，不久卽抵該处，沿途看見不少荒島，有时也在荒島边上 
停留一下，最后于 8 月7 H ，进抵 克里特島 （ Kalimnos )。 稍作停留 
卽开向其鄰近的蘭可島 ( Lanko ) 或称为卡索島 ( Kos ) 去，此島上的 



• 20 • 


居民，多系自 罗得斯 ( Rados ) 島上 迁来， 尽屬于希臘正敎派，自此 
島再往东，卽为 土耳其人 的海岸，有人劝我們在黑夜从海岸与近 
岸的 尼斯波罗斯 島 ( Nisporos ) 中間偸航过去，我們沒有此种胆量， 
事遂作罢。等到白天，我們駛向距 土耳其 人海岸較远的 罗德斯 島, 
將近黃昏，船在罗德斯的港口前抛錨。 


( i ) 原注： 克拉維約 在書之前半，皆 称帖木兒別 （Timur Bey ), 及抵撒 馬尔罕 
后，在文中有时用“皇帝”，有时用“閣下”之称号。 

© 釣注 : Emir 一詞，旧譯为“异密”，与突厥語之音不合，应为“爱密耳”，其意为 
部县，头目，王公之类官階。 

③ 原注： 克拉維約 文中之 塔吉克 人係指伊朗北部 之塔吉克 族人而言，其用法 一 
如称土蘭境上之居民係 土耳其人 而言。 

④ 原注： 哈吉 • 麦麦牿 之名在 西班牙 文本上为 Hace Mehmet , 英文譯本上改 
为 Elhace Muhnmmed , 按照原名应为 Muhanimed Elkatle 。 

⑤ 原注： 克拉維約所 述帖木兒曾贈基督敎2美女与 西班牙 国王一事,据1582 
年刊行此書的 波立那 考詆:此2女子一名 瑪利亞 （ Mariya ) ， —名 安芝莉娜 （ Ance - 
lina ) ，据傳 安芝莉娜 为希腊人， 瑪利亞 則为匈牙利人，且为 匈牙利 皇族中之女子，此 
2人皆于 尼可波利 战役中，为 奥思曼土耳其 人所俘，自經送至 西班牙 后，皆配与 西班牙 
貴族，其事迹皆入于西班牙之詩集中，作为詠誦之新材料云。 




第二章自罗德斯島至白玉路 


我們在 罗德斯 島登岸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探从耶路撒 
冷退出的 聖約 翰派 ® (Sen Jon ) 大主敎是否仍居留于此地。佴是 
据我們所得到的消息看来，大主敎与法国远征軍大將 布西戈 
( Busiku ) 率領 热那亞 ( Cineuiz ) 艦队，一同出發攻取 伊思坎大倫 
( Iskenderun )® 去了；因此我們于次日先拜訪大主敎所居之敎会 
及各位敎士，探問消息。各敎士虽在大主敎外出之际，仍然对我們 
殷勸款待，幷以 卡提斯亞 国王所遣来專使之蒞临引为荥墉，願尽可 
能的供給一切。 

大主敎之敎会人員，当为我們选擇一座屬于本敎派之騎士駐 
扎处所，为我們下榻之处，其地临近 聖卡特偷 (Sen Katerin ) 所建立 
之敎堂 0 

自8月5日（星期日）起，至8月30日（星期四）止，我們皆休 
憩在迖里，不过,在这期間，重要消息絲毫沒有获得。 

仅有新返 罗德斯 島之某人，談到 叙利亞 海面停泊的艦队，有移 
动的模样。另有新自 耶路撒冷 聖地巡齓归来的人,也作同样的傳 
說。 

据所傳說的消息看来: 帖木兒 在返回 叙利亞 之际，將發动对埃 
爸的攻势。③ 帖木兒 曾派使者論埃及投降，幷有向埃及苏丹堤出卽 
早臣服，归为 帖木兒 的藩屬，按年納貢等招降条件之說。 

万一埃及苏丹对这些条件,加以拒絕，酷热的夏季一过，根本 
未曾把埃及苏丹看在眼內之 帖木兒 ，轉回 叙利亞 之际，卽將大举入 
侵 埃及; 帖木兒的使者，已經將上述种种，吿論埃及駐耶路撒冷長 



• 22 • 

官，幷令典傅吿 全笔人 民云。不过迖些消息，皆屬謠傅，所以我們 
也未加以重視。我們正在 罗德斯 島等候消息之际,有 热那亞 艦队 
的四 R 船开到了，幷且帶来最后的消息。据艦队上人所述：艦队圍 
攻 叙利亞 沿海岸 康地立 城 ( Kadilj ), 經过12个月的摧毀，已然是 
旦夕可下，不料圍城的队伍中，忽然發生內哄，結 果热那亞 人及法 
_運騎士殘伤甚众，艦队鑒于此城之难于攻下，乃另向 叙利亞 的塔 
布魯斯 （71^1仙）城攻击，佴是迖座城的居民頗長于 防守； 他們在 
城郊掘下壕溝，上面掩盖很严，等騎士弃艦登陆之后，他們猛自壕 
溝中跳出，一陣掩杀，所有后退不及的騎士，皆作了牺牲。因此谷 
艦队長官忙来集議战策，最后約定令小型船只先开到 伊思坎大偷 
口外1个月，大型船艦作攻击 貝魯特 ( Beymt ) 之用。 

貝魯特 城是 大馬士革 ( Sam ) 的海口，現在由巨艦担任攻取該 
城的任务；小船卽开来 伊思坎大倫 口外待命。佴是相隔1个月之 
久，仍未获到巨艦上任何情报及命令，因此小型艦上受了严重的損 
失。原来小型艦上所載的馬匹，早因缺乏淡水而死亡大半了。据最 
后 的消息，大小艦队皆將开回 罗德斯 島 o 然而 帖木兒 的行蹤仍楚 
杳然，就是我們在 罗德斯島 的期間，絲毫沒有接到关于 帖木兒 行蹤 
的任何眞实消息。最后我們曉得非追蹤到 卡拉巴 （ Karabag ) 不能 
見到他，因为他一定要到 卡拉巴去 过冬，卽使我們赶到 卡拉巴 而逄 
他往旁处去时，至少也可以得到他行蹤的确息，那是不成問題的。 

罗德斯 島上不只有一座城。一片大平原上，建有若干城市及 
堡壘。 罗德斯城 幷不大，城四周有牆垣圍护，城艢上建有碉堡，大 
主敎所駐敎会及騎士駐扎之处就在迖堡里。城外尙有雄偉坚固的 
堡壘一座，附近尙有小城，其中有修道院，壯丽的敎堂，及宏大的医 
院。此处的騎士皆屯駐于堡壘之內，輕易不得外出，这是悬为定例 
的一条禁律，非得大主敎之允許，騎士不能自由出去。罗德斯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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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闊，頗利于防守;沿港口皆有城牆掩护，兩座防堤之一，建立了不 
下四十处水磨。城堡之外，美丽的花园在望，田野上的房舍，星罗 
棋布，檸檬树及果树，充塞行間。 

島上居民，皆为希腊人，屬希腊敎会管轄。港口船只出入不 
絕，商業繁硌。 土耳其 人卽居于对面岸上，对島上动靜的覌蔡，極 
为容易,島之中心部分，尙有城市及堡壘若干痤。 

8 月 3 1 日（星期五）我們已登上一只开 往撒克斯 （ Sakiz) 島的 
船，这座島上的头目，名 叫盧諾 • 亨泰尔 （Loonard Hentel), 是一个 
热那亞 人，是日因为遇到逆風，所以我們沒有出發。 从罗德斯 島至 
撒克斯 島的海上往来，眞是冒險的航行。因为一面临 近土耳其 海 
岸，虽然是想离远些,实际上幷未能 离得赴 另外是忽隐忽現的小 
島很多，随时有触礁的危險;所謂夜半临池者，正是这种惡劣天气 
中航行的好写照。 

我們倘若在星期五出發，則自星期六至下星期二,皆要在海上 
与逆風相搏斗，尤其 是土耳其 海角的难以偸渡，使我例不得不暫作 
等候。等到 9 月 5 日，風力和順，我們出發到 哀斯唐西約 (Estan- 
ciyo )， 或名 之为； ^( Kos ) 島。船未續进，卽在此此靠岸。在这个 
島上停留了 一整天，購置肉类及淡水等物。此島亦隶屬于 罗德斯 
島，向以农产著称，果林、花园、遍于城之四周。島上駐有約翰派的 
騎士百人，由 罗德斯 之大主敎派来一位主敎統率。 

9月6日（星期四)繼續登程，仍然因为風向不順的关系，航行 
緩慢， R 走出不迗的一段路。次日也如此，船距 土耳其 海岸很近， 
小島又多，風势逆吹，以致向前推进时，困难万分;午后剧烈的風力 
吹着船作橫行，几乎触着海岸。我們惟恐船只淤淺在灘上，費了很 
大的气力，才將鋪抛下。当日及次 H 得卒安度过，未肇禍事，眞是 
万幸。这时，我們面前的島嶼全是些不知名的小島《屋期六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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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这些不知名的島嶼間穿行过去，最后到 克里特 島•，迖里也屬 g 
德斯島管轄，晚間停于該处。星期一淸裊，船又开行，午間經过主 
耳其海岸上的一座城市，名为新 • 帕蘭亞 (Yeni Palanya ), 据記, 

安哥拉 会战之前， 帖木兒軍 曾在这里安过营寨。 

次日星期二，我們的船行到 萊罗斯 ( Leros ) 島，此此仍然隶屬 
于 罗德斯 。風吹得極猛烈，波浪滔天，我們为免得复沒起見，赶快 
將船欺进港内躲避, T 鋪停泊，从島上提来淡水作补充之用。 萊罗 
趣島上建有城市及堡壘各一座,堡壘極为高巍，四面有民房翼衛，居 
民皆希腊人,其領釉为 罗德斯 島方面所委任的一位騎士。 土耳其 人 
时时自新 • 帕蘭亞 渡海来此侵扰;去年，有一只 土耳其 船駛到这里， 
船上水手，將居民的牲畜搶刼，田間农作中的几个农夫，也遭據去。 

星期四早晨，又从 萊罗斯 島起航，駛过一座荒島，名 麻大亞 
( Madarya )， 这里有很好的牧場及淸冽的泉水，噴泉遍于全島。同 
日我們看到 帕古斯 ( Pagos ) 群島，居民皆屬希腊人。次日又穿过一 
座 土耳其 人居住的島,名 撒諾斯 ( Sanros ), 从迖里过去，又望到一 
座由妇 A 統治着的 尼加雷亞 ( Nikariya ) 島，同日，我們的船穿行 
过許多大的小的島噢。 

9月15曰（星期 H )， 仍然是在群島中轉来轉去，夜間借風力之 
助，至星期一我們已抵 土耳其 海岸的贊陀 ( Zanto ) 角的对面。再前 
行則 撒克斯 島已經在望。星期二的午前，在 撒克斯 島的海港內集 
岸，当日舍船登陆，船上所載的物品，也一律运上岸来。 撒克斯 島 
面积旣小，城池亦小得可憐。此島为 热那亞 人之殖民地，由島上眺 
望对面的 土耳其 海岸，極其淸楚。 撒克斯 城的四圍，有城艢衛护, 
城上建有碉堡若干座，但是城拌沒有建筑在高山上,卻在平原上。 

我們停留 在撒克斯 的时候,为 帖木兒 所战敗了的苏丹 白牙卽 
的之子伊撒 O 以有去世的消息，我們听到伊撒的几位弟兄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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廝杀起来,原因是在爭夺苏丹位。 

我們本有卽 H 离开些^島，繼續进發的意思，因遇不到船只, 
只好作罢。在迖島上一直候到9月30日，最后才雇到一只將开往 
伊思坦堡 的船，我們方得績牙 f 。 就在一个順風的夜半，船离开撒克 
贺島。太陽初升的时候，自靠近 土耳其 海岸的 米底鄰 島 ( Midilli ) 
旁經过，晚間靠近 聖馬利 (Sen Mari ) 角。④ 

夜間，忽然起了暴風，愈吹愈烈，竟將船帆吹破。过 杜曼亞 
(Domanya) 之后，風力愈狂，时正夜半，四面漆黑，因此船長認为有 
暫且停留一夜的必要，候到天明，再行 續航; 佴是后半夜的風轉变 
方向，將船吹向后退，到黎明时，我們的船已經被吹回 麦尔地 （ Mer- 
di ) 島不远的地方。此处距 土耳其 海岸極近,于是我們决意將船缺 
回 米底鄰 去修补船帆,或添換一个。随后又雇了一个引路的 水手; 
因为船上的水手，沒有一个認識这条水路的。至午間，我們返到丞 
底鄰，船在那里抛了錨。以后的4天，卽星期二至星期五，皆留在 
島上。这期間，船帆修理好了，幷且雇到一位領航人。 米底鄰 城是 
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房舍皆建在伸入海中之半島的山上，城郭 
附近皆有华丽的楼房及敎堂，城內人口稠密的程度，較往日有增無 
减，城內尙遺有战事中摧毀过的宮殿多处，我們曾見有一处皇宮， 
保留着 4 0个礮彈的痕迹，其地是从前人民举行聚会的所在。 米底 
鄰居民皆屬希腊人，往日臣屬于 东罗馬 帝国的 伊斯坦堡 皇帝，現在 
是由一位 热那亞人 統治着。 

島上国王的父亲是 东罗馬 帝国前皇 安特罗尼古斯第三 (And- 
wnikos ) 的駙馬，而他本身就是公主所生的皇外孙。 

据居民傳說， 米底鄰 島在20年前,曾發生过一次剧烈的地震， 
現在的东罗馬帝国廢皇,在地 S 2 發生的那一年,还是一个怀抱中的 
嬰兒。那夜他正与父母，弟兄們在一座堡壘的宮內睡覚。地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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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馑壘崩毀，全家除这个嬰兒之4,皆被压繫在塌房之下。次 
H ,各处淸除芄礫之际，發現这位小王孙約翰 ( Jon ) 活潑地臥在‘一 
張搖床之上。原来这位小王子在地震之际，連同小搖床一齐从高 
山上滚到山脚的一座果树上，这样毫無損伤的遇了救。 

停在 米底鄰 島上那几天，关于迖位最近摘下皇冠，跌下宝座的 
廢皇約翰的消息，听到不少，他为其叔父皇帝 麻努来 ( Manuel ) 
逐出的經过倒有叙述一下的必要。廢皇約翰曾納 米底鄰 王 岡提 罗 
_( Gontii OZ y 0 ) 之公主为妃 ， 直到最近，皆住在父处,佴是在我 
們到达 米底鄰 之前不多的日子，廢皇約翰偕同岳父母乘坐兩只大 
船，率領衛队及战艦等去接收 伊思坦堡 皇帝 麻努来 的領土 薩罗尼 
埜 ( Se 值 nik ) 去了。其事原委是这 样的： 廢皇約翰，原由 土耳其 苏 
丹 白牙卽的 扶养長大的，居住在 土耳其 人的城市 西利米亞 ( Sili - 
mirya ), I 399 年，法国援 系罗馬 軍大將布西戈以战艦10只，滿載 
軍队,猛攻这座 西利米亞 城，城破之后，將約翰携去送往 伊思坦堡 ， 
幷將約翰与其叔父皇帝 麻努来 間的仇隙 解和; 这次和好的条件，是 
皇帝 麻努来 將 薩罗尼加 城划与約翰，任其統治。 

布西戈这 样將其叔姪和解之后，乃偕同皇帝 麻努来 赴法国去 
了，皇帝为对抗 土耳其 人起見,故亲往西欧去求援。皇 帝麻努来 离 
位之际，曾命約翰攝政，就是說在其叔父赴西欧求援未归之前，大 
政由其处理。 

皇帝 麻努来 赴法后，約翰曾乘机活动，与在 安哥拉 陣地中的苏 
丹 白牙卽的 勾結，暗通款曲 Q 苏 丹白牙卽的 彼时正在 安哥拉 与帖 
主里对壘中。当时約翰向 白牙卽的 所提出重要的条款是，假_ 
牙卽的在安哥拉 战役中获胜，約翰卽將 伊思坦堡 献出，自己願臣附 
于苏丹之下。 

豈知皇帝麻努来在白牙卽的全軍复沒之后，返归伊僅;获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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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的全部陰謀后，大为震怒，宣誓終生不願苒見于是迖位弄 
巧成拙的_，从宝座上跌下， 薩罗尼加 的統治者的地位也失去, 
不得已，才来 米底鄰 住下。 

約翰失去 薩罗尼加 的土地，心中自有些不甘，时思恢复，所以 
才在我們柢此不久之前，与岳父一路去收复領土去了。 

米底鄰 国王 岡提罗斯約 在出發之前，曾遣人赴其至友 布西戈 
处去声辯此事，謂皇帝 麻努来 在当年曾允 將薩罗尼加 分与 約翰 ，今 
又食言，將其驅逐到 米底鄰 实为不当，請其主持公道，加以援助。 

那时候， 布西戈 駐在 伊思坎得偷 ，假如他从 伊思敖得倫 回 伊堡 
来，一定要援助迖位故友的女婿，佴是我們停在島上的期間內，据 
說所遣之使者，已然归来，究竟携回的答复，內容如何，無人 知曉。 
据我們所听到的消息， 布西戈 曾自 伊思坎得偷 到 罗德斯 島，以后又 
从那里到一个無人知曉的地方去了。 

10月6曰（星期六)我們动身通过 土耳其 海岸边的海峽, m ± 
耳其海岸的 聖瑪丽 (Sen Mari) 角，次曰船沿 稜諾斯 島 (JemxLos) 左 
岸行,繞过这个海角，再駛过迖座荒凉無人 的棱諾斯 島后， 伊思坦 
堡政府所管轄的 因不洛斯 ( Inrn > S ) 島已然在望。晝間風向虽是逆 
吹，佴不很大，夜間逆風轉剧，我們本想將船开,近 棱諾斯 島去，强烈 
的風力，逆阻着不得前进。海峽处急流又將船往回推送，于是我們 
擇定在 土耳其 海岸与 稜諾斯 島之間抛錨停泊，昔 H 繁盛的 特罗 ; fe 
城 (Truva) 就在海峽 右岸; 我們从停泊的地方可以望到这座殘城的 
遺迹，殘垣断壁上还留着已經半毀的灯塔,城內有頹艢廢壘及旧 H 
宮殿建筑的故址。迖些皆橫臥在由海岸及于远山的一片平原上， 
特罗芄城綿亙若干哩之長，城头接連一座高山，昔日名 伊里輿 
(Ili yOD ) 的堡壘据說就在这里。 

这座故城对面的稜諾斯島，昔 H 是特罗瓦城的商港，凡是运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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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的希腊商船，皆先在島上卸貨。昔 H 有布腊姆 (Briam) 王，移 
来許多居民到島上,建起一座碉堡，幷且定名为 綾諾斯 島。凡是靠 
近城边的希腊船只，在島上可以很淸楚地望見。佴是迖座繁盛的 
名島,今曰竟然日就衰落。我們在距 稜諾斯 島不远的地方停泊之 
后,派人乘小船到岸上采办淡水及柴炭。我們船上这兩項用品，已 
感缺乏，同行人中，亦有願往島上一游者，于是坐上小船而去;及登 
岸的游者归来說•.在島上見有無数的花园、果林，树林旁有噴水泉， 
島上的农田，到处可資耕种，葡萄的产量旣多，味亦甜美,且有可供 
狩獵的禽兽；另一部分游者在島上尙發現了一座廢壘，我們由迖座 
毀弃的僅壘，可以引出此地就衰的痛史来。 

22 年前， 东罗馬 皇 帝約翰 • 佩路略斯 (Jmx Paleologolos) 占領 
这座島后，曾允將此島划归 热那亞 人。其交換的条件为 •.皇 帝一旦 
与苏丹 穆拉特 (Murat) 宣战， 热那亞 人須援助东罗馬帝国。 

东罗馬 皇帝虽然如此預約將此島划归 热那亞 人,佴是轉手又 
將它卖与 威尼斯 人。 威尼斯 人購买到手之事,外人亦不知曉其經 
过，这座島由 威尼斯人 經营,將城池建起，堡壘修繕完整，工程將竣 
之际，为 热那亞 人所聞悉,当时提出抗議，声明•.“此島系 热那亞 人 
所有，皇帝为获外援將其划归 热那亞 人，此島为出兵援皇帝所得来 
之交換条件，所以卽使 东罗馬 帝国皇帝对之，也無讓与或出售之权 
利。”因此兩方間的冲突，立刻卽起。 

热那亞 A 与 威尼斯 人在 稜諾斯 島上的冲突發生之后,双方除 
去在陆地上交鲦外，海上艦队也列开陣势，互相 攻击； 双方各据島 
上之一角，进而肉搏原杀，自然，各有死伤，最 后威尼斯 人接受調停 
条件，願意和解。条件系將 威尼斯人 新建的堡壘及其他建筑物，一 
律拆毀，其意是使此島重返于無人停泊的荒凉之地，幷將島上破坏 
到無法占据及無可利用而后已。从那时候起到今 H , 棱諾斯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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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变为無人居留的荒島了。另一方面 热那亞 人与 威尼斯 人之 
互相仇視和猜疑也起自彼时。 

我們本打算次曰（星期三）从 稜諾斯 續往前进，仍然以風向不 
順的关系，未能开船。星期四至星期日仍在原处停泊，星期日 从!^ 
思坦鍵 开来一只船，从我們这里經过；我們問他們:“近曾泊何处?” 
答以，“从 伽利坡利 ⑤ (Gelibolu) 停了以后，卽开出来的。”按伽利 
坡利是屬于 色雷斯 海岸，而为 土耳其 人掌握中的一座 市鎭。 这 R 
船裝載着小麦，开往撒克斯島去。据这 K 船上人傳說， 伽利坡利 疾 
病流行，居 民死亡 甚众。星期日，風々仍烈，当日旣未能成行，又在 
島上續留了三 H 。 

从 稜諾斯 島的高山上，可以远眺 希腊 境內的土地及山嶺，尤其 
是 阿意諾罗斯 山峰 ( Aynaroz ) 就在眼前，听說上面有一座希腊修道 
院;院中絕对不准妇女入內，除去人类中的女性不得进入以外，就 
是陰性的动物，亦禁止入院。 例如： 母貓，母狗，以及其他陰性动 
物,皆不許与修道的敎士接近。因为接近任何类陰性动物,皆有引 
起欲念的危險。这些修道的敎士，居处安适而不食肉，听說由海 
路爬山到修道院去，有2日的路程。 阿意諾罗斯 山上,除有一座最 
大的修道院外，尙有小規模的道院五六十座。其間敎士皆披黑色 
毛耩道袍，戒肉，戒酒，戒用撤檀果油，卽屬血色的魚类，亦在禁用 
之列。所有这些詳細的叙述，皆是从路过此間的那只船上水手們 
口中得来。他們皆曾朝过許多聖山，他們的話，有我們的船長在旁 
加以証实,显見是不虛。 

最后至10月 I 7 曰（星期三)風力調順，我們从 棱諾斯 島起程， 
前后已在这里停了 10 H 。 所停的地方是介乎 土耳其 海岸与島之 
間的海峽中。星期三中午,我們到了一座名曼恩 （ Man ) 的島旁。 
这也是一座荒島。星期四，天气很好，海面平靜，我們未駛进韃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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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海峽， 只得 在峽口外停了一夜。次 H 船乘着順風送人峽 a ，此 
峽 n 最窄狹处 r 有8哩寬。⑥右岸屬 土耳其 人，再进迎面卽是一 
座高山，山巖建有雄偉的堡壘，山脚处是一座大衬落。堡壘的牆垣 
已經倒坏，堡門敞开。据土 人云： “一年前， 热那亞 人曾来此从土耳 
基人手中將堡夺来加以破坏而去。”此处名为“路尽头”或 “轉弯 
处”，⑦昔日希腊人从迖里渡过海，侵扰 土耳其 人的 特罗瓦 城时，在 
迖里設立根据地。希腊人在通 特罗瓦 的路上，掘有战壕,我們望到 
三处壕坑,皆在“轉弯处”之上首。 

在海峽左岸，有希腊人建立的一座堡壘，⑧据:說附近所有的衬 
鎭为保护海峽的进口处，皆一律將房屋建成高楼。船續前行，土耳 
基海岸上有兩座大 灯塔； 塔之附近，皆有民房建筑，地名 多白克 
( Dobek ) 0 据傳旧 H 特罗芨 城居民，曾將从此处到 聖瑪丽 角一帶 

加以占据，不知确否，当 H 落黃昏的时候，我們的船停在希腊岸的 
灯塔旁，塔名 福阿載 灯塔 (Foahze )。 

星期六，船抵 伽利坡利 城，迖里也有一座堡壘。此地虽在希腊 
境內，然早已归屬 土耳其 人，現在是苏丹 白牙卽的 ⑨之子 苏来曼 • 
札来比 (Siileyman felebi) 的領地。 土耳其艦 队及商船等皆在此 

屯衛。 土耳其人 在此建起規模宏大的造船厂及船塢等。我們經过 
該处时，見泊有土耳其巨艦約40只， 伽利坡利 堡壘內已为軍队所 
塞滿，这钱队伍，經常地保持饕戒狀态。 伽利坡利 城之被占据，是 
海峽內_海岸上落到 土耳其 人手內的第一座城市^ 土耳其 人是 
从 热那亞 人手中將迖座城夺去的，該地距主境不过10哩。 土耳其 
人將 伽利坡利 占据之后,希腊人的 色雷斯部 分領土，也吿不守。同 
时其艦队也来此集中，又不断地从本土調来軍队， S 輸槙草，建起 
扼制 东罗馬 帝国咽喉的根据地。 

韃鞄尼尔悔峽从进口处到伽利坡利城是綿長的一矣狹路。現 



在左岸是希腊，右岸是 土耳其 ，自 伽利坡利 往北行，海峽逐漸开展， 
一直到 馬尔馬拉 海，更为开闊。 伽利坡利 城外山巔上，建有名 撒圖 
拉都 ( Satorado ) 及 爱克撒米罗 ( Eksamillo ) 的兩座堡壘。从这里 

我們东望 土耳其 境上尽系山嶺及谷道，佴是在欧洲岸的 色雷斯 境 
內是田疇相望的年原。我們往前行时，已近黃昏，晚間 到西自可斯 
半島 （ Sizikos ) 的頂端停船。据傳 帖木兒 將 白牙卽的 战敗之后，从 
俘虜队中脫逃的 白牙卽的 軍的殘卒散兵，曾一度流窜到这座半島 
附近，幷且掘过溝壕，作为夺取这_島的据点。次 H ， 我們到 馬尔 
馬拉 ( Marnmm ) 島； 伊思坦堡 敎堂所用作石柱的云石,卽出于此 
处。自前晚船沿岸行时，我們已然踏入 东罗馬 帝国境的 呂底亞 
( Ridiya ) 境內。此后，船又駛至距 土耳其 海岸最近的一座 可偷布 
^( Kolombos ) 島停息。从島上可以望到 澤拉非里米 ( Zilafilimi ) , 
那里是通到 土耳其 最繁盛的城市之一—— 布魯橄 ( Bursa ) 的孔道。 

星期一，太陽將落之际，我們仍然沒有走出原处，因为風势逆 
吹得很剧烈。星期一、二兩日，風势仍大，我們將船駛向西岸，緩緩 
前行，及距岸有兩哩时，我們方知已距 伊思坦堡 碼头不过15哩之 
遙了。于是我們先派遣一人到 伊思坦堡 之 白玉路 为我們預备宿 
处，同时通报当地官府，我們是为覲見皇帝而来。 

10月24日（星期三）我們乘坐的小船上的所有物品，全部移 
到迎接我們的大船上。我們也同时乘坐大船靠岸，一路平安到达 
白玉路 。早有僕役为我們备好住处，我們同来的一行人皆居在一 
地，因为逆風不息，我們乘来的小船，仍泊于原处。到途伊堡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与备友人商議下段行程問題，因为路上已多延擱， 
現在已屆不利行船的冬 季了。 

($) 原注： 耶路撒冷 的 Sen Jon 派的大敎長及騎士自 皲土耳 其人驅出后，从 
1309年至1522年間皆屯駐 于羅德斯 島上， 当克拉維約 游 至羅德斯 島时,大敎長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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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遞 • 累拉克 （FiUbert Kelak ) 0 

⑧ 鈞注： 此港位于叙利亞境北部之 阿历山岱 牿海灣內，或称之为 阿历山岱梓 
( Alexamlra ) 港。 

⑧ 原注： 彼时 埃及 苏丹为 庫来曼 軔的苏丹 納思倫丁 • 凡来芝 ( NasMddinF ^ 
ree ) ，在位期間为1393至1406年。 

④ 原注： 所謂 聖礪丽 角者現名 巴巴角 〔Baba Burnti )。 

⑤ 原注： 伽利 坡利 是在1358年为土耳其人所占頜。 

⑥ 原注： 实际上最狭处不足3海里。 

⑦ 原注： 此处今名訓为沙堡 （ Kumkale )。 

⑧ 原注： 此处今名 撒的巴黑 ( Seddilbahir )。 

⑨ 鈞注： 苏丹 白牙卽的 敗于 安哥拉 ，被擒，死于1403年3月9日，尙遺有4子在 
世’名 苏来曼 者君临欧洲的領土;伊撒、母撒及 麦麦特 3人則角逐于亞洲，互爭大位。 
至1虹 3 ,其中数人死， 麦麦特 始將土地統 一 ， 称麦麦特第一 。 克拉維約 过此境时 ，± 
耳其內部正在紛爭中。 



第三章伊思坦堡 

10月28 H 我們接到皇帝 麻努来 召見的通知，于是乘 坐一只 
小船，从 白玉路 （旧名庇拉 Pera ) 区出發到 伊思坦堡 去岸上許 
多官員来迎，上岸換騎赴 布拉察那宮 ( Blachemea )。 ⑧此时皇帝率 
領臣屬扈从，适从敎堂归来，卽在便殿上賜見。 

皇帝高坐在宝座上，宝座鋪有小幅地氈，再蒙以獅子皮。宝座 
背上有一黑絨綉金之背枕。皇帝召問片刻之后，我們卽謝恩退出， 
徑返寓所。 

皇帝遺使来賜一只新獵到的鸛鳥。 

殿上謁見皇帝之际，見皇后伊偷 ( Iren ) 及年輕的皇子二人在 
側，兩位皇子，一名 約翰 ， 泰道尔 (Jon Teodor ) ,—名安 德罗尼可斯 
( Andronikos )， 年長者也不过八岁。一周后，皇帝遣內侍多人来宣 
論，其內容皆是我們在覲見之际所恳請的备項答复。 

11 月 30 日，恳請皇帝准許我們游覽全城名胜，瞻拜各大敎 
堂及敎堂內所收藏之聖物，以为远来之人一开眼界，幷請指定官員 
引导。 

当蒙皇帝允可，幷指定駙馬 伊拉包 ( Uarbo ) 任引导。駙馬为 
热那亞 人。 

伊拉包 是 贊巴来諾 • 露芝娜 公主 (Zomboblelno Logino ) 之夫 
婿。他奉命之后，卽率領內侍数人来我們寓所，引导我們赴所欲游 
覽之各处，我們所要参拜的第一处 是聖約翰 (Sen Jon ) 敎堂。⑶ 

聖約翰 敎堂距离 布杜察那 宫不远，敎堂的門前迎壁上 ， mw 
約翰像迎面而立。聖像繪来庄严而工整。自大門入內，正面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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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經開，四角由立柱支撐，其 7 为赴正堂必經之路 & 經閽内滿壁上 
皆雕苻神像，下附說明;各像或以金叶包裹，或以藍、白、綠、紅色油 
漆彩飾，通过經閣，院落卽在目前。院內四面皆有走廊。天井中藤 
蘿滿架，濃蔭薇天。再进，方望見正堂，正堂之前，又有八角亭。亭 
下为噴水池，池为黑白兩色石所卿成，但拄色碧綠，正堂与敎会用 
房兩部分合为正方形。走进正堂前，有三座門，各門上之浮雕，不 
尽一致。中門巨大， pg 板皆系銀制。門之上，建有門楼，排列綠柱 
四根，各柱前悬有銀十字架。正堂各門上，皆挂軟簾，敎士領作祈 
禱时，掀帝而入，不为人覚。 

堂內之天花板上，皆雕有庄严神像。正面为天父基督的画像。 
四壁亦刻有神像多座，各神龕旁备有座位多只，制做精致 ，旁有小 
盂，用备吐痰之用。堂內悬銀灯多盞。敎堂所收藏之聖物甚伙，以 
箱籠的鑰匙存在皇帝手內，箱籠亦由官署經管，敎会人亦不能妄 
动。虽然如此，我們迖次参拜时，幸承敎堂执事 將聖約翰 之左臂一 
只，允我們瞻仰一番，这是一只从肩部至指尖的完整膊臂，嵌在鑛 
有宝石的金匣內。 

此外,迖座敎堂里尙保存有基督的遺物多件。可惜当 H 未能 
令我們瞻仰，因为皇帝出外行獵，这些聖物箱籠的鑰匙存放在皇后 
处，皇后未將鑰匙送来，所以这次来不及参覌，佴是执事人員，允在 
来13，使我們瞻仰一下，这且留到后面再講。 

聖約翰 敎堂附設一座修道院，里面住有修道士多人。院內宏 
大的餐厅內，橫列大理石長桌一張，長及十佘丈，兩边列有木櫈，全 
体修道士皆在此厅內进食。道院拥有果林及园囿多处。 

同13，我們又到 聖瑪利 • 庇利帕拉突斯 敎堂 (Sen MariPeripila - 
扣 s )@ 內参拜。敎堂門外立有許多神像。正堂前幷列有若千神像 
浮雕，附有解說，顏色皆取金 碧色； 走入敎堂时,左方卽見有聖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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莖的画像，旁附說明。 聖瑪利亞 足踏 30 座城堡的名字，以希腊文 
—标出。据引导者 講:此 30 座城堡是由 罗馬紐斯 (Romanus ) 
皇帝捐贈与該敎堂的产業。 聖瑪利亞 像上，尙悬有銅鉄牌多塊，牌 
子系用鉛絲封印系牢。牌上書明谷城堡信士捐贈与該敎堂产業数 
Ei n 

聖 瑪利亞 敎堂前有 5 座山門,正堂及办事用房構成四方形。 
正堂内部异常 輝煌; 碧綠色的高柱，上承天花板。 罗馬紐斯 皇帝墓 
室就在敎堂內的一角落。据引导者言，这座墓室原有金門幷在其 
上鑲嵌宝石。200年前，罗馬人的十字軍进据 伊思坦堡 之际，將墓 
室的金門和宝石掠去。敎堂内尙有其他陵慕一座。此敎堂保藏有 
聖約翰 的另一只膊臂。我們見其膚色鮮紅如生。据說 聖約翰 之聖 
体焚化时，左臂未曾燒去，多賴保护得法，故能保存至今。膊臂 
放 S 在金質的槽形 匮中， 形式完整，只缺 一* 大姆指。我們向敎士 
間及原因，他們的解釋如下:据說,从前 安塔克亞 ( Antakya ) ⑤ 为偶 
像敎徒所盤据的时候，居民为一水怪所扰，不得已，毎年以一活人 
为祭品，以求免禍。被牺牲的人，每年是由居民中抽签决定。历年 
以来，抽定之人，卽被擲入海中，由水怪呑食，性命絕难倖免。 
某年抽签之际，偶像敎徒某人的女兒抽中。此人因痛惜女兒之被 
牺牲，而又乏抜救 之策； 極端苦惱，心緖懊丧，某日狂啖縱飮之后， 
到基督敎徒的修道院附近去散步，信步走进修道院来，与修道敎十 
們談及自己有一樁疑难事，求 1 -解救方法。敎士当吿以昔日曾有 
人因疑难之事，向 聖約翰 作祈求,多得其显灵而获解救。这位 
不幸者，述及亲女被抽中为水怪之祭品，將被牺牲之事，恳求显 
灵，俾得脫难。敎士在旁为他一番眞誠所感动，卽引他入道院内 
部，將所保存的 聖約翰 之左臂,令其瞻仰，他向聖臂叩首参拜,最后 
走向前去，將臂上大女母指取下，含 在口中 而出。当祭水怪的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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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稱 ，居民將这个不幸的女兒拥去，准备投入水怿口中。这时女兒 
的父亲紧随在旁，見水怪临近，張开巨口等候吞人;他忙將所窃来 
的 聖約翰 之大姆指，向水怪投去。水怪呑下之后，翻身打瘡，片刻 
卽死。这位得灵迹之助，而救出女兒之人，立刻投入修道院，皈依 
基督 敎云。 

伊思坦堡聖瑪利亞 敎堂內所保存的聖臂，就是迖段傳說中所 
說的 聖約翰 之左臂;臂上大姆指殘缺的原因卽如此。 

敎堂之內，尙藏有一座小十字架。他們也取出令我們瞻仰一 
番。十字架用金制的匣子,加以托襯,这是使基督被縛受刑的眞实 
遺物。据敎士謂，迖是用当日基督被害的木架上的原封材料所制 
成的。木料显黑褐色， 系伊思坦堡 城的建筑 者，君士坦 丁大帝时 
代，由皇太后亲赴 耶路撒冷聖 地發掘遺址，自基督殉难处掘出原木 
架碎塊，凑成一小十字架，遂取回保存在伊僅。 

此外，我們瞻謁敎堂肉所保存的 聖葛雷哥利 （Sen Gmgori ) 的 
遺骸。以保存得法,至今仍然良好而完整地停在該处。 

临出敎堂之际,我們从一条走廊經过，見壁上繪有聖迹画多 
幅，其中以 聖瑪利亞 像最为傳神，其精妙为他处所不及。 

敎堂內之敎士，数目甚多，我們这次参謁，卽多承这些敎十随 
时指示及解說。最后引我們到一座大厅，厅內綵画滿壁，称之为 
“琳瑯滿目”，足以当之。其中一幅为 哲比拉衣 ( Cebraili ) 向 聖埸利 
亞施齓圖，又如基督誕生圖，基督与12聖徒偕行圖。总之，基督从 
降生至殉难，#項重大事件，皆經繪为專圖。 

修道院內建有修道士住房多間，內部布置皆甚整潔，四周亦辟 
有林园，园內有噴水池之屬。敎堂曁附屬建筑，为数甚多，自远处 
而望，儼然是一座城池。 > 

次曰，我們赴另一座名聖約翰⑥之敎堂去参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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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敎堂內的敎士，为数亦众。大門崇高，其正堂之側，卽为 
修道院。敎堂内部綵画，亦極完整华美。敎堂全部建筑，作四方 
形，半为正堂，半作敎会用房。正堂宏偉，其大理石之支柱，有24 
根。 

同 H ， 我們到竞技場 ( Hipodroin ) 去参覌。場之四周，圍以大 
理石柱。石柱之粗大，3人方可合抱。柱間之距离甚近，合計全場 
外圍之巨柱，共計37根。場內特为妇女辟有看台。由台上足以望 
到場內种种竞技。看台前后，皆由大理石板圍作短艢。看台長度 
不过二三十步，分为数層,逐層加高，每層看台，皆以石柱4根作托 
柱，上复以石板,是为覌众坐位。 

看台的中心，有高大包廂一座，其石板坐位之下，是由4座巨 
大的石像作支柱,包廂是为皇帝皇后临幸时之御座。 

看台对面有华表兩座矗立，虽为舞断的巨石所接成，佴念及当 
曰如此巨大笨重的石料，如何迗来而建立之，实屬令人惊异不止的 
事。华表之高巍，亦極可覌，在 馬尔馬拉 海上，未見伊摄城市，已能 
望見华表之聳入云霄。据云兩座华表乃为將帝国的重大事迹，永 
垂后世起見而建立的。所以在华表之石座上，刻有許多費解的文 
字,华表上幷刻有建立者 狄奥杜斯約斯 ( Teodosyos ) 皇帝的 名字。 
竞技場四周的石柱，卽以华表为起点，各柱上亦載有古代名人的生 
平事迹。竞技場附近尙有龙柱1座，系由靑銅所鑄成，上有神龙3 
条，互相盤繞，頗似栩練3条，龙首向外探伸， 龙口 張开。据云，3 
条神龙有鎭邪避怪之力•，若干年前, 伊堡 城內为毒蛇怪蟒所苦扰， 
居民多受其毒害。因此某位皇帝將3条鎭压之物拘来，鑄为龙柱， 
从此蛇蟒絕迹，不爯为居民之患。 

竞技場內甚寬敞，三面由看台环繞，看台逐層加高，覌众皆可 
分据台上，縱覌竞技。台后为竞技者留有專用的更衣室。同 H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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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又赴 阿亞苏菲亞 ® ( Ayasofya ) 敎堂去参拜。 阿亞苏菲亞 在 希腊 
文称为 聖苏菲亞 (Santa Sofya ) ,其意为“眞正的玄妙”，其玄妙之 
处，在乎上帝之子的降生。这座敎堂就是为供奉上帝之子而建立 
的。此处为 伊思坦堡 城規模宏大、地位崇高而重要的一座敎堂。 
这里有些希腊人的誠条为敎士們所遵守，幷监督敎民奉行敎典。 
敎堂特为希腊大主敎辟一独院居住，希腊人称大主敎为 Metre 
polit 。 敎堂正院前，一列9根白色巨柱，其粗大为世界上所罕見 
者。据傳，昔日在此一列石柱尽处，尙有大主敎及神父集会用之会 
堂一所，現在已不見。庭前高墩上，有銅馬1匹,其壯大，約有眞馬 
之4倍。銅馬背插兩翼，振翅欲飞，頗类孔雀之开馬。馬身各部皆 
用鉄練系絆,以防雷震倒，銅馬通身为靑銅鑄成，前蹄及后蹄各 
1 K , 悬于空际，幷不落实，益增其奔騰之神态。馬背上是1位勇 
將，右臂高举，手指伸張，腕下悬球1个。左手作欖韁式，馬上的勇 
將之魁偉与銅馬之巨大，兩相襯合，而墩柱之广大与此匹配，益增 
雄偉之气象。銅馬上的勇將,傳为 朱斯廷尼延 皇帝 ( Ji ^ tiniyan ) ， 
实际上，不佴此銅馬是 朱斯廷尼延 所建立，卽 阿亞苏菲亞 敎堂亦系 
其建筑。当其在位时，曾与 土耳其 人大战多次。 

阿亞苏菲亞 敎堂之大門是在 4 条石柱撐着 1 座門間之下，其 
建筑之形式，極为庄严宏丽。入內則見正門，門高而寬大，其上为 
圓錐形；入門經过甬道，上面为長閣；其尽头又有一道門，半 H 深 
閉，門啓，内部院落皆呈于眼前。院落寬大，局势軒敞•，左为側堂， 
建筑富丽。壁上皆用各色花石堆砌而成。右亦为側堂1座，再进 
卽至正堂的5座門，門板用靑銅鑄成，終年关閉，仅留中央1座巨 
門，时常开啓。正堂之崇高与宏偉，亦为他此所不及。 

正堂的尖塔，較其他处者，尤为巍峨，自下而望，有不能尽睹之 
贼。正棠內部，深 105 步，萆⑽步，尖塔 T 支以 4 大柱,漆以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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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內雕像环列。高台之上，陈列聖像及各式綵色之雕像，迎面而 
立，栩悧欲生。自远处望之，如注視来者。各像間之距离，大約3 
尺。正堂中央，設有祭壇，上对堂頂，下托以4支柱,敎士卽坐于此 
上講道。重要节日，在此念經,正堂基地为云石所墁砌，迴廊高悬 
壁間，由其上可望外方。迴廊寬約20步，其頂上壁上，皆有極富丽 
之雕像。右迴廊之壁上嵌立巨石一方，位于备色石之中心，上雕有 
聖墀利亞 怀抱基督之像，神采奕奕，允称艺术上之佳作此像之 
旁，有一 聖約翰像 ，其刻画之工整，誠所謂“刀斧未施，成自 天然” 
者。石上紋綫，似將所刻出之聖像，隐約示出。据謂，当年此石由 
矿山掘出时，石工已見其上有暗紋显出 聖約翰 之輪廓，皆以为灵 
异。石上綫紋隐約現于四周，極似天空之烘云，托襯中間之白色。 

正堂附近有墓室数間，其中一处保存某大主敎之遺骸,至今其 
骨肉仍然完整未坏。此遺体亦列为聖迹之一，另有 聖劳偷斯 之焚 
化場，我等亦曾参拜。 

阿亞苏菲亞 敎堂之外院有房舍倉庫多間。另有楼閣多处环列 
敎堂之四圍，佴多半倒塌。卽敎堂之外圍艢亦遭拆毀。近年来敎 
堂各处大小門芦，多有以石封塞者。敎堂之下，設有蓄水池。面积 
广闊，可容小艇百只。敎堂內古物遺迹之多，顏有不胜枚举之槪， 
卽欲略述，亦非在此停留仅数小时者所能 胜任; 甚至居住此中若干 
H ， 尙有未得尽睹之感。参覌之人，卽令其終日游覽，自以为已尽 
覽一切矣,其实依然有若干事物，为其所不悉者。 阿亞苏菲亞 敎堂 
为無人敢加侵犯之禁地。無論希腊人或外人，犯罪后藏入此敎堂, 
任何人皆不能加以逮捕，卽使犯人所犯者为搶刼罪或杀人罪,亦不 
能將其提出。 


② 鈞注： 达里所称的 伊思坦堡 彼时称为 君士坦丁堡 （ Oonstantinople )， 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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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馬皇帝 君士坦丁 大帝所建，位于 白玉路市 区的对面。中罚隔以 哈立赤 港。昔 B 往来 
需船，現在西岸近处,建有鉄桥云。 

⑧ 原往: 布拉察那 宮之遺迹現已不可寻，但伊堡北部山巔处为当日之旧城及 
Halig Nozu 所崔地，尙可寻按。 

③ 原往： 聖約翰 敎堂，現已無遺址存在，有指昔日之彼得敎堂 ( Petra ) 卽今日之 

开斯麦克岩 ( Kesmekaya ) 之地者，亦有指昔日之 宝丹 宮 (Bagdan Baray ) 卽为該处 
者。按宝丹宮系派往 巴比利 之專使所居留之处。 • 

④ 原注: 聖瑪利 敎堂遺址上，多年来卽改为苏盧 （ Sulu ) 修道院及 阿美尼亞 人所 
有之 聖乔治 （Sen Qoi *5) 敎堂。 

⑤ 釣注: 安他克亞 ( Antakya ) 位于 土耳其 境有，为 濱爱琴 海之港 U 。 

⑥ 原注: 此处 B 改建为 伊斯闢敎 釓拜寺，名 来罗候 寺 ( Mirahor )， 不过寺址面 
积大小，与 克拉維約 所述者稍•有出入。 克拉維約 謂該敎堂之石柱，其数为24根，实际 
上釓拜寺之石柱仅18根。 

⑦ 鈞往: 按 阿亞苏弗盔 敎堂，自1453年 伊思坦堡 落入 土耳其 人之手后，卽改为 
伊斯蘭敎 齓拜寺。至1930年，主政夼又將其开放为博物館，其原有之壁画雕刻等，尙 
多有可寻。 

⑧ 原往: 克拉維約 所指之石墩，其上之銅人銅馬等附着物，于1492年經雷击 
震毀。此墩及鎘像，于伊堡落入土 耳其 人手中40年后,方遭毀灭，現在 炮台門圖書 館 
內 ( Tapkape ) 仍保存有石墩及綱像画片。 



第四章伊 思坦堡(續） 

同 H ，我們又参 拜聖乔治 ①敎堂，其前院是 a 座大 
花园，正堂远在后面。堂前辟有洗虬用的大水池一座。上建一亭， 
由8根石柱支撐，拄上鐫有精美雕刻。正堂的建筑亦龐大，其內陈 
列名画多幅，其中一幅为基督升天圖。正堂結構宏偉，地基用各色 
石塊砌成。花石排列之巧妙，令人惊异。正堂的天花板有天宮生 
活爾，尙有天使在空，芸芸众生在下之浮雕。所有这些雕画皆極細 
致，嘆为覌止。敎堂內尙有1座皇后陵墓，⑧上复綾罗。 

当日，游至此处，卽返归 白玉路 寓所；幷且决定，次日到 哈利赤 
( Halig ) 之康巴哥斯 ( Kanbogos ) 門(1>去游覽。 

我們本定次 H 同駙馬 伊拉包 乘馬赴市內其他各处去游覽。此 
項計划，結果不曾实現一件。 

原因是这样的 :次晨 ，我們正向伊堡去,半路上被迫轉回。据 
傅，有重大事变發生。其事起源于 威尼斯 王国之被推翻，政体改为 
共和。正在圍攻 伊思坎得倫 港的 热那亞 艦队，因此被視为敌国，遭 
威尼斯人 艦队的襲击而吿毀灭。 热那亞 艦队長官法軍大將 布西戈 
的亲戚，同时也被俘。 

消息傳来， 白玉路 上，立刻人馬 沸騰; 所有 威尼斯 商人，立刻被 
收监下獄，碼头上停泊的若干 只船舶 ，亦一幷为政府沒收。 白玉路 
当局原来已將我們携来之貢品什物裝在一只开往 特拉布松 ( Tmb - 
zon ) 港的船上。現在政府需用船只甚亟，已来通知，令我們卽时將 
船讓出。 

冬季已形迫近，我們不能及时乘船出航，形 势搔端 不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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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他船，又極端困难。如此，本人所負国王亨利之重大使命,究 
竟如何圓滿完成，不得不早思妥善方法。当曰，先通知駙馬伊拉 
爸，述明本 B 未能赴約的原因,幷吿其改为明 n 再往。是日皇帝狩 
獵归来，賜我們獵获的野猪一只。 

次 H ， 为11月1曰（星期四），我們又渡海倒伊俵去。 伊拉 
包等正在 康巴哥斯 門迎候,旁边尙有宮內官員多人。我們一同乘 
騎往 聖瑪利 敎堂去参拜。这座敎堂一部分在 布拉察尼亞 宫，一部 
分在拆毀的 阿那瑪西 （ Anamasi ) 塔左近。塔址正是旧日停泊船只 
的碼头。据我們的揣測，迖座塔是被老 皇佩罗略 (Jon Paleolag ) 所 
拆毀的。老皇 佩罗略 曾为其長子 安德盧尼可斯 （ Andronikos ) 囚于 
此处，其經过之詳情，我們在 T 面要述及，此处暫且不談。 聖瑪利亞 
敎堂昔 H 本为宮庭敎堂,建筑極其庄严富丽，至今备部分裝修尙崭 
然如新。 

出 聖瑪利亞 敎堂后，第二次赴 白玉路 方面之 聖約翰 敎堂。上 
次我們参拜該处时，以聖物箱櫃的鑰匙不在，未得瞻仰其 內容； 这 
次預先通知敎堂，預为准备妥貼。入門之际，已見全体敎士遮候兩 
旁。入內，則聞誦經之声，揚溢堂外。燭光熊熊，香烟繚繞。首进 
存放聖物的院落，敎士先抬来一只紅色箝。于全体敎士誦經声及 
灯光四照中，將紅箱放置長案上，案面复有綢歃，見箱之兩端，由白 
蛾上加盖封印，印下有銀鎖，开鎖从箱內取出白銀盒 一对； 又自內 
耽出加封大袋一只，拆开封皮，自袋內取出 基督 淘难之前，最后一 
餐上留存給犹大 ( Juda ) 的一小塊面包，華璧將面包給与何人,卽表 
示何人为凶手。<不过当日犹大幷未食此塊面包,現在从箱內所取 
出之面包，卽当 H 遺下来之原物。面包用綢袱包裹，上加朱魟封 
皮，面包大小只有三指長短而已。其次，又啓开金盒一只，里面所 
收藏为 基督 当年受 朗格西紐斯 ( Longsiniis ) 長矛刺伤而流出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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漬。又自囊中取出一金盒，里面所保存者，亦为血漬。据敎士解 
釋，此血亦系_的血，不迂不是本人身上的血，而是从一幅基督 
殉难圖上流下的血。其原因 是貝魯特 城有某犹太人，曾將画像中 
十字架上的基督用刀刺破，不期画上流出具血来。 

又从袋中取出一个瓶，瓶塞用細練拴住；瓶內有紅色絨一塊， 
上面繃有基督的头髮鬍鬚数枚,是为基督被系在叶宇架之前 ， 

主人取下来的。 

尙有碎石一塊，亦从囊中取出，此为基督殉难后，从十字架上 
取下，放于地上，此石曾垫在他身底。 

从囊中又取銀盒一只，銀盒上面加有金色 封記; 盒內金盤上盛 
有矛尖一枝，这就 是朗格西紐斯 当 H 用以刺伤基督的長矛之一部 
分。矛尖系由鋼鉄打成的，上面还留有血迹，血迹鮮紅，好像此尖 
是方从人身上拔下一般。銀盒內尙有当 H 在耶路撒冷 刑責基督时 
所用的木棍一节，其長度也不过一个拳头大小。又基督被綁在十 
字架上曾經飮过一匙酸醋，迖里还保存着迖把羹匙的碎塊 ，基督所 
穿过之衣服的一角，也收藏在迖个銀盒內。这段夾紅綫的材料，是 
一段釉口；釉上尙留有紐扣，紐扣敞开，排成在自腕至肘的一列，另 
有一段基督穿过的衣料是紫紅色，不类乎紡織物,像是編制物的材 
料。我們在敎堂瞻仰这些聖物之际，一般市民以及各界名人聞訊， 
不約而同的集在我們身旁,趁机瞻仰，到目睹这些可紀念的聖物 
时，皆口念禱詞，向之俯身下拜，有的甚至泣下。 

同 H ，我們又赴女修道院去参覌，我們曾瞻仰到这里所收藏的 
备色云石板，基督从十字架上移下时，就臥在这些石板上。 聖瑪利 
堅及 聖約翰 哭泣时，流下的眼泪，皆滴在石上,留有痕迹。当基督 
被悬于架上之际，他們在側，皆曾痛哭,所流下的眼泪，大約皆冻結 
在这些石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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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思坦堡 另有一 座 聖瑪利 蔌堂，④院落不大，只收容修道年深 
的敎士数人在內居住而已。其中藏有聖 物一件 ，下面將作叙述。 


此处的敎士，絕对戒肉，戒酒，戒用油烹的蔬菜,对兽类的肉，固然 
不入口，就是魚类也是禁食的。 

迖座敎堂之內，四面皆列有雕像，其中 以瑪利亞 像为最名貴。 
据謂，此像系根据 聖陆伽 (Sen Luka ) 所拟的虛綫而雕刻的，据敎士 
吿訴我們，这座聖像时时显灵迹，因此一般希腊人对之异常虔誠， 
信奉之有如神明。敎士將此像供于一極庄严的聖母堂內。四周鑲 
以边框，飾以珍珠宝石，長度約6只攀头大小。又恐此像遭遇意外 
的損毀，所以在木框之外，护以鉄箱，每星期二，信徒多人,来像前 
举行弥撒亂。 

我們抵敎堂时，在許多敎士之前，將鉄箱打开，聖像取出，敖在 
正堂中央;全体敎士一齐对之祈禱，祈禱时不乏嗚咽泣下者。聖像 
分量沉重，取出放进之时，每每需要三四人之力方能提动。佴在祈 
禱之后，有一位老者單身走向前去，將聖像提放在原处。以一老年 
人，居然能提动需要三四人之沉重石像，实屬令人惊詫。据云，除 
此老人能單身提动外，其他任何人，皆不胜此任。 

每年在若干聖餐会上,將此聖像搬 往阿亞苏菲亞 敎堂，俾一般 
信徒得以瞻仰及作供奉。皇帝 麻努来 之兄卽廢皇約翰之父，安德 
盧尼可 斯之陵墓，卽在此敎堂內。 

皇帝 麻努来 ， 希腊 人称他为“机警的 曼諾来 (Manol )”， 他之 
得以繼承大位，中間頗有些曲折。 麻努来 之兄—— 安德盧尼可斯 
曾登帝位，当其去位之后，本应由其子約翰繼任，但以 安德盧尼可 
努之得登位，系由叛刼老皇約翰• 佩略罗而 成功的^其事与鄰邦的 
±3^苏丹朝中同时所發生者，如出乎—緻。当年苏丹 白牙卽的 
未繼泣时，其兄 撒茏芝 ( Savace ) 亦曾在登位前，謀叛其父苏丹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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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而自立。当此之时，兩国叛逆的太子，旣然皆以推倒父皇为目标， 
于是 东罗馬 帝国之老皇帝与 土耳其 之老苏丹也为惩治不肖之子 
而作联合，以免为逆子所害。皇帝及苏丹曾經暗中約定，于捕到二 
逆子之后，將处以剜目之刑，然后將其二人，一幷送到 伽利坡利 的 
堡壘去囚禁，以为叛逆者戒。不久兩位太子皆遭捕获， 东罗馬 老皇 
帝又痛憐亲子將受非刑，心中有些不忍，于是判处逆子投入黑獄而 
罢。虽然如此，太子 安德盧尼可斯 在受开水湊头的非刑时，眼睛几 
乎失明，視力很坏。 

安德盧尼可斯 被收入獄后，过了一个期間,經太后的恳求，老 
皇帝允准太子之妃到獄內去探視， 安德盧尼可斯 經其妃在监獄內 
細心医治，眼睛居然恢复了視力。 

安德盧尼可斯 正与其妃在獄中同坐，其紀忽見牆角上 
有蛇爬出躀进，立刻吿訴太子。 安德盧尼可 斯聞說，忙令她領过去 
看，剛好一条蛇探出头来，他迎头一击，立將其击斃。据說，蛇身尙 
i 相当的粗大 Q 此事傳到老皇耳中，引起他憐惜亲子之情,于是詔 
令赦免太子之罪，从黑獄中將 安德盧尼可斯 釋出。佴是太子幷未 
悔过，不久，又作第二次叛变，而且居然成功。老皇反被囚禁在獄里， 
度了若干时 H 的囚犯生活后，方为其旧臣救出，而恢复自由 。麵 
盧尼可斯 見势不佳，逃之夭夭。老皇帝自獄中出来,首先將被囚的 
监獄拆毀，廢大太子立二太 子麻努来 繼帝位。而 安德盧尼可斯 之 
子,以前皇之太子的資格，与叔父爭帝位，要求共同統治帝国。最 
近年来， 麻努来 与其姪約翰修好，而以兩方皆保有帝号为条件。 

將来 麻努来 去世后，不能傳位与其子，而由約翰繼任。約翰現 
在可以称为候补皇帝。約翰去世后，再由 麻努来之 子繼位,如此由 
兩方的后代，交換着繼承下去。 

伊思坦儀內有一座極完整的蓄水池，名为麦麦特水池，池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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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砌抹，幷用支柱多根以撐池上盖 板。 池之容量極大，放滿时， 
足敷市內多数居民飮水之用。 ® 

伊思坦堡 之城牆高峻而寬厚，城垣上建有碉楼多座。城分三 
面，恰恰成为三 角形; 每面長約6哩，合計方圓18哩。城垣一端起 
于 馬尔馬拉 海岸，一端迷到 哈拉赤 山坡 (Halic Nazu) , 布拉察尼 
亞宮就建在 哈拉赤 山坡上，为本城距海岸最远之处。城內面积虽 
大，而人口幷不稠密，銮隙之丘陵地上及平地上，辟有田圃点綴其 
間，而花园則随处皆是。城內最繁盛的区域，則屬濱海一帶。至于 
伊思坦堡 的工商業中心，則在 白玉路 区。海上开来大小船只，皆停 
泊在 白玉路 前，所有裝卸貨物及采办应用物品者，皆来此街上 。^ 
思坦堡 的居民，不論住在城內或商埠，皆以 白玉 路为交易或办事的 
中樞。 

城內各处多有旧日宮殿、敎堂以及修道院的遺迹 ti 虽泰宇頹 
毀，佴仍足以証明 伊思坦堡 为自古以来的名都之一;卽以 H 下而 
論，城內大小敎堂，据估計，为数仍不下3,000处之多，其盛呪可知。 
伊误城內，有聖泉，自来水，噴水池，以及甘泉多处。聖使徒 
(Havari) 敎堂⑥附近,連接兩山之間，有水渠一道，水渠左边的果 
林，花园皆取此渠之水，以資灌漑云。 

朝着 白玉路 方面的伊堡城門附近有监獄一座，其中所收容者， 
皆屬重罪犯人，如叛逆者，違法者之类 o 例如 •.使 用假科以称面包 
或肉类的犯人，皆送入这座监獄来收押。 

从 哈立赤 坡到 白玉路 一帶街道上商肆林立，各地运来的貨物 
皆匯集此处， 哙立赤 之位置,处于伊堡城 及白玉路 商埠区之間，若 
以 卡提斯坦 的城市作 比譬: 伊堡城的位置，有类乎 塞維尔 ( Sivel ), 
而 白玉路 区又像 特立陽 ( Triyan ) ，这座城名本是 君士坦丁堡 （ Con - 
stantinople) ，佴是，希腊人也与西班牙人一样,呼之为伊思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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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路 区,地方幷不很大，而人口極其稠密，外圍有坚固的城 
垣衞护。街上的房舍極其华美紧凑。这里自經 热那亞 人占据以 
后，卽隶屬于 热那亞 。居民中則希腊人及 热那亞 人皆有。 白玉路 
一帶的市房,紧鄰海濱，城牆之外,仅留一停船的碼头。再往前，卽 
是海水。环衞 白玉路 的城垣，自海濱通迗山巔上，而山巅更建有高 
堡。据此堡則 白玉路 全部⑧皆在掌提之中。佴是 白玉路 旁的山 

坡，实际上幷不十分高峻，其右方尙有具控制'一 1 切地位的山头- 

哈立赤 山。此山于1399年 伊思坦堡 及 白玉路 被圍攻之际，曾一度 
陷于苏丹 白牙卽的 之手。 

圍攻伊堡之役中,苏丹 白牙卽的 箄分为水陆兩路，曾作猛攻2 
次; 其中1次，續攻达6个月之久。陆路上調集大軍不下40万正 
攻,海面上集有60只巨艦任側击，虽然来势極凶，結果仍未能攻 
陷，因为防守者之坚决，亦曾竭全力以赴之。实在講起来，以善战 
著称之 土耳其 人,于此番猛攻中未能取得伊堡，誠可詫异。或許由 
于攻城技术的过于拙劣，亦未可知。伊堡与白玉路間，一条狹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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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就是 哈立赤 ，因为 哈立赤 山坡前之土地，也不过三分之一哩 
寬。其地可作伊堡及 白玉路兩 边用的碼头，其位置之优良及安全, 
在世界上可以称为絕無仅有。停于此間的船只，旣足以躱避風浪， 
又得隐藏在內，为敌人所不能損害。只 將伊堡 与 白玉路 兩面岸上 
加以坚固的扼守， 哈立赤 前停泊的船艦，卽能保絕对的安全。哈立 
座前面水深而灣广闊，卽屬最大的艦队，亦足以收容之。伊堡对面 
的亞洲土地屬于 土耳其 人，每日自伊堡及 白玉路 港口开出的船只, 
皆須在 土耳其 人轄境之 俞斯奎大 (仏 kiidar ) 前經过。 

白玉路 区之落入 热那亞 人手內的經过如下 •. 当初， 热那亞 人从 

某皇帝手內購到沿海的土地一段，遂漸蚕食附近土地，借强方 
建起/商埠的規模。現在&玉路区，名义上仍归皇帝，所通行的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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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仍为 东罗馬 帝国貨幣,法令上亦無二致。 

热那亞 人称此处为庇拉 ( Pera )， 希腊人則称之为 卡拉他 ( Gala - 
ta ), 热那亞 人未占領之前，此地尙是草野，向来用作为牧場，牧放 
乳牛。所取牛乳，送至伊堡城內銷售，希腊語中称牛乳为卡拉 
( gala ), 西班牙 語中亦有名牛乳厂为 Galata 者。此处辟为商埠之历 
史，为期亦不过 61 年。 白玉路 区內有修道院兩处，建筑旣富丽，陈 
設亦極講究,为名 聖保罗 (Sen Pol ) 及名 聖法蘭西斯 (Sen Fran , is ) 

者二人所建立。其中以 聖法蘭西斯 修道院尤为华美。所收藏的聖 
物多件，曾逐一指出令我們瞻仰，例如； 聖安德盧 (Sen Andro),g 
尼可拉 (Sen Nikola ) , 聖法朗西斯 之聖軀遺骸，皆在此院中保藏。 
另有 聖加太雷 (Sen Katerin ) 的遺骸，保藏在一具透明的棺內，此 
外聖哲的头骨多具，也收藏于此院。当日基督被釘于其上的十字 
架,原封木料之一部，現凑成一痤小十字架，上面鑲以珍珠宝石，也 
是它所藏宝物之一。 据傳： 罗馬人以十字軍为名，侵入伊堡之际, 
曾將此十字架强夺而去，后由_大主敎向^敎皇爭訴，此物方 
得物归原主，仍保存在該院內。聖物之外，又取出珠宝鑲滿的貴重 
衣服数件，令我們飽覽一番。 

聖法蘭西斯 修道院中，有一位法国大將@的墓室。这位大將 
曾經与 匈牙利 王同率大队十字軍东征 土耳其 人，于 尼包盧 ( Nigbh - 
lu ) —役中，兵敗被俘, 死后， 乃葬于伊堡 。 

聖保罗 修道院內，尙有 特陆可斯 公爵墓。这位大公，也是因为 
在十字軍中战敗被俘，为苏丹 白牙卽的 以毒草杀害的一位牺牲者。 
其旁有若干法国將士墓，墓內皆是被俘后，交納过贖金，以冀活命， 
而結果仍不免一 * 死的人物。 


③原注: 聖乔治敢 堂位于 曼格拿 ( Mangana), 此处为伊堡之造船厂旧址，規在 



•49 


敎堂之遣址， E 不可寻。据書上言碰看来，其地点不 外干白 阿亞苏弗亞 敎堂至皇宮轉 
角处之海岸一段地帶上。 

(2) 原注: 据 塞來遵斯基 ( Serezenski ) 所推断，墓中所埋 卽君士坦丁 第十之后，按 
君士坦丁 第十卽 聖乔治 敎堂之建立者云。 

③ 原注: 康巴哥斯門 （Kanbagos Kape ) 現在称为 彼得門 ( Petie ) ，距此門不远 
处，有修遒院一所，昔日 土耳其 妇女要求参政时， 奧思曼 帝国政府曾將彼等拘禁于此。 

④ 原注: 聖瑪利 敎堂，巳無遺迹可寻。 

⑤ 原注 •. 克 拉維 約書中所載之蓄水池，系指何处水池而言，此际已难考出。大約 
系今日市运动場附近之地，有名为“ 千棵柱 ”处，卽当日蓄水池之旧址，較为可靠，至 
于所指之 麦麦特 为誰，亦無从考察云。 

⑥ 原注 :据傳 法提乱拜寺，卽系利用該敎堂之材料而建筑者。所述之水渠一道， 
現仍存在。 

@ 原注： 伊思坦堡 之名幷非自回敎徒征服伊堡之后始用，于 土耳其 人未入伊堡 
之半世紀前，卽为希腊人通用。 ~ 

⑧ 原注: 此塔建于1348年，現称之为 卡拉他 塔 (Galata Knlesi )， 旧名为麦西 
整塔 （Mesih Kulesi )。 

⑨ 原注:大將 F 名 腓立普 • 康特 • 奥托瓦 (Filip Kont Otaua), 于 尼保廬 一役 

中被俘，死于1397年。 聖法蘭西 修道院遺址已不存。 1659 年卽于其地上建立 太后乳 
殍寺 (Valide Oanri), 現在依然巍立在卡拉他塔旁 # ' 



第五章自白玉路至特拉布松 


自10月24日（星期五)抵伊堡以来,就住在 白玉路 ，到現在已 
是11月13 H (星期二），仍然滯留在这里，不得动身。每 H 打探 
赴 特拉布松 的船只，始終沒有头緖。时届冬季，黑海上航行危險万 
分。最后我們决定乘坐一只后来在路上誤了我們行程的船。船長 
名 斯克諾 ( Sokono ) 是 热那亞 人，他將航行上所应有的准备，稍作料 
理后，卽行拔錨 离岸; 不过，当 H 沒有开出去，因为有一^分水手未 
到齐； 同时，路上所应用的物品，亦不充足。 

11月14曰（星期三)午后，船上的一切准备妥当，船卽开行， 
順風吹绘,船不久卽駿进伊堡北部的海峽 o 3小时以后，船靠左手 
的欧洲海岸上之一座灯塔前稍停。塔在岸上，名 特拉比亞 ( Tara - 
bya )。 随后又駛入樺內，吃飯添水后再行，已至峽口尽处，兩焊巉 
巖对峙，上建有堡壘，此际已入于黑海。山巖上之兩座堡壘，一座 
屬于 土耳其 人，另一座則为希腊人的了望楼，或称之为崗棚。 

海口处，希腊人的堡墨，早已被毀弃，佴是 土耳其 人的堡壘，駐 
滿軍队。除去这兩座对峙的堡壘外,西岸上尙另有一座堡壘，而其 
对面的东岸 土耳其 人，在山巖上亦另建立了一座，幷苴用一道圍 
艢，將其兩座堡壘衛护起来。 

据云:昔 H 海口最狹之处，沉有鉄索，用以保衛門芦。同时，开 
往墨徑的船只，非將税納完，休想过去。我們到海口时，已是晚間， 
卽决定在黑夜中駛出。海峽的右岸屬 土耳其 人，左岸在希腊人手 
中。兩边岸上所被拆毀的敎堂，尙隐約可見。夜半，我們起錨开船， 
入于黑海。星期四上午9时，正在順風中行駿之际，船上檣杆，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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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折断; 水手赶忙操漿，將船缺向岸去。就在岸旁小作修理。午后 
又繼續开行。前面見 土耳其海 岸上，就山岩建筑了一座堡壘，好像 
在山岩上加上一頂冠盖，海水不断地冲击堡壘下的巖石，堡壘的上 
層伸出海面，只有一边与陆地相連接。堡壘名 塞可洛約 ( Sekolyo ), 
太陽將落之际，船已开 抵菲諾岡亞 ( Finagcmya ) 港,此港为 菲諾岡 
晖小島 的港口 ，隶屬于 热那亞 人。 白玉路 区的 热那亞 当局，最近曾 
派战船兩只，来此搜索截获从亞速海 ( Azak ) 开来的 威尼斯 船只。 
現在被視为敌人的 威尼斯 船只滿載貨物,自以为平安無事，可以駛 
返本国去，誰知 热那亞 人及 威尼斯 人冲突开始以来， 热那亞 人見到 
威尼斯 人的船只，卽行沒收，船上人員，一律扣留，我們到达 菲諾岡 
垔的 时候,有一只 热那亞战 船停在港外。 

我們本打算次 H (星期五)繼績进發，因为風势不順，未能成 
行。同时見 热那亞 战船也泊着未动。 菲諾岡亞 島上幷無土著居 
民。距此2哩外，就是 土耳其 海岸,島上的堡壘可以扼住島的进 
口，管制船舶出入。我們鑒于島上的安全有問題，所以建議早离开 
此处，將船停到 菲立加 ( FMka ) 去,那是往东再行6哩的一座島。 
有一只 热那亞 战船泊在那里•，佴是船上水手認为停在 菲諾岡亞 頗 
为妥当，只是將船駛到距堡壘最近的一处而停下。正在夜半，海上 
起了颶風，水手又認为將船耽出港外、泊 在热那亞 战船附近較为安 
全;于是拔猫啓碇，操槳前进，誰知波浪滔天，想靠近战船已然不可 
能。颶風愈来愈烈，大雨又似傾盆自天而下，我們于是放弃了駛近 
战船的打算,决意返回原处,在原处停泊，这次抛下双錨,佴是依然 
抵不住風浪的吹打,錨与船•一同为水势推动,溜滑出去,溜动之际, 
我們恐怕將船擂到岩 石上; 幸賴上帝保佑，鉄鋪碇住海底，我們才 
深庆得救,万一船擂到岩石上，不用講，全船人員定要粉身碎骨。 
虽然，此时風势不特未戚，反有增剧之势，我們一齐在船上作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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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經，求上帝佑助;波浪依然洶涌，浪头之高，直冲及檣柱，使船杆 
斜傾，船內已灌滿了海水，我們全体皆浴在水中，最后的呼吸，完全 
要仰賴上帝的憐惘了。迖种危急之事，若發生在白曰，我們还可以 
張开船帆，开到海边去;佴是，时正夜半，四面漆黑，不敢开动。我 
們船上的人，彼此已經救应不及，正当此風狂雨暴之际， 热那亞 战 
船也离开停泊的地方，晃晃蕩蕩的奔向我們的船来，好要对我們掼 
过来一 般; 深感上帝佑助，战船从我們的船側滑过。战船之突然开 
行的原因，自然也不是船上人歇幵的，完全是因为鉄索猛然被吹 
断,船身为水势所推移，自行滑动飄流起来;强烈的風力，結果竟將 
一只巨艦送向岩石，攉了个粉碎。船上的水兵，見势不佳，于擂岩 
之前早已放下小艇，全数登陆出險。自然，船內一切軍械，以及什 
物，皆沉入大海，一件也不曾取出。战船上的檣柱，迖时已飄到我 
們的船边，幸亏沒有撞到我們的船，便为巨波所卷去。我們船上的 
人，皆被水浸得遍体淋湿，同时还要全体动員，將灌进船內的水淘 
出，这样繼續工作到天明。至淸早时，風势稍戚，佴是全船人士，已 
然疲憊的要死，勉强揚起船帆，开近 土耳其 海岸来。 

热那亞艦 上脫險的水手，滿以为我們在腿風中已然船破人亡。 
及見我們的船上又揚起帆时，頗为惊异。船敏近 土耳其 海岸时，我 
們皆泅水登岸，再陆續把船上的物品搬上岸。 西班牙 国王送給帖 
木兒之 貢品，絲毫未受損毀。如此，我对国王所交付的貢品，得以 
保全。从海岸上,再將这些物品，运到附近一座山头上。战船上水 
手囑咐我們 •_ “倘若遇到 土耳其 人来問时，就称我們 是热那亞 人，所 
携 齓物， 是送給苏丹的貢品”。果然登岸不久，就 有土耳其 人来詢 
問，我們答称是昨夜攉在岩石上的战船中人員。这种說法，目的在 
將船上的物品，移到另一只船上，因另一只 热那亞 船現停泊在及偷 
( Girin ), 木过队这里到及偷非用馬匹不能运去。經与土耳其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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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土耳其 人答应向附近乡村报信，幷代为覓馬匹来，佴是最快也 
要明天才能起运。 

次 H ，运送品的馬匹来了，我們一同随行到及偷去。 

及偷停着兩只 热那亞 船 ， 我們会到船長 阿米盧斯 ( Amiros ) ，將 
經过一切情形，皆經述及。船長的表示極好，幷謂：“他自己的船 
只無异于 西班牙 国王之所有 ， 一切需用之处，皆可帮忙。”我們承 
他这样厚意，当时將所有的貢品什物，皆裝上迖只船上，船長同时 
也向 土耳其 人表示，我們是屬于擂沉在岩石的战船上人員。迖时， 
我們的同行人中有曾使 西班牙 的 帖木兒 專使，为避免被 土耳其 人 
認破起見,請他換上我們的服裝，这位專使也改裝作 西班牙 人，倘 
若不然,这位 帖木兒 專使的性命極其危險，甚至遭其杀害亦未可 
知。我們登上船的时候，見所有物品，皆已安置 妥貼； 为感謝上帝 
之助，得以再生，乃全体作了一番祈禱。因为据船 長講： 迖次颶風 
之剧烈，为 I 2 年来所仅見者。然而我們居然能够人物兩全，实在 
有賴于神佑，甚至可以說是一种灵迸。其次,我們的物品，無論是 
由水手搬上搬下,以及由 土耳其 人替我們运送之际，皆获完整，絲 
毫沒有損害，也是出人意外。船長吿訴我們，現在所乘坐的船，原 
来也將遭遇同样的命运毀在岩石上的,不过事前駛入港口躱避，所 
以才能从危境中获得保全 

上船之后，又要等候順風。同日，有一 土耳其 人来向我們講 
話。来者是一位村長，据 謂: “使团旣然經过苏丹的領土，又携帶进 
献苏丹的貢品，当然要緻納税金。”我們对这項要求，当时加以拒 
絕， 土耳其 人之所以提出这話的原因，也許他們已識破我們幷不是 
热那亞 人。为避免糾紛，次曰我們揚起帆来，开回伊堡去。11月 
22 H , 船返伊傣，我們上岸重赴 白玉路 区的 寓所。 物品也安放在 
原处，各方友人听到我例从黑海上的颶風中脫險归来的消息,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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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件灵迹。 

第二天，我們为筹划繼績出發的办法，忙碌終 H ; 佴是在迖个 
时季，出航黑海的船，儿乎沒有。原有几只預备开往 特拉布松 的 
船，現在亦不敢 备行； 几只在颶風發生之前駛出的船，現在也陆續 
駛回。冬季一定要停在这里，所有的船只，皆候明年3月之来临。 

黑海之所以危險，及航海家之所以視为畏途的原因，是由于 g 
* 海面，东西長約3,000公里，而出口只有伊堡海峽一处,其次，海 
面南北兩岸，皆是高岩峭立，絕少平陆之故。 

因此,船只遇到危險之际，無处可避。兩岸的河水，注入黑海 
者甚多，河面高于海面，所以傾注入海的河水，往往激成急流及漩 
禍等，迖也是促成黑海上波浪巨大的原因。最厉害者，是北風或西 
北風吹来的时候，黑海上風浪最剧烈。船只自黑海中駛进 伊廣 海 
峽时，为極端危險 的事； 因为寻找海口極其困难，万一找不到海峽 
的进口处，一定为巨濤急流所冲击，攉到岸边的岩石上成为碎塊, 
許多船只，皆在这种悲剧中遭遇毀灭。尙有些船只，已經开进海峽， 
因为西北風吹得过于剧烈，也終不能脫出危險。 例如: 最近从迦法 
( Kefe ) 开来的一只船，就是如此出的險。 

最近有从亞速海开来的6只 威尼斯 船,因 热那亞 人及威尼斯 
人正在敌对中，所以来船 为东罗馬 皇帝扣留 在哈立赤 港內。同时， 
皇帝通知 热那亞 当局 謂:“ 所扣留的船只，現停在本国領港之內，不 
过自己願作調人，使兩方重归于修好，不再互相攻击。”双方后来訂 
立和約，被扣留的船只，亦經激行，幵返 威尼斯 去了。 

我們要在 白玉路 区內过冬的事，已可确定,因为可乘的船一只 
也沒有。 

直等到次年 3 月初旬，我們才僱到一只备有190只槳的大船， 
不过船价極昂貴。我們心目中仍然希望帖木兒現在駐蹕卡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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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乘坐从伊僅开往黑海的第一 K 船，以便赶上。 

1404年3月20日（星期 H )，船已备好，我們一齐登船， 帖木兒 
派往 西班牙 的專使也与我們偕往。船是当日幵行的，为再补充淡 
水，糢食，所以开出不远卽停；佴是次日近午的时候，总算开出海 
峽，进于黑海，亦多賴順風的吹送。 

晚間，重抵 塞可洛約 堡壘之前，夜半續开 ， 次曰午后， 菲諾岡 
淫島在船側閃过，夜間直达 撒卡洛亞 （ Sakarya ) 河口处停止。 

次日（星期日 ） 晚間，到达一处名 彭托拉托亞 ( Pontoratoya ) 的 
土耳其 港口（譯者按:此处卽今日 土耳其 之 爱来里 ( Emgle ))。 此处 
为 白牙卽的 長子 苏来曼 • 札来比 的領土，夜間卽停在該处。星期 
一，因为風向不順未行， 爱来里 城三面环山，一面近海。最高的一 
座山头上建有堡壘。城內人口幷不甚多。居民大部分为希腊人, 
而少数 土耳其 人亦杂居其間，以前，此地为伊堡政府的領土 o 据 
說，30年前，皇帝 麻努来 以几千度加 ( Doka , 为当日之貨幣名）的 
代价，卖与 苏来曼 • 札来比 之父——苏丹 白牙卽的 。此城拥有良 
好之港 U ， 所以富庶而有名。就用建筑此城的皇帝 彭托拉托亞 
( Pontoratoya )® 之名而称之。 

3月邸曰（星期二)由此港开行,晚間停 在土耳其 海岸的雷約 
( Riyo ) 堡前之海面上。港口虽有这座堡壘守护，但堡内幷無守卒。 
船在海面上停泊之际，岸上 土耳其 人立刻备守崗位，注視我們的行 
动。从他們作防御的举动上，可以看出他們誤認我們为海盜，或 
者是来襲击的战船。所以我們始終在港外抛錨，夜半卽啓碇开 
行 0 、 

次曰，船抵自 安那多利亞 ( Anadolu ) 大陆注入黑海之河口上, 
有城名 巴尔坦 ，我們將船敏近河口，裝取淡水。河水是由纆立在海 
岸上的岩石間鑿开的一条缺口处流下。山岩上建有堡壘,以衛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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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u 。 午后，从此城开出，抵阿 瑪斯拉 ( Amasra ), 其地虽位于^| 
其境内，佴隶屬于热那亞。 阿瑪斯拉 城建在濱海的山巔上,有一道 
域牆連貫此山与鄰山之間；兩山間之溪谷上建有一座桥，除便利行 
人往来之外，兩座山头亦因此而打成一片。 阿瑪斯拉 境內，有海 
港兩处。 阿瑪斯拉 城內狹小，建筑亦簡陋，而城外則留有繁密的楼 
房、宫室，以及敎堂等遺迹。按照城外建筑之形势覌察，当 H 城外 
为繁盛而重要之区域，时至今 fH ，所有楼房皆已殘毀。星期三，星 
期四兩日，皆停在 迖里； 于参加此間敎堂的一次祈禱后，卽駛往$ 
雙 • 加斯泰乐斯 (Dos Kastells ) 堡 (按 卽今日 土耳其 境內之赤夫 
泰堡 （fifte Kale )) 去。 

星期六，海面上起 了濃霧 ，波濤亦随之洶涌不止，船身搖蕩得 
很厉害。我們又起了复舟之惧。加以迷在霧中，究竟离岸有多远， 
現在已难 推測; 于万分小心中，將船开慢。午間才望見土耳其岸上 
之 伊尼波魯 ( Inebolu ) 城。因为沒有寻到港口，所以停泊在城对面 
的海上。午后，大 霧益發 濃厚，甚至海岸亦不可見。时至夜晚，距 
船几尺以外，卽無法視察。正在計議如何駛近海岸之际，忽听附近 
有犬吠声，我們全体一面喊叫，一面向犬吠声处 歇去; 及临近时，方 
知已靠近岸边岩石。而港口卽在不远之处•，不过进港口的水道情 
形仍不明了，当时情势异常險惡。幸由船長喚过一名水手，令其泅 
水登岸，寻覓路徑_，水手泅水上岸后，点起一只灯籠，指引船行，由 
灯号的指示，船才平安的駛入港口。 

次日，是 帕斯加洛亞 ( Paskalya ) 的集日,我們为游 帕斯加洛亞 
起見，船停留一日，沒有开行，卽系在港內。 伊尼波魯 城左近，有几 
座高山；有一座山头上，建有强固的堡壘，現由 伊斯蘭敎 徒国王伊 
斯芬底亞洛 ( Isfendiyar ) 所掌握。他在附近拥有大片土地，每年向 
帖木兒 納貢賦，境內亦通用 帖木兒 的貨幣。他本人現在虽不駐这 



里，佴是他接到部屬报吿，知道我們是朝觀 帖木兒 的陡团,所以特 
派專人到船上問候，幷且贈送全羊一只、鷄数只、面包、酒等。这座 
堡壘附近出产最坚韌的木料，專供制造船舶等物之用。 

3 月 31H (星期一），又自 伊尼波魯 行抵 土耳其 境內的西諾 
連 (Sinop) 港。船卽在其处抛錨,此地亦隶屬于 伊斯芬底亞洛 。他 
本人亦幷未留于其地，已往距此 3 H 程的 卡斯他芒 尼 (Kostamani) 
去了。据傳， 伊斯芬底亞洛 为准备抵御 苏来曼 • 札来比 ，而調集 4 
万人馬，以备廝杀。自他投入帖木兒方面以来， 苏来曼 • 札来比 卽 
視之为敌人。我們若能幸而与他会晤，定然有許多 补益； 关于帖木 
莖駐蹕之地，可以問到，其次是舍舟就陆后的行程問題，也可以向 
他請敎一下。至于 伊斯芬底亞洛 之归附 帖木兒 之原委，今述之于 
下 •• 

安哥拉 大战中，全軍复沒之苏丹 白牙卽的 ，当初曾 j 降 伊斯芬底 
亞洛之父杀害，幷將其土地及財产收沒，佴是 帖木兒 战敗 白牙卽的 
之佘，將 伊斯芬底亞洛 的土地發还，幷命其仍主其国。③这是使他 
忠于 帖木兒 之主要原因。 

4 月 5 H (星期一），我們离开 西諾坡 ，在海上航行一晝夜 w 
次 H 午后，到达 撒姆松 (Samsim) ， 此港系在 土耳其 境內，有堡壘兩 
座;其一屬于 热那亞 人，另一堡屬于 苏来曼 • 札来比 。船到 撒姆松 
时，卽 在海上抛錨， 幷未入港，原拟次 H 乘風开往允叶 C ，誰知 
次 H 風向逆轉，于是將船歇入港內停泊。 撒姆松 濱海皆山,其上屋 
舍儼然，居民以希腊人为多。 .士耳其 人在此附近的不过 300 人左 
右。由一位希腊貴族名 麦拉希諾 ( Meiaseno ) 者所統治。他每年也 
向 帖木兒 納貢賦。次 H ， 船虽勉强开出，仍然以海上風向不宜，又 
停泊 土耳其 人轄境上之一小港內。地名 黎那 (Lena), 居民由一位 
土耳其部 長名 爱洛咱密兒 ( Erzamir) 者所統治。据傳，此地于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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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曾遭 热那亞人 襲击一次。 

同 H ，船駿出港不久卽望見一座堡疊，送就是著名 的聖尼塞 
控 (Santa Niciyo) 堡疊。船曾在堡前抛錨，以颶風漸烈，这里停泊 
不住，于是就城角附近停息过夜。居民亦隶 屬土耳其 部長 爱洛咱 
密兒統轄。据傳，其部下有騎兵約万名：次日（星期三)，風向順 
适，船又开行，在海上遇傾盆大雨。至晚九时,抵 吉里松 ( Giresmi )， 
其城殊小，濱海的建筑，好像是从城內到海边的一条走廊。次日， 
由海面上望見岸上一座大城，名 提来包盧 ( Tirebolu )。 自此城起， 
卽入 特拉布松 (Trabzan) 王国的境內。过此不远， 哈呂来 ( Harel) 
鎭就展在眼前，以气候不适宜于游覽，所以不曾停船，卽繼續前 
进。晚間，船泊在佛洛 ( Fol ) 堡前。次日，風力剧烈，上午9时船抵 
三佛 (Sanfo) 堡; 因为水手在此地休息一刻，船便停住。午后續航， 
至晚抵 布拉坦 (Blatan) 港③ 。日 間若能赶程前进，当晚本有抵特拉 
布松港之可能，以該港距此 布拉坦 ,亦不过10哩 之遙; 終因夜間不 
敢航行，遂夜宿 布拉 坦 港; 而夜半風起，波濤掀天，浪头高起,大有 
將巨舟拥上海岸之势。同时纜繩亦被吹断，船身为風浪所推移，不 
能自主。風势至次日（星期五）午后方息。船在当日开 抵特拉布 
佺。 

自 白玉路 至 特拉布松 間之距离，依我們計算，是洲0哩。此港 
之城郭，經 热那亞 人建立壯丽的堡壘一座。我們登陆后，卽住在堡 
內，热那亞人招待我們，極为殷勸热烈。 


② 原注: 按 克拉維約 所述之 爱来里 ( Eregli ) 旧名 Heratolia , 而原書上_写为 
Pantoraloya , 恐有訛諛。 

③ 鈞注： 帖木兒于 小亞細亞 一役中战敗 白牙卽 的后，一方与各方修好通使，— 
方將一些被廢之君主放还，仍主其国。帖木兒帝国上，曾載其事，足貴对照，今彔之于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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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兒在小亞 細亞时 ，埃及莎勒壇，懾于他的武功，遺使来覲敢認为潘国, 
在金曜日之祈禱中，列 帖木兒 名，請修好，帖木兒許之，双方互易饋贈，__，•.，巷罗咚帝国 
約翰七世 （Jeun VII) 也遣使往朝,于是涅同欧洲發生交际， 迦思迪 刺国王铉遺使 
臣至 撒禺兒汗 ，从前一挂铍廢的君主,如 爱丁撒魯罕 O ^ ronkhan ) 迦思塔木尼 （ Kas - 
tamoni ) 等地的君主，皆泰命仍主其国。”54頁。 

此处之 迦思塔木尼 之君主卽系 伊斯芬底亞洛 云。 

③原注:此地旧名 Biiieinony ， 現名書上所載，恐有訛誤。 





第六章自特拉布松至爱洛遵占 

4月12 H (星期六）， 特拉布松 国王备騎乘，派人引导我們入 
宮觀見。国王于一座便殿上問詾片刻，我們卽請辞退返寓所。次 
H ，又承太子召見;太子年事尙經，不过25岁左右。前見国王身高 
体壯，服飾华美富丽，及見皇太子所着，亦極講求。所戴皇冠，較一 
般者为巨大•，其上以金錦作徽，冠頂插鳥羽一根，冠边綴以珍貴之 
兽皮。国王名 馬納額勒 ( Marncel ), 太子名 賴克西玉斯 CLeksiiis ) 
現已拥有王号。依此間之習慣，凡国王虽將王位傳与子嗣，佴其本 
身之王号，終身保有，幷不因傳位而失去。希腊語中称此类国王为 
巴两里玉斯 ( Basjliiis ), 其意卽太上皇之謂，国王 馬納額勒 及鄰境 
之 土耳其 人,現皆向 帖木兒 納貢称臣。据謂王后为 伊堡东罗馬 皇 
帝之亲屬，幼王之后,亦伊堡貴族之女，現已生育兩位小公主云。 

星期一，我們正在寓所閑坐之际，有宮內官員二人来訪。一 
为可盧斯 （ Koms ), 乃相当于御前侍衞長官之銜，在此邦有可盧 
斯之号者，多为御前荷戟負矢之侍衞充任。另一位为布 拉荚士 
( Bmva ? )， 卽內庫大臣。此人最为国王所寵信，言听計从，事不經 
其同意者，卽無法进行。論其人品，則甚低微，系一面包师之子，本 
無位居人上之資格，其所以能据高位者，只因其長于星相之术耳。 
幼王以国王对之过于寵信而疑猜他人,所以曾演过一幕淸君側，意 
在劝老王將其黜罢。朝中大臣亦同意幼王此举。当时曾圍困宮 
闈，將老王幽禁在內，双方相持达3月之久，迄無結杲。最后由侍 
衞大臣出面，調解于父子之間，方以和年方式 結束； 为維护老王之 
尊严計，这位內庫大臣依然保留在原位上。 



— 城建在海濱上。城艢由海岸通連至山頂，城外掘有 
深濠，城旁小河之水，灌注其中。 特拉布松 有此保障，益增其坚固 Q 
城外郊野，一片平川，益陪襯出此城之雄偉。近郭之处，多果林园 
囿之屬，由海口至城間之大路上，其繁盛之狀，誠有一游之价値。 
各地迗来 特拉布松 之貨物,皆在此間銷售。城郭近海之处，更建有 
坚固之堡壘兩座 •. 其一屬于 威尼斯 人，另一座屬热那亞人，兩座堡 
壘之建筑，皆曾經国王之許可。城外尙有数堂及修道院多此，亞美 
尼亞人在此有敎堂一座，大主敎一人。当地居民对于 亞美尼亞 人 
頗为 憎厭。 而各敎堂內亦各操本族語言以祈禱焉。 

亞美尼亞 人于祈禱中有許多 此与 基 督敎罗馬敎 派 相似； 他們 
在祈禱中献面包，敎士讀聖經之际，面轉向敎众，聖火不投入水內 
等。 亞美尼亞 人也为贖罪而作懺悔。每年齋期計40日。每逢星 
期六食肉，視为定例。齋期中不食帶血色的魚类，及含有脂肪的食 
物，戒酒，但白晝仍可照常飮食，敎士与俗人在齋期內，一律 如此; 
只是遇到 帕斯加洛亞 紀念 H ，食肉之 H , 为每周之星期五，是为稍 
异处。 亞美尼亞 人信基督誕生之日，卽为受洗之时。至于信仰上 
或仪式上， 亞美尼亞 人幷未显出特別热烈之处，不过 亞美尼亞 人 
为極端迷信的民族，在祈禱之际，必恭必敬的，極其虔誠。 

希腊人在信仰上亦極其誠敬。不过祈禱仪式上不無錯誤之 
处，例如••聖餐上献祭大型面包，从面包上取手掌般一塊，加盖金 
印于其上，此其一。尙有領导作祈禱之敎士与俗人之間，隔以幔 
帳，使双方彼此难以 望見； 敎士献面包之后，將手中盖有印之一 
塊，用白色帕巾包起，放于头頂上，誦經而出堂外。敎众在堂上 
遂卽大哭起来，用十字架拍胸 捶背； 痛哭及叩头俯地等举动，据 
我們看皆非必要。最后，敎七又返回敎堂，坐于聖壇上，取下献祭 
过加盖金印之面包，分賜与作祈禱之敎众而散。敎士在祈禱中， 



• 62 * 

不講解任何經典，而各地敎堂內，除 阿亞苏菲亞 外，皆不曾备有鐘。 
因此配合祈禱仪式而用之重要响器，亦不过敲打木魚而已，各地之 
敎士皆有家眷，惟終身只能娶妻一次。所娶之女，限为处女。倘敎 
士之妻先故，敎士卽無續弦之希望，只能以独身候終。敎士之妻死 
亡时 ，可以举行丧仪。敎士于每周之三五兩日，在敎堂內召集祈 
禱，値周之敎士，不得家宿。 

希腊之敎士，每年之齋节有6 ；届时戒食帶血之魚类，戒酒， 
戒用油脂作餐，同时亦禁止归宿家舍。6次齋期 如下： 自8月1 U 
至8月15 H 之 聖塬利亞 节，是为第一次。自 聖迦太倫 紀念 H 至 
聖誕节，为第二次。至于第三次为40日齋期，第四次为紀念12 
位聖徒，齋期計2 4 日。再次为紀念一位聖者名 聖多明 我 (Sen 
Dimitiyoo ) 之齋期，計12 H 。①每周三五兩 H 戒肉，星期六为食 
肉之 H 。 星期三之戒肉为絕对的，而星期五之戒肉，則可通融。至 
于下列各星期五日，食肉則又認为合法，例 如: 聖誕节后之星期五, 
帕斯加洛亞 紀念日前之星期五,以及 邦得庫施 (Bout Kus ) 之前屋 
期五，皆可食肉無禁。 

希腊人不特在洗虬仪式上有若干錯誤 之处; 卽在其他仪式上， 
亦有迷信荒誕之处。卽如：敎徒某人生前任意胡为,造下种种罪 
孽，临死之际，將修道院中之修遨士之道衣換上，名字改变，如此 
便以为死后，鬼卒無法稽査，罪过消得干淨。諸如此类 之風俗 ，为 
希腊人所深信不疑者，皆不近理。虽然，希腊人究屬对宗敎虔誠的 
信徒。 

希腊人所用之兵器，主要的为利劍及弓矢，与 土耳其 人所用 
者同，此兩族人皆擅長騎术。 

自4月11日行抵 特拉布松 以来,至4月26 H ， 皆停于此間， 
游覽城內外备处。幷且为准备下一段陆行，亦应在此購置物品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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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定坐騎。 

4月27曰諸事齐备后，乃自 特拉布松 城出發，国王派来禱 f 护 
之人，幷任沿途响导。当晚，行 抵畢克塞特 （ Biksit ) 域，卽停宿 
城角之敎堂內。本 H 所經多为不甚高峻之丘陵地帶，沿途上見人 
烟稠密，而耕作之技术，亦較为进步。山間泉水，皆經引来灌漑田 

田 o 

星期 H , 自此城發足，国王遺来之响导送至此地卽返，再向前 
行，卽入他国境內。我們率領僕役及雇来响导績进，午后，过 
帕里螞 （ Polima ) 堡前，未停。堡隶麋 特拉布松 国王，堡建于山坡 
上，有石級可供攀登，堡后山耑上，尙有房屋建筑，依稀可見。本 
H 所經道上，曾穿行森林及良好之大道，其中有一段較为难行，以 
下坡之路面毀坏，遮断大道，其佘部分尙好。晚間，露宿于野。星 
期二，連越崇山峻嶺，山上已降雪，再涉过几道溪水，傍晚抵澤崗 
( Zigoi ))-。 此堡建于一座山头上，有桥通至对面山岩間，由岩上 
过桥，方能抵堡前大門。此地現由国王 加巴斯加 CK “ ka ) 部下 
防守。 加巴斯加 系希腊貴族出身。 

次早 9 时左右,行抵一座堡前，去路阻遮，堡名 加茏加 （ Kava - 
ka )， 一道河流紧迫堡边，河之彼岸，荒山連亘，寻不出行人的路 
徑;以此，大道为介乎堡与河之間，位于極狹隘之地帶，仅仅通过 
單騎，不能 幷镫。 堡中守卒为数無多，卻足阻胁行人而有佘，大有 
“一夫当关，万人难度”之慨。及行至堡前， 加茏加 堡內守卒走出， 
擱路索税;幷謂所携物品定当完納关税，方得通过，我們当將税 
付过。因为 加巴斯加 之轄境內居民，向称3悍多盜，同 时加巴斯加 
本人，也是这类人物，行过此地之旅客,总以大队同行为妙，否貝 (| ， 
安全上毫無保障。此外尙須备下应緻納之重税 ，及饋 送加巴斯加 
之 8 L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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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加％加堡 十佘里，高耑上又是一座堡壘。这里的道路，也極 
狹隘。再往前，又有一座坚固的堡壘，名 奥雷拉 ( Orila )， 此傲似 
为新建者，大道距堡稍远。 

此区域內居民之統治者 加巴斯加 現住在此堡內。我們听到 
此訊，卽遣譯人前往請示会晤之处。 加巴斯加 早已由部下报信，詳 
知我們的来历。及譯人入堡不久，卽見有騎者来傳話，令我們暫 
在 加巴斯加 之驛站停下。于是我們先下馬，將所携物品皆寄放在 
路旁之敎堂內。据騎者講，凡在此处过往行人，必須向 加巴斯加 納 
税，此外尙須饋贈其本人以相当齓物。 又謂： 加巴斯加 为防御土 
耳其人，現將人馬屯集于此山左近，其軍需支用，皆賴抽收商旅之 
税捐，以及自敌人方面得来之齒获。我們当吿以 •.“ 路經此間，拟 
入堡拜謁 加巴斯加 致敬，因行旅之上，理应如此，幷無他意，請其 
轉达騎者見我們随从甚盛，所以不肯应允，仅謂明 H 加巴斯加 
拟出堡来会 

5 月 2 H 午間， 加巴斯加 自堡內向我們的駐所而来，随从騎 
者，約有⑽名左右，皆携有弓矢。 加巴斯加 乘駿馬持弓矢，至駐 
所前不远之处，下馬落坐，喚我們过去。 

此間备山各堡之統治者 加巴斯加 ，見面卽道起生活之覌苦来。 
据 他講：“境內 山荒地瘠，居民生活虽可維持，佴不时为 土耳其 人 
所扰刼。他本人及部屬素来卽乏其他丰富来源，只能自行旅过 
客身上抽税，或掠夺敌境內居民以度 H 。 因此，要求我們加以济 
助，無論錢財或貨物，皆所欢迎。”当时我 們答： “本人及随从人 
員系一使团，幷非商队。此行奉 西班牙 国王之命，覲見 帖木兒 汗, 
所携物品，槪屬国王饋贈 帖木兒 汗之齓物貢品，亦無商貨。”此际 
帖木兒 專使随行在側，亦向其解釋 ，謂： “特拉布 松国王尙且向 jij 
木兒称臣納貢，因之对于过往此間之使节，不应加以留难。”加巴 



斯加及其从屬，虽对此項解釋認为合理；然而他講：“为生活所 
迫，已难顧及其他，于万不得已时，擒刼到帖木兒境內，亦未可 
知。”最后，我們見以速离为妙，所以解开行囊，取出紅色衣料匹 
头一段，銀盞一只送給他。專使也揀选 佛劳倫斯 产的花色 
匹头一段作贈品。佴是加巴斯加及其扈从，对之仍不滿意，希望再 
增。我們又用溫言对付半 H ， 依然無效。一定要我們繳出極珍貴 
之物，非此不可。 

事情旣然到此种地步，于是我們自随行之商人手中，購买些貨 
品，送給 加巴斯加 ，他还裝作不乐意的姿态收納，算作滿意。 
加巴斯 加答应护送我們到 帖木兒 汗国的 爱洛遵占 之边境上。所需 
坐騎，以及馱运物品之馬匹，亦承其允为代备。及我們准备出發 
之际，他又变弄种种花样，使我們停住，不能成行。最后还是由我 
們自己从新雇到坐騎馱脚以及响导，方得动身。 

星期五，重新啓程之际，我們的随从雇到12名鏢客，护送我們 
前进^午后，又遇到一座 加巴斯加 治下的堡壘，里面跑出一些騎 
者，直奔至面前，擱路要錢要貨，空饒舌半天,依然是付过錢，方得 
过去。午后，行抵一座村落，据說，該村的一座堡壘为 昔班族 ( fa - 
ban ) 之 土耳其 人所据。因为 加巴斯加 正与此族人交惡，所以加巴 
斯加人令我們于距堡稍远之处暫停，先往探視动靜。不大一刻，卽 
归来报吿無事，我們毫無阻扰地走过。午間，行抵 爱洛遵占 边境上 
之 阿蘭咱 ( Alaixza ) 村。至此为止， 加巴斯加 的来人將裝載卸下， 
領回馬匹，向我們吿別。旅程中最后数日，所經之路上受尽跋涉之 
苦;或登 山下坡 ，或經深谷，历遭險阻。抵 阿蘭咱 材时，会到一位 
土耳其 貴族，他任此間官長， 奉爱洛遵占 省長之命，治理其地;他对 
远来外宾，極为恭維。备宿处，供給种种用品，飮食之屬，更無庸 
說。从他口中，我們听到帖木兒已自卡拉巴啓程东去。帖木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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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在 卡拉巴 度过，嗣后动身向 伊朗 之 苏丹尼 叶而去。 

5月3 H 之次晨，又自 阿蘭咱 村續往前进。抵一主^人村 
落,村人举行盛大 欢迎； 除替我們备下馬匹外，又饋贈路上用之物 
及飮料。黃昏之际，又經过一 '座 村庄，在該处換过馬匹。 

一路行来，所有各項需用，皆由当地供給，不取任何代价 ，因 
帖木兒 汗轄境內風俗如是。以此，所过各处，無分晝夜，皆有人备 
置飮食，送来地氈，鋪敖地上，以充我們下馬休息之用。随后摆开 
飯桌，捧上飮食;在乡村我們常常吃到乡間面包，而肉食亦極丰富。 
其他如油煎之鷄蛋，瓦罐盛来之牛奶，牛油，蜂蜜之类。是为备±也 
所备之一般的飯食。而招待上，極为殷勤而誠恳。夜間遇到村落 
时，其飮食尤为丰富。我們所經各村庄，皆由村長出迎，同行之赠 
木兒專使，到处令当地人士备飯，或換馬，莫不咄嗟立办。倘有違 
命反抗者，皆遭鞭打脚踢。因此,各地人民見 有察合台 人 之帖木兒 
使者走来，莫不逃避, 帖木兒 本人及家族，卽屬 察合台 人@。 

同曰我們自村中动身，繼續前进;所經各处，遇有 信基督敎 之 
亞美尼亞 人。5月4 H 午間，行抵 爱洛遵占 。 

連曰所經之地，或为高山峻嶺，或为灌木叢林，道路極为惡劣。 
爱洛遵占 一帶，降雪甚厚。行抵城前之际，地方人士，多来欢迎，陪 
送至寓所。晚間，省長遣人送来各样食物、果品、酒、面包等。星期 
一早晨，省長通知我們，官方將供給我們一切用費，此款于駐在此 
城期間，逐 H 送来。 

駐在 爱洛遵占 期內，此款皆經 送到; 我們亦卽以此項收入开銷 
一切。星期一午后，省長遣人以坐騎引我們赴宴。随从人員，亦 
一律同行。席設于城外牧場上，抵該处时，見省長坐一矮櫈，上鋪 
有絲垫，左右陪坐者多人，及見我們来到，貴族多人向前迎接，引 
至省長位前•，省長亦起立迎接，讓我們在其側落坐，致寒暄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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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身着靑緞大袍,領上綉有金錦，头戴高筒尖帽，帽前綴有宝石，上 
插鳥羽一枝，服飾之样式，为 帖木兒 所創制，幷經規定为社服。 

省長之相貌，堂皇漂亮，年紀在40岁左右，面色微黃，一撮黑 
鬍鬚。他先祝 西班牙 国王健康，其次亲手在銀盞上斟滿了酒，依次 
向我們劝飮，再次將銀盞轉向部屬賜飮。受到賜酒之人，先 从坐处 
起立，向前屈一膝，用双手接盞•，倘以 R 手来接，卽認为不恭敬。惟 
有毕輩友朋之間， 方 能以單手接杯飮酒。以双手接到盞之人，再 
起立，向后退一兩步，重新屈膝 而飮; 伹万不 可轉面，以背領向賜酒 
之人。飮畢，起立，右足放开，下跪3次，以致謝意，幷將盞捧还，飮 
酒时，以一口气咽下为度。 

省長向左右遍賜过酒后，侍役牽来几匹馱滿箱籠之騾馬，箱籠 
中裝滿碟盤，以及鍋勺之类。卸下箱籠，摆起宴席；囱貪之屬，皆盛 
于食盒之各曆內，其数量可分礙百佘碗；其碗之形式，类似騎兵所 
戴之头盔，旣深且巨。食盒之內，除裝有肉食之外，尙有肉飯，至于 
肉食之做法亦有多种。省長与我們对面坐席，有絲制桌巾，鋪于席 
面。各人就职位高低，分別入座，每人面前，备有切肉用之小刀及 
取湯之木匙一把。省長身旁，有侍役一人，專为其切肉。省長席 
上，尙有貴族兩位同席，是由省長特邀来者。侍役將飯端上时，曾 
見省長席上3人，輪流用一把木匙飮湯，3人自一盤中取食，所用 
之木匙，侍役亦曾以之飮湯。 

正在用飯之际，有一位 土耳其 少年，亦来入席。这位少年也 
不过7岁上下，随从十佘人，皆携有坐騎。省長見其蒞临，立刻起 
立迎接，讓之坐于 席边。 少年 为西諾坡 統治 者伊斯芬底亞洛 之外 
甥。关于 伊斯芬底亞洛 ，上文已經述过。 帖木兒將伊斯芬底亞洛 
所有产業之半数，分与其外甥——这位少年——他自 帖木兒 汗帳 
归来，同时尙有 爱洛遵占 城2人，亦自汗帳来此。2人昔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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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兒所囚禁，最近方被釋还，被囚禁之經过如下： 

昔曰 爱洛遵占 为国王 塔哈坦 ( TahaUns ) 所轄管，所有本城及 
附近土地，皆由其統治。 塔哈坦 去世之际，幷無子嗣。王后为赞 
拉布松王 之女，乃認一义子以繼位。所謂义子者，卽今 H 坐上之主 
人翁，現任 爱洛遵占 省長者。此公自被認为义子，卽登王位，意于 
和平中統治 爱洛遵占 全境。不料竟引起波瀾，有 塔哈坦 之外甥，名 
沙阿里 (§ah Ali ) 者，举兵反抗，进据境內，謂先王幷無后嗣，理应 
由其繼位。前所提及为 帖木兒所 囚禁之二人，卽 沙阿里 之同党。 
帖木兒 战胜 白牙卽的 之后，返回东方时，曾 在爱洛遵 占城稍作停 
息。將 沙阿里 及同党二人捕获，加以禁押。而令塔哈坦之义子，正 
式襲父位，無异乎亲生之子。最近 帖木兒將沙阿里 之同党二人釋 
放，不过 沙阿里本 人，仍系獄中，聞已解往 撒馬尔罕 。 

帖木兒 良格与 白牙卽的 間之糾紛，以至引起战爭，其主要原因 
还在 塔哈坦 生前在位时之向背所致。其原委，殊有紀述之必要，容 
俟下面再提。 

省長之宴旣罢，当向其致謝辞別，返归寓所。省長与部屬仍留 
在原处 0 

晚間，省長又遣人送来各样飮食，遣来僕人，供我們役使。次 
日（星期二）虽無宴請，却贈送花費，以备开銷。屋期三省長于用飯 
之前,来邀請赴宴。席設于有噴水池之花园內，同席有陪客多人。 
乐师在旁奏乐。此处布置，頗为富丽，适合于飮宴之用。省長走进 
之后，与我們施釓，引我們坐于其近处，幷謂拟同席暢飮一番。使 
团一行中， 以我素不能飮，佴是当 时 幷未容我置身局外，侍役送上 
一壺帶有甘味之蜜酒，供我代酒之用，此时随从人員，皆敖量豪飮 
起来。 

酒过 3 巡，肉食、米飯、湯等皆摆滿桌上。我們仍然按照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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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之規矩用飯。及肉食旣罢，又端上菊，萄、梨子之类水果及蜂 
蜜，卽在飮食之間，酒仍不間断,所用之酒盞，極其巨大。第一盡由 
省長先飮，飮畢遞与在側之人，接盞之人，飮酒时，亦以一气咽下为 
度。倘不如此，在席上則显失虬。陪客之中，有一人任酒使，專向 
宾客劝酒。省長每次飮酒，須数口方能咽下一杯。其本人姓名为 


庇塔利白特 (Pitalibet), 此宴延至晚間方散，及率兩位随員返归 
寓所时，已是夜色四沈之际。 


① 原注: 著者謂齋期有6，实际上所列只有6期。 

⑧ 釣注: “ 帖木兒 之先世是否为 察合台 之后裔，殊为疑問。相傅其先世与成吉 
思汗同族，有 哈剌察 兒*那顔 (Karatchar Noyan ：^ ， 据說是 成吉思汗 之从兄弟，也就 
是 帖木兒 之祖先， 帖木兒 之 子沙哈魯 曾經广事考証，以証明此世 系之眞…… ” 

又中国史書上称 帖木兒 为元駙馬,因 帖木兒 自發迹以来，曾用种种名号，首先 
自称 古烈干 (Konrefcan)， 其意犹言“君主之戚屬”或“君 主之女 婿”。 本阿剌卜沙 以为 
这个名称，可以証明帖木兒出身枣镦云。見帖木兒帝国12頁。 





第七章自爱洛遵占至胡叶 

爱洛遵占城 建在傍河的一片平川上，此河就是所謂發源于天 
堂的 幼發拉底斯 河 ( Ferat ), 环繞平川的四圍，山嶺高峙，峰頂白雪 
皚皚，而平地上絲毫雪痕皆無。只見园林叢集的村落，麦田及葡萄 
园的綠野，在年原上作点綴。我們随处可見美丽的花园，肥沃的田 
亩。城池的面积，幷不甚大，四周由附有碉楼的城牆圍繞。城上有 
若干处悬有十字架。居民紧貼城艢，建有楼房，接有通路，可至城 
牆上。城內人口稠密，街道及广場繁多，而政权多橾于當紳手中。 
城內殷实商号亦伙，居民以希腊人及 亞美尼亞 人占大部分。 

爱洛遵占 城在 帖木兒 与 白牙卽的之 間的战爭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我們在迖里，应加詳細叙述。 帖木兒 侵入 小亞細亞 的第一 
步，是將 土耳其 人的城市 西瓦斯 ③ ( Sivas ) 占据，而加以破坏。其城 
本为苏丹 白牙卽的 軍事重鎭之一， 帖木兒 旣將城破坏而去,苏丹 g 
牙卽的 为报复起見，乃侵入 爱洛遵占 境內，从 亞美尼亞 人的統治者 
塔哈坦 ( Tahatan ) 手中 將爱洛遵占 城夺去。直到 FI 后 ，帖木兒 于安 
哥拉战役中將 白牙卽的軍 消灭后，方將此城收复，派軍駐守,取消 
該城的半独立形式，归幷汗国版圖內。現在再把 帖木兒 侵入小亞 
細亞的导火綫—— 爱洛遵占 城所發生的事件，追述一番。以先，此 
城的 伊斯蘭敎 徒与 基督敎 徒曾發生过糾紛， 伊斯蘭敎 徒方面謂:国 
王 塔哈坦有 偏袒 基督敎 徒之处。因之，敎堂的建筑远較淸眞寺为 
宏大。此事直訴到 帖木兒 处。 帖木兒 接到回敎徒的訴狀，便將塔 
_喚去，追問此事。据 塔哈坦 的 答复: 厚遇基锊敎徒之事誠有 
之,不过， 基督敎徒 多为巨商富賈，对国王多有补益云云1 帖木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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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言，乃令 基督敎 徙推一位有声望之敎士,来 撒馬尔罕 。敎1遵命 
前往，彼时 帖木兒 心中正嫉恨 伊思坦堡 之希腊人及热那亞人；見敎 
士已到，强迫其改信伊斯蘭敎。敎士当加以拒絕。因此， 帖木兒 于 
怒大之下，令將 爱洛遵占 城的 基督敎 徒一律屠杀。国王 塔哈坦 聞 
訊，代向 帖木兒 求赦，改令該城 基督敎 徒醵献黃金9千，白銀9千 
作贖金。 帖木兒 虽然允許赦免性命，佴是仍然將全城的敎堂拆毀， 
幷將诚角处之堡壘占据。这座堡壘名 凱瑪赫 ( Kemah ) ， 帖木兒 將 
此堡賜与 察合台 族宗王某人作为領地。这座堡壘建筑坚固，地势 
扼要，掌撞此处則全城及四周皆在控制之下，且有許多由 叙利亞 往 
土耳其 去的商队，势須經过此堡壘前， 帖木兒 据之,亦有控制商队 
的作用。写至此，我們可以叙到 帖木兒 与 白牙卽的 冲突的来源了。 

爱洛遵占 的統治者原为 塔哈坦 。其領土与 土耳其 境接壤,苏丹 
向来視此地为禁蠻，屡次謀据 凱瑪赫 堡为 己有; 因此有一次，曾責 
令 塔哈坦 納貢割地。 塔哈坦 于答复中謂 :“称 臣納貢皆可，佴此堡 
断不能与 土耳其 人苏丹于是向其提出警吿謂早日將此堡献 
出,算你僥倖，否則不特堡壘难保，就是 爱洛遵占 全境，亦將失去。” 
塔哈坦 当將上述交涉經过 ， 报吿与 帖木兒 。彼时 帖木兒正 在伊朗 
战場上，方將伊朗全境扫平。 塔哈坦 所派遣之使者多人,携帶珍貴 
貢品多件，願作臣屬，吁請帖木兒發兵相助。 帖木兒 据此乃遣人往 
吿苏丹 白牙卽的 謂 •.“ 塔哈坦 已投附 帖木兒 汗国，其領土已列入汗 
国保护，因此任何方面对塔哈坦之要求， 帖木兒 皆不能承認。” 

苏丹 白牙卽的彼 时对于 帖木兒 的实力，幷不 深知; 自以为世界 
上的君王，未有能出其右者。此次 帖木兒 的使者，給他送来塔哈坦 
已归附于 帖木兒 的消息时，使他大怒。当面辱駡来使 ，謂： “来使 
与 帖木兒 同为世界上愚蠢之徒， 帖木兒 竟敢大胆来吿，不許染指 
塔哈坦之領土，誠屬狂妄已極，自己不佴保留对塔哈坦自由行动之 




权利，世界上任何人敢出面阻撓，不惜以兵戎相見。幷旦警吿帖木 
里切莫再作夢想,若不及早醒悟，將来定將其捉获，列入奴役队中， 
以耻辱之。”云云， 帖木兒 接到迖种难堪的答复，决議起兵敎訓白牙 
卽的一番。 

帖木兒 从 白牙卽的 处得到如此的答复，遂自 卡拉巴 出發西下, 
兵临 爱洛遵占 城之际，幷未停留,繼續侵入土 耳其 境， 將西瓦 斯包 
圍，城中守軍，当向苏丹 白牙卽的 吿急。这 时白牙卽 的接到 帖木兒 
軍入境的消息，于是調集各路軍队，准备迎敌。前軍統將为太子 i 
来曼 • 札来比 所統率的大軍20万先行进發， 白牙卽的 俟会合其他 
各路將領，率領大軍在后方緩緩而来,不过 白牙卽的 迎战的时机已 
誤， 帖木兒 于 白牙卽的 援兵赶到之前，已攻入 西芄斯 城內。 

帖木兒 之得以攻进 西瓦斯 城者，完全由于彼之殘酷的狡計得 
售而成功。 帖木兒 圍攻 西芄斯 城正紧之际，守軍忽然願納款請降。 
双方經过一番磋商后，卽成立諫解。 帖木 兒要求城內重要人物出 
城將所納財物来营献交， 誓言: “絕不使降众流一漓血”。 

城內之人聞此，乃出城將所献之物及金銀等送来大营后，卽欲 
返城， 当为 帖木兒 扣留，令渠等等候后命。同时守城將士、官吏、紳 
商等亦来营請謁，皆深信 帖木兒 宣誓在先，定保 安全; 又見所献財 
物, 帖木兒 亦欣然收下,可無問題發生。孰料帖木兒早已命人掘好 
深坑数处，候城內首長尽数到齐，乃一律加以逮捕。固然以前曾有 
“絕不使降众流一滴血”之誓言，佴活埋之。另外派兵乘势攻城，城 
破，縱兵搶掠，以济所率部众之貧困。 帖木兒 确似执行一張节目表 
上所列之事項，坚决而徹底的，逐項付与 施行: 先活埋城內降众，次 
曰縱兵搶椋，然后紧閉各城門，焚燒民房。 帖木 兒作畢各事后,率 
队伍他去。及其大軍离城之曰，正苏丹 白牙卽的 之子 苏来曼 •也 
来比大軍20万的騎兵前啃开到之时。然而西茏斯已被毁为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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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士。 苏来曼 • 札来比 見 帖木兒 已去，未能追及，惟有候其父苏丹 
白牙卽的 之到临,再作計議。 

而 帖木兒 此时率大軍南下,侵扰埃及苏丹之領士，兵入 叙利亞 
境矣。 

帖木兒 在进軍 叙利亞 之途中，曾遇流徙中 之白羊 族人@ ( Ak 
Koyunlu )， 当加以攻击，俘获其 全族; 上自爱密耳，下至妇孺，为数 
不下5万人，皆被編入軍中，驅之往征 叙利亞 。 

大軍入 叙利亞 后，將 大馬士革 包圍。 帖木兒 对 大馬士革 人最 
为怨恨，因为此城人士，旣不称臣納貢，又曾將 帖木兒 之使者投入 
黑獄。因此 大馬士革 城为 帖木兒 軍所破时，不免一番肆椋。而城 
內之良工巧匠，亦被征調来，在 帖木兒 部屬严密之监視下,押送_ 
馬@罕 而去。此輩工匠，限定永居 撒馬尔罕 ，不許 他移， 尙有沿途 
所收来之部落，以及 西芄斯 之居民俘虜,亦遭遇同样命运，被送往 
撒馬尔罕 。內有一向居于 西瓦斯 乡間之 亞美尼亞 人。 

帖木兒 从 叙利亞 归程中轉到伊朗。意欲在 亞美尼亞 境內之阿 
拉塔克 ( Alatak ) 过夏。此时 白牙卽的 大軍正侵 爱洛遵占 城。鱼 
牙卽的 以此次战事起于 塔哈坦 ,同时西瓦斯城为 帖木兒 所殘毀，心 
中憒怒异常。所以率大軍向 爱洛遵占 而来，一举而陷之。城破，莖 
哈坦之妃被擄去，佴 塔哈坦 却被釋放。同 时白牙卽的 严令三軍，不 
准損及城內一草一木。事后， 白牙卽的 軍轉回 安那多利亞 而去，爱 
洛遵占 之获倖全，以及 白牙卽的 之不报复 帖木兒 之毀 西芄斯 ，其事 
頗引起种种流言,迖且不表。 

此后， 白牙卽的 及 帖木兒 各自返归本土。互相之間，也曾有使 
者往来，但未能妥协。同时 伊僅东罗馬 皇帝及白玉路上之 热那亞 
人，見有机可乘，乃派人与碎主 g 相約:“倘 若帖木兒 与 白牙卽的 开 
战，願作种种援助，無論是陆上或是海軍皆可相助。 幷且將来一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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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 热那亞 战船，將扼住 色雷斯 边的海峽，牽制欧洲境內的十耳 
芒軍队，使之調不到 安那多利亞 方面，如此 白牙卽的 將感到重大的 
威胁。” 

此外，希腊人將在軍费上 与帖木兒 以援肋的話，亦曾講过。至 
此 土耳其 人已然前有 帖木兒 之敌，后有 东罗馬 帝国之威胁了 。 M 
木兒与 白牙卽的 虽同为信 伊斯蘭敎 的君主，但彼此之間，因不能修 
好敦睦，終于各自調集大軍，兵戎相見。实际上講来，彼 时帖木兒 
的准备比較充实，他本人由伊朗动身侵入苏丹的領土，經过 爱洛遵 
点进至至專贺。 

苏丹 白牙卽的 听到 帖木兒 进軍的消息，將一切事务推开，先赶 
到最强固的 安哥拉 僅壘。 白牙卽的 在这里儲存下許多武器及軍用 
品，他本意从这里往东去迎敌，佴 是帖木兒 探 白牙卽的抵安哥拉 
的消息，便改变原来的路綫，轉向南部叢山开去。 白牙卽的 率領大 
軍向 西芄斯 进發，途中忽然見 帖木兒 轉移路綫，率軍南去，以为^ 
木兒畏强逃避，不敢迎敌，遂下令全軍追击 o 孰知 帖木兒 大軍在叢 
山間流动，行蹤飄忽無定，不測其主力之所在;幷且竭力避免与与 
牙卽的 軍接触，最后从南山間窜出，猛扑安哥拉 而来; 这是 白牙卽 
哇 的大批武器及軍用品所在地，而只有少数队伍防守。 

据 白牙卽的 之判断， 帖木兒 定然是畏敌而退；不如乘其未抵老 
哥拉之前，卽在山間將其歼灭。因此將大部分队伍分散在山間圍 
剿，結果毫無所得。及集合疲憊之士卒，准备返归 安哥拉 之际，不 
意强大之 帖木兒 軍，已出現于 安哥拉堡 前。 白牙卽的 軍被迫应战， 
結果竟如上述，全軍复沒， 白牙卽的 被生擒。@ 

战事發动以来，伊傷之 东罗馬 皇帝，以及 热那亞 人，对于帖木 
^之諾言，絲毫未曾实踐。不特 土耳其 軍队能自由通过色雷斯調 
至亞洲，卽在安哥拉战役結束后，亞洲岸上之土耳其士卒，依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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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通融而归返欧洲去。同时所駛行之船只，亦未受伊锯政府之阻 
徺。 

希腊 人所玩弄之手段，使 帖木兒 深恨在心 o 他立刻断絕与史 
堡及 热那亞 人之往来，視之一如敌国，幷苛待希腊侨民。至于为啤 
木兒所俘之 土耳其 苏丹 白牙卽的 ，其父卽聞名于世之苏丹穆 拉特 
(Murad) 0 彼于 可索茏 (Kosova) —役中，为 塞尔維亞 国王 拉載盧斯 
( Lazalos )® 所杀； 系遭其敌用劍貫胸背而致畢命。苏丹 白牙卽的 
后来与国王 拉載斯盧 交战中，亲手將其杀死,以报父仇。而拉載盧 
萌之子与苏丹解和。其人現尙存于世，依然为苏来曼 • 札来比 之 
座上客。而 苏来曼 • 来比 为 白牙卽的 長子。 

至于一般人所称之帖木 兒良格 ( Timurleng ， 本非其原名，按 
韃靼語中“ 帖木兒 ”一字幷不訓为“鉄”，而称之为 帖木兒良格 者，則 
多少含有侮辱的意思。因为只有 帖木兒 的敌人才称他为柺子@ 
木兒 。波斯語中“ 良格 ” （ Lenk ) 卽为跛子，柺子之意。 帖木兒 的右 
脚，本来殘缺，而右手上也缺小手指兩个；由于 帖木兒 在少年时代， 
有一次夜間偸窃他人羊只，遭羊主的痛击，伤及小指兩个，这些軟 
事,在后面我們再細講。 

我們居留 爱洛遵占 許多天，終于5月5日又繼續 登程; 路上所 
經之地，尽系高山峻嶺，山上荒凉已極，路上行时，天又降雪，气候 
寒冷。次曰，我們抵沙巴 (§ahbog) 村，村旁建有小堡壘一座，溪水 
流过其旁。村外麦田遍野，远望尙可見附近村落中的建筑。过此 
之后，至星期六 H ，我們停在 必哥立赤 （ Bigarig) 鎭。此处山上，建 
有雄壯的堡壘一处，此鎭轄有村落兩 座:其 一为 土耳其人 居住； 另 
一为 亞美尼亞 人居住。据居民所傳，一年前， 帖木兒 經过此間，曾 
吩咐部下將所有的敎堂一律拆毁。 亞美尼亞 人为保存敎堂的建筑 
起見，曾醵銀三千献与帖木兒，以冀邀免。帖木兒將这献金收下， 



仍然將敎堂拆除。 

次 H C 星期日 ) 我們从这里动身到 爱洛遵占 境內的另一座村 
落。此处亦建有一座壯丽的堡壘。再一 H 我們露宿于野。过了几 
座荒山，进入遍处靑綠、 7 K 道縱橫的一片地帶。当地居民皆屬土庫 
曼 （ Tikkmen ) 人，他們此时正在移往他处。 土庫曼 人尽系伊斯蘭 
雙。徒星期二,我們繼續进發，終 H 在溪水縱橫的水田中經过。 

午后，我們行抵 帖木兒 轄境內之 爱尔齟偸 ( Ei ^ rnn ) 城。此城 
位于平川上，城垣建有碉楼，城內旣無堡壘，人口亦不稠密，不过仍 
然存有昔日 亞美尼亞人 所立的敎堂一所。城內固有 亞美尼亞 人居 
住。而昔日城內 亞美尼亞 人則生活富裕，建筑华美。現任城守是 
一位 土庫曼 人，名为 有卩苏福 • 阿里 （Yusuf Ali )。 

翌 R ( 5 月 22 曰）我們自 爱尔祖倫 动身行抵 帕特哈完 (Partir 
Havan ) 材，卽宿在該处^此村現隶屬軍事要鎭的 阿微尼克 （ Avnik ) 
城。居民皆屬 亞美尼亞 人，鄰屬各地，由一位名 杜拉德別 (Doladay 
Bey ) 之察鱼會人所治理，这位貴族下面仍要講到。星期五我們进 
抵 爱斯乃摩 ( Esnemo ) 村，当晚及星期六，我們在这里休息，住了兩 
天。村內居民皆屬 亞美尼亞 人。星期 H , 再登程前进，抵一处名廷 
人衬 ( Deli Ko y ) ，此名称之得来，由于全村居民，皆系抛弃麈世，靜 
坐修煉，成为回敎中修道士,所謂迭里迷失 CDervij )， 。⑥鄰近各 
村縝，皆不时来朝拜这座衬中的修道士。病人也到迖里来求医，居 
民称迖些修道士为長老，其中有—位年高道深者为道長，極为一般 
修道士所敬重，奉之若長輩。帖木兒經过此材之际，曾赴修道士靜 
室訪間，幷在道長所居之处休息若干时，附近各方拜謁修道士者, 
多 送来齓 物，哈迖 ( Adak ) 等。村中卽以道長之地位为最高，居民皆 
尊修道士为 長輩; 修道士旣不留鬚，又不留髮，無分冬夏，身披旧毡 
衣，往来过市。手彈銅弦，口念誦詞。現在他們的道院的大門上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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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圓月形徽飾，于其上悬有鹿角或羊角一具。每位修道士之門前， 
必悬有兽角一具。 

5 月22 H (星期一），我們离了 狂人村 到 阿拉斯 ( Ams ) 河边上 
停息。此河穿境而过，河身寬闊。本日所經之路，或坎坷不卒，或为 
山坡陴道。次日(星期二)我們抵 納底若 ( Nadjoy ) 村,休息一夜后， 
仍沿 阿拉斯 河岸行 •, 道路極坏，有几段泥濘难行。在材中与一位巻 
督敎僧人相遇，承其招待。其地居民多为 亞美尼亞 人。次日，又抵 
一村，村人就附近山头上建有堡壘一座。此地盛产岩鹽，左近人民 
皆来此間取鹽，以供食用。 

我們在下面要講到 苏茲 瑪利 （ Sdmiari ) ⑦城，因为据傅說，經 
士番 ( Tufan ) 之后，第一座城市便是該城。 

我們到达 苏茲瑪利 ，是在5月29 H (星期四)之午后。該城是 
一座大城,距 亞拉拉特 ( AmratQ 山不过数哩之遙。夸齊 ( Nuh ) 的仙 
丹，据傳卽放在迖座山上。 

苏茲瑪利 城建在 阿拉斯 河岸上，四面高山环繞，中为平野。因 
此，本城的地位極其險要。城門上建有强固的碉楼,碉楼的左右兩 
边各啓一門。这座城，确如村民 所称: 是走 过土番 城后所見之第一 
座大城。本城系努海之子孙所建，据当地居民講 •. 本城現任長官 
—— 金汗帳 （ Altinordu ) 的后裔 脫克迷失 汗 ® 在 IS 年前圍攻此城 
时，晝夜轟击，連績达 I 2 H 之久; 其后，双方議和，其条件为 •.脫 克 
迷失及其部下一律不进駐 城內; 居民方面,允許年年向其納賦。这 
些条件 脫克迷失 已經允可 ， 不过附有条件，令城內守軍抽出竿数， 
随其往 谷兒只斯坦 参加征討 谷兒只 人之役。因为彼时 脫克迷失 正 
拟与 谷兒 K 国王名乔治 ( OorQ ) 者开战。条件議妥之后，城內守軍 
向城外开拔， 脫克迷失 的队伍，卻將城占据，城牆拆毀,城内 人民, 
被杀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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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克迷失的軍队，除平毀民宅住房外，又拆除城牆，赝杀居民。 
彼时城内人民多为 亞美尼亞 人。經此浩刼后，乃迁伊 斯蘭敎 徙来 
塡充。 

苏茲瑪利 城極壯丽，而且富有历史性的建筑物到处可見。我 
們經过 亞美尼亞 境时，居民为我們准备飮食，更換 馬匹； 因为此处 
B 入 帖木兒 汗国境內，一切皆在和平而宁靜的狀态中。 

次曰（星期日 ） 我們再从 苏茲瑪利 城动身进發,途中見迎面山 
岩上有一座堡壘，这座堡壘現由一位妇人防守，妇人是位寡妇，每 
年向 帖木兒 繳納賦税。昔日此堡为盜匪所盤据,打却往来客商， 
木兒大軍过此时，將堡攻破，盜魁处死，堡壘交付盜魁之妻管轄。 
为避免再被盜匪盤据起見，將堡壘的四門拆除，幷永禁在此堡上設 
門。我們路經此地时，見堡四面敞开，果然無門，此地名为 額德洛 
( Igder )， 这座位于 亞拉拉特 山頂的堡壘，正是当年努海所造仙丹 
停放在土番境时的遺址。不过这一帶山脲，一如自 特拉布松 以来 
所見的山嶺一般，荒野無人，片草不生。 額德洛 堡的寡妇堡主，招 
待我們尙为殷勤。是晚卽停宿堡內，一切需用皆承其供給。 

次日（星期六)为 5 月 3 1 H 。从 額德洛 堡动身，又向停放过 g 
徑船的山頂进發。这座山極为高峻，积雪封住山頂，山坡上亦有雪 
迹；石骨__，不見寸草，更無林木，不过到处有山泉傾瀉，流入河 
溪。山迴路轉，我們已越到 山后； 路上仍見到几处旧曰的建筑，尙 
遺有巨柱，橫臥道旁。山谷間有野蚕生長，挂成許多紅絲茧，山上 
有一座廢城，为已經廢毀若干世紀者。其地距行人大道，不过数里 
之遙。我們路过此間时，行人向我們解釋，这里就是当年 努海 的子 
孙所筑的城。⑨ 

廢城前面的平川上，水道縱橫,沿水道兩旁树木成林。平川上 
到处有噴泉涌出，阿拉拉特山有一座蝻峻而崇高的山峰，峰頂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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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环繞，烟霧迷濛，平日不易見其峰頂。我們經过此处时，曾到山 
前欣賞峰間傾下的枭水，形似匹練，蔚为壯覌。迖时恰逢云消霧 
散，群峰畢現，使我們得一賭山峰眞面目。繼而云霧又起，四面为 
白云所籠罩，只有临近的一痤 亞拉拉特 山的小山峰，尙能分辨出 O 
小山峰笔直嵴立，介乎 亞拉拉特 山之正峰与小山 之間； 此外另有山 
头一座，形如馬馱。据土人講，此卽停放努海的仙丹之处，其頂亦 
有积雪。 

同日晚間,我們停宿名 白牙子 ( Bayozet ) 之堡壘中。堡建在一 
座高崗上，地势極为險要。堡壘四周各山头皆建有房舍。山崗面 
积广闊，四周由城牆环衞，城垣上有碉楼，下有石級可通民房，堡 
壘虽处于極高之崗上，依然有泉水可汲取。此处于6年之前，曾为 
帖木兒 所圍攻，不过，当时此山守將納款請降，双方議和。 帖木兒 
也不曾放兵士入堡，仅將 白牙子 堡內居民壯丁編入 帖木兒 队伍，随 
軍出征去了。 

6 月 1 H (星期 H) 午后，我們行抵馬可 (Mako) 堡。此間由名 
努里丁 (Nuriddin) 之希腊敎徒 ® 所統治。所有駐扎的兵卒，皆信巻 
督敎，幷为 亞美尼亞 人。平 n 講 亞美尼亞 語，不过亦略曉 土耳其 語 
及波斯語。 馬可堡 有 聖多明我 (Sen : Dominik) 敎派的修道院一座。 
此处堡壘建于悬巖絕頂上，堡旁修有城池，城艢之內，民房櫛比，附 
于堡壘的民房，亦由牆垣圍护。由城中欲进堡內，必須爬行岩石上 
的各層石磴，堡門口处，立有高大的了望台，以覌察各方的动靜。堡 
內除由堡主自己居住外，另有城中的紳士富人在堡旁建有別墅多 
处。堡前尙有巨石作房障，不特足資防守，且能避免山洪之冲洗， 
堡壘的形势旣如此險要，复經修繕完整，乃成为不可破的坚强要 
塞，四周無被襲人之虞，同时亦从未陷于敌人之手。■壘內有淸泉 
可驭，足供全体居民飮水之用。出馬可堡不远，卽是平川；溪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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漑其間，果园田野，遍地靑綠。 , 

帖木兒 大軍路經此堡时,亦曾加以圍攻，佴迄未攻陷；因此与 
堡主妥协，商定由堡主派騎卒20名来 帖木兒 帳下服役，永远供帖 
_驅使。双方議和不久， 帖木兒 重在此間經过， 馬可堡 主之子， 
年紀不过20岁上下，單身牽引3匹馬，走出堡外，迎候 帖木兒 ，准 
备奉献名駒。 

帖木兒 行近堡时,这位靑年走上前去，代表其父將馬匹奉献。 
帖木兒 于是也戒止左右,不許侵入堡內。 帖木兒 見这位靑年勇敢 
可嘉，而埋沒村野之間，殊为可惜，乃將其携之东去，意在遣之为孙 
兒 奥瑪 • 米兒咱 (6 maT Mirza) 的隨从。此时 奥瑪 • 米兒咱 是 伊朗 
西部的总督。 馬可堡 亦在伊朗管轄境內。 帖木兒 这样收攬去的靑 
年，目下仍在奥_ • 米兒咱 左右，已經升为一小部队的头目，經强 
迫改信 伊斯蘭敎 ，更名为 撒布尔 • 阿特曼 (Sabur Artmen )。 迖位 

靑年，据說表面信奉 伊斯蘭敎 ，而內心仍向往希腊敎 o 我們在馬可 
堡时受优渥的款待， 馬可堡 主因为我們一行人皆屬 基督敎 徒，相見 
之下，异常快悅。幷且吿訴我們道 :大約 15 H 前， 帖木兒 部下高級 
將領中之 只汉沙 • 米兒咱 亲王 (Cihar^ah Mirza) 傳来信，謂不久將 
来 馬可堡 訪問，幷且声明对 馬可堡 的財产加以保护，不加侵扰 。 M 
可堡主对此,已婉詞謝絕， 声称: “恕不招待”。不过， 只汉沙 旣提出 
如此保証，此时加以擋駕，恐怕不易生效。 

当晚我們極其偸快地宿在馬可堡，尤其难得的是与奥瑪•米 

<— . ~—— ■ —- ■ ■ ~- . —,— — 

兒嗅帳下服役的那位靑年遇到。他 是馬可堡 主之長子，尙有次子 
一人，留于堡內，奉侍父側。据其 父談： “次子未曾学習軍旅之事， 
專心于 亞美尼亞 文字之学,尤精于 文艺; 希望將来我們由 撒馬尔罕 
返国，路經此处时，將其子携往 西班牙 去，目的在認 西班牙 国王为 
义父，一俟將来長大，学成归国，为此方亞美尼亞人之主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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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⑪ 

馬可堡 内居民虽全体是基 督 敎的信徒，而堡外四周皆为伊斯 
蘭敎徒。他們处于异敎徒包圍之中，几乎得不到同敎的任何援助， 
其信念之坚定，殊可欽佩。他們在种族上是亞 美尼亞 人，而信仰上 
为瘦||正敎,極認具而虔誠的举行敎仪。 

6 月2 R (星期一）离別 馬可堡 ，至傍晚未遇可下宿乏处，于是 
露宿一夜。次 H 經过有名的 阿蘭扎克 ( Alancak ) 堡，也是建在一座 
山頂上，位于 阿拉斯河 之北，四面有高艢衞护,艢上建有碉楼，堡內 
果林田园俱全，堡外农田綠野，一望無垠，水源亦盛。 

1387年， 帖木兒 攻人伊朗之际，波斯国王 阿哈麦特 • 者倆衣 ⑫ 
( Ahmetoeliyir ) 战敗出亡，全伊朗境皆入于 帖木兒 之手。国王 ㉟ 
哈麦特 • 者倆衣 逃至 阿蘭扎克 堡隐避； 帖木兒 追至堡前，圍攻垂3 
年之久，最后以国王 阿哈麦特 • 者倆衣 逃往埃及，方才解圍。国王 
卽定居該处，現仍在世。 

次曰(星期二）我們从 察合台 人的营帳旁經过，他們在迖里牧 
放牲畜，建立有百数以上的帳幕。星期三的晚間，我們又停在 g 
鱼人的另一处帳幕內。 察合台 人供給我們一切的飮食及需用，代 
我們換上馬匹，我們在所經的 察合台 人地帶皆受到同样招待。此 
处境內山地居多，然而土地肥沃，出产甚为富饒。 察合台 人智归胡 
杜 ( Huy ) 城統治。 — 

6 月 5 日午間，我們到达胡叶城，城郊各处有田园之屬，再往 
远处，皆系牧場草地。城牖由磚所棚成，地近伊朗边境，城內居民 
尽系亞美尼亞人。 


④ 鈞注： 帖木兒之破坏西瓦斯，及活埋守城之人的事迹，帖木兒帝国耆上，亦有 
相类之 記載： 

“……1400年8 J ，帖木兒还軍小亞_亞,力玫西瓦斯,城拔，守兵中之奉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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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敎者得免死 ，惟 守兵之 奉基督敎 者4,000 人皆 皲活埋，其 后馬利梯牙 亦陷 ， 帖 未兒 
自是进兵 西利亞 。 ……”47 頁。 

⑧ 鈞注： 14世紀至16世紀中，活动于 小亞細亞 者，有黑羊朝白羊朝者，皆以 
其旗帜上用 黑羊白羊 作标志。白羊朝在位，始于1378年，終于1509年，君临之地就是 
小阿美尼亞 或 白羊州 (Akkoynnln Ili)。 有异密名 伯顔答里 (Bayen deri) 者，帖木 
兒以 阿美尼亞 同 美索不达来亞 的采地分封給他，以 底汗兒別开兒 C^iya Brekir) 为都 
城。此朝的君主相傳之数不一：一說謂有13人，一說謂仅有9人， 迷兒 B 光的 說:伯 
顏塔里朝开始的君主是 7C 坪 • ^(Oozon Hasan)； 其他諸史家則說是据有 毛夕里 
(Mossol) 阿迷的 （Amid) 兩地的 突厥蛮 人 秃兒 • 阿里別 (Tonr Ali Bey)。 他的兒子 
忽都魯別 (KoMtlu Bey) ，■扩展疆域，据有 美索不迖米亞 的一大部分，后死于1406年， 
年90 余岁。 

忽都魯別 之子哈利 . 奧斯曼 (Kara Osman) 暫經臣 事西瓦斯 (Sivas) 王 哈的不兒 
罕 T(Kad Borhanedin)， 乃杀其王，而夺其地 n 幹秃蛮 部一軍来言、 t ， 遂逃故 
隨 帖木兒 进击 小亞細亞 之 斡秃蛮 汗 白牙卽的 ， 帖木兒 貧其功，乃將 西瓦斯額兒贊阜 
(Erzincan) 額歹思 (Edesse) , 馬兒丁 (Mardin) 等地 ， 分給他，后来保有其地30年。 
見帖木兒帝国23 —24 頁 

③ 鈞注： 帖木兒及白牙卽的安哥拉 一役,大战之詳情， n 笔氏之孽押夷之記 

載，足以 补克拉維約 所記之不足。茲录之 于后： ^ 

“……这兩个亞洲君主，势难兩立， 白牙卽的 信 哈剌余速甫之 言，对于曾与帖木 
兒联盟■的那些 小亞細亞 君主施以压迫。他夺 取西瓦斯 国以后，遂使冲突难免。此次冲 
突， 斡秃蛮 人受大創 ， 也 是白牙卽的 太無远見所致；他因为从前的那些胜利，頗自負 。 作 
战前3日，他还在打瑙，士卒渴死或曝死者，有千人，及抵旧营地，則其地巳被敌兵所 
据，敌兵幷且断了他的汲道。 

安西兒就是安 哥拉 ( Angora )， 所謂 安西兒 或 安哥拉 的一战，实在此城东 北赤不哈 
巴的 ( Tchibcmkadad ) 地方。根据当时人 的計箄 ，双方战士合計約有一百万人。雙 
秀蛮軍的右翼是 小亞細亞 的軍队，战时离 贰了； 左翼是塞兒必 ( Serbes ) 部的軍队,殊完 
战，曾引起 帖木兒 的贊嘆同 憐憫； 蒙古軍也包括 有小亞細亞 的軍队不少，幷分配印度战 
象32头于 陣前。 ~ ~~ 

此战甚烈，战时頗久，从1402年6月20日早晨战起，夜半始止， 斡秃蛮 軍战虽萆， 
可惜天时酷热，块水鈥，又因爱丁地方的士卒看見他們的故主在蒙古軍中，便同其他 
不服 白牙卽的小亞細亞 部众投降 蒙古軍 ，所以敗了 。 白牙卽的 仅存部卒万人，巳而余 
本尽沒，他想逃走，忽馬瞬，幷且一 子牙黑失別 （Yah 号 i bey) 被擒。其他三 子:摩 輕末 

(Mohamed、 速来蛮 (Suleman)、 爱薛 (Isa) 得脫走,第五子 木思塔發 （Monstafa) 不 
知所終。 — 

④ 原注: 可索其 CKosova) 战役發生于1389年,苏丹穆拉特与 塞尔維亞人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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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將敌人的联軍消灭，不过，后来为 塞尔維亞 人所害。杀害苏丹 穠拉特 者，幷非国 
王 拉載 :盧斯 亲手挾行的，系 来盧斯可尼罗維赤 (Milos Konilovi 幻所 下手，虽然如此， 
究不能脫去主使的貴任。 

⑤ 鈞注： 伯罗 f 西 書中謂突厥語同蒙古語中 帖木兒 名称，在 幹秀蛮 語中写作迭迷 
專 ( Demh *)， 时常訓作“鉄”，与趣 | 語之 ( Tomonris ) 頗相类，他曾受过伤，所以又有跛 
子 （ leng ) 的綽号，欧洲人將他的本名，綽号連起，由是变成为 Temurlen go 見書二一 
O 頁 


⑥ 釣注: 克拉維約 所遇之“迭里迷失”，在 岵木兒 汗国內到处皆有，当1414年， 
永乐十六年，陈誠出使哈烈一帶时，亦曾見有“迭里迷失”于各地，其 文曰： 

“……有等弃家業，去生理， m 头跣足，衣弊衣，披羊皮，手持 m 杖，貞挂骨节，多 
为异狀，不避寒暑，行乞于淦，遇人則口語喃喃，似可憐搁，若甚难立，或聚处人家墳 
墓，或居岩穴，名为‘修行’，名曰‘迭里迷失’。” ^域番哈烈条。 

又原注謂此地現名 瘋巴巴 CDeli Baba) 村。 

⑦ 原注: 庫倫窩斯坦 C Kurimvastan ) 境上，最重要城市之一, 苏瑪利城 ，向为人 
所忽略，卽 克拉維約 对之，亦未曾加以詳細搭述。按該城現 名苏犹虡 ( Stiryoln ) ，其位 
置在 阿拉拉特山及爱洛溫 之外四十哩处。 

⑧ 原注: 欽察 人金 汗幅 后裔 脫克迷失 (Togatmushan) 歿于 1406 年，生前曾屡 
次反抗 帖木兒 而为 帖木兒 之竞爭者，終以事敗而吿降服。 

⑨ 原注： 此处大約系 热那克三 ( JanaksaiQ 所遺留者。 

⑩ 原注: 基督敎 之信徒，而名 努里丁 ，殊令人不解，大約系 帖木兒 所賜之名，令其 
板依 伊斯蘭敎 ，亦未 可知。 

⑪ 原注: 克拉維約 返国之际，未經此間，因之其事銮吿擱淺，未能实現。 

⑫ 原注: 帖木兒槿入伊則之际，伊瑚境內，尙包 栝伊剌克 、 庫底斯坦 等地，彼时国 
王系苏 丹阿哈麦特伊洛汉 (Ahmet Ilhau ) 0 当其 抵御不过 帖木兒 之际，乃逃去埃及 
苏丹 白尔可加 （ Berkoka ) 处暫遜。及 帖木兒去 世后， 伊洛汉返 国复位, 帖木兒逝 世后， 
撒馬尔宰城 發生巨变，于是伊朗宣吿光复,幷將外来的統治者逐出 ( 帖木兒 第一次倭入 
伊 期的年代是在1384年云《 




第八章自胡叶至苏丹尼叶 

行抵胡叶之际，恰逢 埃及 苏丹 納速倫丁費利赤 (Nasireddin 
Fereg ) 遣往 帖木兒 汗廷之使团，亦至該城。埃及使臣携随从騎者 
2 0人，齎有献 帖木兒 之稀珍貢物多种;其中駝鳥6 R , 麒麟1头， 
为我們所未見过之希罕动物。麒麟之形体,頗类 乎馬； 佴頸部比馬 
頸長，前腿及兩蹄，較后兩只为大。蹄趾分开，前腿長約丈6,頸及 
身長亦有丈6，佴头部奇小，与鸛鳥之头可相比拟。后蹄小，后腿亦 
短；因之自麒麟之后身，視察其体形,往往誤認其为臥于地上，实际 
上乃正在直立。通身皮毛鸵黃色，間有白色花点，惟腹下純白。兩 
眼長而睛圓，耳与馬耳同，惟耳上有角甚小，角上柔毛葺葺。其体 
高，較普通院牆为高，長頸伸直时，愈显其高大。食料以树叶为主。 
凡未曾見此类动物者，初見之定显惊异。 

自星期四行抵 胡叶 以来，一住四 H ，于6月8 H (星期 H ) 午間 
动身，以胡叶城內缺馬，为此特往附近駐軍中借来馬匹，方得成行。 

午間动身，晚間宿于郊野。自 特拉布松 城迤邐向东南方行来， 
所經道路，多屬山嶺。一路上，天气漸暖，积雪早已溶解。星期一， 
行抵 納布赫 (Nahbuh ) ® 城; 其內建筑华美，人口稠密。此城位于平 
川之上，四郊田园环繞，有河水灌漑其間。其地距 烏米亞 ( Urniiye ) 
湖甚近，湖水苦咸,方圓約 W 哩，湖上有小島 三座； 其中之一，时隐 
时現。 

当曰攢程前进，赶到“在望”村停宿。昔 H 此村，頗为巨大，現已 
遭殘毀。据傳，当年破坏此村的 脫克迷失 ，經 帖木兒 將其收撫,携 
往他处。其詳下面將再述之。村中居民，多为亞美尼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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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H ，停于 苏施卡特 ( SugkalQ 村，此地果树成林，多有园固。 
四周綠蔭蔽野，河水流注各渠，足敷灌漑之用。材中果产，除运銷 
塔布里士 （ Tebriz ) 外，兼銷售于各地。星期二之夜，又露宿于野。 
次 H ， 穿行于果园田园之間前进，此段綠野之路程中，使人感到旅 
行上之乐趣。 

6 月11日（星期三）午后，行抵 塔布里士 。⑧此城位于兩山之 
間的一片平川 上; 兩山禿濯，不見草木。 塔布里士 城無牆垣,左边 
山脚，直伸入城界。其上泉水，不适于衡生，無人飮用。右面山坡 
亦距城不远，其上極其凉爽。峰頂終年积雪，溶化之水，淸冽可飮。 
城南，山嶺連綿，群峰叠巒•，自远处而望，恰似一座巨壁。据謂，昔 
年 热那亞 商人初来此間，拟建一自衛用之堡壘，曾向国王 
( IUian ) 納厚幣，購到南山全部地基。国王售出此山之后，心中翻 
悔；乘 热那亞 人正在兴工建堡之际，忽加以阻止 ，謂: “商人建立堡 
壘違反習俗，商人在此，可以自由 貿易； 無論購买販卖，不加阻禁， 
惟定欲建立堡壘，則国王將令其携堡出境。” 热那亞 人聞訊 大憤； 
对 伊洛汉 頗多謗詞•，結果，皆为 伊洛汉 所杀。 

發源于 塔布里士右 面山間之河水一道，水向南流，分注于各 
渠，以灌漑附近各处田园。其引入域內之河水,供居民取用。 

里士之街道修整，兼辟有广場多处。 

城內高楼大廈，以及华美宅院，亦复不少。各城門之原址上， 
已辟为广場。場上建立商館 ( Kervansaray ); 其中商肆櫛比，百貨 
杂陈，商館外，則为市集,四方商貨云集 市上; 种类繁多，不胜软举。 
卽如絲織品类，則有絲綢，綾縱之屬。棉織品类，又有布帛等。毛 
織品中，亦有多种。其他如紈，綺，紗，絹，以及珍珠，宝石，貴重金 
屬之器皿，無一不备。集上交易，極为繁盛。另有專售妇女用之首 
飾及化裝品商販，据集上之 一角; 妇女来此購买者，箱繹不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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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妇女，头披白巾，面复馬鬈 薄幕； 因此妇女行于路上时，不辨其为 

誰。 

城中楼房建筑，極为壯丽，尤以淸眞寺为最，庄严宏大,寺頂多 
复以金碧色琉璃，益增堂皇之气象。寺內明灯，畫夜不熄，灯盡之 
形式，与 土耳其 境內者相似。 

塔布里士 城內之高楼偉構，皆系旧曰所建。当年城中富紳名 
士，爭名鬬富^所建宅院，务求华美輝煌，以与其鄰居 阖富。 有些富 
有者甚至因此而致傾家蕩产。我們停在該城之际，曾往最著称之 
某宅参覌，見其建筑，果然处处皆系匠心經营。尙有故宮一所，亦 
曾加以游覽，其內部之完美都丽，与夫外圍宮牆之高巍，且不細講， 
專就房間之数目而言,大小竟不下兩万間。 

此宮，卽系前面曾經、提过之苏丹 者倆依 所建，国王 阿哈麦特 • 
者倆依 在位之初年，曾將埃及納来貢賦，皆用于建筑此宫，幷名之 
为“国宫” ( Devlethane )。 此宮之大部，尙得保存原来面目。至于 
其他类似此宮之宏大建筑，皆 为帖木 兒在世之長 子米蘭 沙 (Miran 
和 h ) 下命拆毀，其事詳述于后。 

塔布里士城 ，称之为富庶而美丽之名都，名实相符，足以当之 
而無愧。因其地商業日趋發达，人口逐漸增多，卽以目前而論，全 
城人口，已不下 2 0万戶之多，实数或許过之。城內之市場上，有售 
熟食者多家，顧客就食其間，極为方便而安适。食品种类 繁多； 飯 
后，大量食用水果。 

城內某广場附近之街道上，有枯树 一株； 居民就其枝干，構成 
住房一間。关于此树，曾有許多 傳說; 据謂，他日此枯树重新發芽 
生叶之际，將見一位 基督敎 之大主敎来临,手持十字架，随从敎徒 
多人，彼时 塔布里士 閤城人士，皆將受 基督敎 之感召 ， 改信 基督敎 。 

不久之前，有伊斯蘭敎迭里迷失某人，聞此傳說，心中不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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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召集市民，發起砍伐此树;結果树未損及絲毫，而伐树者，有三 
人膊臂 折断。 

据傳，此 伊斯蘭敎迭 里迷失新故不久，生前曾听到其他神話預 
言,亦不肯憑信;而結果，此类神話，皆著灵驗。 

帖木兒 路出本城之际，亦曾喚至此迭里迷失，重新將此枯树 
之灵异，証驗一番。时至今 H ， 再無人敢砍伐此树。 

城內广場上，有噴泉及水池多处;每逢夏季，噴泉中有冰出現， 
冷冽异常。居民各取壺水，放置噴泉上，取出时已变为冰冷。 

此間省長为 帖木兒 之亲屬，以义为“总督”之 达魯花赤 ( Daru - 
gah ) 为姓名。此人性情溫和，彬 彬有齓 ，待我們極为恭敬而誠恳。 

塔布里士 有壯丽之淸眞寺及浴池多处。 

在此停留9天之后，又动身进發，临行之日，省長遣人送来坐 
騎。此皆 帖木兒所 有之馬匹。至于馱运物品之牲畜，亦由省長預 
备。 帖木兒于 其汗国內，所施行之驛站制度，頗値得一述。例如， 
自 塔布里士 至 撒馬尔罕 途中，設立若干站台 •，每 处备馬多匹，因此 
帖木兒之 使者邮卒，晝夜奔馳，所至有馬可換，無須中途停息。各 
驛站間之距离，皆按一日程，或半 H 程而建。大站之內，常备馬百 
佘匹。因此，自 檄馬尔罕 通达各地，迅速而准确。例如，自 塔布里 
士至开罗之驛路，則为10 H 程。 

6月 2 S H ，为屋期五，午后3时，自 塔布里士 动身，傍晚行抵 
撒答巴德 ( S 4 dabad ) 堡。星期六在 爱烏章 （ Evcan ) 衬，用过午飯 
后繼績前行，夜間露宿。至星期日午后，过西崗 （ Seygan ) 抵通古 
( Tonglar ) 村，用晚飯。此地居民，純系 土庫曼 人。此时所經之地， 
多为平川。所有山嶺、丘陵，已远落于吾人之后。天气已吿炎热，路 
上逢衬遇站，必須停息。乡民見远客經过，竞致飮食。我們沿途上 
之得以無缺,皆仰乡民供給之助。倘有需用劳役之事，乡民亦可供 



驅使。每逢行近衬鎭之时，乡民必来邀請进村休息；及至村內，則 
見树蔭下，已鋪好地氈，供我們下馬稍息。落座之后，村人各自其 
家中,捧来食品;先端上酸奶及面包，其次为湯菜。若遇夜間，則除 
供給上述食品外，另作烤肉送来。 

自通古衬起始，我們拟改在夜間赶路。时届6月，天气正热， 
白晝烈日炎炎，無法行路；加以途中遇有一种毒蝇 ( Hasarat ), @ 
其猎藤 h 不但吮人，而且苦害馬匹。我們离通古材不久，卽为此种 
毒蝇所襲击，坐騎亦为其所扰，不能行进。其为害之烈，較之烈日 
及暑热，尤过之。是日，因此种南揉，路未走成。全体人員，疲憊不 
堪。 

星期一，行抵 哈亞那 ( Hayana ) 。 晝間休息，夜里乘騎行进頗为 
爽适。所乘之馬匹,皆系 帖木兒 御馬廐中坐騎。 

次曰，为星期二，停在一座 聖約翰 敎派之敎会內，曾赴当地之 
商館市場一游。午后仍未动身。正在敎会內閑談之际， 帖木兒 之 
在世諸子中年最長者 米蘭沙 (Miran ? ah ) 遺来一人，走进傳 米蘭沙 
之命 ，曰： “其本人，現在大营，召我們速往謁見。”当时卽自官馬廐 
中，換妥馬匹，不俟天黑，卽依命就道。整夜不停蹄，疾馳前进。天 
明时分，路上又遇一位来使，謂 :“ 米蘭沙 已啓程返 苏丹尼叶 ,令使 
团一行人等,前往該城进謁。”我們只得赶程前往,午間換过馬匹， 
午后績行，夜抵 g 享 ( Zencan )® 城。此地建筑，大部 殘毀； 昔 R 
贊章 为伊朗境內最繁盛之城市，位于兩山間之平川上。时至今日， 
四郊已荒蕪不堪，城艢倒毀，城內淸眞寺驛站等建筑只剩壯丽之遺 
址。街道上亦留有完整之痕迹。水道溝渠，尙可寻按。据地方人士 
所傳,此城为历史上著名之 大流士 (!^以)誕生地，曾一度为波斯帝 
国之都会；国王 沙哈沙 (Sahin § ah ) 素乐居此地。波斯大帝 大流士 
三世曾据此城，以抗亞历山大大帝。我們夜間，卽宿于是城。次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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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坐騎續进。 贊章 城內居民，招待我們極为热誠，幷見送来当地所 
产之果品，其味芬芳。 

6月19 H ( 星期四）午間，壯丽之 苏丹尼叶 ④城，呈現眼前。 
帖木兒 之長子米蘭沙卽在該城，候見我們。 

按此邦之習俗，凡屬进謁皇太子之人，例应献物。使团于是擇 
公認为名貴之毛呢材料，作为謁見亂物。 米蘭沙 居于大花园內的 
宮中。侍衛，差役，为数甚多。是 H ， 米蘭沙 留于宮內之大帳中，卽 
于該处延見。太子酋先以極有軋貌之詞令，祝西班牙国王健康。 
随后稍作寒暄，左右卽列宴留我們共食，幷特許用本国習慣用餐。 
宴罢，道謝吿辞。有宮中侍役，捧过太子所賜之金錦袍数襲；使团 
一行人員，皆著所賜衣袍返回寓所。 

苏丹尼叶 城無牆垣，郊外四周平曠。城之中心，建有坚固之堡 
壘一座。堡基系由巨石所筑成，其上起建碉楼。壁鑲琉璃，中置大 
•炮多尊。城內人口稠密，惟不及 塔布里士 之多。 苏丹尼叶 为商業 
中心；尤以每年夏季之6月至8月間，大批駱鴕队，皆匯集于此。 
城內市况,亦頓形热閙。当地政府，对蛇队所載貨物，抽税甚重。 
尙有自印度来之大批商队，迗来各种 香料; 有若干香料，为 叙利亞 
市場上所难購到者，此間能得之。盖此类香料，向不运往 伊思放得 
键;市場銷售。 

里海南岸之 塞蘭 ( Ceyl 4 n ) 省所出产之絲，亦先运至本城，再 
經商販，运往 大馬士革 、 叙利亞 境、及其他备大城市，如 土耳其 ， 
迦法 等处。至于 沙尔溫 ⑤ ( girvan ) 之沙瑪黑德 ( gamahide ) 所产之 
絲，亦运来此城。 沙瑪黑德 之絲，产量 甚巨； 除伊朗商人为之銷售 
外，卽热 那亞 、 威尼斯商 人，亦赴該处采購。凡产絲之区，皆屬气候 
炎热之地。往該处販絲之外国商人，往往为烈 H 所炙，因而致死者 
有之。据云，为烈 H 所炙而中暑之人，輕則嘔吐，重則丧生。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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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兩肩膊上之皮膚，皆曬为焦黃，永难恢复本色。 

(扣 az ) 及其附近所产之各种布、帛、絲、綢、縧帶、紈 
綺等貨，皆送 来苏丹尼叶 城推銷。 呼罗珊 ( Harasan ) 境內之叶森 
( Yesen ) 及 塞洛拜 ( Serb ) 城一帶，所产布匹，亦在市場上出售。 
呼罗珊 境,为介乎 韃靼斯坦 及印度之間的一片大陆，由此赴撒馬 
尔罕之途中，須經过 呼罗珊 境內，其南部之 失刺思 一帶土地，昔 H 
隶屬于印度之 忽魯謨思 ( Hiinniiz )， 現此座名城，亦入于 帖木兒 版 
圖。自忽魯謨斯迗来 苏丹尼叶 之商貨，为珍珠、宝石等。珠宝商， 
又自海路采購大蚌珍珠之类。大鮮之軀売甚大，所剖出之珍珠，顏 
色純白，經送来 苏丹尼叶 及 塔布里士 城，由工匠將其鑲成戒指、耳 
墜等裝飾品。 

每年夏季，来自 基督敎 国家之 特拉布松 、 迦法 、以及来自伊斯 
蘭敎国家，如 士耳其 、 叙利亞 、 巴格 达之商人，云集此間，作大宗交 

易。 

苏丹尼叶城 ，位于平原之上，有渠道穿城而过。街市及商場 
上，貨物充斥。各商号設行棧，以接 顧客； 立倉庫，以堆存貨。城 
东为一片平川，地势广袤，为市民住宅区。城南系荒山数座，气候 
較热。山后卽塞蘭省境。由此直达里海。里海与其他大海隔絕， 
不能相通。故称之为大湖較为妥当。自苏 丹尼叶 至里海,計 6 H 
程。里海附近，亦产宝石。_境內，气候極热，从来未見降雪。因 
此，盛产檸檬、橘子之屬 苏丹尼叶 城之商業繁盛，交易之数額頗 
为巨大。官府之稅收，泰半仰賴于此。 

昔曰， 苏丹尼叶 、 塔布里士 、以及 亞細亞 西部一帶,帖木兒曾命 
其子 米蘭沙鎭 守。近来以事被黜罢其职。据聞 米蘭沙 初奉命鎭守 
伊朗西部之际，部下領有一軍 人馬; 又經 帖木兒 撥来宗王、貴族多 
人，来此襄助。及其抵塔布里士城不久，神經突然失常;見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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卽令拆毀。后来竟將所有淸眞寺，以及公署，皆命夷平。因此若干 
名貴建筑物，皆遭破坏。及移駐 苏丹尼叶 ，又令拆除房舍;此城內 
建筑物，亦多遭其殘破。 米蘭沙 曾进 苏丹尼叶 堡內，將 帖木兒 所貯 
藏之財富取出，分散与侍役和宮宦。此城內原有宏丽之淸眞寺及 
王宮各一座，为前代某王所建，米蘭沙幷此亦加 摧毀； 建立此寺宮 
之某王，其陵墓亦遭發掘,尸身擲之于野。⑧ 

有謂米蘭沙之鼠狂举动，系一种因伤腦而致發狂之病态行为。 
但亦謂 米蘭沙 曾于拆除各項建筑物时，有如下之談話:“我旣生为 
世界最偉大帝王之子，保存名城胜迹，不足以增我声誉，奠若夷平 
之，使此壯举，留我声名于后世。”他旣將若干城市之建筑拆毀，又 
令重新建筑。但新建者，远不及原物之宏丽。于是 米蘭沙 又为留 
名千古，而重將新建者，再加摧毀，幷且推測后人定然如此論他： 
“ 米蘭沙 于生前虽未遺下良好之建筑，然而世界上最美丽之楼房建 
筑，居然毀于其手。” 

最后，其事为帖木兒所聞悉。立从 撒馬尔罕 动身，星夜赶来其 
子之鎭守处。 米蘭沙 接到 帖木兒亲 身查办之消息，已知事情不妙， 
乃自縛出迎，乞宥一死。 帖木兒 在震怒之下，本有將其子处死之 
意，后經宗王、貴族哀求，方免一死。惟罢其鎭守之职，削除 
其左右倖侍之人，幷將王孙 阿卜白克 • 米兒咱 (Eh Bekir Mirza ) 
喚至，謂之曰 •. 

“尔父溺职，尔往代之。” 

米蘭沙之長子 阿卜白克 • 米兒咱 聞命，卽表示絕不夺其父之位 
而代之，幷代向祖父恳宥父罪，又为其父求鎭他处。 帖木兒 見王孙 
不克胜任之神情，乃喚 米蘭沙 妃之子苏丹 • 哈里勒 (Sultan Halil ) 
至，令其繼仟父职。 哈里勒 毫無推讓，慨然接受。因其平 H ， 卽与 
弟兄 爭胜； 同时为其父之反对者。倘得机会，卽將其父弑害，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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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何％此次受任执掌大权，豈肯放过机会。故欣然受命。事旣 
議定， 帖木兒 卽往征討 埃及 ， 阿勒坡 ( Halep ) ，以及 巴格达 等地。及 
收服各处之后，乃命王孙，卽 米蘭沙 之長子 阿卜白克 • 米兒咱 鎭守。 
米蘭沙 此后遂往依其長子,駐于 伊拉克 。 阿卜白克 旣守新收各地, 
对其父極为孝敬,侍奉恭謹 o 

当 米蘭沙 瘋狂發作之际，其妃 汉則黛 （ Hanzade ) 暗中自其身 
旁逃出，晝夜奔馳，往 帖木兒 处，吿訴其事，將 米蘭沙 种种行为，全 
盤托出，甚至將有背叛其父，陰謀篡位之意亦曾道及。 帖木兒 对王 
妃之报吿，極为重視，当以善言加慰，留之住于 檄馬尔罕 。王妃自 
此以后，迄未再返其夫旁。» • 哈里勒卽此妃之子，現鎭守亞洲 
西部。 

米蘭 沙現年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而肥胖，飯量素称宏大。 


① ； 屋挂： 西班牙 文上書之为“鑲”，幷未称之为“城”，其地或为今日之塔齟赤 
( TazaQ , Tasa ^) 之地。 

⑧ 鈞注： “ 塔布里士 于13世 紀馬可波罗 过此时 > 为波斯諸蒙古忏之 駐所； 至 
1532年 为土耳其 人所 殘破; 此城名或譯 为帖必力思 ( Tebris ), 原为 波斯阿哲兒拜 展 
( Azerbejin ) 之都会。791年，哈里發訶侖 ( Harun - al - Kapd ) 之妻，首建此角。 旭烈 
匹殘破指达以后, 帖必力思 遂为 小亞細亞 商業及政治之中心。昔日印度之出产，直接 
运往地 W 者，至是遂蟯道黑海。 阿美尼亞 国亡，欧洲人赴 帖必力思 之道途遂断。”見 

③ 鈞注： 寶章之地，元史譯文証补上曾作考証。原文如 下： 

“賛章，俄圖称此城音如散簪，与元史为近。他国或称生占，在可斯費音西北，与圖 
— ― ■■■■ -- - --- - -------- 

形符。惟 孙丹尼牙 在南,相距不过百里，圖乃东西分別，相匝頗远，与今圖异。”見書387 
頁。 


④鈞注 ： 苏丹尼叶在元史譯文詆补上，則書为孙丹尼牙。其 文曰： 

〜 ■ -• — ■ ■ 

“ 孙丹尼牙 ，詾之波斯人，謂当作 苏而灘尼牙 。案‘ 苏而攤 ’系彼 ‘七帝 ’称。< 尼牙 ’ 
犹言‘都会’，在 可斯費 西北二百里，卽 g 內可疾云。蒙古王所建城，見今 
彼財,为王畿，今波斯犹有此城，則仅4名而已。”見書378頁。 ' 

⑥ 釣注： 多桑寒古卑卷一 上有: 

“赛至軍以險^遍国內，不敢深入，遂飽載鹵获。进掠 設里汪 (Schir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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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其都城 沙馬•乞 ( Schamakhi ) 肆掠之 0 . ”見書1 3 9頁。 

此处之 設里汪 ，卽 沙尔溫 ，秀冉号 m 亨作 沙兒潸 ，皆同名异譯。其都会'沙馬 

乞，卽本文之 沙瑞黑德 。其地在里海西，高加索山以南，而元史譯文証补卷二十六有雙 
- - - —-- 

里汪条。 文曰： 

“圖在 兀乞八刺 之东。案 体格力斯 河，东有支河，曰 呼耳汪 ,濱河有城，亦曰 ㈣ 
汪，元史地名，凡有‘里’字多为‘耳’字音之变，惟‘呼，‘設，二音不合，而 圖 形甚合。或 

' —~ .户 

者西圖，字音变其土語耶?” 382頁。 

此 呼耳汪 与 設里汪 之名旣异，而一在 伊拉克 境內，一在 高加案 境內，位匮上亦不 
合，不能湛为一談。 

⑥ 鈞注： 失剌思 与巧可 波罗行碑中列为波斯境上之第六国。其注云。 

“ 泄剌失 ，卽今之 失剌思 ( Oiraz ) 此州可当今 之法兒思 ( Fare ) ,或 法兒思斯坦 
( Farstan ) ，此城昔日以广大而建筑壯丽著名。”見書86頁。 

又上有文： 

設剌斯，先为 法而斯 部都城， 旭烈兀 时， 法而斯 为附庸之邦，故费 
侶傳，刘郁西使記，皆石罗子国，以城名国也。旭烈兀后，法兒斯亡。 詳紙 现^镘。”旯 
書380頁。 

⑦ 鈞汪： 馬可波罗 所經过 芻昝謨思 ( Ormuz ) 时謂为陆上之大城，而^^ 
忽里模子 条上:謂島名 忽里模子 ，今录其文 如下: 

_‘波斯海海口外，島名。应在怯失之东，圖無。职夕外紀云:“ 百尔西亞 （卽波斯）南 

有島曰忽魯模斯，赤道北二七度”……灌[环志 略謂： 波斯东南隅，有惡末噢，古时海舶 

| ■ ■ ■■■ ■-~- ' ■_ 

互市于此，久巳荒廢，惡宋卽 忽尔模斯 之訛。’見耆379頁。 

其城地变迀之經过，馬可波罗行紀附注中曾有如下之 解釋： 

“ 馬可波罗 所到之旧 忽醤模思 不久为韃粗所殘破，其居民皆徙于鄰近之島，島在該 
城西，1321年时， 斡朵里克 （Odoric de Porenac ) 曾在此島見其新城，距旧城約五哩。 

“ 新忽魯模思 ，建設于1302年，时在波罗归国数年之后。其島虽無飲水，而: K 含鹽 
硫，然不久其名望超过旧城，1507年， 葡萄牙 人 Albuquerque 据之，不久成为大商場， 
波斯及一切西方諸国，成在此島轉运印度貨物，曾以富庶著名于东方。……”見書103 
頁。 

由此覌之， 明季郑和 等下南洋时，所至 之忽魯模斯 城，乃在島上， B 非陆上之大城 
矣。本書作者 克拉維約 亦未足履斯土，仅謂 忽魯模斯 为印度境內之—大城,其时城巳 
移島上。 

⑧ 原注： 来蘭沙 瘋病之發作及西伊朗鑷守之被瓢免事,皆發生于1399年。此 
后 来蘭沙 ，乃移居 巴格达 。至于 克拉維約 之能于旅途中与其相逢之原因，系由于彼来 f ； 
g 迎候其迓此不久之父—— 帖木兒 ，借表敬意，而尙朱归去之故。 帖木兒 之長子，名尽 
汉杰兒 ( OihangiQ ， 与 哈来茲 苏丹之女結婚， 及 R 汉杰兒 故去，寘妓酏与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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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后来 克拉維約 与此位妇人，亦曾会及云。 

鈞案： 来蘭沙瘋症發怍于1399年，帖木兒帝国上，亦曾述及其事。 文曰： 

- - - 

“…… 帖木兒 千 撒馬兒罕 的大軋拜堂建基以后就率兵出發，开始他的‘七年战爭’。 
此役始于1399年9月10日，終于1404年7月， 帖未兒 首先应来蘭沙之乞接，以兵入 
阿哲兒拜展 ，时 来蘭沙， 因曾墜馬，神昝昏乱，仅事游乐，濫用無度， 搜 自杀人毀物，發掘 
著名史家丞相 剌失德丁 的墳墓，將他的遺骸迁葬于犹太人墳园。……”見脔45頁。 
由上述，可知 来蘭沙 所掘發之墓为丞相兼史家 剌 失德丁 之墓，并非某王之 墓也。 





第九章自苏丹尼叶至尼沙卜兒 

6‘月29 H (星期 H ) 我們离开 苏丹尼叶 ，当地官府將馬厩中駿 
馬备我們乘用。晚間，抵 _(Sayin) 堡。次 H, 午飯时节过伊恩 
O) 村，夜宿于 撒阿茲巴巴德 (Sagiz Babad )。 ②此此渠道完整， 
流水灌漑附近田园，地势平广。次 H (星期三)我們行抵一座最近 
方被拆毀之堡壘。据云，大約在1月之前， 帖木兒率 領大軍东去之 
际，經过 此处； 当时堡內供应不足，赶往各地征集樞食，及大軍开 
行，有游兵散勇，来此搶掠，堡壘殘毀，居民亦弃之他往。虽然如 
此，現在堡壘附近，仍有住戶数十戶，养馬百 佘匹; 住戶皆系本地官 
吏之家噶。自 苏丹尼叶 至此間，沿途各驛站上，除有兩处未曾备妥 
馬匹外，其佘各地，皆供应無缺。7月3 H ,驛站上已經为我們备 
下坐騎；当 H 动身，及晚間，彳 I 1 抵 沙拉 坎 (gahrakan) 城。就地方官 
府所指定之住所，而作停息。 

我們正茬該处休息之际，有名 巴巴篩黑 （ Baba 扣 yh ) 者之宗 
王来訪。据謂， 帖木兒 为眷念我們远来，命他至此宣慰。他慰問之 
后，幷邀往其治所稍作盤桓。在 沙拉坎 休憩几 H ,于星期六，換上 
新备之馬，使团全体又出發上路。夜以繼 H 的走过一晝夜，至7月 
6曰午間，抵 德黑蘭 CTahran ) 城。宗王 巴巴篩黑 ，正在此 迎候。 引 
我們入城下榻于帖木兒曾駐蹕之官邸。此处为本城最宏丽之府 
邸。星期一淸早， 巴巴篩黑 卽亲自来邀請，赴其公館之宴。其住 
处，距寓所 不迗； 特命人备大轎一乘，迎接而去。我們至其府邸不 
久，埃及使臣亦被接来。埃及使臣与我們一路同行，所以也在被邀 
之列 o 巴巴篩黑为 此特排盛宴，以饗 远客； 杀馬31匹以供食。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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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亦經洗净燒炙，列为食品。宴罢， 巴巴篩黑 謂: 德 黑蘭 附近有帖 
木兒之駙馬，駐軍其間;使团一行在彳 〒前 ，应往一訪，因酣馬亦曾奉 
帖木兒 之命招待外宾。自 巴巴篩黑 处辞別之际,蒙其贈本人錦袍 
一襲，帽一頂，幷謂 •. 饋贈之物，应視为 帖木兒 結好 西班牙 国王之表 
征，而請予接受。 

德黑蘭 之城广大，四周环以牆垣；城內各項游艺娛乐場所皆 
备 。 定居其地，最为安适。惟气候不甚佳。 德黑蘭 位于剌夷 境內; 
剌夷之地，面积广袤，十地肥沃，鎭守其間者，卽前面所述，將往拜 
訪之人一- 帖木兒 之駙馬。自 苏丹尼叶 至此，一路多为平原，人烟 
稠密，气候溫暖，益于健康。 

星期二晚間，自 德黑蘭 起身,出城不逾20里，見右方有旧城之 
遺迹。据所遺之痕迹而推断，昔 H 此城定然壯丽。目下城址上，仍 
存有碉楼多座，此卽旧 H 之剌夷城， 

昔日刺夷为此区域中最宏大之 城市; 然而今日，橫臥郊野,变 
成一堆茏礫。 

星期三，我們行抵 拉那咱 （ Lanaza ) 山，再翻过几道山嶺，卽可 
至 帖木兒 駙馬駐軍之地。午后，离开 拉那咱 ，晚間露宿于山野。 

7月10 H (星期四）午間,迎面有騎者多人馳来，吿知我們，離 
馬卽在前面大营中等候。我們稍为等候埃及使臣，以便同往謁見。 

等候片刻，埃及公使卽至，于是一同前往駙馬駐軍之营地。下 
馬之后，先入特备之帳內休息，以候駙馬召請。不足一小时，卽蒙 
接見； 駙馬命我們于对面落坐,为表示欢迎貴宾起見，特备洗塵宴。 
宴罢,我們退返帳內歇息。次日，早晚兩餐，皆与駙馬同处进食。 
返帳幕之后，又蒙其饋贈許多犒賞之物及食品，羊肉等。至第三 
H ，仍被邀往同餐，席上荣品 丰富； 飯后，駙馬詢及所携来貫品情 
形，幷謂••曾奉帖木兒之命，先將貢品檢視一番，逐件点收，选派專 



人，先行送往 帖木兒 处。我們当將所携帶貢品交付，由他遣人送 
往。此时 帖木兒 正在返 撒馬尔罕 之途中 o 

貢品点交之后，酣馬命备馬送客。我們辞行之际，酣馬饋贈使 
团綉袍数襲，另外贈本人良馬一匹。此馬 为韃靼斯坦 之名駒，幷且 
經用韃靼人方法閹过，又贈我短衫一件。離馬名 苏利曼 • 米兒咱 
(Siilemen Mirza )， 为 帖木兒 最寵信人物中之一。其大营扎于一片 

草原之上，四周环山，为夏季避暑之胜地，山名拉洛 ( Lar )。 

按 苏利曼 • 米兒咱 之妻，卽 帖木兒 之女，其大营建有帳幕3,000 
座之多，③ 帖木兒 之孙， 苏丹阿哈麦特 • 米兒 咱，亦隶屬其下。 阿哈 
麦特 • 米兒咱 年紀尙輕，現抱病未愈。此位王孙，④卽 帖木兒 派来之 
專使,轉达將使臣之貢品送去之命令者。王孙見貢品之珍奇，不胜 
爱慕，有留下最喜悅之巨鷹一头，以为己有之表示。幷謂•/‘卽使其 
IB 父 帖木兒 知悉，亦不至怪責。”駙馬 苏利曼 • 米兒咱 在側,亦附和 
其要求。我們当以“貢品应亲献与 帖木兒 者。其中又系珍奇稀貴 
之物，价値連城。除呈献其本人外，其他任何人皆不敢私相授受。” 
作答，王孙見如此答复，仍不甘心。幷遣人 来吿： “王孙虽系靑年， 
卻果敢异常，素为 帖木兒 所鍾爱，近以臥病此間，頗为憂悶。倘使 
团能投其所好，使 帖木兒 聞之，亦定能喜悅”云云。据聞王 孙于莖 
哥拉战役中确曾奋勇作战，当时 帖木兒曾 命侍衞队伍，一律上陣， 
彼时靑年之王孙任侍衛軍中官長，独留未遣。王孙頗为不耐，因向 
祖父請求参战，决不坐覌。 帖木兒 尙未表示允可之际，王孙憤極， 
將头盔掼于地上，出营縱馬入陣，而竟赤头奋战終日。 

7 月 I 2 H (星期一）正欲离开 苏利曼 大营之时，使团随員5 
莫斯撒洛澤 忽然發热不适；我自己幷未覚到不适，而随行之西班 
竺人中，多有患病者。当时与 苏利曼商 議处置办法，他以为患病各 
人，最好留于其地調治，不必出發，以免病势 加重； 一^病体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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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随后赴去。我們对其主張，極表贊同，乃留患者七人于其地；其 
中有敎偕来之从人，及侍衞 官撒洛澤 之侍兒，皆經送往德黑_医 
治。俟將来返国时，再携之 同行。 后来我們于归途，將此数人領 
回，佴其中有二人已死。 

自 苏利曼 • 米兒咱 大营出發之夜，露宿于一河岸。7月14 H 
(星期一)行抵 菲盧茲魯哈 （Feruz Ruh ) 堡，休息。于其地获悉輕 
木兒于12日前过此地，向 撒馬尔罕 而去。 帖木兒 曾吩咐沿途官 
吏，轉吿我們，不必疾行追赶，俟其抵 撒馬尔 罕之后，方能召見 。 W 
木兒之目的，在使我們覌光其名都 撒馬尔罕 之盛况 o 此城为其首 
先据有之地，同时計划建設之为超越其他各城之名都。 撒馬尔罕 
經 帖木兒 于屡次胜利中，將其鹵获之財富，来此充实之故， H 下已 
不啻一座宝庫。 

菲盧茲魯哈 堡,于 帖木兒 經过时，橫遭摧毀，已被夷为平地。于 
我們行抵 菲盧茲魯哈 堡之15日前，方为 帖木兒 所毀。其原因如 
下， 菲盧茲魯哈 堡，原为帖木兒所最寵任之將 伊思坎德篩黑 ( Iskaix - 
der 和 外)所鎭守， 帖木兒 曾付以治理城堡及左近土地之任。不知 
何故， 伊思坎德篩黑 啓 帖木兒 之疑猜，竟遭拘押，解 往撒馬尔罕 。此 
事發生后，有堡內守卒，將 帖木兒 之部屬某人，幽禁堡中。 帖木兒 
聞悉大怒，亲至堡前，督率將士，圍攻該堡一月之久。堡內守軍士 
卒，見大势已去,徒抗 無益； 于是夤夜乗將士不备之际，潛行逃散， 
其佘皆为 帖木兒所 获。按 菲盧茲魯哈堡 ，極为坚固，具牢不可破之 
形势。倘堡內拥有相当数目之兵力，則万無攻入之理。堡牆依絕巖 
之山势而建，四周与群山分隔，山堡內土地平曠，所有边緣之处，皆 
立有操牆防守，其內为堡民之 街市。 边艢之上，又叠起城垣 兩曆： 
下層为居民住房，上層則为堡壘。以此，坚固难拔。 菲盧茲魯哈 堡 
壘之各曆，皆修有防御工事。此外堡中积有軍民足用之糙食，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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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泶， 足供汲水。堡外河水环繞，河面上非架設桥梁，难以飞渡。 

7 月11 h (星期二)天方破曉，我們离 菲盧茲魯哈 堡，夜間 m 

宿于野。屋期三之夜，亦如此。因兩 H 以来,沿途上未曾遇到一座 

村落，道路坎坷不平，天时酷热,身旁所携之淸水，亦已吿罄。直至 

星期四午后，方行抵 阿胡溫 ( Ahvan ) 城，此位于河畔之大城，原有 

堡壘兩座，左右翼衞，最近已遭拆毀。同 H ，自此間續前行，黃昏时 

抵 途姆岡 ( Damgan ) 城。此城建于平川之上，有土艢环繞，城角有 

堡一座。 达姆岡 城隶于麦德 ( Med ) 境， 为西伊朗 东境之边城。是 H 

正遇炙人之热風吹来，其热孅之烈，似来自火獄，触人欲燃。所携 

之巨鷹数头，其一已因热而窒死。 

距 达姆岡 城，約有一擲石远之地，見有土塔兩座。塔之四面，皆 

由灰土塗抹，其中系人骷髁骨所堆成。其旁与此相同者尙有兩座， 

佴已經拆毀傾倒，此中骷髏，皆系 白羊朝 人 (Ak Koymxlu ) 之遺骸。 

此族人向来游牧 小亞細亞 及 叙利亞 之間。 帖木兒 破 西芄斯 城后，委 

弃之而去 大馬士革 之路上，將此族战敗，尽数俘获。嗣經遣之来此 

人烟稀少之 述姆岡 一帶 P 白羊朝 人举族移居至此后，复犯其游牧 

民族之習性，不时四出刼搶，潛彳 f 西移。恰遇 帖木兒 率領大軍，自 

西方归来，行抵 述姆岡 ，見 白羊朝 人如此难馴，尽收其众，斬杀多 

人，卽命积其尸身为巨塔四五座。此类骷髏塔之建法，系叠积死尸 

为数層 :中隔 以磚石，逐層叠聚，遂成巨塔。据傳，某 H 帖木兒 曾令 

一俘虜往杀某 白羊朝 人，不料俘虜誤將所遇之一 -白羊朝 人杀害；于 

是 白羊朝人 群起报复,与俘虜發生冲突，3人一堆5人一处的互 

击。据云，如此反复仇杀之結果，死 C 有6万人之多。 迖姆岡 居 

民，常見骷髏塔冒出火焰，夜間塔上之磷火，明亮如灯。 

行抵达姆岡以来。休息数 H ，至星期五晚間，方自当地官廐中 
■ ■ ■ ■ • 

領来馬匹，終夜馳进。星期六淸裊，行抵一小村，以天气炎热，晝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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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息于衬中，夜間績行。 

7月 2 0 H (星期一）早 6 时，行抵 百斯坦姆 ( Bestam ) 城。此 
地有名 阿那可拉 ( Anakora ) 之韃靼貴人迎候。此亦系 帖木兒 所遺 
来之使者，專負照料使团人員之責。行抵此城之际，舒适之宿处， 
早經备妥。使团一行人員，皆沾染时疫，身感不适，未能赴其邀宴。 
貴人聞悉此訊，乃来問病，幷將食物、果品等需用之物，遣人送来寓 
所。 

阿那可拉 于飯后又来邀請，幷謂 •_ “曾奉之命，应于皇 
宮之內，大排盛宴以示款待，幷有饋贈哈达等之典虬。似应遵其命， 
逐一照办。”本人当以病体支离，势甚沉重，坐立为难，万难应命赴 
宴，尙望其海涵等語,遣人辞謝。惟此位貴人，坚作邀請，不得已乃 
派随行敎士代本人一行。及敎士赴宴归来，果然携至所贈之哈达 
兩方。按此間風俗，非在極盛大之宴会上,絕無賜哈迷之齓。凡受 
賜之人，必須向之行三鞠躬，以示对 帖木兒 謝恩。 

随行之敎士代表使团赴宴归来不久， 阿那可拉 已命人备好馬 
匹，請一行人立刻啓程上路。因 帖木兒 曾有疾行之命，須星夜赶来 
撒馬尔罕 。我們当时以各人病势沉重，至少亦需作二三日之休息 
为言。 据謂: “無論病势如何，片刻不得休息，务請疾行”，幷謂坚 
木兒倘若聞悉在路上容許我們停留，定然获譴，甚至被处死，亦未 
可知”。豈知我輩患病之人，周身發热，难过要死，身体已在馬上坐 
立不住。乃取立枕夾置身前后，以免倒下。用此种方法安頓后，患 
者方能乘馬前行。一路晝夜兼程而进，次晨行抵一荒材。又行一 
H ，于路上見一行館，系备行旅休止之处。沿途上，迄未見一村落， 
以其地气候極其酷热，而缺乏泉水。所有路上飮用之水，皆系自行 
館中取来。 

7 月邶日（星期二 ） 行抵热拉姆 ( Jagram ) 天时依然炎 






• 101 


热，此鎭位于山坡之上，修有溝渠，以引山水。鎭內有堡壘一座，矗 
立中心。去冬此間降雪甚厚，至夏溶化，山洪爆發，將鎭上建筑冲 
刷近半。田亩亦为积水所淹沒。近二 H 来，道路尙为平坦。 热拉姆 
鎭上人士，除备丰富之膳食外，幷代备新馬匹，以便我們飯后立刻 
就道。 阿那可拉 亦一路陪行因此逢衬遇站 ， 莫不立刻备飯換馬。 
帖木兒 于其汗国內，遍設驛站，备置馬匹,以供換乘。較大之驛站 
上，常备良馬百匹，多至二百匹。此 去撒馬尔罕 ，一路之上，皆是如 
此。为供給备驛站人員之需用及飼养馬匹起見，各站旁建有館舍。 
帖木兒 之使者，每至一驛，立將原馬交与站上更換新騎，繼續前进， 
驛伕伴往下站，將原馬領回。万一馬匹在途中疲乏或倒斃，使者卽 
自路上所遇之騎者，借用坐騎,賡續前进,絕不中止。 

按驛站之規定， 帖木兒 之使者，于路上倘有霡用馬匹之处,迎 
面遇有行人，無論地位高低，卽屬宗王、貴族、抑或行商走販，只須 
提出商借之請求，對方必須下馬借与。不論为誰，对此种义务，皆 
無推却之佘地。倘有迟疑，或竟予拒絕时，卽有被斬首之危險。使 
者于途中借到之馬，馳至附近驛站，再更換他騎。 

一路之上，我們卽如此換馬前进。途中遇有急需馬匹之际，迎 
面来者，卽屬皇太子，其扈从亦应下馬，將坐騎換与往覲見 帖木兒 
之人。 帖木兒 不仅于赴 撒馬尔罕 之大路上施行此項制度，卽汗国 
其他备道上，莫不如是。以此，驛站与邮傳使者，随地可見。其作用 
在使各地消息灵通，而帖木兒之巡吏，晝夜活动于四方。 帖木兒 幷 
未限定其驛使畫夜奔馳，只規定每 H 行程为50程 （ Fusah 毎 Fn - 
sah 約合10$里)，如此已足令其使者，不敢稍怠。故途中坐騎， 
卽使因奔馳过虔而猝斃，亦所不惜， 因帖木 兒所最注重者为迅速。 

帖木兒 以 撒馬尔罕 境內辽_，难以监察，因于昝地遍立碉楼， 
其間距离10里卽有一 座； 幷命察合台人各就駐所，每日巡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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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或12处，以防守卒疏怠。 察合台 人称之为毛拉 ( MoIa ) 0 沿途 

曾見此类碉楼多座，蒙古人之里，其長度較 西班牙 人所通用之里約 

長一倍。 帖木兒之 急遞使者，每日所馳之远，若非亲賭，定难置信 9 

因其幷力奔馳，初不顧及馬力为如何也。 帖木兒 所規定者，为每 H 

須行500里，佴使者往往超过此限，畫夜不息。有时达六七百里， 

倘遇馬匹倒斃途中，立將其皮剝去，肉卖出。因此道旁，死馬遺 

骸，随处可遇。其数目，若加統計，定然惊人。 

抵 热拉姆 之次日，仍繼續馳进，晝夜不停，一意疾行。我們亦曾 

商議，稍作停息。而随行之引导，却促我們赶路。 H 間之炎炎，固 

極 难忍； 夜間之酷热，依然織烈。間或热風吹来，炙人 肌肩； 随員中 

之侍衞官 撒洛澤 ，因气候不适，及沿途上奔馳之疲劳，今晚病倒。 

这位可憐之同仁，病势沉重，而不得 調攝; 終 H 奔馳于荒旱之路上， 

% 

滴水不曾入口。沿途旣乏泉水，又不暇休息。仅能于飮馬之片刻, 
稍事恢复体力。星斯四，終 H 奔馳于荒寂之地。夜半方抵伊思凡 
拉茵 ⑤ ( Isfera y in ) 城。此城之建筑整飭，地方广大，私宅、公署、淸 
眞寺等，頗为壯丽。惟目 下居民 稀少，寂凉不見人烟。行抵此間， 
仅作片刻休息;用过飯，卽在夜半換馬就道。次 H 为星期五。午間 
入一荒村，居民自10里之外，端来飮食。午后 續行， 夜間奔馳于平 
原之上，及7月 26 日为星期六，抵雄壯之 尼沙卜兒 城。 © 

尼沙卜兒 城外，周圍10里，皆系果林田园之地。有帳幕400 
座，此間之帳幕，与普通者不同，尽系黑羊皮所制。所居皆游牧民 
族之 庫尔特 （ KurtQ 人。此族向居帳幕，而不定居 城市; 無分冬夏, 
逐水草牧放为生，其畜多牛羊之屬，且拥有路蛇3万头，以本省境 
为牧地。每年向 帖木兒 納駝3,000,羊1万5千为賦税。 庫尔特 人 
以 帖木兒 允其在省境內自由牧放，每年虽有若干之輸納，亦威滿 
意。使团行瑪其帳幕时，有头目出来欢迎，迎接众人入一大帳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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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当由侍人捧过牛奶、黃油、面包进食。此为該族人待客之虬。 
飯后辞出，进 尼沙卜兒 城来。当 n 随行侍衞官 撒洛澤 ，病势加重, 
不能乘騎,所以暫时留居于一村中靜养。 

尼沙卜兒 城，处于一平川之上，城外由园囿、树木、房屋所环 
繞，地方官府，引来众至一美丽之住所內。又有各首長送来各項应 
用物品。食物与果类，亦在其列。其地所产甜瓜，旣大且甜，口味 
極佳。~此外，美酒亦有出产， 尼沙卜兒 城守，对外宾除作上列之招 
待外，幷贈使团人員以衣袍数襲。据謂典系搴 帖木兒 之命，于使团 
經过时，設宴献哈达，及代备馬匹等。 


于距尼 沙卜兒 城尙有50里之處，曾遇 帖木兒 軍中統將一員, 
名 馬洛雅約 ( Malyalyoga ), 亦为 帖木兒 派来迎使团之官員。 馬洛 
雅約見我們走来，卽进前致候，幷沿途代为照料一切，及聞随員中 
之侍衞官 撒洛澤 因病不能成行，立刻亲往村中 探視; 彼时 撒洛澤 已 
因病瘦弱不堪，难以起立•，他乃为之备担架一付，由差役数人，肩抬 
而来 尼沙卜兒 。統將为救治我們的同仁，曾用尽方法，延請城內名 
医診治，惟病势未見轉机， 撒洛澤 不久去世。 

尼沙卜兒 城內广大，各項消遣場所皆备。此地又为麦德省会。 
著名之宝石矿，卽在此处。伊朗境內，虽产宝石，終不及此地所产 
者优良。 尼沙卜兒 城內，人烟稠密，居住此城頗为安适。_省 
境。卽止于此。过此，卽入呼罗珊境。其地亦辽闊广大。 


① 原注: 著考所述之 撒阿茲巴巴德 （Sagiz Babad ) 究竟所措为何处，此时已难 
考証。或为 松枯拉巴 ( Snnkurabad ) 亦未可知 0 因其地与 克拉維約 所列举者掻近。 

( D 原注: |@( Rey ) 城，旧日 曾为伊 朗北部之都会 。 及 1220年 成吉斯汗 之軍队 
侵入伊朗时，焚杀搶掠，肆意破坏，剌夷城亦遭拆毁。自此之后， 德黑闞 代之而兴起， 
Kayar 人統治伊朗时，卽以之为都会。 

③釣注:“ 帖木兒 有一女名苏丹• 巴黑惕 (Sultan Bakht ) ，嫁給 速来蠻沙 。据本 
阿剌卜沙蠢所云：‘公主性同男子，而頰厭惡男子。 ’ C 見帖木兒帝国90頁）按卽系嫁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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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曼 • 来兒咱之 公主。” 

④ 原注:此位王孙为吨屯邑次子輿善 • 篩海 COmer geyh ) 之子，其父巳去世， 
王孙此时年方十七岁。 

⑤ 原注: 伊思凡拉茵 （ Isfei ’ ayin ) 城，为介乎热拉姆与 尼沙卜兒 之間一片平陆之 
省会。昔日为一重要之地，其城經蒙古人砿坏而吿哀落。现已無遺迹可寺。按 热拉姆 
与 尼沙卜兒 之間，距离为180哩， 伊思凡拉茵 城正位于中心。 

⑥ 鈞注: 尼沙卜兒 于 f 文 ^补上有乃冼不耳条，原文如下： 

“乃冼不耳，圖無。思麦电博之你沙不兒。本紀之医察兀兒，亲 

■ ,- . - . ■■ ■■ 1 — ■ —— v ** 1 1 ■■ 

征录 Jl 之你沙兀兒，在祉思西。明史坤城傅后有你沙兀兒 ，’見 #391頁。 

■■' ~_ ■ 1 - -—，.一- 一 — ■ 



第 + 章离开尼沙卜兒 

7月27日（星期 H )， 我們从 尼沙卜兒 啓程，繼續前进。夜間 
經过一座荒寂而不知名的村庄。及星期一，行抵一寬大的城池，名 
凡尔坡: ( Ferbur ), 城中居民，泰半逃亡他处。其原因，是在12 H 
以前， 帖木兒 率領大軍路过此間 ， 大肆破坏，人民畏惧而逃。 

虽然如此,城中留下未逃的居民，对我們卻招待得很周到。备 
下宿处，設宴款接，幷献哈达。此城四郊之农田，已吿荒廢。天气 
炎热已極,而我們仍潰程进發。晚間，到 阿西奎 ( AsikdiQ 城。休息 
数小时后,又登程赶路。次日午間，抵 奧哈汉 (Ohahan) 诚。 7 月 30 
H ，我們受該城盛宴招待，飮膳之外，其他一切所需之物，皆供应無 
缺。 

在此城内,遇到 帖木兒 幼子沙哈•魯 ® Oh Kuh ) 所派来的使 
者。 据云: “太子沙哈•魯邀請使团,至其鎭守之地，稍作盤桓 J 其鎭 
守之地，名哈烈⑧ （ Herat) 城。距此間約 3 00 里之遙。太 子沙哈魯 
为延見使团,准备盛大欢迎。为外宾安适起見,不惜破費一切云 
我們接到这样的邀請，当时卽 与帖木兒 的專 差馬洛雅約 商議，如何 
答复。商量的結果，怍下列答复太子的 使者： “我們因为已經奉到 
帖木兒 的直赴 撒馬尔罕 中途不得勾留之严命 ， 未便擅自变更路程， 
其不克往謁，尙乞太子原宥云。”回复来使之后，遂卽动身到 麦什特 
(Me ? het) 城。此处卽 伊斯蘭敎 先賢伊瑪目李査 (Imam Riza ) 墓 
地。伊瑪目李查卽曾被封为 苏丹呼罗珊 (Sultam Homsan ) 者 。其 
先代为 穆罕謨德 之后裔，为地方人尊为大賢，墓建于域內之最大拜 
齓寺內。墓頂鍍以白銀，四边鑲以琉璃之屬。終年有外方伊 斯蘭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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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来此参謁。曾謁过此墓之人，深为 伊斯蘭敎 中人所敬重，見之 
者輒取其衣角而吻之。因为此輩，已被認为曾朝聖地者。我們 If 
抵此城时，亦一度参謁伊瑪目李査之墓，后来我們踏入伊朗国境 ， 
行往各处之际，皆被称为“朝过 麦什特 城之人”,見者莫不爭引我們 
的衣角而一吻，我們之参謁过敎長墓，届然也似获得一种荣誉 c 
7 月底，离 麦什特 ，晚抵突斯 ( Tus ) ③城，該城位置,仍在呼罗 
型境內，建筑極为美丽。其美丽处，为自 苏丹尼 叶城以来所仅見 
者。屋期四，駐在此域，稍作休憩。因为下段路程，極易使人疲劳。 
从突斯过去,須穿行一段沙漠地，通过此段路 ， 極費气力，沙漠之 
長，約 SOO 里； 中間不見寸草，所以旅客在行前，要为馬匹备下飼料 
方可。晚間，諸事齐备，乃啓程进發。直至星期五早晨，方停止，整 
夜皆在行进 a 星期五及星期六兩夜，亦在赶路中过去。8月 2 H 
(星期六)方得重見草野，此处已見有人耕作。有河流名那支阿卜 
(Naci lb ), 灌槪其間。河岸之上，扎有無数帳幕，此系 帖木兒 的 
本 族察合台 人的营盤。 察合台 人，随营牧放羊、馬、赂蛇之屬,幷以 
之为居处。在此处遇到一位 帖木兒 派来的宮內人員，来迎接我們 Q 
他随身携来良馬多匹以供騎乘，由于 帖木兒 的厚待，处处皆予我 
們以便利，供应我們所需要之物品。来使名 米兒咱 • 包咱 (Mirza 
BozaQ ， 他代 帖木兒 慰問我們，幷謂奉命引导我們到 撒馬尔罕 。漫 
洛雅約 至此，本可交卸責任，將职务推讓与 米兒咱 • 而自己 

轉回去。但是 馬洛雅約 幷沒有离开我們,他仍然率領随从人等陪 
伴在側。 

每到驛站停息之际，我們取用已备下的一切飮膳，及所需之 
物。有时幷承饋贈以果品。每次停馬入站之际，立刻有人走过来, 
照料牲畜，守护物品，惟恐有失。因为倘有怠馒之处,引导人員，立 

加重刑。 




作我們导引之官員，不論到城市或多材，先將当地官長喚来， 
对他發号施令，幷且說明系奉 帖木兒 之命，如此办理。当地官員， 
奉令后，莫不迅速执行；倘有迟誤，皆不免受一頓痛打。無論城 
市或村鎭之負責首長，奉命办事，偶有延擱，立刻被提到市集上， 
当众受責。此地之波斯人，向来头上纏以头巾。韃靼人則素来討 
厭此項裝束。所以見有纒头巾的波斯人，卽將其捉住，先拆开_ 
布，用布將其頸系在馬鞍上，然后施以鞭打，以惩治他們。因此有 
許多乡下人，每逢見到 帖木兒 部下的人走近，立刻轉身卽逃，其畏 
惧之情形，有如畏惧魔鬼一般。卽使在街市商店內作生意之商人， 
一見 帖木兒 之公差經过，莫不立刻关閉店門，藏匿起来。或者逃往 
家中，一边逃避，一边知会他 人道:使者！ 使者！其意表示 帖木兒 的 
使者来到，大家从速躱避。实际上講， 帖木兒 之使者降临任何一 
地，对当地人确为一件不祥之事。因韃靼人之殘暴行为，亦無殊于 
魔鬼之使人畏惧。韃靼人逢村入鎭，捉到头目人，絕不講虬貌，或 
作客气話，滿 a 乱駡，任意而为。 

我們同行的一队人中，除去 西班牙 使团人員外，尙有埃及公 
使;在 菲盧茲 • (Firuz Ruh ) 城与 苏来曼 • 米兒咱 会晤时起， 
卽同在一起走，現在仍然在一队中前进。路上各地人士，招待我們 
的情形，旣如上述，而韃靼官吏的一切行为 ， 亦略如前述。 

帖木兒的 部屬奉令办理政事之际，为求迅速完成起見,不顧一 
切，任何殘暴手段，皆敢施用。甚至为加紧执行命令，而杀害人命， 
亦所不惜。因为这样，所以与他們相处得来之人，几乎沒有。凡奉 
有 帖木兒 命令办事之人，权力極大。可以任意發号施令，無人敢加 
阻止或拒命。甚至任意傳喚軍队中的將領来供其驅使。因其杈力 
漫無限制，所以人人畏聞 帖木兒 的使者之名。我們一行人等抵查 
芝尼 ( Tecini ) 城边，过 察合台 人营幕之际，引导者 米兒咱 命 察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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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我們备囱食、米飯、乳及黃油之类飮食。不大一刻，这些食物， 
皆送到，幷且饋贈我們許多甜瓜。 

此間所产之甜瓜，量多 味美； 我們承 察合台 人以此名产享客， 
極为高兴。 察合台 人，至今仍过游牧生活,終年居于帳幕之內；冬 
夏迁徙各地，常擇一安全而易于防守之地，張立帳幕。夏季多居于 
近河灘而平坦之地，在該地播种麦、棉，栽培瓜类。他們所培出的 
甜瓜，体积之大，味道之美，可以称甲于世。 察合台 人的食品中，还 
有一項为人所难忘的，就是以酸奶子煮胡蘿卜，別有滋味。 

冬季， 察合台 人移居到气候溫暖之草地。之軍队，亦是 
如此，無分冬夏,总是生活在草野上。現 在察合台 人， a 經沒有对 
敌人襲击的 畏惧； 所以他們不必如往日- - 般，聚在一处。 

帖木兒 自己，也随同大軍各处迁徙，其佘的皇族、扈从人員、后 
妃、以及嬪妇、亲屬等，跟附在后，随行至各处。他的时光，便这样 
排遣过去。此族人生活，若槪略言之皆是如此。墼劈人常拥有大 
批牲畜，其中有駱駝、馬、羊，佴是牛的数目極少。 

每逢战事一起， 帖木兒 卽征調民兵。应征之人，則携帶畜群， 
家私及妇孺，全体而至。妇人及兒童，追随大軍之后。馬匹及牲畜 
之屬，充作軍需及軍食。 帖木兒 卽以此項队伍，建起丰功偉業，获 
得無数次的胜利。韃靼人本为最勇猛之民族,習于騎乘，精于射 
击；飮食上毫不講求，倘获有丰富饌食，則尽量狂唆，有开腸破肚 
之势。飮食偶有缺乏之时，唆肉飮酪，亦足以支持很長时間，不覚 
飢餓。亦不以面包为必需品，肉、乳兩項，足以維持生活。 韃靭 人 
可称为世界最能忍飢耐寒之民族，不得已时仅飮阿伊蘭 （ Aymn ), 
亦可度日。阿伊蘭之制法如下 •• 用鉄鍋一口，內注淸水，下加溫火, 
不俟水沸，卽將冷水化开之酸乳干，放入鍋內，与溫水攪合。稍增 
溫度，卽成含有酸味之阿伊蘭。其次將圓塊酵餅，投入鍋中，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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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沸，再撤下，冷卻，裝入罐內卽成。此类乎稀粥之飮食，韃靼人 
視之如命。仅仅飮此 W 伊蘭，虽無肉食及面包可寻，亦所甘心。他 
們每 H 飮食，大略亦不过如是。韃靼人，不用柴取热，所用皆兽粪， 
称餌食为阿失 ( A ?)。 

星期 H ,我們离开 g ( Ecen ) 河岸，晚間宿于一大商館內，次 
H 將經过一段荒野之地，不見居民。于是我們先在落宿之处，喂好 
馬匹，幷且作充分休息，以备行下段120里之荒路。白晝馳行一 
晚間換上坐騎又行，夜間热度未减，仍得續行。而沿途不見水 
源，我們口渴难忍。次晨仍前行，牛后3点左右，因为口渴，不得 B 
停住。所乘馬匹，因飮不到水，已疲慍欲死。我們〒人也与馬匹 
之处境，相差無儿。同来之敎士的传童，牽馬向前溜行之际，忽然 
發現一条小溪，立刻提水給我們送来。經他的發現，方將我們从死 
亡中救出。 

曰落之际，我們行到一片草野。見 麦尔噶布 ( Mergab ) 河,流經 
此間。岸上扎有 察合台 帳幕多座。我們卽在此处下馬，休息一夜。 
次早上馬再前行，抵一大商館。館內官用馬匹，皆系 察合台 人經 
管，当承他們照护，就在館內用飯。乃稍作休憩，午后換过馬匹，繼 
績登程。傍晚續行兩小时后，抵 察合台 人之一座軍营，夜間宿于帳 
內。次曰为星期四，績行，晚宿于一村庄內。星期五， 沿麦尔嘴布 
河行，路中遇有 察合台 人，曾作訪問。幷在帳中休息，換过馬匹后， 
仍續向前进發，夜間露宿郊野。 

8月9日（星期六），我們停在 撒罗噶 • 素克哈撒 (Sologar Sok - 
rhasa ) 休息一日。此地有一为韃靼人所最崇敬之 伊斯蘭敎 学者 ， 
不久之前逝世，遺下幼子二人。 帖木兒 允加 扶养; 大箪过此时，主 
帖兒又亲来慰問。現在已將此二子，携往 撒馬尔罕 宮廷內,施以敎 
育。此学者系出名門，素为人推重。逝世之后，二子卽随同帖木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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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 撒馬尔罕 。所遺土地財产，留归其妻掌管。 

此地以濱河近水，四周田野，皆引水灌漑；所辟花园，亦極美 
丽。我們停住此間之 H , 受当地人士盛大的欢迎;学者家中人，亦 
曾来拜候，供給我們一切需要之物。除陪我們同席外，另外又宴請 
我們一次。当晚，換上新騎，前行至 察合台 帳幕 ， 宿了一夜。次 H 
(星期一)黎明时卽出發，疾行一晝梭，越过一片沙漠。 

途中所經各地，若遇到 帖木兒 軍队时，一切需用，亦可向軍中 
索取;不論飮食，或其他当要之物,皆能 供給； 卽使馬匹的飼料，也 
由他們备好。 

8月12 H ，晝間在一平原上之商館內，稍作休憩。晚上，換馬 
續行。不久，卽抵 安胡叶 (And Huy ) 城。此处:为 帖木兒 所派之 
引导 米兒咱 • g 的封地。 安胡叶 城，位于伊朗境之鄰邦 塔吉克 
( Tacik ) 境內。此地居民，所操語言，与波斯語大不相同。城中人 

-奄 

士，見我們来临，曾作热烈的欢迎。于是我們从星期四起卽停留此 
間，終 H 忙于 酬酢； 曾飮到 安胡叶的 名酒，参加当地人的盛宴。実 
胡叶城建在一片平原上，城外花园、葡萄园、果林、連亘20里之远。 
园艺特別發达的原因，是由于有儿道河流 ，皆匯 聚于此，足供灌漑。 
星期四晚間，动身离开 安胡叶 城。夜宿 察合台 人之营幕中。 
察合台 人，因 帖木兒 之扶植，遂在一般人民中，占有特殊的地 
位。可以随地牧放牛羊，到处可占地耕种，無分冬夏，随意迁徙各 
地，不受任何限制。此族人邀免各种賦税，但是有服軍役的义务。 
他們大多数任职于 帖木兒 之侍衛軍，負保衛他个人的安全、防御外 
方襲击的責任。此族人尙有一特色，卽男子虽在服軍役之际，仍可 
挈携家小，保有自己的牲畜，不离身边 * 遇有战事，則妇女兒童，追 
随大軍之屏而行。其族妇女往往將幼兒放在馬馱內，而馬馱則紧 
系在馬鞍上。妇女乘馬随大軍之后，毫不以为苦。騎坐自如，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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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携兒同乘之时。貧苦之家，多搭乘路姚，則不免受苦。因赂銳之 
行走与馬之步伐大不相同。 

近来我們在路上，每 H 午后稍作休息，而晚間住宿 于察合台 人 
帳幕內。星期五午間，行抵一材，用过飯，当晚宿于一座大城内。 
可惜將城名④忘記，城之四周艢基仍在，房舍等已經破坏不堪。 

不过，此間有壯 丽的齓 拜寺及楼房若干座，巍然犹存，幷 丑仍 
有人居住其間。星期五晚上，住在迖里。星期六繼續登程。城中 
人士,亦曾饗我們以丰富的飮食。 

換上新坐騎后，出發至晚，又望見帳幕，卽住 在察合台 人帳中 C 
星期 H 早晨，換过馬匹，在午后上道,一路热風吹人，使我們不得不 
屡次下馬暫避。天气又酷热似火，所經的道路，系一片沙漠 •，烈 風 
挾热砂吹来，炙人肌膚，風沙吹过使我們迷失 道路； 米兒咱 乃派一 
随行之 察合台 人作向导。 

最后，多賴上蒼之佑，終于进抵阿里 • 阿巴德 (Ali Abad ) 城^ 
停于此間，以待風息。晚間，到烏什(巧)衬，卽在此下馬。 

同夜，仍繼績前进，至8月 1 S 日(星期 H ) 抵 巴里黑 ( Belh )® 
城;此城寬大，四周有高約3丈之城艢圍护，诚內尙有堡艢 兩道; 外 
嬙与第一道城堡之間幷無建筑，系种植棉花之田地。第一道城堡 
与內堡之間虽有房屋建筑，佴不繁盛。至內堡中，則人口稠密，房 
屋紧凑。 巴里黑 城之防守上，極其坚固。城內居民，为欢迎我們起 
見，除供給种种需用外，临行时，贈送每人馬一匹，哈达一方。 

裏期四，行至阿卜⑥ 阿姆河 (Abu Amu ), 或称之为細渾河 
( Ceyhrni ) 的一条大河边。河面寬約10里，水流甚急。河流經过一 
片大草原上，所以水色混濁。冬季河水淺涸，系由于山上积雪冻 
住，尙未溶化之故，水源不暢。佴至4月間，河水立刻高漲，漲滿 
之期，前后約4个月之久。其中以夏季数月，水漲漫溢，为害最烈。 



• 112 


甚至远距河岸約10里之遙的一座村落，也为此河水所淹沒。 阿姆 
河發源于 阿富汗 ，經 撒馬尔罕 毕原，及韃靼境內，最后注入里海，这 
条河構成呼罗珊与撒馬尔罕間之天然界綫。 


①鈞注：沙哈魯为 帖木兒 之第四子，生于 I 377 年。及1402年 克拉維約 过呼罗 

瘦时，彼正坐鎭哈烈。曾延 遨克拉維約 ，未果行。后 鎭呼萝珊 全境，于 帖木兒 死后， 

討平各部爭乱，繼任汗位，凌于刺夷州 （ 1447 年）。此汗勇敢而爱和平，务求与鄰国 

維持友好，奉中国为上邦，入貢于明。延致学者，修复帖木兒所破坏之城市。明史有 
- — - —- - 

沙哈魯 傳。 

⑧鈞注 ：明史 有哈烈 条云： 

“哈烈，一名黑魯，在 撒馬尔窣 西南3,000里。去 嘉喀关 2,000余里，_大国也。 

元駙馬 帖木兒 , 馬兒罕 ，又遣其 子沙哈螯 据哈烈。洪武时， 撒馬兒失八里 
成朝貢。哈烈道远不至。25年，遣官詔諭其王，賜文綺採幣，犹不至。28年,遣給事 
中傅安，郭驥等携士本: t ， 500人往，为 撒馬兒罕 所留，不得达。30年，又遺北平按察 
使 睐德文 等往,亦久不还。成龃踐齚，遣官齋璽書綵幣，賜其王，犹不报命，^5 4 

年，安等还，德文遍历諸国，說其酋县入貢，皆以道远，無至者。亦于是年始^7^， 

保昌人，采諸方風俗，作为詩歌以献。帝嘉之，擢僉都御史。明年复遺宝齋書幣往堂 
烈，其酋 沙哈魯 ， 把都兒 遣使隨安朝貢，……其国在西域最强大，主所居城.方10余里。 

壘石为屋，平方若高台，不用梁柱瓦甓，中敞虛空数10 間。 惚牖門扉，悉雕刻花文，繪 
廖金碧，地鋪氍攝，無君臣上下，相聚皆席地趺坐。国人称其王为“鎖魯檀”，犹言君長 
也……城中筑大土室，置一銅器，周圍数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学者，皆聚此，若 
中国太学然。有善走者，日可300里，有急使傳，以前走报。俗多尙侈靡，用度無节，土 
沃饒，节候多暧少雨。……”書332 頁。 

又明陳誠曾使西域，于其^內，記載哈烈極詳。 

③鈞注 :突斯 ( Tus )， 卜上亦有途思条： 

“案本紀：拖雷克徒思当卽途思。此为西域孔道名城。唐时哈里發哈而命葬墓于 

- ~- 1 ■ I — ■ 1— " 

此”蒙古西来，發其墓，城亦被毀。 元太宗 时，蒙古官 庫而古司 重建。地当在尽达考 

山之西，当屬不賽因，今大典圈乃在东北，而屬篤来帖木兒，豈葱嶺西南近地7 別^ 

'■' ■ _ 

_城耶,無考。”此处之名同，而地不符。 

@原注:此域或卽也 fcan ) 域。 

⑥ 原注： gjim 城，早經殘毀，其地距 离阿里衣冠塚 (Mezar g ere f ) 处不远 D 按 
十庫曼人曾有 为伊斯蘭敎 大賢阿里建立 衣冠塚 之說’而阿里之原墓 ， 則在庫法 ( Knfe ) 

云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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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釣案巴里黑城之名与元史譯文詛补之巴电黑条同。今录之于后： 

■ ' /*> •-、 •.广 i~> 

墨，圖在东羿 。 mMtmmo 择赞 锋人。 — g 作 琬电 ，玦“黑”字 

音。四游荥作班娀，幷缺“里”字音。今俄圖称巴而黑。他国地圖，或称巴而克。明史 

I ■ 1 ^ ■—. ■■ I *_—_r-|_i~i_j* 

坤城傳 后，亦有 把力黑部 。”耆393 頁。 

又据馬可波罗行紀上所載，此处为一名貴大城，昔日尤形重要。然經历韃靼人及 
他种人之殘破，昔 B 之美丽営殿，以及大理石之房屋，已不复存。据城 人云： 亞历山大 
取 阿留士 女为妻，卽在此城。……今幷將其附注 录后： 

“ 巴 里黑是 阿富汗斯單 北部之一城名。处 阿母 河南，約60公里。此河古人名 
之曰 ft 避 （ 0xns )。 蒙古人名之曰質渾 CDjihoun )。 昔日此城，是大夏 （ Batriane ) 之 
游腊王都，頰著名于当时。曾以世界最古之城自負，亞洲人名 之曰： “諸城之母”。相溥 
为 西瞀思 ( Cyras ) 所建。”見122頁。 

⑥鈴 注：阿 卜 （ Abu ) 为阿刺伯 語“河”之意。阿母:河名，此河發源于葱嶺北，流注 

入于成海、，曰郛克疏河，曰瓦汗河。亦曰烏汗河。唐書烏滸。元史譯文証补上認为係 

烏汗轉音，玄奘西域記作練芻河，則認为鄂克疏轉音，幷謂代远千年，音經軍洚，誠难 
-- 一， — - - -- 

吻合，实則上述种种不同之名称，皆系根据称霸此河上各时代之民族，所予不間之名称 
之譯名而已。 卷啤人 統治此地时，名之为 Oxus ， 疼譯名烏滸，及后突厥人入主此間， 
名之为 Ak six , 汉譯之則为 阿克 疏，或縛芻河，及后蒙古人势力西向，此河名又成为 
Djihoun 。 汉譯为細渾，或 R 渾河。 至伊斯蘭敎 势力重振于此間 ， Abu Amu 又加 
于此河，而中国之譯名，亦改称之为阿母河矣 * 





第十一章渡河向撒馬尔罕进發 

当年 帖木兒 征服 撒馬尔罕 全境，决意渡过阿姆河，而南入呼罗 
型境之际，曾于河上搭起一座浮桥。桥身由船舶排成，上面鋪以木 
板。 帖木兒 俟自己及大軍剛剛渡过之后，便下令將标拆断。所以 
此后，河上無桥，直至最近 帖木兒 于若干战役后归来之时，方才令 
人从新建造。我們从前以为路經該处之际，可以幸运地享受由桥 
而过之 便利； 不料，最近 帖木兒 于自己走过这桥之后，又下拆断之 
令。因此，当我們临近河岸时，見到桥身尙遺在河中，兩头靠近河 
岸之处，果然被拆断。 

所幸，桥身大部，尙未伤損，仍可利用。我們的坐騎及牲畜 
等，皆賴这段殘桥之助，得以渡过。其佘靠近河岸的一小段，則用 
船只摆渡。当年 亞历山大 大帝与印度王在此原野作战之际，卽于 
此河上大敗之。 

星期四，我們到达阿姆河右岸。晚抵一座雄偉的城市，名替而 
米茲 ( Tirmiz ) ，按此城旧日隶屬 印度斯坦 或 阿富汗 ，現在铍 帖木兒 
划入 撒馬尔罕 轄 境內。 撒馬尔罕 省境,卽起自阿姆河右岸。此处 
仍保存着蒙古境內所通用的名称与語言,与阿姆河南岸所用者，迥 
乎不同。南岸所用为波斯語，而此处通用蒙 古語; 兼曉兩种語言之 
人，为数極少。再者 撒馬尔罕 境內流行之文字为蒙古文，亦为南岸 
之人所不識。因之 帖木兒 政府中，雇用若干深悉蒙古語之官吏書 
記，以处理政务。此地人烟輻輳，村落繁密，土地肥沃，居民及牲畜 
所需之食糗，皆有出产。 

帖木兒为管理阿姆河所定之法令为 •，除 非帖木兒自己渡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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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得建桥，佴过后随卽拆除。其他各人欲渡此河时，只能乘船。其 
次，关于自 撒馬尔罕 出境往南行者，須携 憑照； 其上注明往来去 
处。居民人人皆須持有憑照，卽誕生 于撒馬尔罕 者 亦然; 只有自他 
处入境者，不在此限。 

沿河 各口， 皆停有渡船。船夫取自旅客之渡費，数額頗大。啤 
木兒为建設 撒馬尔罕起 見，移来若干 俘虜； 亦有被征服各地的居 
K , 被迫迁移来此充实、境內住戶人口。同时为防止迁来的居民潛 
逃起見，沿河一帶，添設許多防守之处。河上有船只上的盤查，尙 
有巡察官吏多名，各处搜截逃戶。我們路經伊朗及 呼罗珊 境时，見 
有 帖木兒 屬下官吏若干人，押送从各地移来之孤兒弃妇，或無法生 
活之貧苦男妇多人，送往 撒馬尔罕 境去。 

不过此輩收集之民，多不願远 来撤馬尔罕 ，只以在强力压迫之 
下才被押往北来。此类移来之民，我們在路上曾屡次 遇到； 有騎 
牛者，有騎驢者，亦有牧放畜群而来者。逢村吃村，遇站吃站，因輕 
木兒之規定是如此。据說 撒馬尔罕 境內居民，因此增加10万以上 
的人口。 

現在我們所到达之城市 替而米茲 ，是座極雄偉而繁盛之城 
池。城的四周，旣無城艢，亦無防护之設备。城內溝道完整，有水 
灌漑 其間； 园囿之屬，所在多有。自城門至寓所之一段路，其長远 
已足使我們感覚疲乏。 

仅以所經过的这段城內街道而論，已穿行許多巷里及 广場； 到 
处人口稠密，商貨云集。城內居民，亦如他处一般殷勸招待，除供 
給食宿各事之外，另鑛贈絲料哈达一方。 

正在此城候信前进之际， 帖木兒 派来一位騎使，来此宣慰。幷 
詾問沿途各处，是否有慢待之事，幷候間备人之康健等。按此間習 
慣，对于傳命使者向例有饋贈之举,我斟酌習俗，卽以一襲錦袍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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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同时又贈 阿那可拉 ( Anna ^ ora ) 以 佛罗倫斯 ( Floransa ) 产的 
匹头数件; 阿那可拉 是自 呼罗珊 以来，卽做我們之向导。 

埃及苏丹 之專使，对 帖木兒 之来使，也相当饋贈,对于先来之 
使者 米兒咱 • 包咱，我們合贈以馬一匹。因为凡有饋贈，必須是每 
人有分，此亦本地之習惯。对于 帖木兒 所派来的使者，饋贈物品， 
原为表示 敬意; 佴是贈品多少輕重，当視事之大小輕重而定；按理 
对 帖木兒表 示之敬意愈深,則贈来使的物品，愈应厚重。 

8月22 H ， 飯后动身，离开 替而米茲 城。夜間大队人馬，皆 
露宿郊野。星期六，穿行过平原上的几座热閙的村鎭，晚間停于一 
村中，居民饗我們以盛宴。夜宿村內。星期 H 續行，途中曾在帖木 
星所建之宏大的迎宾館內，稍作歇息。館內为我們备下肉食、酒及 
水果。 

星期日，晚間又登程，夜宿河岸上。星期一越过高山峻嶺，山 
間卻有一所建筑得很富丽之房舍，我們卽在該处用飯。此房系由 
磚所砌成。屋內鑲有玻璃。本 H 所过的山峡，極为狹隘•，其窄处， 
似乎人之兩手可触到，而兩边巉耑峭直，不可攀援。不过路面尙为 
平坦，岩頂上有一座村落，此处名为鉄門，①乃东西方往来上必經 
之咽喉要道，他处幷無通路。因之，此处山嶺， 为撒馬尔罕 最坚固 
的房障。 

凡自印度或 阿富汗一 帶来者，皆由此口經过,以赴 撒馬尔罕 。 
其欲赴印度者，亦非自此地出口不可。鉄門之管轄权，握于 帖木兒 
手內。来自印度之商客，毎年經此所緻納的稅款数目，在 帖木兒 政 
府之財政收入上占重要地位。 

帖木兒 汗国內之里海西岸上 打耳班 ( Derterit )^ 鉄門，現归伊 
塱轄管。該处系自 韃靼斯坦 赴伊朗之要道。同时自伊朗来撒馬尔 
罕，亦必須經过該处。撒馬尔罕附近之鉄門及打耳班鉄門，兩者之 



• m • 

間，相距約1500③程， 帖木兒 为此广大領域上之統治者。他自瓒 
馬尔罕之鉄門收入巨額关税，同样亦在 打耳班鉄門 收大笔税款。 
打耳班 为一广大之区域，素称为 西鉄門 ;無疑的,西距 西班牙 較此 
間为近。 东鉄門 亦称为 替尔米茲鉄門 。 

我們所届停的房主，贈走馬一匹以代步;此地所产馬匹，旣馴 
良，又俊美。不过此間嶺上童山濯濯，不見树木。据居民所傳，号 
称鉄門之峽道，昔 H 确有鉄門。当其关閉之时，人馬难以飞越。彼 
时过关之人，皆須事前得到特許，現在鉄門已經撤除。 

星期一过峽，晚間宿山麓之下。次日續行，不久，見 有察合台 
人帳幕，于是进內休息半日。晚上又前行，遇連亘不絕的山嶺，遂 
卽仰天而臥，休息几小时。起来再行，夜半抵一村。衬民为一队人 
备飯食，遂宿村中。随員 阿洛芳之 僕役…名，死于此村。次 
月 2 S H (星期四），行近开石④ ( Kej ) 城，城建于平原上，四周流 
水环繞，多果林、花园之屬。 

夏季,此处風景極佳，土地肥沃。有各种农产品，所产棉花，品 
質最为优良。城郊四圍，到处皆是花园果树。开石城之四面，各有 
碉楼一座，系就地建造; 帖木兒 本人，卽系开石人。其父名 塔刺噶 
(Taragay) 首居此地。現此城內在建筑中之富丽楼房及閎偉的史 
斯蘭敎 軋拜寺皆系奉 帖木兒之 命而建筑。不过工程至今尙未完 
成。有一座寺为 帖木兒 的父亲之陵墓，他曾命人在其父亲之旁，預 
先修造自己之陵墓。⑤ 

据人講， 帖木兒 于一月之前,路过此間时，对于預修的陵墓之 
形式，表示不愜意，認为墓門过低，曾命监修人員,將进門处加高。 
此座寺內，尙有 帖木兒之 長子 只汉杰兒 （ Cihangir) 之墓。 寺之外 
表，庄严宏丽；內部艢壁，皆用金碧色琉璃鑲励。 

寺之前院，每 H 宰羊20头，施散貧苦之人。此种布施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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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之父及其子名义而散的“塞得盖” ( Sadaka )。 _当局，曾邀 
我們去 覌光亂 拜寺，幷为我們打扫出一座都丽之行宮，作下榻之 
处。 

次曰为星期五，又承引导参覌一座正在建筑中之行宮。此宮 
之修建已近20年。宮門高大，入內則見兩旁鹿廊皆鑲湖金碧色之 
琉璃，兩边各有客厅一所，滿地皆鋪以藍色瓷磚。厅內專为接待觀 
見 帖木兒 者暫息之用。廡廊尽处，迎面一座房門，屏門后面是一座 
大方台；四面圍以华丽之欄杆，台上用云石墁地，中央辟有水池。 

走过这座長約300步之高台后，抵第二道宮門。入內，宮門兩 
廂壁上亦鑲有金碧色琉璃，迎門壁上，繪有太陽及獅子 圖徽； 同时 
在其他各艢壁或欄杆之上亦繪有同样之圖画或徽式。据謂太陽及 
獅子圖为旧 H 撒馬尔罕大汗之徽志。此宮之前半部，可推断为旧 
H 所 修建； 后半部是 帖木兒手 內所修，我們由所遺存之前代大汗 
的圖徽上，可以証明此点。 

按 帖木兒 的圖徽为一 '方 框內，排列三圓环，其形式如下： 

oo' 

Q 

此徽的含义，是表示 帖木兒 已占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土地。 
圖徽不仅錆在貨幣上，幷且繪在各种建筑物上。所以到处可見此 
徽。由此可以推断开石城內之行宮，絕非 由帖木兒 所始建。定为 
旧 H 大汗所遺留者。至于 帖木兒 所用印璽上的圖式，亦为一方框 
內有三圓圏。 帖木兒 轄境备部落及藩屬所用之貨幣上亦附加三圓 
圈之徽。 

进入第二道宮門后，迎面为一座四方形大殿，此殿系專为延見 
臣屬及使者之处。殿內四壁鑲砌金碧色琉璃，天花板上裝点有金 
星，殿后宮房衙署之多，不可胜数。房頂皆复有耀目之琉璃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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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篇幅起見，不再逐一詳述。不过此宮中之任何建筑，皆有値得詳 
加覌賞之特点。其富丽堂皇，以及匠心經营之技巧，虽使巴黎之有 
經驗負盛名之技师来此一賞此宮之都丽，亦將惊服不置焉。 

再前进至 帖木兒 之內宮参覌，此处建筑之华丽，可以嘆^止 
矣。無論牆壁、地面、或是天花板，皆費尽心思，爭奇斗胜。現下仍 
然有若干工匠在施工。 帖木兒 与諸宗王、太子等会食的大厅，其 
地方極其寬敞，而設备講求。厅后卽为大花园，园中栽有濃蔭蔽 H 
犮果实累累之树木。树木种于小溪兩旁，溪內有噴泉。花园面积 
r 大，足敷多人游玩休憩之用。树蔭遮天，虽在盛暑，亦不感天气 
之热。 

宮內建筑之华丽及宏偉，苦乏妙笔以描繪其实況于万一。目 
下此宮及前述® L 拜寺之工事，仍在进行中。 帖木兒 建設此間的意 
义，其一为紀念其父，再者其本人又誕生于开石城，自然要將故乡 
極力点綴一番。 

帖木兒 虽然誕生于开石,其先世，幷不居于开石。 帖木兒 系出 
察合台 族。 察合台 族世居 韃靼斯坦 ，及 成吉斯汗侵 入 韃靼斯坦 时, 
此族人方作迁徙。不过此話甚長，到后面再提。本書屡次提到的 
察合台 人卽系此族，所过为游牧生活。 

帖木兒之 父，系出望族,幷且与 察合台 族人有亲屬关系。起初 
由于劫盜起家，部下有騎者五、六人;后来弃去山野間之生涯，来居 
城市，乃擇开石城附近之某村落居下。 帖木兒 少年时，仍操父業， 
部下也有騎者四、五人，專作剪徑生涯。下面我們所述，皆根据于 
开石所搜集之材料，及沿途各诚市所听到之傳說而写成。 

据傳 帖木兒起 初作强盜时,手下不过騎者四、五人，今日搶羊， 
明 H 劫牛。每次劫来之物，携回材中，烹羊宰牛，大举饗客，招致 
亲朋友好享用。凡有所得，莫不俵分与备伙伴。因此帖木兒之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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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曰益增多，不久卽增至 300 佘騎。 帖木兒之 部下 H 夜四出打劫， 
見物卽劫。所得之物，大家俵分。以此势力遍于各要道，或自往来 
客商上，强抽税捐，如是者不久， 撒馬尔罕 之苏丹，已接 帖木兒 所 
作 W 为之詳报。⑥ 


苏丹旣聞轄境內居然有强盜存在，于是立命严勦。捉到卽予 
斬首，格杀無論。虽然命令如此，佴苏丹屬下不乏 察合台 族貴人 ， 
聞及此訊，代为緩頰，乃將其招撫。 帖木兒 亦曾入宮为苏丹执役， 
幷定居 撒馬尔罕城 內。当年为 帖木兒 求情之人中，尙有兩人在世。 
現已成 帖木兒 之至友，位在弼輔之列。其一名 奧麦尔 • 突班 C&ner 
Toban )， 其一名 卡拉得 • 篩海 (Kaladay Soyh ), 皆具有相当权势。 

帖木兒 在宮中执役之际，已有覬覦苏丹大位之野心，因此引起 
苏丹对他采取严厉之处置， 撒馬尔罕 苏丹已經下有处决 帖木兒 之 
命令，佴 帖木兒 之至友私下將消息透露与他,竟得从容脫逃,召集 
旧部，重新营起劫盜生活。某日曾洗劫一大商队，获得大批財貨。 
于是引起越境南下至 西斯坦 ( Sistan ) 一帶，搶劫羊群馬匹之野心， 
因其地牲畜甚伙也。 

帖木兒所 率領之部屬,总計500佘騎。西斯坦人探明其数目 
之后,乃定歼灭来寇之計。某夜， 帖木兒 正率部盜取羊群之际，遭 
西斯坦 人的痛击， 帖木兒 部下死亡甚多,其本人除坐騎为人击斃 
外，右足亦受重伤。 帖木兒 以此抱恨終身，因为右足殘缺,人遂称 
之为跛帖木兒焉。 

x ■■ 1 

帖木兒之 足部旣伤，而右手亦受有伤損，右手上之兩小指亦吿 
殘缺。 西斯坦 人以为 帖木兒 已死于此役中，因將其弃于死尸堆中 
而去。 帖木兒 自己爬行牧羊人身旁求助，直至伤势痊愈之后，才离 
开其地，轉回衬来，从新集合部众。 

正当此时， 撒馬尔罕之 苏丹地位动搖，臣民离叛，尤以部將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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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为甚。 撒馬尔 罕 境内 甚至有拥戴 帖木兒 以与苏丹爭位之流言， 
倘苏丹不納部屬意見，立刻荷被推翻之虞。某 H 苏丹于 撒 馬尔# 
境內巡游之际，突遭 帖木兒 之襲击,苏丹之扈队旣死，苏丹本人亦 
逃上山去。迎面見有来人，苏丹請其引往一隐匿处，幷允事后酬以 
重金，誰知此人，將匿苏丹之处吿 帖木兒 ，苏丹卽因此被害。 

帖木兒 旣杀苏丹，于是入据 撒馬尔罕 ,幷納苏丹之妻为后。 
此妇人，現在仍为 帖木兒 之正后，称为“大夫人”。“大夫人”願人 
称之为“大王后”或“大皇后”， 帖木兒 自据有 撒馬尔罕 时起逐漸 
收复 呼罗珊 全境，而 呼罗珊 之得以迅速占有，則由于其地之統治 
者，兄弟二人互相攻伐， 帖木兒 便乘机收集二人之部下叛將，而用 
以收服 呼罗珊 全境。 帖木兒 帝国之基础，其建立之經过如此。 

帖木兒 多年以来，卽与名 沙烏可 （如 Vko ) 者結为盟友。 沙烏 
可为 察合台 族宗王，素以勇敢著称， 帖木兒 以妹妻之，幷畀以宮內 
要职。 帖木兒之 妹，生子名 知汉沙 ( yman ? a h )， 此人現任全軍統 
帅。 知汉沙 乃 帖木兒以 下最有权势之人，在 帖木兒 軍队中树有深 
厚之势力;全軍上下对之極为拥戴。 

韃靼人之来 撒馬尔罕， 以及 察合台族 成立之經过，現在無妨 
加以叙述。13世紀初， 韃靼 境內有一大首領名 成吉思汗 ,其字訓 
为“世界⑧之宝庫”。此大汗曾呑幷亞洲西部之泰半，残后遺子四 
人，卽 术赤 ( Juji )， 察合台 ( Gagatay ), 萬闊台 ( Ogatay )， 及 拖雷 
CTuluy )， 四人乃亲兄弟。 成吉思汗 生前已將所占領之土地，划分 
与 四子。 察合台 所領之地，則包括 撒馬尔罕 在內。 

成吉思汗曾 严切囑咐各子，互相爱护，万不可自啓 衅衅; 自相 
征伐，定招大覦。 察合台 为人果敢、严厉、而头腦頑梗，同时嫉視各 
兄弟，因之不久卽与弟兄間發生冲突。 撒馬尔罕 城某將,乃將察| 
台杀害，傾向 察合台 之臣屬，亦遭淸除^乃由 撒馬尔罕 之某將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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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位。不过察全登之后裔子孙及本族，仍能繁衍此間，皆拥有相当 
的資产。⑨ _ 

星期四，留于开石城，星期五午后动身，夜半在道旁一材住宿。 
星期六 （ 8月30 H ) 行抵帖木兒建于河岸上之华丽行宮 Q 入內停 
息。行宮后院有寬大而美丽之花园一座，午飯卽开于花园中。飯 
后續行，至晚間，停于一大村內。此間距 撒馬尔罕 城只15里，村名 
麦塞尔 ( Meser) Q 一路上，任导引之 米兒咱 •包咱，卽于此处辞別， 
按理,旣然行至此处,續行入 撒馬尔罕城 ，已然不成問題，佴入城之 
事，尙須候 帖木兒 之命。 

米兒咱 • urn 已預遣人向 帖木兒 报吿使团已到之消息，次 早啦 
木兒之差人来寓命使团准备入城。全体人員連同埃及專使在內， 
將一齐被召見。于是全体集合于 麦塞尔 之花园內，等候引見。屆 
时將有® L 官来导引前往。 

8 月⑽ H 移至預定之花园內候命，花园長約10 里； 其中遍植 
果树,有水池6座，随地可見流水 淙淙； 路旁树木，濃蔭蔽 H ，各处 
之道路，四通八迖。园之中央，堆有假山一座。山势高峻而山頂平 
坦。各方之建筑，閃耀夺目。所修之亭、閣、台、榭，莫不爭奇竞妍， 
艢壁之上多鑲湖金碧色琉璃。前面曾提到之假山，四圍引水环 
繞，凡欲登山者，須先过一通路，而后拾級而上。园內畜有羚羊多 
只。 

花园之后，則見一片菊萄园，其面积之广闊与花园之大小不相 
上下。葡萄园与花园之間，隔以長列树林，有此陪襯，其景色益覚 
明丽。葡萄园，名 塔立廈 ( Talicia ), 花园名 哈罗維特 @ ( Halvet )。 
停居花园之际，所有飮食休憩之事，皆有人招待。又为我們在溪 
头上建起一座帳幕。使团在此，直歇到9月4 H 。 是 H 帖木兒 族 
人一位宗王来吿，帖木兒正在延見金帳汗国脫克迷失的專使，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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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覲見，还要后延数 H , 帖木兒 命盛宴款待。齓官宰羊若干， 
加以烤燒，又杀馬一匹，治备米飯以作使团饌食。 

宴会之后，来使以 帖木兒 名义賜本人帽一頂，綉金哈达一方， 
馬兩匹。候到9日8 R ， 帖木兒 来命入 撒馬尔罕 城，按此間習慣， 
使臣于覲見之前，先領受若干日之恩賞款待，使臣愈被重視，所受 
款待之时日則愈長。 


③ 原注： 阿剌伧及波斯学者于 地学書 上曾論及鉄門 （ Demirkapr )， N 刺伯語 

- - - - - - - . . . .. - - --- 

称之为匕布 • 哈底德 (Baba hadid ) 0 波斯語称之为 帶兒斑底 • 阿黑南 (Perbondi 
Aheuin ) 者，卽为此地。 

又鈞案 gjgggg 上，亦曾述及轉門，謂“座南距生 iso m ， 生或 曰运达， 
m , 居 独莫水 南， 康居 小王苏雜城故地，西150里, 距那色波 (尼沙波)北200 黾 屬！。 
南400里 吐火罗 也。有鉄 門山 ，左右唼峭，石色如鉄。为关以限二国。以金網闽'北 

卽酉游記之碣石鉄門。西域記亦謂羯霜那国东南，山行300余里，入鉄門。闸旁石壁， 

~ ' ' - j ~ ■ 1 _ ■ — ■ _— 

其色如鉄。旣設門扉，又以鉄錮。多有鉄鈴，悬諸門扇，因其除阆，遂以为名。 ng *： 
堪石在 撒馬免罕 囲南60里，又西300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行二、三里出峽口，有 
石門色如鉄。番人号为鉄門关，詢之西人， G 誠有門，今則無矣。一一元史譯文誑补 L 7 
卷，407頁。 

⑨鈞注： Derbent 旧譯名打 耳班 ，譯义为“門”，盖里_海拽濱，北踰 高喀斯山 之耍 
道。古时 g 于此筑牆，吼直鸣劈北部族来扰之路。如中国之县喊。 打耳 班其通行 
之地也。今西圖 曰 得尔 奔特 ，哲別由西域北征闽速，卽由茲路。 g 所謂繞； 

田吉思海，展轉太和岗，卽汾高喀斯山也。元史譯文証补26卷卷下，389頁。 

■ ■ * --— — -- 

③ 鈞注： 原文为1500程 CFersah ) ,每程之長，按中国黾数，計約 ] 0里。此种 

計箄方法，馮承鈎氏于其所譯之多桑蒙古史附語上，亦有同样之意見。至于鉄門关与 

得尔貝特 之間，絕無15000里之遙，恐原文“程”字系“哩”字之誤。 

@ 原注： 开石 ( Keg ) 于12世紀之时名菜城或 綠色之城 云。 

又鈞按西域古地考 謂：“…… 碣石，谒石忮沙，羯霜或称史皆一音之轉，居独奠 

_ -- r ■"■ * 1 ■ - 1 ■ 

水南一元史譯文証补27卷卷上，407頁。 

⑤ 原 注:实 际上，帖木兒死后，幷米葬于此城，其陵墓在 撒馬尔罕。 

⑥ 原注： 此处所指之^：_，大約系指苏丹 爱密耳 • 胡辛 (Emir Hiiseyin ) 而 
言，按爱密耳 • _自1360年至1369年曾为撒 馬尔罕 之統治者，轄有东起河中 
(Maveraun nehx ) 西至@_之地。此境6 1227年 成吉斯汗 死后，曾划典次子 
察合台 ，幷以 撒馬尔孥为 汗国之都会; 察合台 之后裔餒任汗位約50年之久。于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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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乃于 察合台 人之 哈贊 汗 ( Gazan ) 朝繼位 0 瘦贊朝中曾有一部長入銳汗位，包孝卽 
此部長之孙，其先曾以 巴里黑 ( Belh ) 为都，胡辛汗曾以女妻 帖木兒 ，然終不免于1部9 
年被其所杀。 

, ⑦ 原注; 帖木兒 之幼子 沙哈资 ，其母名 麦黑里班 ( Mihriban ) 者，为 察合台 人哈赞 

汗之女。1869年胡辛汗失敗之际，此女正在內宮，不知卽系此后否。 

⑧ 釣注: 成吉斯汗称 名之义， 其說 不一;有謂称“坚强”之义，吉思为多数,言众 
汗之汗也。 一曰: “成”大也，吉思最大也。—曰；卽“天子”之义。別有蒙古 人云: 卽位 
时，有孔雀飞至，掁翅有声，似“成吉思”音，故以定称。 薩囊薛珍 云:有烏鳴声似“成 
吉思”，鳥集方石，于石中得玉印，印背有龟龙形。 一曰： “成吉思”卽直墨”，言“海’’ 
也，拉施特修史則有釋义，其 言曰： “成”为“力蛩坚强”，吉思为多数，当 王罕 灭时 , m 
闊出卽創此論，迨虎兒年卽位。以 古兄汗 曾为 扎木哈 窃号，不逾时卽敗，故廒 古兒汗 不 
称，而从闊閎出之言，称“成吉斯汗”——元史譯文証补卷1下53頁。 

义法人伯希和氏有成吉思汗名号之考証，載于亞洲通报，亦可供参考。 

■ 一— 1 ------ 1 

⑧ 鈞注： 关于 察合 台之为人，各書皆跋艽性严，而持法不阿《 故成 吉思汗 命之 
掌管法令。但無嫉視各弟兄，及發生冲突之事，其弟 窩闊台 之得繼任大汗，乃由彼之 
推讓。且其弟皆尊敬之，有大事必詢其意（見217頁)。而^^嗜酒， 
与其諸兄弟同。 窩闊台 死后， 察合台 与諸王共議决 秃剌乞納 监国政， 不数 n ， 

. 察合台 死。其得疾时，其亲信臣为突跃人共其波斯医診之，及室竟贪死， 察合台 之 
一妻，名 也速倫者 执此二人杀之，井及其弟， 察合台 后人君临 突厥靳單 ， 河中 之地， 
迄于14世紀中叶因君位之繼承，內乱时起，为帖木兒灭(見多桑蒙古史220頁)。 

⑩ 原注： 塔立廈 一名之意义，不得其解， 西班牙 原文上为 哈罗雑 特 （ Holvet ) 之 
字，原为 Oolbet ， 此字或許为 GSlbe 或 Giilba 和之字，按 Giilbage 意为“玫瑰园’’，莖 
譯本上則为 Holnet 之字，其意为“別墅”或“游憩之所”云。 



第十二章撒馬尔罕(一） 

9月8 n (星期一），离別多日以来所居之花园，穿行一片卒 
原，进入 撒馬尔罕 城。此城四周，有园囿及住宅环繞。城中辟有街 
道及广場，街市之上，百貨杂陈， 帖木兒 居于距城較远之宮內。使 
团一行人于早晨9时，行抵宮前。宮艢之外，卽为御花园。宮門前 
有迎宾館舍；使团一行人，卽在該此下馬。有宮內二貴人迎上前 
来，將貢品接收过去。此二人为負貴裝飾貢品之官員，預將各地貢 
物加以裝点妥当，再行敬呈帖木兒，我們当將貢品遂一点交。苎 
g 專使亦將苏丹献来的貢品同时点交。 

貢品淸交之后，招待人員，在使团毎人之左右，用肘攙扶我們 
过一高大之宮門，进入一座花园。此間影壁,皆由金碧色琉璃堆砌 
而成。词門之前，立有执兵器之衞士看守，因此凡人不得随便入 
內。园門之外，兩旁道上来看使团親見之覌众，遮山遮海。 

行入花园之后，見有大象6 只； 象背之上备架木楼一座，木楼 
前插有旗帜二枚，楼内有象童导大象作种种舞蹈，幷演出許多引人 
發笑之把戏。使团一行人員一面覌玩,一面前行，行至点收貢品之 
官員前。此时各項貢品之裝璜，已然与前大不相同，已被裝点成極 
其完美之形式，分由宫內員役以手捧持，我們至此，稍作等候，因入 
宮親見之事，尙須报吿宮內高級官長，由其引导。不久有高級官員 
走来，穿肘扶掖我們前行， 帖木兒 从前在 安哥拉 派 往卡斯提亞 之專 
使，現亦在我們一队中，因所著之服裝与我們一式，所以引得其同 
事大为發笑。漸漸行进，至宮內大臣之前，此人为 帖木兒 之妹婿， 
年紀已經很老。坐于一高座上，各人对他極端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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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从一座便殿中走出几位王孙，据說皆系 帖木兒 之孙，我們 
当进前向之施釓致敬。王孙索 西班牙 国王上 帖木兒 的書表 ( na ~ 
me ), 其中有 米蘭沙 之子，王孙 哈里勒 • ^(Halil Sultan ) 將表接 

过，送到里面去。其他几位王孙追随在后，在此又候片刻，最后有 
人召我們入內，向前苒进一 層殿； 殿門之高大与外边之宮門 相仿^ 
啤自己端坐在殿内之宝座上。 f 

帖木兒 面前为一座噴水池，池內紅色金魚，游来游去。池之中 
央，有噴泉，泉水噴高如柱。 帖木兒 之岽座，上鋪裀褥，后背垫以靠: 
枕，坐褥及靠枕皆綉有花紋。 帖木兒 身被素緞袍，头戴一頂白色高 
帽，帽前綴以宝石，石旁也有珠玉。璧到 帖木兒 在上，我們立刻兩 
膝跪下，兩手交叉附在朐前，俯酋敬拜，起立向前行一步跪下，再 
拜，再向前一步跪下。 帖木兒 命我們站起近前，此际一路上作导 
引之官吏，皆远立在殿外。因此輩官吏，不得走近 帖木兒 之前。 

帖木兒 座前有侍衞总管 三人: 一名 沙麦立克 • 米兒咱 ( Sah ~ 
melik Mirza ) ，一名布隆大•米兒卩肖 （Burunday Mirza ) ，另一名努里 
T - 米兒咱 (Nuridclin Mirza )。 三位总管立刻迎接过来，以肘扶 
掖我們走至 帖木兒 座前跪下。 帖木兒 又命我們站起，走近其面前， 
帖木兒 因为年老，目方不济，&所以命我們临近，以便看得淸楚。 

按此間沒有吻手之齓，倘有吻及尊長之手者，皆認为失齓。所 
以 帖木兒 不曾伸出手来容我們一 P 勿。 帖木兒 先間西班牙国王的健 
康。其詞为“我兒， 西班牙 国王的健康如何?”我們当代国王候問其 
康健，随后致詞，陈述来意。当我們陈述之时， 帖木兒 傾听，及聞言 
畢，轉头与跌坐中之大臣講話。据后来有人吿訴我們，与 帖木兒 談 
話之大臣中，其一为 韃靼斯坦 汗 脫克迷失 ,另一@是 撒馬尔罕 省 
長，系變^族之宗王。其余 f 系皇族中人。 

向他們講完話后，轉过头来 講道: “此人卽是我兒,西班牙国王 




所遣来的專使。 西班牙 国王，为富浪諸国中最大之国王，最富强之 
民族，且为一有名之国家，此次来觀見，我將答以詔書。 西班牙 国 
王只奉来表文卽可，無須乎献納貢品，只將其安好之消息傳来，卽 
足使我解慰，此外我对之別無他求”云。 

卡斯提亞 国王命我們齎送之表文，現握于 帖木兒 手中 M 員 
洛芳庇斯 及通譯一同近 ㊄ ，由 阿洛芳庇斯 讀原文，通譯在旁譯出。 
讀畢， 帖木兒 謂:“將来需要再讀一次时，仍將召 阿洛芳庇斯 前来，” 

等語，我們此时起立，有侍役引至帖木兒御座之右方座位上。此座 

* ___ _ 

先为中国⑧帝国 （Katay ) 之專使坐③处,中国專使来此之使命乃向 
帖木兒 催納欠貢， 帖木兒之 左右原曾考虑到我們应坐之地位問題， 
近侍將我們排列在中国專使的下酋。佴 帖木兒 不願我們坐在下 
首，命移坐上首。落座之后，有王公一人走向中国專使之前，傳帖 
木兒之旨 •/ 帖 木兒 現与 西班牙 国王亲善， 帖木兒 待之如子。視史 
国專使如敌宼，为帖木兒之敌人，今 H 特引見 西班牙 使团于中国專 
使之前者，卽以示 帖木兒 不悅中国之意。关于 帖木兒 与中国之交 
涉，应俟其恩典，不 H 將予解决。佴今后中国無須再派人来此催索 
貢賦，因此种种， 帖木兒 已將对中国專使之恩賜寵遇，轉賜与西班 
兰使者云。”王公傳命之后， 帖木兒又 命通譯將原文轉譯給我們 
听。④ 

中国皇帝名 九邑斯 汗 (gayis Han ), 其 意为： “統有九邦之大 
帝”之謂。韃靼人則称之为 通古 ，其意为:“嗜食豕肉 
之人”，昔 H 帖木兒 对中国称臣納貢，現在則拒絕之矣。⑥ 

当坐于 帖木兒 之下面后，曾見有不少的使臣,来自各国，聚于 
汗廷之上。同时， 帖木兒 有声望之臣屬，我們也會会到。不久，卽 
有內侍排起宴席，所列饌食，皆以羊肉及馬肉为主。分盛在帶柄的 
巨盤中。帖木兒每吃一道菜后，其面前之菜盤，立刻撤下，另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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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端上。惟菜盤旣巨大，而所盛之菜食又丰富，所以侍者抬举不 
动，往往就桌面上推过来。 帖木兒 所吃之肉食，皆由内恃在旁切 
割，侍者跪在巨盤之前，持刀將肉食 切碎; 其前身皆着有罩衫，兩肘 
上帶有皮袖套。 

所切之肉塊，分別敖在金銀盤內，此类菜盤之价値皆極貴重。 

人素以馬肉为上品。其上菜之法，系先在金銀盤內分別激置 
羊、馬肉排成■一列，再加滿闵湯，遂卽按人分送面包。如此准备好 
之后，在座之客人，每二人面前，放置盤一只^ 帖木兒 为厚待使团， 
所以命人在我們面前摆上 双盤； 盤內之菜食尽，立刻又添滿，最后 
剩佘之食品可以携回食用。倘若違反此例，則在席上为失敬。因 
此，我們在每盤菜食畢后，卽將菜盤交与随从之僕役。倘随从僕 
役，当眞將每盤內刺佘菜食皆携回寓去，則其量之多，足敷使团人 
員食用半年之久。 

飯后，又捧上 果品; 我們选擇菊萄、甜瓜、及桃子等为食。又見 
捧上金銀盞，其內貯滿甜味之馬湩。此为夏季最可口之飮料。御 
前宴会旣罢， 帖木兒 將所齋来貢品，当众拆閱。埃及苏丹所献的貢 
品,亦同时送来。繼又見有名馬300匹，在殿前牽过，此为某宗王 
所敬献之社品;如此逐項于我們面前表演过后，宮內人員引使团还 
寓所，幷派王公一人任招待我們之虬官。 

齓官对于使团之飮食起居，以及一切事务，皆極周到，可称为 
無微不至，使各人之生活上感覚安适。其本人为 帖木兒 之宮門官， 
掌管外来使节食宿之事。此次奉派来招待我們，由其导引，我們得 
于华美之花园內下榻，此处距离 帖木兒 之皇宮極近。据 云:帖 木兒 
在我們返寓之前，便將 西班牙 国王进献之貢品閱过，幷且表示滿 
意，曾自貢品中剪开一匹紅色衣料，分賜与諸夫人作衣料;其中之 
一大段，則賜与大夫人。帖木兒此时与大夫人同居于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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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 帖木兒 尙未將埃及苏丹所献 ◎ 之貢品过目，因此赛爸之 
貢品仍原封未动，大約3 H 之后，方才拆視。因 帖木兒 習惯如此， 
一件貢品，未經視閱，須候至3日后，方再过目。 

帖木兒 第一次接見我們之花园及皇宮名 底来庫沙 ⑧ ( Dilkii - 
ft )。 花园之內外各处，皆立有素緞帳幕。他接見我們之后，繼續 
在园中住了若干 H ,又迁往其他附有美丽花园之皇宮居住。 

其宮內之工程，尙未完竣，已經命名 为巴只那耳 ( Bagecin - 
犯)⑨。 帖木兒 在9月15日（星期 H ) 又往另一去处住。虽然如是， 
此宮之都丽华美，亦可称为講究万分。 

帖木兒 曾在此园之中賜我們以盛宴。参加宴会之人尽系大臣 
及貴妇。园內龐大而广闊，其中盛植果树。林木之中，辟有寬路。 
路旁鋪以綠草，园內遍張天幕,借蔽烈 H 。縱幕之上，間或有錦綉。 

御花园之中央，有十字形之寢宮一所。宮內之陈設布置，自極 
富丽。壁上悬名貴之地氈，宮內正面3間，皆为寢宮。有綺花之門 
帘悬于門口。門帘之高約一人身長，其寬有3人之臂長。宮內之 
床上,鋪有绣花裀褥， 帖木兒 常宿于此間。宮內之四壁，悬以絲幔， 
顏色取玫瑰色。其上有錦緣及宝石珍珠之屬。天花板上悬有綠滌 
帶，微風入室，綠滌飄蕩，使宮中增加無限美趣。寢宮之入門处，有 
上罩挂帘之房障一座，其带悬在一根纏有綠綫之棍上。此宮之兩 
廂,其陈設大致亦如此。地面上皆鋪有薄席及地氈。 

寢宮之前，十字口上，放置金質長桌兩張，桌为純金所制，其長 
約5尺，寬約3尺。桌上陈列純金酒壺7把。其中之兩把，鑲有珠 
宝，壺盖系紅宝石所琢成。其旁有酒盞6只，其一之边緣处，鑲有 
珠宝，幷以顏色鮮艳而有兩指寬之紅宝石为里。 

帖木兒 在此間所排之御宴,亦曾召我輩参加。是 H 通譯未能 
及时赶到， B 致有誤赴宴之时。及进入宮內之际，帖木兒之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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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 帖木兒 以此宴專为我們而設，对于耽誤我們赴宴时間之通譯, 

貪駡甚厉。 

当有 帖木兒 御前侍衞,將通譯提到。 帖木兒 見之，大为震怒， 
謂:一切延誤責任，皆应由其負之。命人刺穿其鼻，拴以絲繩，引之 
流放远方，以作玩忽职务者戒。左右立將通譯之鼻捏住，卽將行 
刑。嗣經 帖木兒 面前大臣代为哀求赦免，通譯方自临刑之时遇救。 

我們虽然因迟到而誤过宴会，佴宴后之娛乐，仍被邀請参加。 
又有內侍送来羊兩只、酒兩甕。是 H 不幸，未得及时赶到盛宴，失 
却良机;聞宴上曾有在朝之重要人物全体参与，幷可借此机会以覌 
光內宮，因帖 木兒已 特准我們瞻仰各宮殿之华丽建筑，欣尝御花园 
之景色。 

9月22日（星期一）， 帖木兒 离开 底来庫沙 宮，又赴一宮居 
住。此宮亦位于一座廳大花园之內。园艢高峻，四角建有戍楼。园 
中央有十字形之行宮一所，宮房之四周为池水环繞,花园布置之美 
丽，为他此所未曾見者。宫室建筑上之講求，亦超乎寻常。以上所 
述之宮殿及花园，皆位 撒馬尔罕 城外。最后所述及之行宮名巴奈 
鍵 ( Bagrnev ) 宮。 帖木兒 在此宮內，亦曾賜宴一次。参加此宴之人 
甚多。 帖木兒 在宴上,特許备人敖量痛飮，因其本人亦將飮酒。据 
云此間無論何人，若不得 帖木兒 之特許，一槪不准 飮酒; 無論公幵 
宴会上或私下之聚飮，皆所禁止。按韃鈕人的習償，飮酒皆在飯 
前，飮时顧迅速，于是酒醉得亦快;宾客飮酒而未醉，好似对主人不 
恭。 

宴会上奉酒之內侍，皆跪于与会之人前；举盞奉敬，宾客飮干 
之后,立刻再敬滿。侍者偶有疲乏者，則由其他侍者，換班遞充。 
每盞以一次飮畢为度，一次不能飮畢者，則侍者不再將酒敬滿。每 
位客人之前，有侍者二人服侍。凡参与宴会之人，不得拒而不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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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而不飮者,据謂卽表示对賜宴之主人帖木兒大不敬。 

每次捧盞欲飮之前，先祝“帖木兒健康”，或“ 帖木兒 在上”之 
詞，然后一吸而干。凡能依此形式而豪飮之人,皆被誉为“巴圖魯” 
( Bahadur ) ，訓为“勇敢而有豪量之人”。 

今曰早晨， 帖木兒 遣人送来酒一大瓶，其意，在使我們于赴宴 
之前，卽預先飮下酒，以免在席上，有飮酒不足之感。 帖木兒 本 H 
之盛宴，我們亦蒙召去参加。酒后 用飯； 飯罢，由宮內高級官長 
捧来銀盤一只，盤內滿盛銀錢，⑨ 帖木兒 取之以抛撒在座各人之身 
上。盤內所余之銀錢，皆由內侍塞入我們袋內。又取来哈达，賞賜 
各人。临行辞出之际，又命我們明日 迪宮与 帖木兒 共食。 

9 月 23 H ， 帖木兒 又移往他宮，此宮距 底来庫沙宮 不远。 
帖木兒 在此間排下盛宴。赴宴之人，多为軍中重要將領。使团人 
員亦承其邀往参与。此宮及花园之壯丽，不下于其他各宮。本 H 
帖木兒 精神偸快，飮酒甚多。赴宴之人，皆解怀暢飮，菜食亦極丰 
富。其中以馬肉及羊肉烹調菜食为多。宴罢,一齐向 帖木兒 謝辞， 
返归距离此宮不远之一館舍內休息。本日参加宴会之人，数目过 
多，园內几乎容納不下。正在园內飮宴之际，烈風吹来，灰塵俱至。 
我們从首至身皆落有灰麈。 

以上所述之各宮及花园，皆为 帖木兒 之所有，散处于 撒馬尔罕 
城外不 g 之地。禁宮之后，有河名$!立_奔卿 （办 i ： ef ? aii) ; 支流数 
道，分注各处。 

帖木兒最 近在平原之上，建起营幕,調来大軍，屯住于此。啤 
木兒及其妃嬪，也將移住大营內。大軍已經陆續开至。各部落皆 
按照所指定之方位，安立营寨。現在各箪士卒，正忙于安营。上自 
軍中主帅，下至各营士卒，皆忙于安置自己之帳幕，了解备部落之 
位置。近三、四 H 中，已建立帳幕2万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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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幕之間,曾見有許多随营飯館，及肉店多处，幷已开張营業。 
此項商販于士卒之間，轉来轉去，卖熟肉及烤肉；幷有出售飼馬之 
大麦，亦有售卖果品者;面包师升起面包爐烤制面包，其他百工杂 
艺，莫不忙碌于其事务。浴池之伕役，修好热水池，以木板圍起洛 
室多間。經营生意之人，亦在大营內，立有帳幕。为便于众人寻覓 
起見，各行生意，皆就指定地址設肆，此际各人皆忙于自己之营 
業。 

帖木兒 指定一座位于花园內之房舍,作使团人員館舍。其地 
距离大营亦不远，同时，距 帖木兒 之花园極近。 

9月29曰， 帖木兒 自大营返归 撒馬尔罕 ，行至城門附近某別 
墅內駐下。城边之別墅，皆为大夫人之玩賞而建立者。大夫人之 
母，最近逝世,卽埋在距別墅不远之此。上述备別墅，倍極宏丽，其 
宮室之間，彼此远远相隔。不过其內部之建筑工程，仍在进行，你 
未完成。 

帖木兒至 別墅之后，又設盛宴，曾邀我們作陪 ， 因有新至之使 
臣，特为款待之。新来使臣之中有一系来自鄰近契丹 ( Katay ) 境 
者。昔日其地，亦隶中国之疆域內 Q 

新至之使臣，各人服裝之式样，与众不同。使团領袖，身着翻 
里大 皮袍； 皮袍已旧，毛多脫落。头戴之帽,有帶連系于 胸前; 帽口 
奇小,大有在头上戴不住之势，因此用帽帶絆系胸前。使团随从人 
員之服飾，大体如此，一律身披 皮袍; 倘將其服飾加以正确之描画， 
則与方离开火爐之鉄匠的打扮相似。 

新来使团所携至之貢品皆为珍貴之皮貨。使团中人，皆为藎 
督敎徒，此次来覲見 帖木兒 之目的为請求派 脫克迷失 汗之族人往 
治其地。 

当曰进宮之际，帖木兒正与赛夷⑯族人作象棋 （ Satmn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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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所謂赛夷族人者，卽指聖裔,或称为 穆罕護德 之后人而言也。 
所以当时 帖木兒 幷未点視新使齎来之貢品。 

10月2日(星期四）， 帖木兒 又邀赴一花园內参加飮宴，此花园 
为負貴伴随我們之宮門官所管。使团自从到此地以来，負責招待 
之齓 官卽奉 帖木兒 之命，按招待其他富郞人⑪之例，每 H 备酒，以供 
飮用; 不过我們于 帖木兒之 前，不慣用韃钮式之飮法，此事为其明 
悉之后，所以特准随便食飮，不必拘泥当地習慣。今 H 席上，又宰 
馬、羊各10匹，以作丰富的饌食。飯后，又賜金錦的哈达多方，走 
馬各人一匹。上述所 賜之物 ，皆出于 帖木兒 之恩賞。 


① 原注: 此时 帖木兒 年 B 七十矣。 

⑧鈞注：中古世紀 M 域及欧洲各地多以契丹称中国）可参閱中西交通史料匯緝 
卷三 ）0 

③ 鈞注：我国与帖木兒之往还，早自明洪武二十年 （1387 年）卽开始，明書 

- 一 ■' 1 I 

載 ，洪武20年， 撒馬尔罕 国王 帖木兒遣 使貢駝馬,詔厚賜之。22年 （1389) 貫馬。24年 
貢海靑，賜敕麥予之。27年〔1394) 帖木兒 遣使 迭力必失 奉表，貢馬二百匹，表曰 ：“恭 
維大明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宏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成知，上欲平治天 
下，牿命皇帝出脊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然天鏡，無有远近，成照临之。臣 
帖木兒 ，僻 在万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起越万古，自古所無之顧，皇帝皆有之。所未 
服之国，皆服之。远方筢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乐，少者無不長遂。善者 
無 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惧。今天施恩远国，凡商賣之入中国者，使覌覽都邑城池，富貴宏 
壯，如出昏喑之中，忽覩白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劳問。使站相通，道路無壅， 
远国之人民，成得其济，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聞茲 
德音，惟知欢舞感戴。臣無以报恩德，惟仰天 祝頌: 聖寿輻祿，如天地达大，永永無棰。” 
又 洪武 28年 （1395) 敕遺給事中傅安等使西域留 撒馬尔罕 。至 永乐 5年 (1407) 方由 
头目哈里令虎返达送安等还，且貢方物，厚賜之，賜安等衣。安 等言： 《帖木兒本元駙 

■' 1 ~~ - 1 — ■ ■ '■ ■ — I --- --- 

馬，卒，孙哈里嗣云。”由此可知，自1395至1407年留于 撒馬尔罕 之中国使臣，为給 
事中博安等 C 可参閱明書167卷3303頁)。至于侮辱中国使臣之原因，据布哇氏猬； 
“系由于 帖木兒 夢想統治全亞細亞，自1404年凱旋 撒馬尔罕 以来，他卽計划脫离中国 
之壩藩关系，幷想使中国归向伊斯蘭敎所致云。”見帖木兒帝国第八章570頁。 

④ 釣注：此节 張星煩 氏根据 o . R . Markhan 氏之英譯本譯之 如下： 

“导大使等至主人房右边，有役 A 持使者之手，引坐于契丹国皇帝 朱四汗 (Ohnyis 
Can) 使者之下 ,帖木兒 昔尝納貢契丹,使者兼来責貢賦也。 姑木兒 見 西班牙 豬使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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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之 T， 乃命改坐于契巧;使者之上， 而契丹 坐于其下，役人傳聲主專之命来曰： 
‘ 两班牙 国王，吾之友也，其使者当坐于上，契丹国主为奸 惡賊， 吾之仇也，其使者当坐 
于下。自是之后，宴会引見，席位皆当如是。’役人使譯官 吿西班牙 大使以 帖木兒 之 
命。”見中两交通史料匯編第2册 3S9 頁。 

' ⑤鈞注:按 通古斯 ( Tanguz) 之名，原为 土耳其 神之 雅庫特 人 (Yakut〕 輕侮其鄰 
族之称 “4R”（■Damnz, Tmrniz) 之义也。至17柑紀三傳至 俄国 ,由此复傳于欧洲， 
遂以为亞洲北部住民通古斯之总称矣（見白烏庫吉氏之东胡民族考18頁）。 

又 Oayis Han 或 Ohnyis can 之义， 張廬煩 氏之譯文 如下: 

“契丹国皇帝名 朱四汗 ，盖九国之义，唯 察合台 国人称之为‘啕格司’，“猪皇帝”之 
义也， 朱四汗 为大国之主， 帖木兒 昔尝称臣納貢，今不肯再納矣。”同 上書。 

⑥ 原注： 成吉斯汗 予1227年死去之后，由窩闊台繼为大汗。再傳拖雷为和林 
之主。至拖雷之子， 忽必烈 繼为大汗，方征服中国全境，时 馬可孛罗 正在汗庭执役, ^ 
合台族人之于 撤馬尔罕 者,向有納貢上都之例。及;1370年，$室光复芬土，重主华 
夏， 帖木兒 卽向之称臣納貢。至1404年，明成祖(永乐二年)繼位，后一年，責艽納茛， 
帖木兒 乃留置中国使臣不遺归，1405年，又举兵东侵中国边境，惟行至 兀答剌兒 得疾， 
死于途中。 

⑦ 原注： 据叶澤里阿里 （Yezam Ali) 所記載 :“ 帖 木兒 接見 埃及 ， 西班牙 公使 
情形 ，謂： 帖木兒 对于来自 伊斯蘭敎 国家之使臣，其引見之典齓，尤为隆重云。幷謂 
埃及使臣名 曼哥里布哈伊 (Mangali Bugoy), 此入曾任死去不久之接及苏丹 g 卷疼 
(Berknk) 之営内大臣云。” 

⑧ 原注： 十五世紀末年之 巴卜底来庫沙 宮 C ^ abiii ； Oil Kiisa ) 及巴 R 那兒 

(Bagi Cinar) 屡見关于 撒馬尔罕 皇帝之記 載上。 所 謂底来庫沙 営卽位 于撒馬尔罕 之 
弗盧茲 ( Fimz ) 門外之东部^~ — 

⑨ 原注: 帖木兒 所散之錢，据云保唐哥 (Tanga) 錢（鈞案波斯称 中国 人为唐哥 
子，或唐家子），係銀質之小錢云。 

⑩ 鈴注： 帖木兒 曾將当时社会之階級，分为12級。他旣然表示信仰 伊斯闞敎 
的热忱，所以將賽夷族,傳道师，及律士等，列为第一級。可見他对聖裔之敬重（可参閱 
帖木兒帝国60頁）。 

⑪鈞注：近东之回敎徒向称欧洲人为富郞人 （Frank) 云。 


▼ 



10 月 6 日，帖木兒在大营內賜宴，邀我們前往参与。是日帖木 
g 之各位夫人及其亲屬、王子、皇孙、各軍將領、韃靼族宗王等，皆 
来蒞会。及抵大营，見郊外各方皆立有極壯丽之帳幕，大体沿載来 
夫珊河兩岸而建立 ， 其雄偉与壯覌，使人惊嘆不置。各帳幕間相距 
極近。多数帳幕，則接連在一处。內部一切，皆敞露在外。 

行至 帖木兒 汗帳之前，导引之人，領我們至一蔽蔭处稍息。此 
种蔭凉之处，系以綉各色花紋之材料所接成，棚之四角，以綫系住 
同样之棚幕，遍于园內各角落。面前一座高大而有四角者为汗帳。 
汗帳之高，約3根支柱高，自帳之一端至彼端之長度有300步。帳 
頂怍戍楼式。帳之四周，由12根巨柱撑起，柱上塗以金碧之色。 
所謂12根柱者，系指專撑住四周者而言。至于其中，則另有2根 
立于帳之中間。每根巨柱，皆由3截 湊成； 佴其湊合極为严紧，望 
之与一完整者無异。倘須裝卸，移动之时，則有形如大車之木台搭 
来，方能卸下。每根柱头，穿过帳頂，露于帳外。帳內靠近四壁， 
隔出甬道，每面之甬道，分隔成4廂，共用較細之支柱24根支撑， 
总計全帳內用大小支柱36根支撑，由500根紅色繩索系住帳角。 

汗帳之內，四壁飾以紅 色彩綱 ，鮮艳美丽，幷于其上加有金錦。 
帳之角隅，各陈設巨鷹一只。汗帳外壁复以白、綠、黃各色錦縱，帳 
頂之四角各有新月銀徽，插在銅球 之上; 另有类似望楼之設置，高 
出帳頂，有軟梯悬挂其下，可以自此爬出。在平曰，各望楼皆用綱 
盖住。据謂望楼乃預备修理帳頂时,供工人上下之用，万一有烈風 
將汗帳之任何一部吹坏，或支柱發生傾斜等事，工人則由軟梯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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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楼，加以修整。汗帳之形势高巍，自远而望,儼然一座堡壘。帳 
內之华美，自然超异 寻常; 地鋪以地觀，設有御座一張，其上复以褥 
三四条， 帖木兒 卽坐此御座之上以接見臣屬及外来使臣。御座左 
方，較低之宝座一張，上面亦鋪有地氈。再往左而更低处，又有座 
位一張。 

汗帳之四面，圍以絲錦，其色不一，上画牆磚形，牆头开有垛 
口。帳內每边之長，不下300步，其高等于騎馬之人。正面辟有大 
門，上挂緞幕；門幕虽大，佴随时可以閤閉。門楼位于門口之上， 

裝飾亦华美，此处为开閤帳幕之司閽所居之处，人称之为打簾楼 
( Seraperde) Q 

汗帳之旁，建有一座極講究之圓形帳。此帳之支柱，細似槍 
杆，穿过帳頂，露于帳外。四角由支柱搭起頂閣。支柱皆用繩索絆 
于木橛上，以保持帳幕之平衡。其能使帳幕平稳，而絲毫不动之技 
巧，确有令人欽服之处。圓形帳之四周由紅布圍成，虽不甚美覌， 
不过柱头上鑲有銀頂，其大小类乎胡 蘿蔔； 銀頂上尙鑲有各式宝 
石，光华耀目。帳后插有綉旗一列，微風吹动，飄飄揚揚，蔚为壯 
覌。圓形帳之幕門高大，經常关閉，輕易不开。帳幕之上，挂有門 

汗帳之旁，另有一座大帳，四角皆由繩索綷住，亦頗华美。其 
后有四座帳幕，排成一列，搭成—条甬路。由此帳可以通达彼帳，上 
面有帳幕遮陽。左近尙有其他帳幕多座，茲不贅述。距此不远，另 
有院落一处，四周用絲幔圍起，上繪以金碧色琉璃之画，幔上开辟 
窗戶若干，蒙以細紗，足以防止由窗戶出入之物。另一座院落之中 
央，建有高大帳幕一座，其高度及內部之陈設与前述者相类似。由 
紅綾幔圍其四周支帳之巨柱，亦由3截所凑成。帳頂上安置張开 
兩翼之銀色巨麋一只，对面数尺以外，在帳角处，有銀色小鳥3只, 



137 • 


有惧 E 鷹之捕從，振翼欲逃之神情，头部轉向巨鷹而望；巨鷹亦作 
櫻捕小鳥之姿势，所有銀鷹及小鳥做工皆極精巧，栩栩欲生。帳頂 
上之此种裝飾，似具深意。 

汗帳前边的通路上搭有遮棚一节，以免烈日逼射帳外之侍衛。 
遮棚亦由杂色綵綱結成，随 R 光之轉移而作伸縮，因此汗帳內，終 
H 不覚酷热。 

上述之兩座大帳，其一为 帖木兒 之后，或称之为“大夫人”者所 
居；另一座为第二位夫人，或称之为 “小夫 人”所居之处。① 

高大有如上述之大帳者，尙有第三座大帳。其旁亦附有普通 
帳幕多座，皆由一道牆圍在院內。其为遮蔽陽光而搭盖之天棚与 
大帳相同，只是形式上具体而微而已，一路走向前去，同样之院落 
共有11座。各院落帳幕之顏色或形式，容或不同，然其外牆，一律 
以紅幔作圍，幷有遮陽之天棚。各院落間通路之最狹此才能通人。 
上述各院落，有为 帖木兒之 后妃所居，有为 帖木兒 之孙及其妃主所 
居之处。王孙与妃主等皆 效帖木兒 之所为，不分冬夏，常年住在帳 
里。 

此外，我們尙見有帳幕一座，上复絨毡，其后則有4座帳，与此 
形式相仿。 

帖木兒 在午后所进入之汗帳，为众帳中最大者。卽在該处，召 
見我們。所賜宴食,多为羊肉、馬肉之屬,食畢辞归寓所。 

10月初之星期二所举行之第二次劳軍宴上，我們也被邀参与。 
帖木兒坐 汗帳中，賜食畢，由 努里丁 • 米兒咱 (Nuridin Mkza ) 及 
沙• 麦立克 • 米兒咱 Melik Mirza ) 代 帖木兒 頒發稿賞。 

帖木兒 所賞賜者为糖餞白果、杏仁及葡萄等，分盛在有托銀盤 
內。盤上加以絲 S 。 帖木兒本用此以賞賜宮內官吏。后亦賞及我 
們兩盤。临辞出之际，有内侍向我們周身散擲銀錢，其中亦不少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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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宝石之小金錢。照例犒賞頒發之际，卽表示宴席終了，宾客应該 
辞出。 

翌曰， 帖木兒 于其他之宴席上，又將我們邀去。無如是 H 風力 
剧烈， 帖木兒 留在宮中，未出;而宴席仍命人照开，我們謝过厚恩之 
后，未候开宴，卽行辞出。 

10月9曰（星期四）， 帖木兒 的次子 米蘭沙 之妃汗則黛 ( Han - 
Z ade ) 設宴来邀，宴設在妃主之大帳內。我們走进帳前之际，見帳 
外列有酒甕甚多。帳幕內部之陈設，亦極华丽。 

行抵帳前，妃主立命人讓进。我們于敬齓之后，对面趺坐帳 
內有宾客多人,妃主之侍役，槪为妇女，其本人之座位背上，放置靠 
枕数个，时正依枕休息。 

本 H 之宴，为庆祝 帖木兒 之亲屬某人举行婚虬而設。妃主疗 
則黛年在40岁，面黃体胖。面前陈有酒器，其中除盛酒类之外 ，豐 
苎人所嗜飮的“包咱” ( Boza ) 亦备; 此种飮料，系由馬乳所制成。妃 
主之旁有宮女歌唱，奏細乐。当我們入帳之际，妃主与宾客正在飮 
酒，妃主飮酒規矩,大致如下 •. 

由宮內齿長位尊之官吏一人及 帖木兒 之亲族靑年王公二人負 
責向在座之宾客敬酒。酒使每人手捧一盤，盤中之小金盞已注滿 
酒，身后有提酒壺之侍役，在后相随。酒使捧盤至妃主前时，先躬 
身3次，然后向其献盡,其次向在座各位夫人献盞。 

俟飮畢，由酒使再逐一將酒盞斂回，注滿酒后，再献飮。如是 
者数巡，迅速进行，酒盞不停地收来送去。各位夫人不进食物，放 
量豪飮。有时座上之夫人，亦向酒使劝飮;酒使受到賜酒之时，將 
盤放在地上，一口气將酒咽下，然后將杯底轉向賜酒之人，表示酒 
已飮干。 

妃主所举行之盛宴，帖木兒之大夫人亦蒞临参与。大夫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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飮酒之外，又飮“包咱”。飮酒之时甚長，嗣 蒙大 夫人命我进前，亲自 
賜飮一杯，我以生平滴酒不曾入口，謝辞。此际帳中在座之夫人，已 
有多人飮醉。妃主 汗則黛 与 帖木兒 系出同族，所以在汗公之前，最 
受寵爱。有子名 哈里勒苏丹 ，卽 米蘭沙 之子，为一年20岁之靑年。 

10月9 H ， 帖木兒 为其諸孙举 ® 行婚齓事，特排喜宴，預事庆 
祝。我們亦在被邀之列。席設在露天。 帖木兒 之大夫人,也来参 
与。所食之肉，所飮之酒，皆不計其数。赴宴之各位夫人，亦尽量 
暢飮。 

举行大婚之日， 帖木兒 曾命人召請 撒馬尔罕 全城之商人、工 
匠、珠宝商、廚师、屠夫、裁縫、以及其他的工艺匠人等，一律列会。 
来者皆集合于大軍所在之河旁。此輩工匠，商人皆在营旁，立起 
帳幕，銷售商貨，作生意。城中居民，已因此迁徙一空，在营旁另建 
起一座临时城市。 

此外尙有献艺者多人，設場四方，以供市民玩賞。与会之人来 
此后，非奉有 帖木兒 之命，不得随意走出。因此，所有城內工匠商 
販，皆携家帶产，迁移至此。 

各行各業之人为展覽其本行特色起見，或就帳前，陈列所售貨 
品，或搭起做坊、工場，以表演工作情形。全軍上 r ， 以及庶民百 
姓，或游覽此临时集市，或往覌玩把戏，于欢娛中排遣时光。 

帖木兒 又命人树起一座大絞人架，于使百姓縱精欢乐中，得見 
对于不知自爱，以身蹈法之徒，严加惩治。凡犯重罪者皆悬在絞人 
架上。 

首被送上絞架之犯人 为撒馬尔罕 前任省長底納 ( Dina ) ，底納 
为 帖木兒 汗国內最有名之人物。6年前， 帖木兒 出征之际，曾任命 
_为大法官，繼又任之为 撒馬尔罕 省長。 

及 帖木兒 归来之后，聞悉底納在任內擅作威福，对于人民殘忍 



* 140 * 

暴虐，濫用职权，立刻將其逮捕，由 帖木兒 亲加审問，結巣判为死 
刑，籍沒产業入公。 

帖木見 执法如此严正，震动此間各界人士，因其能严厉惩治有 
权势有地位者，如底納，实予枉法者以当头棒。同时有替底納講情 
者某人，亦被处死。尙有謀解脫底納之总管 布隆大 • 米兒咱 者，也 
受牽連。 布隆大 • 米兒咱 为援救底納起見，願納金40万披贊他⑨ 
( Pesanta ) 代贖其罪。 

帖木兒 首先表示允諾，將四十万披贊他收下，及贖金入庫之后, 
立刻將 布隆大 加以拷掠，追索其佘之財貨，至逼出最后一文时,方 
將 布隆大 处死。不过 布隆大 死于倒悬之刑。 

又 帖木兒 出征之前，曾吩咐一位宮內人員，备下3,000匹馬。 
及出征归来, 帖木兒 偵悉該員違命未备，于是亦將其 处死。 

帖木兒 执法之严，多类乎此。例如，高拾肉价之屠戶被处决。 
其他若鞋匠及工艺人，皆因不守法度，而受重刑。对于工艺匠人所 
施惩罰，皆在防止他們对顧客过度盤剝;倘若不然，此輩商販工匠 
更將任意高抬物价。 

_人中有地位者被处死刑时，方用 鎰刑。 至于一般人之死 
刑，多用斬首。因此一般人，对于斬首，多認为最耻辱之死刑。 

10月13以星期一)， 帖木兒 又举行宴会，我們亦被召去。及 
赴宴之时，汗帳之旁，又建起兩座帳幕。其华美，远超乎其他帳幕 
之上，为向来所未曾見之佳構。其內部之陈設亦極講求。帳之四 
角皆有錦綉,其华貴都丽，有出乎意表之感。 

帳之四周圍以紅綱，彩色鮮艳，上加金錦，益增其美覌。院艢 
較他帳为高。幕門之上，架有門楼，其形式較他处者为奇特，帳幕 
之各門前，皆扎有彩楼，上嵌金錦花彩。門楼之上曆，四周开窗•，窗 
上皆挂有一色之窗簾。外牆上所辟之窗戶，隔以細紗。院內尙有小 



• 141 


帳幕数座，形式亦極华美。距此不远之第二座帳幕，其外牆乃由名 
“刺桐”④之素緞所圍起。其楼閣、艢壁、以及窗戶等，皆与前述之帳 
幕同。院內尙有各形各色之帳幕多座，彼此通連，往来皆極便利。 

当曰我們拟往覌光上述兩院內之各帳幕，但未能如願，因是 
日 帖木兒正 在該处大宴群臣。次日我們再临其地，分別参覌各帳。 
見院旁又建起汗帳一座，其雄偉之形势，与 帖木兒 所賜宴之汗帳相 
彷佛，不过此帳系由白綾圍起，其上有杂色絲綱及錦綉。 

次曰为候开宴，于入宮院后先就遮陽之布棚下，稍候一刻。見 
帖木兒之 汗帳，及其他帳幕之間，列有酒甕多尊，其地不許任何人 
經过。兩旁有手持弓矢、腰悬利劍之騎衛守护。凡有行近此間者， 
無論其为何人，立加毆打。有若干人誤过其旁，竟被殿伤，甚至被 
击斃。 死者皆被弃尸帳外 o 因衛士奉有严命，凡有侵入此間者，格 
杀無論云。我們坐候之际，見候謁 帖木兒 者，頗不乏人。每个布棚 
之下，列有大酒甕一只，其大足有60加偷酒之容量。 

正在坐候 帖木兒 蒞临之际，忽傅来 帖木兒之 命，我們先往謁新 
自 阿富汗 来朝之王孙。此位王孙現 任阿富汗 总督。 帖木兒 不見王 
孙已7年，所以召之来。前二日王孙方抵 撒馬尔罕 ^王孙系帖木 
兒長子 只汉杰兒 之子, 粘木兒 所最鍾爱者为其長子 只汉杰兒 。及 
其故去之后，乃移其爱于此王孙，靑年王孙名皮兒 • 麦麦特 (Pir 
M©bm©fc ) 0 

王孙住一•座紅綾帳內。自己坐一矮座上，左右陪坐者多 A 。 
侍役引見王孙之时，曾經囑我們見之应行跪軋。我們依其言于見 
面时下跪致敬;王孙命坐，幷作寒暄。王孙皮兒 • 麦麦特 身着極华 
美之內服，外披一件素緞上有錦綉之外衣，衣領、胸前、及背后、皆 
有綉花。帽上鑲有珍珠宝石之屬，帽前綴有大紅宝石一塊。左右 
陪坐之人，对之皆極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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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面前有大力士兩人，作角力戏。力士上身皆著無袖之皮 
褡键。彼时正相持不下，搏斗于前，后以王孙命其 a 速收場，所以 
由其中一人，將对方捉住提起，然后摔倒在地。 

当曰各国使臣，皆来 帖木兒 之孙此致敬。靑年王孙，今年不 
过 22 岁，面显黃色，下頷尙無黯鬚，人皆称之为小印度王 （Kiigak 
Hindustan EmM )。 但据傳說,印度本境上之統治者，为 一基督敎 
徒， ® 姓名不詳，印度之都会名德里。 

帖木兒 以先曾与印度王發生战爭。 © 起初 帖木兒 軍队敗退，乃 
遭巨象襲击之故，不得不退。 帖木兒 为驅散此批巨兽起見，命載草 
之駱駝进入战場，.双方接触，卽縱火燒草,駱鸵背上火起，遂使敌陴 
中之巨象，四处逃窜。因巨象性畏火，見之卽走。据說，象眼睛小， 
因而畏火。 

帖木兒 出奇致胜, y 孝印度王击敗后,印度大部分土地幷入撒 
馬尔罕 疆域之內。其地虽多山，然人口 輻輟 ，城市繁礙，乡村富厚， 
而土地肥沃。 

印度国王旣敗，逃入山嶺之地，从新召集兵馬,意圖与 帖木兒 
再战。佴不久 帖木兒 引兵他去, g 王亦未作追击，現此境之一 
部，由 帖木兒 之孙統治•，其佘之印度大部分，仍由印度王治之。 
木兒 所占据之土地，远至大陆南边(:卽至 巴士拉 海灣)之富庶而寬 
大之 忽魯模斯 COrmuz ) 城，其佘土地，則归印度王統治。是役發生 
在12年之前。 

帖木兒所 未征服之印度境上之其佘部分，有 基督敎 徒居住 。居 
民中虽有 阿剌伯 人及犹太人等 ， 但皆在 基督敎 徒統治之下。 

① 原注： 由下文所述而知， 帖木兒 此际有夫人八位，大夫人及小夫人，位列其首。 
小夫人係大夫人之妹， 爱密兒 • 母撒 (Emir Musa ) 之女。大夫人之父,則为旧日 撒馬 
尔罕統治者可赞 (Kazan Han ) 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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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原注: 据 阿里叶茲歹里 所傳，此次係 帖木兒 为6个孙兒舉行婚 iU 6人之名. 
为 沙哈魯 之子 兀魯伯 (Ulug Bey) 及 伊布刺欣苏丹 ( TbraMm Snltan), 米蘭 沙之子 
阿伊兀兒 (Aydgel) 及 奥瑪篩海 之子 闲黑麦特 (Ahmed), 赛 夷德阿哈麦特 (Seyed 
Ahmed) 及 白克拉赫 CBitcmh) ，此位作者，幷謂正式婚 SL ，係在宴后之次日举行云。 

③原注:以今日幣价計算，每一 披贊他 値 土耳其 銀幣一元二角。 

(D 鈞注: 中 国泉州緞 在中世紀时，頰貢盛名于西方，姨 gf 人名之曰 Zeitimi, 加思 
梯勒 人 (Castilians) 名之曰 Setuni , 意大利人 名之曰 Zetani, 皆指此种锻而言。輕 

^旅行家伊本拔秀塔書曾詳述其所游覽之剌榈域(泉 州） 及其特产刺桐緞之优美（見 

-- — 1 ■ 1 

Klaproth 之亞洲記录)。 

⑤ 鈞注: 克拉維約 謂印度本境之統治者为基督徒一語,恐係傳聞之誤。布哇氏 
所著 一 書关于时代之里摩曾作下列記載： 

伊斯蘭敎 的塔忽剌 (Taghlak) 朝，千 1821 年在底里 (Delli) 城代 
阿富汗 （ Afghan) 种之 乞里 R (Ghildji) 朝而与 帖木兒 出生之时, 适当 摩訶未塔忽剌 
(Mohammed Taghlak) 在位之年，此王好文艺，可是篤信宗敎。他想將他的臣民 ，尽 
变为 伊斯蘭敎 徒,于是虐待 婆罗門 敎徒 (Brahxnanistes )， 全国乱起 ，他的帝国，亦因之 
瓦解。他的重要異密皆利用这机会，独立自主。等到 14 世紀末年， 帖木兒 强使此国称 
藩之时，国境 已經有 限了。后在15世紀末年，仅 保朵阿 K Doab ) 之地，对于在他的故 
地建立的五个 伊斯蘭敎 国家，毫無权力，可以干涉。此五国就是 朋加剌 （ Bengale), 
沼 納扑兒 (Djaotmponr) ， 麻罗华 （ Malwa) ， 明茶辣 （ Gondjerate) ， 遂康 （ Dekan ) 等 
6国。，，見岭木拜 帘国第 3窣 H 頁 c 据此看来，当日印度之統治者，皆係 伊斯蘭敎 徒。 
而無一 墓督敎 云。 

⑥ 鈞注:刺木兒用兵印度之經过，舍利甫丁書，本阿利卜沙書上皆有詳細記載。 

- -- - - - - - - ^- 

今犄伯劳溫書上所記，录之于后，以資 对照： 

“ 軍队在800年7月 C 1398年3、4月）出發，首先攻击印度边境的異敎 往加并里 斯 
里 ( Kaflristan ) 的黑衣部 （Siyah Pouch ) 同 速来變忽 (Saleman Kouh ) 的 阿富汗 
部。 8 00年9月 I 2 日 （1 即 8 年 29 曰 ） 帖木兒 逾印度河 （ Indus )， 自是以后，遂大肆殘 
杀，他在 巴威尼兒 ( Batnir ) 屠俘虜万人，801年4月2日(:1398年 ] 2月12日）又在 
底里 附近屠杀10万人，屠杀后5日，大敗 底里 君主 馬合木 三世 (Mahmod TII ) 之兵，此 
朝遂一蹶而不复裱。 馬合木 三之 阿富汗 兵， 及閻剌者 普惕 ( Radjipmidis ) 兵转在担 
尼帕惕 （ Panipat ) 地方破灭，底里城陷落.城內的建筑物，尤其是壯丽的大 亂样堂 ，虽 
使帖木兒 羨賞，可是仍不免于完全毀灭。本地的君主，遂在一个長期間中迁都于別的 
城市，就中若 阿格剌 ( Agra ) 城，曾为 八八兒 （ Baber ) 同胡馬云 ( Homnayoim ) 二王的 
都会，晚至962年 （1554 至 1555) 產里才复成国都。馬合木三世的敗兵，退过 
( Gange ) 对岸 ㈣ 主專遂將所取壓 曼主 三世的国土 .分給諸將，可是他不再进取，就退 
兵了，因为听說 gjg 乱起，所以迕急离开印度，此役共萤时5月又日。見書194頁。 



第 + 四章帖木兒之汗帳 

謁見过 皮兒麦麦特 之后,午間我們在布棚下稍为等候。 帖木 
翌自寢帳中来大汗帳內接見我們。 帖木兒 率領諸王臣齐进大帳 
后,立刻延見各国使臣。 、 

各使进帳，按爵位高低，排列坐下后，共賞玩乐。 帖木兒 命演 
象戏。先牽过塗有綠色之大象数匹，背上有木楼，內坐象董。大象 
献各項玩戏之时，左旁吹奏奇怪之音乐,大象似願聞此种奇怪之乐 
声然,1!^星面前另有乐工一班奏細乐，由宮女們歌唱相和。_ 
良 面前列有酒器300件。 ~~ 

一桌上放置兩桶馬懂，侍役在旁攪拌，湩內加糖后分向宾客捧 
送酒及馬湩。 

諸事就緖之后， 帖木兒 之大夫人自其幕中走来汗帳，参加宴 
会。大夫人身穿紅色錦袍，袍角之長，可委于地。大夫木之袍角， 
有 1 S 位侍妇在后持提。其面上所施之鉛粉过于濃厚，以致类似帶 
有紙制之面具。此地民間妇女，無分冬夏，面上皆戴面罩，夏日防 
陽光之晒，冬季御寒風之吹。宮內妇女之裝束，大致亦如此。大夫 
人面罩白色薄紗，头髻高聳，頗类头頂盔盖，髮际有珠花宝石等首 
飾，髻旁插有金飾为一象形，其上亦鑛有大粒 珍珠。 另有紅宝石3 
塊鑲于象上。宝石之巨大，約有二指長，髪际尙插有鳥羽一枚。大 
夫人走进汗帳之时，雉羽在头上晃动。髮梢分散在头后，髮色則漆 
黑。此間人士，头髪以黑色者多。侍役妇女之头髪，亦一律染黑 
色。大夫人之侍从宮女頗多。 

大夫人出帳之际，侍女在旁張白_傘盖于其頂上。为避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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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及头臉起見，宮侍將傘盖举在夫人头頂上。大夫人之侍者除宮 
女外，尙有太监多名。大夫人与 帖木兒 平列而坐。惟夫人之座位 
稍为低矮而已。其侍从宮女，一部分在帳內，一部分留在帳外，贴 
身之宮女，只有3人侍立在側。 

大夫人入座之后， 帖木兒之 二夫人又入帳。身上之服飾以及 
进帳內时仪节，与大夫人同。此位夫人皆称之为“小夫人”，其坐处， 
較大夫人稍为向后一点。 

二夫人之后，有三夫人进帳，按同样之仪节走进，坐在排定之 
座上。陆續有九位夫人进汗帳来，各就己位坐下。穿着同样之衣 
服及裝飾，其中有8位为 帖木兒 后及妃，而其余一人，为王孙之妃 
主。 帖木兒 对各位夫人的封号如下: 

上述之大夫人称之为“皇后”，为 撒馬尔罕 旧日苏丹之女。旧 
H 撒馬尔罕 苏丹,轄有自伊朗至 大馬士革 的疆域，名可贊汗 (Kazan 
Han )。 可贊之姓,依母系而来,其生身之父为何人，已不可考。 

可贊汗为一驍勇果敢之大汗，屡胜其他各国。其所布之法令, 
帖木兒 至今仍然沿用之。 

帖木兒 之第二位夫人，称为“小夫人”者,乃国王 禿滿阿 ® 
(Tumanaga) 之女。 秀滿阿 为 安德拉布 (Andrabh) 境之国王 0 
三夫人名 突刻尔 夫人 (Tukel Hamm) ,四夫人名 者而潘穏 勒克 力 
(Celpan Mulk) ， 五夫人名 芒达撒格 夫人 (Mandasage Hamm), 六 
夫人名 溫哥拉哥 夫人 (Vengaraga Hamm) ， 其八夫人卽最后的一位 
夫人名 者維海尔 夫人③ (Cevher Hamm) ， 为 帖木兒 在去年 8 月間 
所新納。 

各位夫人坐定之后，飮宴卽开始。飲酒之时甚長。酒使先向 
各位夫人献盞。酒罢，苒献馬湩。 

帖木兒在席上將随員敎士阿洛芳庇斯喚至面前，亲持一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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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与 阿洛芳庇斯 ;对于我，因为知我素不能飮，所以未强我飮。接 
飮 帖木兒 所賜之酒时，其齓仪如下 •. 

先向 帖木兒坐 处走去，于距离数步之外，先屈右膝,單腿一跪。 
起立之后，向前一步，再躬身俯首拜•，起立临近 帖木兒 之际，双腿跪 
下，接过酒杯，向后退一步跪下，將杯中之酒，一仰而尽。飮罢，右 
手須举到額前，祝 帖木兒 寿。 

隨員敎士 阿洛芳庇斯按 照仅式飮过酒后，与在旁之兩位司仪 
官退归原座。使团之随从人員，亦受有賞賜，此时他們正与其余使 
臣等,在鄰帳飮酒。有外国使臣数人为 帖木兒 所不願召見者，所以 
皆在鄰帳內暢飮、用飯、及覌賞佘兴等。嗣邀 帖木兒 之恩賜，將其 
所佘之酒賜与在鄰帳內之随員。汗帳正在欢飮之际，帳前所备妥之 
佘兴，亦在演出。 

先牽过大象，象背上裝有木楼，楼前各角遍插旗帜。楼內坐有 
象童五、六人。其中一人，騎于象之头上，手持長竿一根。象身顏 
色灰黑，通身上下，不見一毛，其尾与蛇尾相似。 

本 H 宴上，大象作玩戏多种。有大象与馬竞走一項，大象起步 
奔跑之际，土地皆为之顫动不已。实际上講,大象之猛冲之力量極 
大，至可畏怖;無論人类或动物，莫敢迎阻。在战爭中，大象一匹之 
价値，足抵上千之步卒，因大象在冲鋒之时，迎面之物，奠不为之踏 
平，尤以身受創伤后之大象，在战場上，更为凶狂，奔馳更为迅速。 
大象之長牙，皆向上長，因此慣將長牙擂断，留下短牙，磨成利劍。 
同时將所擂断之長牙，深藏备处。 

大象能耐行2 H ，無須休息。于路程之上虽2日不食不飮，亦 
能忍耐。尤以在战爭中，大象虽3 H 不食，仍然能战。 

此时宴席上之 帖木兒 及夫人，飮酒已过数巡。乃撤酒摆飯，菜 
为烤羊肉及馬肉,分送与宴各人之前。有300名內侍，專任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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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外馱迗菜飯之車輛与赂蛇，往来不絕。肉食之外，未备面包 * ，肉 
食后谷人面前端上米飯，随后又端上备样甜食。宴至晚間，兩旁張 
起灯籠时，尙未散席。 

席上各人，無分男女，莫不开怀縱默狂啖，尽情欢乐,通宵达 
旦，因为此晚为 帖木兒 某孙結婚之喜宴，其孙媳亦 帖木兒 亲族之某 
氏女。我們听到宴席將繼續到天明时，乃效其他使臣之所为，謝恩 
辞出。 帖木兒 及其夫人与王孙等，仍然欢飮玩乐下去。 

10月 ie 日（星期三）， 帖木兒 又賜宴，我們亦被邀参与。宴席 
在第一座大汗帳內举行，是 H 与 帖木兒 同坐一帳中，見其狂飮不 
息。酒罢上菜飯，又有各項佘兴，欢娛終 H 。 赴宴之宾客，莫不陶 
然大醉，踉蹌辞出。而 帖木兒 一人坐在上面，神情極为快悅。我們 
最后也請辞退出。 

次 H ， 大夫人賜宴，我們亦荷召及。賜宴之院落中，有华美的 
帳幕多座。大夫人所居之汗帳，尤为富丽，与宴之宾客甚众，所有 
外国使臣，皆被邀及。此外宮內人員，不分男妇，一律参加。院四 
周之絲幔上，又点綴以杂色彩綱。 

当日，有爵秩崇高之宗王数位出迎我們入于院內，先赴临門之 
帳幕，其內飾以赤白兩色線綱。落坐不久，卽捧上丰富之点心，又 
敬我們以酒。剛用过点心，大夫人卽命人引导入內覌光各帳，其华 
美無以复加。有最为崇高龐大者一座，四周由繩索袢定。帳上复 
有紅緞，帳頂鑲銀，光华耀目。帳內之华丽，亦不下于帳外。具見 
匠心經营。此帳有門兩道，各門上皆挂細竹帝，此帘系用灰絲綫編 
細竹而成者，因之幕門虽閉，仍有淸風送入。同时自帝內可以窺見 
外面之人，而自帝外望不到里面之活动。 

帳幕之第二道門，極其高大，騎士可以乘馬出入。門上鑲有銀 
板，人門后兩旁尙悬有碧色之金板，板上鏤刻之精細，謂之韃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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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所制，殊不能令人 置信。 

最可注意者，帳門之兩扇銀板，上有 聖保罗 之像及 聖皮耳 
(Sen : Piyer ) 之像。据云，此帳系自 布魯撒 所得来之鹵获品。 帖木 
兒入 布魯撒 时，將苏丹 白牙卽的 之內庫打开，幷此帳幕携来。 

帳幕之中央，置有巨櫃，其上放置酒盞及盤碟之屬，櫃高4尺， 
約及于人之胸部，其上之雕飾，極为华丽。大粒珍珠，宝石鑲嵌在 
四周。櫃之盖上，鑲有大如核桃之宝石。大夫人所有飮盞，皆貯此 
櫃內,飮盞系純金所制,外鑲珠宝，或上嵌綠色翡翠。互櫃对面，荷 
一高桌，金質而帶珠玉鑲嵌。其旁陈列金制大树一株。其高及于 
一人身長。树枝上滿結紅宝石、綠裴翠、瑪瑙及鑽石等。果实与树 
枝之間，尙有金鳥棲止 其上; 或振翼欲飞，或适飞落枝上。树身后， 
立有銀房風一方。銀房上，乃一幅繪滿花卉之圖画。帳幕一角落 
上，亦挂有画一幅，其边角皆以細錦裱好。 

在大夫人帳內覌光种种稀有珍品之后，又赴 帖木兒 所在之大 
汗帳， 帖木兒 此时正与宾客共坐暢飮,前面所述之新与皇族某氏女 
結婚之王孙，与其新妇，現在附近某帳內居住。帳幕的形式，頗类 
一座平房，四面用紅綾圍成院牆，上复綵綱。正房之四壁較矮，牆 
內分为若干小間;牆壁上开有窗芦，用細紗作窗带,可以由內外望。 
四面之牆壁与房頂接連，如此渾为一体，不露空隙。 

我們行进 帖木兒 汗帳之院时，先至門側之室，稍坐，院門之进 
口处上为楼間式之建筑物，楼下兩側筑为高牆，中間为人員出入之 
長甬路。路之尽头，其右为王孙的 住处; 左方辟为一座極华丽之客 
帳。院門进口处仍取帳幕形式。圍艢壁之綾幔上，皆有錦綉。 

路之尽头，正是大汗帳所在之地。 帖木兒 与其臣僚，正在帳內 
暢飮; 欢笑之声，达于帳外。此院中帳幕之講究及华丽，难以尽述; 
設非亲眼目睹，对其价値及壯美之描述，定难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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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于参覌汗帳所在之院內各帳之余，又往参覌一座木楼。 

楼之內外一律作金碧色之油飾•，形式玲瓏，彩色輝煌。此楼随时可 
以拆卸， 帖木兒卽 用作为祈禱之处。 帖木兒 随行至各处，卽將其携 
往。故称之为“ 流动虬 拜寺 ”亦無 不可。無論行軍，或战爭中，此木 
楼皆傍 帖木兒 之汗帳而建立。 

附近尙有純綠色之幕一座，其內飾以灰鼠皮。中間鋪有兩張 
床。另一座帳內，鋪滿最珍貴之兽皮，此类皮貨，在韃靼境中，尙須 
15条金方購到一張。若在欧洲，其价更昂。上述兩帳，不过列举 
若干富丽华貴之帳幕中之一二而已。至于其他，則所在多有，茲不 
贅述。 帖木兒 及皇族所居之帳外，尙有軍中將校官佐。所建之帳 
幕，为数極伙。据云，軍帳之数，不下四、五万，皆建立在大营四周 
之花园果林間，蔚为壯覌。附近河流卽穿流其旁。 

此次 帖木兒 为諸孙婚 iL ， 而招集境內之各王公、部長来 撒馬尔 
罕，使我們得以遇到 巴达 哈伤 ® CBedah ? an ) 国王。 巴达哈伤境 ，以 
盛产宝石著名。我們会及其王时，見其左右侍从之人甚盛，因而向 
其詾問采取紅宝石之情形。国王态度極其謙遜，謂 •. “巴迗哈伤 境 
內富于矿山，后經矿商开采，沿矿脉采取，將矿石取出，加以洗净， 
剖切琢磨等手續之后，卽可得紅宝石。”⑤云云。 帖木兒 为保护矿 
产起見，对于开采之人，加以限制，幷訂立严密之法令，以管理之。 

t 

巴达哈伤 之都会，距离 撒馬尔罕 仅10日程云。 

又有屡次在宴上所会見之某公，据謂乃 阿維尼 ( Akvivi ) 省長 
官。該处盛产瑪瑙，其地距 撤馬尔罕 亦10日程。 

10月23曰， 帖木兒 又大宴群臣。赴宴之人，为数極伙。咸以 
盛典骑有，莫不开怀暢飮，每情欢娛。 帖木兒 之各位夫人，亦蒞会 
参与，所著服飾，一如前述。此宴欢飮終日，直至 H 落黃昏，方才席 
罢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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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30 H ， 帖木兒 离开大营，返 归撒馬尔罕 城內。所駐之 
宮,卽尙在建筑中 之虬拜 寺旁。 帖木兒 之長孙 麦麦特苏丹 ，⑥安葬 
其間。 麦麦特苏丹 于 安哥拉 战役中，为敌人所俘去，后歿于 土耳其 
境內。 

帖木兒 最鍾爱此孙。为紀念之而建立此寺，遺体亦移至寺內 
安葬，寺之內外牆壁，皆以金碧二色琉璃鑲砌。 

帖木兒 返归城內，卽住在寺旁宮內，以便主持長孙安葬典社。 
長孙 麦麦特 残于 土耳其 境之后，遺体卽送来 撒馬尔罕寺 內，为追念 
起見， 帖木兒 曾命建立一塔。此次 帖木兒 自大营返城，見建筑中之 
塔，过于低矮，心中甚为不滿，立命拆毀，限10 H 依式从新建妥。工 
人奉命后，晝夜加班赶筑。帖木兒又躬临兩三次，視察工程进行之 
情形。近来 帖木兒 以年迈体衰，已經不能乘馬，出入皆乘輿。时常 
至工地，指示建筑。似此高塔，果然于10 H 內建成。以塔之高巍如 
此,而届然于最短期間完工，堪称为奇迹。 

帖木兒 命人通知1，候長孙安葬典齓举行后,再召見我們。同时 
締海 • 麦立刻 • 米兒咱 （和 yh Melik Mirza ) 奉命送哈运多方;此外又 
頒賜皮領大袍数襲；每人皮帽一頂，每人銀錢一袋，袋內有1,500 
枚銀錢。我們謝过恩。他临去遨我們赴其私宅之宴，幷謂 帖木兒 
以我們使命完成，允我們归国云。我們亦称 •. “願早 H 返归为 
兒呼为‘我兒，之西班牙国王处去”云。 


③ 原注： 克拉維約 之記載 ，在此点上，不無訛誤。因此后之名为秃滿 （ Tnman )， 
而父之名为 爱密尔 • 母撒 (Emir Musa )。 

® 鈞注：帖木兒帝国書中載 :“帖 木兒諸妻中，有兩个中国的 公主： 一名大皇后 
( A 1 Malikat al Koubra )，一 名小皇后 （ A 1 Malikat as Songbra )。 又有一后名 
充谋 ( Toman )， 是 那黑沙不 （ Nakhchab ) 長官 異密卒栖 ( Mousa ) 之女。一后名札勒 
查 ( Ujalban ), 極艳丽，因为一种想像的过失，曾被 賜死； 此外尙有妃植甚众。”書90 
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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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原注： 克拉維約 在提到 者雑海尔 ( Cevher ) 之名时,注以此字义为“心爱之 
后”，其实 Oevher 二字，在突厥語中义为“金網石”云。 

又案原文上虽有八位夫人之說，实际上只列七位之名，于第七位夫人之名，遺而未 

列。 

④ 鈞注： 关千巴达哈伤，中文史地之書上，不乏論及者，今分別介紹于后: 

“ 巴达哈伤州 ( Badakchan ) 处烏滸河上流左岸与 大雪山 之間， 在阿富汗斯單 之索 

北端,今都会名 費咱吧的 ( Faizabad ), 在鳥滸河左岸，支流 ( Kakcha ) 水之右岸。 g 
■旅行家吳德 ( Wood ) 在1838年，經行 塔里寒費吧的 兩城中間之地，所見人烟之豨，与 
馬可波萝所言自訖瑟摩达巴达哈伤一帶之情形相同。”馬可波罗行紀46章，注1,19頁。 
又“ 巴哈伤 ，城名亦部名，今称 巴达克山。 自 喀什噶尔越葱嶺以 至 吐喀里斯單 ，必 

由巴达克山經行。吐喀里斯單卽唐之吐火罗,今屬阿富汗。唐元奘西域記，波縛芻河 

――■- ■ - -- - -- - - ' 11 ■ - --- - 1 ~~ - 

至 鉢鐸創那 国。縛那卽阿母河 6 当 B 元奘东归， 在阿母河上游过波， 正从 巴达克山 ，东 
趋葱嶺，則鉢鐸創那又巴迖克山之異譯。元祕史有巴惕客薛亦此。”元史譯文誑补26卷 
上頁343,至于該部当时与中国往来之关係則有下列 一段: 

又“ 巴迗黑商 ，永乐年間，其王遣人來朝，貢方物，織、皮、絨、屙、香木、其国山川特 
秀。 ”5! i 167 卷3317頁。 

答商 ，一名八 里 ,在 俺都維东 北，周十余里，居平川，地产無險要，其南近山， 
食物丰饒，西南諸番人亦聚此市貨，今哈烈沙哈魯遣子守之。”陈誠使西诚訐。 

⑤ 鈞注： 馬可波罗行曾詳述此处采紅宝石情形。今附录之于 K : 

“此州出产 巴刺思 紅宝石 (Babis Balais )， 此宝石甚美，而价甚貴。采之于若干山 
岩中，掘大隧以采之，与采銀矿之法同。仅在一名 尸弃尼蛮 （ Sezniman ) 之山中,發現 
此物。 国王只 許官采，他人不得至此山采發，否則杀其人，而沒其貨財。任何人不許將 
此物运往国外，所采宝石，尽屬国王，或以之貢于他国，或以之贈于他国。国王以此魟 
宝石甚稀，而其价甚貴，若任人采取，則此宝石充銪于世羿，不足重矣。采取之少，防守 
之严，其故在此。”書46窣128頁。 

⑥ 鈞注： 关于王孙麦麦特苏丹之死，帖木兒帝国上曾有一段記載，今插录之于 
后： 

“王孙 麦麦待苏丹 (Mohnnmed Sultan ) 于 安哥拉 战役后之1402年，死于 克剌黑 
麦麦牿 为 帖木兒 長子 只汗杰兒 (死于 1375) 之子，母名 汗則黛妃 主，予其子竣 
与 帖木兒 之次 子米蘭沙 云。” 

又 “1403 年 3 月 12 日白牙卽的 死后之 4 B ， 帖木兒 所鍾爱而命嗣位的孙子摩詞 
末 莎勒壇 (Mohammed Snltaii) 死， 帖木 兒 听說 孙兒病重，赶回看他，想用病宋將他 
运往 哈刺 • 喜撒兒 (Kara Hisar) ， 在道仅一日死。寄其柩于 孙丹尼叶， 等待將来运向 
撒馬尔罕举行盛大丧 II ，帖木兒命臣民持服。……”耆 53 頁。 




第十五章撒馬尔罕(三） 

帖木兒 为安葬其長孙而修筑之宝塔,完工之后,又为整頓撒馬 
尔罕市容而显忙碌。历年以来,从欽察、印度、以及韃靼境各处，运 
来 撒馬尔罕 之商貨,無虞千万;而城中旣無存放之处，又無陈列售 
卖之大商場。 帖木兒 于是命人建一座橫貫全城之商業市場，于其 
內招商設肆。所有貨品，皆集中此場上銷售。已派定官員2名，督 
率工程，此2人奉命后，自然畫夜加工，赶为修建，因不能如期交 
工，自己之头顱，亦难获保全也。起始先將划定綫內之民房拆除， 
开辟出通路，原有之旧建筑，一律 淸除; 为完成此項任务，曾奉命不 
惜使 用一切 手段。 

各房主以房被拆除因而向政府請願，政府对賠偿一律不理。 
只催促房主將拆除后之材料，急速搬开。街上所有之房屋,經拆过 
之后，兩旁之建筑，立刻动工。商肆建在街道兩旁，对峙而立。每 
座商店为兩进 房:一 間在外，一間在內。通路上面，搭有棚盖。工 
程完竣之后，各項生意，皆將移入此內。商場附設有公共水池，及 
噴泉多座。 

修筑商場之經费，系由 撒馬尔罕 全市居民担負。工事进行之 
际，工人分为晝夜兩班，所以完工極速。自城之一端，迖于彼端之 
商場，形式旣龐大，而頂上又需 棚盖； 居然能在20日修成，可以称 
之为神速。动工之际，工人喧嘩喊叫之声，極为凶猛。类似無数怪 
物互相搏斗，而作嘶鳴之声。工程完成之后，旧房主依然請政府予 
以賠偿。但無人敢向 帖木兒 提出此事，于是往求 帖木兒 所接近之 
聖裔赛夷族人，請代向帖木兒說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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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夷族人，因系至聖 穆罕謨德 后裔, 帖木兒 对之,异常敬重。 

赛夷族人受此請托之后，某 H 乘与 帖木兒 对奕，玩象棋之机会，曾 
將此事略为提述，“以房屋被拆除之房主，情形可憫，似应予以相当 
賠偿”等語。 

不料 帖木兒 聞及此語，大为震怒,謂：“ 撒馬尔罕 所有之土地, 
奠非王土，今有人竟敢作伸訴，定加澈査严惩”云云。赛夷族人見 
帖木兒 大怒之狀，深为慚愧惶恐，为免發生不測，当請其为眞主面 
上，加以寬恕。幷表示 帖木兒之 所有处置,皆極公平，对待市民之 
态度，亦無不适当之处。 

帖木兒 为大夫人之母所建之齓拜寺， 为撒馬尔罕 城內最华貴 
美丽之建筑。寺內工程吿成之时， 帖木兒 認为山門过于低矮，命人 
拆除，迅速另建。幷指定宮內官員二人，督促工务进行事宜。 

近来 帖木兒体 力就衰，步履維难，騎乘亦有所不能。所以出 
入，皆須乘輿。而每 H 仍不分早晚，亲往修建 ® L 拜寺之工地，在旁 
催促；甚至坐在工程旁进餐，將盤中殘佘肉食，抛擲与打地基之工 
人，不啻喂飼家畜。 帖木兒 为獎励工人努力工作，有时且向工人散 
梛銀錢。工程正如此加紧进行中，大雪紛紛 降来； 工程不得已，又 
吿停頓。 

11月1日（星期五），我們拟再謁 帖木兒 ，陛辞归国。恰逢 ㈣ 
木兒赴某修筑中之 iL 拜寺。自晨至午，我們皆在候其召見。午間， 
他自汗帳走出，坐在平台上进膳。飯后命人来吿，其本人因事务羈 
身，不克延見，容 H 可再来辞行。当日 帖木兒 系为王孙 皮兒麦麦特 
返印度在卽，特为之餞行。王孙临行曾受 帖木兒 所賜之弓、矢、武 
器、哈达、以及其他物品，随从人等，也賞賜有差。 

星期六，我們往宫內陛辞之时，据謂：“本曰 帖木兒 不出帳，現 
在臥病中”云。我們等待甚久，有帖木兒近侍某自內走出、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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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退出，無須多候，我們不得已归寓。 

星期 H , 我們再至宮內探詢能否謁見之事。等候良久，有帖木 
显之总管3人，来我們面 前謂： “ 帖木兒 不接見”。另据宮內人員 
談：帖木兒只我們未經召請，屡次赴宮內求見，深为不悅。曾將陪 
伴我們之 a 官韃靼貴人，喚入宮內，拟予穿鼻 之刑; 嗣經其力辯謂， 
彼不曾引我們入宮，方获赦免。虽然如此，仍遭一頓鞭笞。 

帖木兒 之疾，遂漸沉重;宫中人員，不分男妇，皆現憂虑之色。 
国內大政，皆由 帖木兒 身側三位总管处理，佴此輩絲毫不知处理之 
道 。 

我們在 帖木兒 召見之前,不得不作等候。此頗使我們不能忍 
耐，佴我們又沒有勇气，再到宮內詢問。正在此际， 帖木兒 之总管 
派来一 人謂: “奉 帖木兒之 旨，命我們急速返国。”按来使所述，次 H 
黎明，我們卽須动身。同行旅伴，尙有埃及苏丹派来使臣, 土耳其 
使臣。 

將有一位韃靼人名 卡尔窩 • 突曼 •奥郞 (Karvo Tuman Oglan ) 
者， 护送我們至 塔布里士 ,途中食宿，以及所用馬匹等，皆由总管預 
先通令各地官長，妥为預备。及 抵塔布里士 之时，謁見 帖木兒 之孙 
奥瑪 (0 mer) o 在該处，三国使臣分手，各返本国。 

我們接到来命，当时卽提出 异議: “我們旣未亲向 帖木兒 請辞 ， 
又未奉到复 西班牙 国王之答書。以此种种，碍难立卽成行。”来使 
回答: “处于此种局势之下，抗議亦無效果，旣然总管如此吩咐，奠 
如立刻登程为妙。卽如埃及 及土耳其 等使臣，接到通知，已作归国 
准备云。”我們依然进宮請見宮內总管，蒙他接見。我們当向其述 
及前于觀見坚杰里之时，曾蒙其 吩咐: “临返 S 之前，来宮一見，于 
請辞之前，不可擅自动身。”之語，然而适才接到通知，囑明早务必 
啓程，此事我們深以为慽。总管謂: “現 在謁見帖木兒之事， 已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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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者長此留居宮庭之間，亦殊無益”云云。又謂： 

“事旣至此，除非作归計外， E 無他途。此 际帖木兒 病势沉重， 
体力微弱，已至不能言語之程度。据医生所傳， 帖木兒 已呼吸在 fl 
夕之間。宜乘他一息尙存之际，赶快动身，或 許帖木兒 的死耗傳 
出，于事反有許多不利”。 

总管已將話講到此种地步，我們又曾提及 致西班牙 国王之答 
書間題。总管以为,此际不宜逐一細談，幷謂愈能早 H 啓程，对 
我們愈有利。复 西班牙 国王之答書，將来不妨随后送去”云。 

自11月4 H 至18日之間，各方情呪，極为混沌。总管又派前 
次来此之韃靼使者至寓所，送来4張护照，及几份訓令。其內容为 
分致沿途上4座大城省長，令其于沿途各地应代我們換馬,幷命我 
們明早，务須动身。我們曾对来使重复 声明: “未 見帖木兒 及未奉 
到 帖木兒 之旨以前，不願离此。”然而总管再通知我們： “不 論使臣 
是否願意，必須啓程”云。我們面对此严命，只好归去。后来宮內 
来使，又引我們赴城外一座菊萄园內，与埃及使臣同在其地过夜， 
候 土耳其 使臣来，以便同行。 

自星期二停留至星期五，我們最后一齐离 开撤馬尔罕 。 

前面已將在 撒馬尔罕 所經过之事件述过，下面將叙述城內外 
之見聞，及 帖木兒 整頓此大都之經过。 

撒馬尔罕 城建在一座平原上，城之四周，圍以土牆，外有护城 
濠，面积較 塞維来 ( Sevil ) 为大。 

城郭四郊之房舍建筑，以及园固之屬，連亘有20里之遙。花 
园及果林之間，皆开辟广場，及往来大道。到处遍設商肆，出售一 
切应用物品。城外居民，較城內人口为多。最华美富丽之楼房別 
墅，传建于四郊。 帖木兒 所建之宮院，大半在城外，所有供覌賞游 
玩之亭、园、台、榭、亦奠不散于郊野之园林中。圍繞此城的园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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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与广大，使游覽之人，自远处望之，叢树如云，隐約見楼房数座而 
已。 


撒馬尔罕 城內外有溝渠多条穿过,泉水遍地皆是。果林之旁， 
辟有棉田及瓜地。所产甜瓜，数量極伙。卽使在新年，亦有甜瓜葡 
萄可食。胳蛇自备乡馱来之甜瓜葡萄，上市求售。甜瓜之产量旣 
富，家家皆將其晒干貯存，一如貯存干無花果者然。以是此間居 
民，終年不断有瓜可食。甜瓜干之制法 如次： 先將甜瓜剖开，切成 
条形，然后晒干，加以捆束，貯放起来，以供終年食用。® 

自 撒馬尔罕 再向前行,繁盛之衬落甚多。 帖木兒 从所征服之 
各地，移来人民，充实其間。 

撒馬尔罕 境內，地方肥沃。所有小麦、果品、以及葡萄之类，奠 
不出产。至于各种家畜，亦多 肥美； 大尾綿羊，軀体特大。羊群旣 
伙，肉价低廉。虽有 帖木兒 的大軍数十万駐扎此間，每羊之价（折 
合目前之 土耳其 銀幣）,亦不过一元五角。至于面包、大米、到处丰 
足。 

撒馬尔罕 ®以其城市富庶，出产丰饒而名于世，因此获得撒馬 
尔罕之名。按此字在突厥語为 塞米茲 • 干特 ( Semi Z Kent )， 字之前 
半, 塞米茲 ( Semiz ) “肥胖”之意，或“富”之意。干特为“城市”之意， 
沿用旣久，遂將富饒之城“ 塞米茲干特 ”讀为“ 撒馬尔罕 ”( 塞麦尔罕 

#)o 

此城不仅以出产丰富著称，工艺亦負盛名于世。城內有緇絲 
工厂数处。所繅出之絲,除供織做錦袍或刺綉之用外，尙可織各色 
綱 、緞、綾、罗、以及 在西班牙 所称为“泰直那” ( Tercenal ) 之 衣料。 
絲織衣料上，往往可用灰、金、碧、三色交織成錦，其他各色織品亦 
可制做。此間香料生意，交易極其繁盛。 帖木兒为 充实 撒馬尔罕 
城，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完整、最重要之名都起見，不惜用种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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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致商人，来此貿易。幷于所征服各城市中，选拔最良善、最有才 
干以及有巧艺之工匠，送来此間。 

他在 大馬士革 @时卽將該处之珠宝商、絲織工匠、弓矢匠、战 
車制造家、辺及制琉璃及瓷器的陶工，一律送至此城。 

經选送来此之工匠，皆为世界上最富于技巧之技术家。此外 
帖木兒 于征肖 R 土耳其之 际，又將該处之造鎗匠、鏤金工、建筑师、 
以及其他名手工艺人，送来此处。經 帖木兒 选拔各地之精工巧 K ， 
集中 撒馬尔罕 城之后，此都中凡百行業，皆無缺乏專門技工之感。 
至于制炮之忮术家，及放炮炮手，亦經調集来此。 帖木兒 召集百工 
之計划，至此完全成功。来自各处之技术家，日漸增多，数目已超 
过15万以上。 

撒馬尔罕 居民中，亦不乏 土耳其 人、 阿刺伯 人、及波斯人等。 
迖些人仍然各遵其敎派。至 于伊斯蘭敎 以外 之亞美尼亞 人、希腊 
敎徒、 基督敎 之 雅各布 派 ( Yakubi ) , 蕺斯托里 派 ( Nasturi )， 皆有。 
尙有信奉 拜火敎 ，而自称 基督徒 之印度人，亦所在多有。 

撒馬尔罕 城內，居民众多,人口拥挤不堪。各地新来此城者， 
往往于寻到住处之前，先在店內，帳幕內住下，或分別安頓于花园 
及乡衬之內。 

城內屯集貨物，到处充斥。其中有来自世界上最远处之貨物。 
自 俄罗斯 及韃靼境內运来之貨物，为皮貨及亞麻。自中国 境迗来 
世界上最华美的絲織品。其中有一种为純絲所織者，質地 最佳； 自 
和閫④运来宝玉、瑪瑙、珠貨、以及各样珍貴首飾。和 闐所产 之貨， 
其極名貴者，皆可求之于 撒馬尔罕 市上。和闐之琢玉鑲嵌之工 
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 

印 度迗来 撒馬尔罕 者，为香料。此种香料，亦为世人所最宝貴 
者。在伊思坎大偷市場上，万难見到此种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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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馬尔罕 市上之屠戶，將肉类加以佐料，煮熟后出卖。有將熟 
肉夾在面包內售卖者，普通牲畜肉类之外，亦有獵来之鳥兽肉食， 
陈列市上，皆經洗滌干淨，整治完好而后出售。市場上之各商肆， 
自淸早卽开市，至傍晚方收市。肉店則至深夜，尙在营業。 

距城不迗之处，有不甚高峻之堡壘一坐。堡外四面深濛环繞， 
濠內流水，終年不絕。所以闌人堡內之事，殊無可能。 

帖木兒 之宝庫卽在此堡壘之內。因此，只有負責守衞人員，方 
能出进此堡。堡內有一院落划为制造衣甲、盾牌、弓箭、鉄盔等之 
地，有工匠千名，在內工作。 

7年之前， 帖木兒 出發征伐 十耳其 及 大馬士革 之际，曾命箪 
中將士，一律携帶妻子同行。其願携帶妻子以外之亲屬者亦可，輕 
木兒下此令之动机，則以此番出發，預定7年⑤后 方归; 在此期間 
內， 帖木兒 拟征服所有敌人。他自此城出發时，曾立誓不滿7年， 
决不返归 撒馬尔罕 城。 

当我們尙在 撒馬尔罕 之时，中国⑥皇帝派来之使臣，亦在此 
城。 中国皇帝遣使之意，为 帖木兒 占有中国土地多处，例应按年 
納貢。近7年来, 帖木兒 迄未献納，特来責問 o 帖木兒 向中国使臣 
曰： 

“中国天子責問岁貢，理所当然,惟积欠7年之貢，一旦令全数 
补納，事多困难。奠如容加筹措，再行奉納朝廷”。⑦ 

中国使臣对 帖木兒 此种不遜之詞，深为不懌。 据謂： “7年以 
来， 帖木兒 旣未向中国納貢，中国亦未責間；其中原因，則由于中 
垦內部發生事故，未遑及此。初，中国皇帝薨。遺詔命太子3人， 
分領中国各地。不料大太子欲独据全境，侵夺二弟之土地，以此， 
兄弟之間，举兵相爭，大太子最后兵敗，幷就大帳中举火自焚。当 
时殉 亡者， 尙有多人。及事变平息,新天子卽位，方得遣使来帖木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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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責間欠貢”。据傳，帖木兒此次曾命人辱慢中国使臣，不过其亞 
屬曾否奉行此命，不得而知。至于中国天子为保持尊严起見，曾否 
对 帖木兒 加以討伐，亦未获續报。⑧ 

自 撒馬尔罕 至中国首都之間，其距离为6个月路程。中国首 
都名汗別里 （Kam Balik ) Q 中国境內之城市，以此为最大。由_ 
馬尔罕 啓程至 汗別里 之途中，須經过荒無人烟之大沙漠，于此浩 
瀚之沙漠中， 只能偶 尔遇一二游牧之人。 

我們行至 撒馬尔罕 之数月前，有自宁屋境来此之大商队。商 
队拥有駱蛇800匹，載来大宗商貨。及 帖木兒 远征归来，認为商 
貨旣系 中国 天子境內运来之物，遂將人貨一幷扣留，不放一人归 
去。 

帖木兒 自此，卽專心致力于中国風土、人情、以及地理、形势 
之考察，以及中国人口、財富、特点之硏究。为搜集資料起見，特 
命韃靼人赴中国首都居住6个月，从事調査。据自华归来之韃勒 
人云:“ 中国 首都，距海不远,其广大雄偉，过于 塔布里士 之20倍 

云”。 

如此論来，北京可称为世界最大之都会。因 塔布里士 城市之 
四周，已有10 里; 以此推算，北京四周，应不下200里也。⑧ 

又据韃靼商人所云：“中国天子御駕出征之际，留于后方鎭守 
之兵卒，为数卽有40万之众。中国境內，旣無皇族,亦無騎士， 
各地不得任意乗馬踐踏。”又云 •. “史遲天子，虽生来卽为拜偶像 
之徒，佴其后皈依基督敎云”。⑩ 

使团一行，当 H 抵 撒馬尔罕 之时，剛为 帖木兒 7年在外,扫平 
群雄，凱旋归来之际。因此他重新踏进 撒馬尔罕 堡壘。其宝庫卽 
在優內。此次进堡視察修理工程之际，对宝庫曾加以視察。堡內 
軍需工匠所制之軍器，是否完成，亦曾間及。工匠为帖木兒制就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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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2,000副，工艺極为精良。不过所制之甲，稍嫌單薄。 帖木兒 入庫 
視察之际，除取一付自用外，又遍賜随从侍衞之士，人各一付。此 
項盔甲，与 西班牙所 产者極其相似。 

距 撒馬尔罕 有15 H 程之地，有“女人国”，⑪为赴中国之大道 
必經之处。境內向無男子，国人旣不出嫁，亦不与男子营共同生 
活。其俗，为每年之某季，国內靑年女子,得老年女子之允准后，分 
訪鄰近各地•，各地之男，則召之赴家中 W 住; 女客各应其邀請，分赴 
各家 U 

靑年女子，与鄰邦之男同居相当时日之后，乃返归本士 u 生女 
則留在身边，生男，則送与生身之父。 

女人国距 帖木兒 境甚近，佴隶屬于中国，尽屬天主之敎徒。 
据云此国人民卽系防守 特魯％ ( Tmva ) 之女英雄后裔。其先代为 
突厥及 希腊 兩族人，其后所遺存者，只有突厥族女子。 

撒馬尔罕 城內治安,極为良好。其严肃之处，使居民彼此之 
間，不敢口角。鄰居相处，彼此亦無敢有故意欺侮凌辱之事。此亦 
由于 帖木兒 出征之际，已將好斗之人，以及倡首作乱者，皆送上战 
場所致。 

帖木兒 每次出征，軍中置有法官多人，随时接受訴狀，加以裁 
判。帖木兒將民、刑各事,及行政訴願 分幵; 一部分法官，專理刑事 
案件；另一部分則理官吏貪汚案件。至于外国使臣，与民間往来， 
則另有軋官負責。如此,境內司法，有条不紊，职貴之划分, 
極为淸楚。 

帖木兒 汗帳建立之处，法官卽就其旁,建立帳幕三座，工作其 
中。所有在押人犯，以及原被吿，皆来此处候审。法官分別案件之 
性質，听取訴辯后，立下判詞，佴于执行之前，先 呈帖木兒 鑒核，候 
其裁可，再分別执行。法官倘作書面之判詞时,先由書記繕写，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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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底簿后，再由法官于判决書上盖印^另有一吏，自法官之底簿 
上，將原文抄于淸謄簿上，其判詞之尾，亦由法官盖印。淸謄簿系 
为呈 帖木兒 批閱者。 帖木兒 于此薄上用过印璽，卽为批准。 帖木 
兒用于司法案件之璽，其印文为“公正”一語，文外四边，有小圓圈 

-V 

3个。此間为法官司繕写判詞之書記，其职务極为忙碌。 

撒馬尔罕 之形势、景色以及城內之見聞，旣如上述。其次应將 
帖木兒 对于 金帳汗 ⑫之 脫克迷失 之收撫，加以叙述： 

脫克迷失 汗，本为一势力强大之国王，其殘暴有过于苏丹 白牙 
卽的 。后来 脫克迷失 为韃鞠境內之 爱底古 ( Edikii ) 所敗，近来似乎 
有臣屬于 帖木兒 以終佘年之势 o 爱底古 至今仍为 帖木兒 之勁敌。 
当11年之前， 金帳汗 部之 脫克迷失 自欽察汗境內出动,蹂躏伊朗 ， 
經 阿哲兒拜展 ( Azerb 町 caD ) 入 塔布里士， 占据 亞美尼亞 全境。 

沿途搶掠城市，摧毀堡壘，所过各境，縱兵任意而为。此种举 
动，我們經过 苏瑪利 之时，已經听人講过。 据謂: 西斯坦 （ Siskan ) 
境之沿边备城市，亦遭此浩刼。上列各地，皆为 帖木兒 所轄之地。 
脫克迷失 洗刼各城之后，乃返回韃靼境而去。 帖木兒 接到各处报 
吿之佘，率軍自 脫克迷失 之后追来，循其所經之路綫，逐步追蹤至 
泰来克 ( Terek ) 河畔时，已經追及。此河之上，仅架有一坐桥梁。 
帖木兒 之軍队追至河岸时， 脫克迷失 之大軍剛剛渡过。 脫克迷失 
除在桥上留有后衞外，桥头亦用木板遮断。 帖木兒 見桥头旣为脫 
克迷失 所据，卽將兵馬收住。遣使質間 脫克迷失 入境蹂躪之原因， 
幷表示願續盟友好，避免冲突之意。 帖木兒 对 脫克迷失 虽如此保 
証，不願以兵戎相見，佴对方絕不信实，因素 知帖木兒 詭計多端，意 
在欺驅。次日， 帖木兒 率軍沿河岸上溯， 脫克迷失 在对岸，亦率軍 
沿河上溯。兩方大軍，夾河而行,如是者3 H 。 至第3夜， 帖木兒 
令随軍妇女，一律頂盔披甲，裝扮一如兵士，留于大营。男子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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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开回。騎卒每人除騎馬一匹外，只携一空騎，以备換乘。如此大 
营之內只留有妇女及奴役，虛張声势。 帖木兒 率大軍星夜馳奔2 
曰間所过之路程，轉回至桥边，一冲而过。自河之彼岸，追及脫克 
迷失之大軍，出其不意，一举而歼之。 脫克迷失 全軍复沒,丧失一 
切，仅以身免。 

帖木兒 此次胜利，自然要列为重大胜利之一。实际上講，此役 
之成就，較战胜 白牙卽的 ，尤为紧要。 脫克迷 失遭此重創之佘，虽 
曾收集殘部，重施不意之襲击，佴是 帖木兒 进軍韃靼境时，第二次 
又將其击破。 

脫克迷失 屡經惨敗,部屬对之已然失望，皆以其已無再胜之 
望。境內各部落之首領，彼此爭逐,謀起而代之。如是陷于混乱之 
狀态中者久之。最后有一曾在 帖木兒 部下任軍职之 爱底古 者，統 
一备部，自立为長。 

目下韃靼境內之首領，及积極反抗 帖木兒 之人物，卽为此人 g 
韃靼人拥立 爱底古之 后，又与 帖木兒脫 离隶屬关系。 爱底古 曾陰 
謀暗刺 帖木兒 ，以便乘机夺取韃靼境，甚至 撒馬尔罕 境之統治权 u 
此事虽未成功，已使 帖木兒 洞悉其用意之所在。屡次謀引其入彀， 
迄未能成功。因 爱底古 之为人，最为机警,絕不肯上圈套。現在@ 
木兒与爱底古已成死敌。最近帖木兒欲迅速消灭其仇敌，出其不 

* ■ > I I ■ ■■一 ■ ■■ 

意加以閃击。 爱底古 聞訊，率部避往他处。据云，其部下有騎卒 
20万人之众云。至于 脫克速失 与 帖木兒 近来 a 然和好,兩方曾合 
力課消灭 爱底古 。帖木兒又曾施其欺騙手段，遣使向 爱底古 表示 
願意和好，似乎極其亲善，已將过去种种，加以寬恕不究;同时双方 
原有亲屬关系，今为續盟旧好計， 帖木兒 之孙，願納 爱底古 之孙女 
为妃。但 爱底古 对之，一槪 拒絕; 幷对来使称:“本人曾在帖木 兒 部 
下任事达20年，对帖木兒之种种詭計，奠不深知。帖木兒欺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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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难以瞞过本人。”以此 帖木兒 之詭計未售。这条計策不啻安 
排陷阱，生擒 爱底古 。因为与 帖木兒 和好者，卽無异于归附其下 
也。 


脫克迷失有 一子，于其父事敗之后，曾經退入 热那亞 人之屬地 
迦法 （ Kafa )， ⑬曾由該处起兵襲击 爱底古部 。及后 爱底古 率軍向 
_进發，迦法人与之議和，逐 脫克迷失 之子使其离开該地，而 
重返其父之惻。現此子，仍居于 撒馬尔罕 。 爱底古 現正从事將韃 
靼境內居民之 伊斯蘭敎 化的工作，終 H 在推行此事。_人以先 
幷無一致之信仰，最近已尽皈依 伊斯蘭敎 o 

至于 帖木兒 軍队之組織 如下: 軍中 W 人为最小單位，置百人 
長；千人及万人之上，皆置有千人長及万人長。全軍置有統帅。遇 
有战事發生，則征調各級將士，按敌势之强弱，分定征調兵数之多 
寡。 帖木兒 部下領軍統帅为 只汉 •沙•米兒咱 （Cihan §ah Mirza ) 0 
此人及其父屡次为 帖木兒 效死力，助其成就大業。尤以 帖木兒 推 
翻 撒馬尔罕 之旧主 爱密兒 • 胡三⑭ 一役上，建功为多。因此对其异 
常依重。 

帖木兒 平日將軍中馬匹及牲畜，分擀与族人飼养。凡負責飼 
养之人，莫不加意看管。因倘有不周到之处，立刻刑罰随至，罪重 
者且因之被杀。 


① 鈞注: 馬可波罗于13世紀赴至途中，路經 撒普兒干 （ Saprmrgan )• 曾述及該 
地“产世羿最頁之甜瓜，居民切瓜作条，在太陽下曝干,旣干食之，其甜如蜜，全境售此， 
以作商貨。”远达印度 及中国。撒普兒干及撒馬兒罕 虽非一地，而其干条甜瓜之产,皆在 
中亞之貴盛名云（見馬可波罗行記卷上120頁）。 

⑧ 鈞注: 按元耶律楚材之西游綠，曾述及寻斯干城，其文及注 如下： 

- - — - 1 

“訛打剌西千余里有大城曰 寻斯干 。曰，过1^，城大而民繁， 

15年克 寻思干 城， 又曰: 16年 干城 ，今案太祖克此城后， 

JTi 再攻之，薛迷思干卽寻思干也，西北地附录作撤麻耳干，元史按竺邇 傳曰： 太龃 

■ — - " 1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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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征寻思干，郭宝玉傳曰下搏思干城，又曰引兵据搏思干入鉄門，屯大雪山，耶律河海 

傳曰下寻思干等城…… ) 寻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鏡，故名。（西游記曰寻思 
' •一 - - 一 

干城，万里外回紇国最佳处，杜环經行記曰 ：薩末 建土沃人富，小有神祠，名*抜諸 ，，湛 
_ 12怀 古詩： ‘感恩承聖敕，寄信到寻窻’， 自注： 寻 窻虔 , 西域城名。西人云，寻窟 
‘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城’。）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环城数十里皆园秣，飞 
渠走泉，方池园沼，花木連延，誠为胜迹。瓜大者如馬首，谷無麦糯大豆，盛夏無雨，以 
葡 萄釀酒 ，有桑不能番，皆服屈朐，以白衣为吉，以靑衣为丧，故皆衣白。……” 

又撤馬尔罕于馬可波罗行記書中称之为一 ‘名貴大城，其 注云： 

“ 撒麻耳干 ，一古城也。 希腊 史家名之曰 Marakanda , 亞历山大 在宴中手刃 
GUtxis 卽在此地。 伊斯蘭敎 徒侵入之初，为亞洲名城 之一。 今曰尙 为伊斯蘭敢 徒之 
—聖地。 帖木兒 曾定都于此。其墓今尙可見。……” ggl 5 頁。 

又陈誠奉使西域，曾过 撒馬尔窣 ，其記載該城之^^足珍貴。今录于后： 

“ 撒馬兒罕 在哈烈之东北。东去陕西行都司 肃州衛嘉喀关 9,900余里。西南去险 
涇2,800余里。地势寬平，山川秀丽，土地資腴。有溪水北流，届城之东，依平原而建 
立。东西广10余里,南北五六里。6面开門，旱干濠深險，北面有子城，国王居城之西 
北隅，壯覌下于哈烈。城內人烟居多，街巷縱橫，店肆稠密，南西番客，多聚于此。貨物 
虽众，皆弗其本地所产。多有諸番至者，交易亦用銀錢，皆本国自造。而哈烈来者，亦 
使。街坊禁酒，屠牛羊，卖者不用腥血，設坎堤瘗，东北隅有土屋一所，为回回拜天之 
处。規制甚精，柱皆靑石，雕鏤尤工，四面迴廊寬敵，中堂設講經之所。經文皆羊皮包 
銮，文字以泥金，人物秀美，工巧多能，有金、銀、銅、鈇、班 闞之产 ，多种 ft 揚、愉、柳、桃、 
杳、梨、李、蒲陶、花釭、土宜五谷，民風土俗与 哈烈 同。”見寧西 

又 撒馬尔干 “ 謂; 元太祖 蕩平西域，易前代国名始有 撒馬兒干 之名。 

按呑卑皆称‘ 寻思 或云: ‘ 薛迷士干 ’，惟西北地附录称 5麻耳干 ’ 3县春 西游記 

作‘邪来思干’，和祕史作‘薛来思坚’，亦作‘薛来思加’，耶律楚材西游录:寻思干者 ， M 

'■■___■ —— ■ 1 丨. ——— — 

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鏡，故以名”。得此注釋，于 是寻思干薛迷思干 等称，皆可豁然貫 
通。西人云此为鄰部之称，若其木境自称，为‘ 撒馬兒罕 ，。“康者，一曰， 
薩末韃 ，亦曰 颯末建 ， 在那密水 南。”唐元裝 亦云: “颯■国也。，，迎 
密为納袜之訛。 撒馬兒宰 与 薩末建 ， 颯末建 同条共貫，著于惠責。易尝是蒙古語?更 
征諸 塔什干 ， 塔什干 卽唐之石国。 mm ： “ g 国西閑 五百里至@。，，今自 塔什干 至撒馬 
耳干，道里适合。墼，互二国，可以徼外之地，巳則不考，而漫以詆人, 

乎央言矣。55惠又謂: “撒馬尔罕 卽汉屙宾地，墮曰 m 国，連复名 mm ，此眞臆^ 

譯文証补62卷374頁。 

③ 鈞注: 帖木兒帝国書上曾記征集工匠之事，今摘录之 于后： 

“ 帖木兒 之取 大馬色 ，并来 用何神兵力。 大馬 色的長官，虽严禁居民乞阵，居民仍 
鎚使名商議条件。投降时， 帖木兒 伪若意，同一种信仰宗敎的热忱，手持 
念珠，貴城民之犹豫，幷責其不应輕親預言人一个妻子烏木哈必技的墳墓， 他說: 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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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筑一个庄严的墓堂:要求城民献战賦100万底納兒；幷命开具賊內殷富紳商民册。 
帖木兒取 f 外城以后，不久就得了內堡。借口一种誤会，命居民献納前次所要求之金 


額十倍。于是尽夺財貨，俘居民为蚁婢，选巧匠頁工，送 撒馬尔罕 。”書 48 頁。 

④ 鈞 注：元 史譯文証补之忽炭条 下云: “和鬮，唐書于閫国，有翟薩旦那，屈丹豁 

- -- - - -- - * ~ •*' ' 1 1 • 

致綰称，西人考之, II薩旦那 ，本乎梵音,当是印_人之称， 突而克 人云: ( 星5 ’_， m 
剌比 人云: ‘豁 i’ ，夫 铿薩旦那 为印度梵音，€确論。若屈丹，豁旦之分，正恐未必。 


元祕史作‘兀丹’，元史又作‘幹端’，耶律楚材西游录作‘五端’。”# 35頁。 

又明書有千閬条云 :“于 閬大国，在葱峩北200里。东西5,000里，南北1，000里。 


U , 唐皆入貢中国石晉时，王 李帮天 自称唐宗。遺人入貢，封为 大宝于閫 国王。圭 


末南迀，朝貢不絕。 7ic 乐6年，头目 打魯眭亦不刺金 ，遣人貢玉璞。12年，吏部員外郎 
陈誠至其国，国主微弱，鄰国交侵，人民仅万計，皆遒居山谷間。境內惟大州魯陈，哈失 
哈力 ，稍有域邑；余皆荒垣敗屋，生理蕭索。永乐以后，西戎舉职赏，不敢輒相玫，始得 


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鏡，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机巧，喜浮屠法，好歌舞，工紡辙, 
相見輒跪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稍知尊卑齓节，狀貌亦似空人。其山葱嶺为大嶺。 
下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产玉、胡錦、双峰駝、諸香珠、珊瑚、翡翠、琥珀、花藥布、 
名馬、腽肭臍、全星石、水鈕、獅子、阿魏、后間入貢。”書331頁。 

又馬可波罗行記附注中，亦論及和闞产玉之情形。今摘录之 于后： 

‘ 葡萄牙耶龢 会士， 郛本篤 神甫在1603年，經行此地， 叶尔羌 时記述 有云: ‘此地是 
一名城，商人商貨，皆輻辏于此。商队之自 迦补尔 (Kabonl) 来者，止于此城。复組商 
队，进行契丹……其貿易之物，价嫜貴重，重者仅有碧玉 （Jaspe)。 玉有 兩种： 一种較 
貴 ，产于扭哩 (Khotan) 河中，采之之法，几与采珠之人，沒水求珠之法相同，別一种品 


貨較劣，出于山中。’按此物卽中国玉石 (Tim Kowski), 謂采于河中，塊大者对徑約有 
一尺，小者仅有二寸。其重量有至12磅者，其色不同，有白如雪者，有綠如翡翠者，有 
黄如蜡者，有紅如銀珠者，有黑如墨者，若羊脂、朱斑、或碧如波蔆，而金片透露者为尤 


貴。”書152頁。 


⑥鈞注:此卽所謂七年战爭之役，始于1399年9 月 10日，終于1404年7月，实 
际上只有五年，載于舍利甫丁書二册181至212頁。 

⑥鈞注.明史列傳，撒馬尔窣条 有云： 

“……明年(洪武: 8年卽 1395) 命給事中馎安等齎書幣帛报之。其貢馬，一岁以 
再至以千計，幷賜宝鈔偿之。成龃践祚 C 1403) ，敕諭其国。永乐3年 （1405) 傅安等尙 
未还。而籾廷聞假道 別失八里 ，率兵东，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敞备。5年6月，竺 
等述。初宝至其国被留，朝實 亦絕; 寻令人导宏邇历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至是, 
帖木兒 死,其孙 哈里(勒) 嗣，乃遺使臣芝姿等，送圭还貢方物。……332卷。 

又哈烈条 下有: _ 一 

駙 馬帖木兒 旣 居撒馬尔罕 ，又遺其 子沙哈瞀 据哈烈。洪武 时撒馬尔罕 及 
別失八里 貢，哈烈道远不至，25年遺官詔諭其文_幣 n ^； 不至。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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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給事中傅安，郭嫌等携士卒1，600人往，为 撒馬尔牮 所留不得达。30年 （1397) X 
遣北平按察史 陈德文 等往，亦久不还。成龃踐祚，遣官齎璽書，綵幣賜其王，犹不报 
命。永乐5年，安等还，德文邐历諸国，說其酋县入貢，乃以道远無至者，亦于是年始 
还。” — — 


由上覌之， 1404 年克拉維約 在 撒馬尔罕 所見之中国使臣，应 为被輯 留之給事中傅 
宝，翌辱等。于此期中，对中国朝貢亦絕，至 1407 年，方送还使臣。 

⑦ 釣注: 按 帖木兒 之接待中国使者事，德国游客 細尔脫白格 j gjgJb 亦 載之: 

“ M 初，有 德国 游客 約翰細尔脫白格 CJohanan Sohitbargar ) 者，尝至 中央亞細 
亞 察合台 国,执役于 帖木兒 之軍队多年，至 1427 年(明 寰宗宣德 2 年)始归德囿。著有 
辦一書，其中略記中国。盖在 帖木兒 朝廷时所亲見者也^其言如 下： “ 契丹国 大汗遺 
使帶馬 400 匹，至帖木兒之廷，责取貢賦，盖 帖木兒 不入貢者，已 5 年矣。 帖木兒 引使 
者至其都（ 撒馬尔罕 ），繼乃遣之回国，吿以归后，須报吿契丹大汗帳: 帖木兒 自此不复 
称臣納貢于大汗，不久彼將亲来見大汗，使之称臣納貢 于帖木兒 也，使者归， 帖木兒 下 
令全国，亲征契丹，征集大軍 180 万人，东行一月余，抵沙漠，須行 70 余日，始得越过， 
水草块乏，天气寒冽，馬死者甚众，帖木兒乃归国都，病死，。”（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2 卷 140 节)。 

⑧ 鈞注: 此系指 明太祖 薨于 1398 (_ 31 年），太孙建文帝嗣立，終引起之廢藩 
及靖康之乱， 帖木兒 卽于是年未再朝貢，至 1404, 恰为 7 年。至于所述 51 初乱事 經过， 
克拉維約 頗多极据耳聞，故不免陷于錯誤。所謂大太子，应为懿文，彼早年卽去世，举 
火自焚之事，恐系指建文帝而云。 

⑨ 原注: 汗八里 系 忽必烈 汗所建之大城，卽今日所称为北京者 是也。 此处当为 
康 A 里 (Kan Balig ), 亦有書为“ 汗八里 ”者，“帝城”之謂也。 

又 鈞案; 馬可波罗 来华时，目睹旧日北京之雄偉，广袤,于其形势及建筑，皆有样細 
之 叙述。而 Del Isle 氏之北京志上，关于此城名称及沿革，更多有价値 之解釋 ，例 
如： 

“ …… 汗八里 此言‘君王’城也。汗 （ Kan ， Han) ，犹 f ‘ 帝王，， 巴勒哈惕 ( Balgat ) 
色勒哈孙 ( BalgasxuQ A 里黑 （: Balik ) 等字，在 韃靼 語中皆犹言‘城’。今北京城址附 
近，古昔有一要城,紀元前11 2 1年，黃帝后裔某受封于薊，中国考据家以其城在今城西 
北三四里。紀元前7跗年，至紀元前2对年間，薊 为燕国 都城。 秦始皇 灭燕，此城降为 
州郡《历称曰蔚、日燕、曰幽州。 986 年，廷以为自是以后，迄于今日，除中間有短 
期之中断外，常为京都。1151年金建中都于此，領大兴，宛平二县，与今同。至1251 
成吉斯汗 取金中都时，亦名燕京。嗣后仅在半世紀中，降为州郡治所， 忽必烈 汗自哈束 ij 
和怵徙都燕京，在1264年，1267年問，于燕京旧城之东北，建一新城。 1271 
名此城曰錢。蒙古人則名之曰 汗八里 。^之旧城，在元代名日南城，而新城，^名北 
城。盟蔓瘦时 （ ie 世紀）建外罗城(欧州称之汗城^燕京故迹，遂不复存矣 

关于 汗八里 之旧趾，据上述記載,应較目下北大。 j 代洪武帝 a 旧城过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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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域削去 5 里。今城北 五里， 有土城尙序。而所著录东西兩城之 
城門， 齐化平則 二門之北，別有二門，則旧城超过北。 馬可波罗 謂:“中 
楼在城中央”，亦可参考。当日 之汗八里 之面枳实为广袤。至于 克拉維約 所載大于塔 
布里士 20倍，則义未免过 甚芡。 

⑱ 原注： 中国明朝历代皇帝中，井無一信 仰基督敎 者。 

⑪ 鈴注: 克拉維約 所述之女兒国，幷非 H 睹，而系傳聞，其确实地点，亦未 指出； 
只謂处于赴中国之大道上，隶屬于中国 c 地名旣不具，是否有其事，实难揣測。 13 世 
紀中， 馬可波罗 游印度时 曾謂: “有男島，女島。”考据家曾例举与此相类之傳說十余則， 
以証此女人国为时無分古今，地無分东悉皆有之故事云。 

⑫ 鈴注: 金蝎汗国 之来源，为 成吉斯汗 長子朮赤有子女 40 余人，分地最大者三 
A : 曰拔都 CBatu) ,是为 金帳汗国 ，一称四鈦察 (KipcakQ ，或昔班 (Sibaii) ， 是为靑帳 
汗国，曰 斡普朵 ( Ordu ) ，是为白 帳汗国 ，一称 东欽察 。此处所述之脫 克迷失 ，卽为势雙 
之后。初与 帖木兒 合作，其后叛 帖木兒 而屡作襲击。然于 1394,1395 兩役中，皆遭敗 
北。 1395 之役，卽發生 于泰来克 河畔，是 卽克拉維約 所述者。 脫克迷失 死于 1406, 卽 
帖木兒宛后之一年而故去云（参閱帖木兒帝国20頁）。 

⑬ 釣注: 迦法为 克里米 半島上之要港，原 屬东罗馬帝国 ，后 为吉那哇 人及人 
所分据。1342年，双方曾为爭此地，致起战爭。韃靼人以兵圍攻迦怯城,但未能封鎗 
交通， 故不得不依 維尼思国 之和解，承 認吉那哇 人侨民，有一神法定的存在。_人得 
此迦法，設霞 一个官 吏治里。韃靼人后来冲突屡起，足証此种和解，并不徹 帖木 
兒帝国27頁）。 

⑭ 鈴注： 爱密耳胡三 （ Hnssin ) 原为 帖木兒姻 兄弟。13訂年时，秃忽谗 帖木兒 
汗乘河中之乱，引兵略取其地。 帖木兒 及胡三同遊难 到尼古答里及赫瓸来 ( Hezare ) 
兩个部落。及 秀忽魯帖木兒 汗取了 撒馬尔罕 以后，就命他的兒子 也里牙思火者 （ I， yas 
Khodja ) 鐵守其地，幷命 帖木兒 为其参謀。其后不久,为 也里牙思火者 左右所侮，就弃 
职他往。与 爱密兒胡三 結合，同謀陕复河中。無何， 秃忽瞀帖木兒 汗死，他二人遂起兵 
于1364年。 也里牙思火者 与战不胜，遂重复漉烏滸河，退走不花 jlj 。 有个怨家， 爱密 
哈 馬兒丁 乘势杀 也里牙思火者 ，尽屠其家族。•….• 帖木兒 御極之时> 实在始于者台，花 
剌子模 兩地之倭略,諸役始于13的至1380才吿終。这些战役是他最困难的战^ 
…… 帖木兒 以兵攻其从前同盟的胡三，圍攻 巴里黑 ,拔其城，胡三遂阵。 帖木兒 伪許 
之，命其往朝聖地，遺人杀之于中道，于 是帖木兒在撒馬尔罕 宣布他是成吉斯汗系之繼 
承人，察合 台汗国的君主（見帖木兒帝国31至32頁)， 






第十六章自撒馬尔罕返归塔布里士 

有关 帖木兒之 种种問題，旣經述过之后，于返归祖国途上，我 
們所遇到之种种事变，無妨在此叙述一下。使团离 开撒馬尔罕 之 
际，除有^專使同行外，尙有数人亦与我們褡伴同行。其中有一 
人为土耳其某宗王之兄名 阿拉曼 • 翌座 (Alaman Oglan )； 又有原 
系从 西瓦斯 或阿洛特洛哥 ( Altologo )^ 或 波拉特 ( Polatada ) 来此 
之人，現在亦与我們搭伴，一路归国。 帖木兒 之总管亦对此同意, 
命我們全体一律速离此間。我們此次归去之路，与来时不同。此 
次則出 撒馬尔罕 往西直行，向韃靼境进發。 

11月 2 1 H (星期五），我們自 撒馬尔罕 动身之后，循一条良好 
之大 道行； 6 H 之中，經过許多人口稠密之衬鎭。食宿皆取于村 
中,各处皆承其招待，款以宴席，代备下榻之处。 

11月 27 H 至名 布哈拉 （ Buham ) 之大城。②城位于广袤之年 
川上，牆垣系磚所壘。城边有濠溝，及轉砌之堡壘一座。此間不 
見有以石料作建筑材料者，其原因， 据云： 附近少山，故無石料出 
产。堡壘前，河水流过。城外建有华美之別墅多处。 布哈拉附 近, 
米、麦、牛、羊、名酒等,皆有大量出产，商人亦多富厚。經过此城 
时，城主对我們除作种种供給外，又贈每人馬一匹。 

于归途上，所經过之城市，除擇萁重要者，加以叙述外,其佘則 
不再贅述；因为归途上所經过各城市,大部分为前面所曾叙及者。 

布哈拉 城內停留之7天中，曾降过一場雪。12月5 H ，我們 
啓程續行3曰間所經各处，則見人口繁庶，土地肥沃。沿阿母河 
兩岸，到处村落相望。我們曾在一村內稍息，作穿行一段沙漠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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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准备。沙漠地帶之長，須行6日，方能穿过。在衬中作20日休息 
之后，卽于12月10 H 动身，渡过河，河之兩岸沙灘甚寬，經風力晝 
夜吹煸，灘上細沙，作海浪形。陽光映照其上,所反射之强光，明耀 
夺目 Q 在沙漠上往来，或寻覓路徑，.極为 困难； 只有善追人蹤者， 
方能寻出途徑而行。此間称沙漠中之响导为卜人 （ yamQi ), 我們 
穿行沙漠时，也雇 了一位 卜人作响导。卽使响导，亦不免有时迷失 
途徑。沙漠中，只于每 H 路程之尽处，設有一 口井; 井上建有高亭， 
以便寻識。12月14 H ， 停息在一座衬內。星期一及星期二未行， 
星期三起，五 H 之中，又繼續穿行另一片沙漠，而至有充暢水源之 
处。过沙漠时，見其中有沙山一座，其熾热之程度，虽在12月之 
中,尙有难于忍受之势。沙漠間行走数 H ，其辛苦迥异乎寻常。 

12月21 H ，我們达到 巴％德 ( Bavard )® 村，地在 呼罗珊 境 
內一座大雪复盖的山頂上。天气極其寒冷，村外四周亦無牆垣蔽 
护。我們于村中停数曰后，換过坐騎，重新登程就道。自星期 H 至 
星期四以来，数 H 之間，多承衬人厚意款待我們这些远客。12月 
25 H 为聖誕节，同时为 基督敎 1405年之元旦。我們离开 巴茏德 
村，續由山路向前进發。四面大雪封地，滿目荒凉，不見人烟，如此 
者凡5日。 

1月1曰（星期四），我們进抵一片平川上之 哈布珊④ ( Hobo - 
jan ) 城，当日及星期 5 ,皆留于該处。 哈布珊为 人麦德 ( Med ) 境后之 
第一座城。1月3日又离开此間，路上極为平坦。天气漸暖，見沿 
途积雪，已漸溶化，夜間亦不覚寒冷。1月5日，穿过兩座衬庄，抵 
乔加来姆 ( J 咖 rim ) 城。此城亦無城垣。此处已接近我們 赴撒馬尔 
¥大道。在 乔加来姆 休息2日之后，星期三动身，穿行一段荒野 
地，夜間露天而宿。 

星期四傍晚之际，行至一座热間之村落。 兩 日以来 ，我們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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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山旁而行，山頂虽遺有积雪，不过气候很暖和。星期五，又前 
行，終日未遇一人。星期六，抵 百斯坦姆 ( Bastam ) 城。在此仅休息 
一日，續向 达姆崗 行，及至距城有10里之地，忽然刮起一陣寒風， 
其寒冷之剧烈，使我們在路上耐不住；卽屬馬匹牲畜，亦感到冷風 
之威胁。及抵 达姆崗 后,有人吿訴我冷風吹来之原因如次: 

, 据当地人士所談 •.“ 此城之外圍之大山上，有山泉一口，逢有物 
品墮落泉水中时，城外卽起風暴。地方人見有風起，立刻派人上 
山，將泉水內之物品加以淸除，暴風可以立止，⑤ 

我們在此城休息了兩天。 

1月15曰（星期三）出發，不曾向 菲盧茲 • 魯哈 大道行。因为 
大雪封山，路已不通，因此我們取路于右方大道。次夜，我們在一 
所大空房內过夜。3日之后，行抵 塞南 ( Semnan ) 城之际， 是为妻 
雙境內最后一城。自此間起，伊朗已經落在我們后面。 

塞姆南 城，虽为一座人口 稠密之 城市，但其四圍，未修城 
牆。我們在这里休息到星期一，随后起身。于1月23 H 到 維拉民 
( Veramin ) 城。此城虽屬龐大，佴是房舍建筑，殊为簡陋，地屬剌夷 
境內。 帖木兒 之婿 苏来曼 • 米尔咱 駐于此处。我僩又 与巴巴 •篩海 
(Baba Seyh ) 者相晤，前次我們赴 撒馬尔罕 途中病倒的随从人員， 
卽托付他們兩人照顧。及我們于归途上重抵此城时，見他們已經 
痊好,不过其中二人，已因病重身亡。兩位貴人对所留下之几个患 
者，照顧極其周到，一切需用,皆予以充分的供給。 

酣馬 苏来曼 • 米兒咱 欢宴过我們之后，巴巴 • 飾海亦曾招待我 
們一番，席散，我們卽行动身。夜間宿于道旁一座堡內。 

1月29日 至撤哈拉坎 ( gahrakan ) 城，自此处轉而向西北。2 
月3日（星期一) 抵喀茲溫 ( Kazvin ) 城。其內建筑，多遭殘毀。我 
們就住在这座房屋破敗的城內,虽然如是，此城尙不失为塔布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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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撒馬尔罕 之間所見到的最大城市。城內街道为大雪所遮盖，居 
民正在扫除积雪，开辟道路。各家皆恐积雪压塌屋頂，所以随时 
將房上落雪扫开自星期二至星期五，皆留在 喀茲 溫 城; 因为大雪 
封路，無法前进。城中居民，于我們停留之际，招待上極其殷切。 

凡为親見 帖木兒 而去，或覲見归来之使臣，沿途到处,皆有当 
地人供应。这是此間之規矩。 帖木兒 亲族中諸王子王孙，亦享受 
此項款待，無論行至境內何处，9日之內，所有食宿，皆由地方預 
备。一切开銷，皆由地方人分担。 

星期六再上路，地方人士为沿途开辟道路起見，派30名伕役， 
随我們同行。自 喀茲溫 居民中征来之伕役,一路陪我們行抵一座 
村前才归去。临行把照顧我們的責任，委托給鄰村中人。其时大 
雪紛紛降落，高山与平地，自远处望去，几乎不可分辨。雪色反映 
出之光綫極强，使行人或兽类的眼睛因炫耀而感模糊。因之行至 
繁盛之大城 苏丹尼叶 之前，一路上所經各村鎭，已然分辨不出其为 
何处。2月3 H (星期五）抵城后，休息了一周。此城在前文已叙 
及，茲不贅述。 苏丹尼叶 @城,的确为伊朗境內雄壯而华丽之大 
城。虽以四周缺乏城艢而难防衞，不过城旁建有坚固堡壘，亦足供 
守护之用。 

在 苏丹尼叶 城坐候8日之久的原因，是在等候 帖木兒 之孙，伊 
塱总督楚雙 • 米兒咱 傳見之信息。 奧瑪 • 米兒咱 現正在 卡拉巴 附 
近，建起大营，卽在該处过冬。自 苏丹尼叶 赴 卡拉巴最 簡捷之路徑 
是往北行之一綫，佴是須穿过高山峻嶺。而此际山道已为大雪所 
封塞；我們原拟等候几日，积雪可以溶化，而大雪愈降愈大，我們終 
于接受旁人的劝吿,走向 塔布里士 ，再轉赴 卡拉巴 。2月21 H (星 
期一)从 苏丹尼叶 啓程，晚間宿于贊章 ( Zancan )。 星期二至 米亞那 
( Miyana ) 0 屋期三停于通古村 ( Tongo ); 經烏蘭那 ( Ujana )， 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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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之星期六,行抵 塔布里十 。 

此間人士，特別指定 基督敎 之 亞美尼亞 人住宅,为我們下榻之 
处，招待上自然極为周到，3月3日（星期二)坐騎已經备妥，卽准 
备^身赴王孙奥瑪大营而去。 

沿途广袤無垠之平原上，靑綠遍野。其地鮮見降雪，終年气候 
溫和; 以此 奥瑪 • 米兒咱 ，选此間为过冬之地。3月5日，我們会同 
埃及土耳其使 臣，一同自 塔布里士 动身向 卡拉巴平 原进發。 

前次 帖木兒 派往 西班牙之 韃靼專使，此际陪同我們至各处，因 
此每到一地，皆借其力得以享受到盛意招待。韃靼人对陪送或引 
导外国使臣之官吏，称之为“扎古来” （ Cagaul )。 赴 卡拉巴 一路 
上，随員中除敎士一人，及侍者数人同来外，其佘各人，皆在 塔布里 
主候命。向 卡拉巴 进發2日后，于道上遇有王孙奥瑪之来使，命我 
們立刻轉回 塔布里士 ,卽在該处靜候召見。我們卽奉到回 塔布里 
主休息，及在該地候見之命 ，只好 轉回。王孙幷囑咐城中長官，善 
为招待，所有开銷，由大营支付， 

在 塔布里士 城內，为候命而勾留多曰。直至3月18日（星期 
三)所候的命方到，又召我們赴 卡拉巴 。3月19 H (星期四）自莖 
布里士 动身，向北翻过几座山头之后,入于一片有花园及村落的盆 
地。此間气候溫和，盛产 葡萄； 其他果产，亦極丰富。 阿拉斯 河 
( Aras ) 之水，灌漑此地，續行 4 H ，穿过此段盆地之后，进抵广大之 
平川，居民繁庶，而皆安居乐業。以所种稻田之收获旣多，其他农 
产，亦敷一方人民之食用也。米产之丰，以至用以 喂馬; 惟不見豆、 
麦之屬。王孙奥瑪之大营，卽建于此处, 3月25日，由韃靼人先行 
赴王孙处通报，我們随后緩緩而进。此时距大营尙有百余里之遙， 
忽然迎面遇有行人来吿，王孙大营叛变，不可离近，莫若暫且退回， 
以免發生不測。我們当时向他們打听这次事变原因。据謂，帖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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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之大軍統帅 只汉沙 ，意欲謀杀王孙奥瑪；王孙聞訊，下令捕杀 R 
» Q 此际 只汉沙 之部下已然叛变，击襲奥瑪部下队伍，因此王孙 
奥瑪 退过 庫耳 ( Kur ) 河，將浮桥拆除，船只沉沒，繼續抵抗叛軍。此 
时無人能制止叛变，全軍陷于混战，秩序已遭破坏云云。 

我們接到此訊之后，立时招集使团各人，作一集会，討論进止 
問題。經多数人議决，仍繼續前进。于是我們于5月26 HC 星期 
四)行至王孙奥瑪的营外，派人入內通报，称我們在此候見。 

不过大营的形势，已極混沌，往来出入之人，不計其数。我們 
等候之間，王孙派来一位 察合台 族人傳信，謂：“王孙以軍务倥偬， 
不克分身接見。命我們先归 塔布里士 候命，倘有需用，皆可提出要 
求，幷由彼陪送往 塔布里士 ，幷負責照料一切云。”我們于是再乘 
征馬，重返 塔布里士 而来。 

此际王孙奥瑪駐軍庫耳河南岸，所率騎兵,尙有45,000之众， 
其他部队尙分扎于各中心地点。 

帖木兒 因为每年照例在此过冬，所以曾建一城池，名巴夷 拉 
赛⑧(: Baylakan ) 城，幷移来人口 2万，以充实之。 

与奥瑪对壘之 只汉沙 ,为 帖木兒之 外甥。因其系 帖木兒 之近 
亲，所以素日人人对之極为敬重。 只汉沙 所轄之地旣广，人口又 
多，而拥护者亦众。 帖木兒 任奥瑪为西部伊朗之总督时, 只汉沙 被 
任为其輔佐。 

只汉沙 对下頗具威严，令出必行。因其所行之令，与出自帖木 
里者同也。至于其与王孙奥瑪終至出于互相仇杀⑨者，各方所傳 
来之消息，恰恰相反。据一方所傳， 帖木兒 之孙奥瑪，因为平日畏 
忌 R 汉沙 ,所以謀將其加以杀害。 帖木兒 死后, 只汉沙 謀脫奥繪而 
独立，極有可能。因之,^早怀戒心，为消灭勁敌計，先下手为 
强。此說亦不能謂之無因。此外,只汉沙旣任全軍統帅，又为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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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族之部長，王孙唯恐其一旦叛变，謀夺汗位，故先發以制人。 

第一种傳說，大致如此。另据傳說謂; 只汉沙 接 到帖木兒 死訊 
之后，立刻率引大軍,全体武裝，奔赴所召集之宗王大会 而来; 行至 
此間，迎面遇到奥瑪之至友 伊斯蘭敎 师某。因奥瑪曾將 只汉沙 所 
爱之情妇，賜与此人，所以平日卽深为嫉恨之。再加以其他种种 
原因，早思 泄憤; 今 只汉沙 与其狹路相逢，当卽执而杀之。 只汉沙 
杀过 伊斯蘭敎师 某人后，乃仗劍冲向王孙奥瑪之营壘而来。 奥瑪 
之侍衛軍士，見来势不妙，立刻来守衞王孙大帳；此地卽当年韃鞠 
人部長 爱底古 所叛变之地， 只汉沙 意欲冲入奥瑪之帳內，为待衛所 
阻。此时有韃靼部長某人自帳內出，問 只 汉沙 : “意欲 何为? ”只汉 
空答：“有要事，欲入內面吿王孙。”韃靼貴人入內通报之时，奥瑪 
命其杀之。韃靼貴人自帳內出，直趋 R 汉沙 前，揮劍斬之。 K 汉沙 
部下見事敗，遂走散逃亡。奥瑪乃 將 只汉 沙 首級，送往鎭守 巴格达 
之父 米蘭沙 及兄 阿卜白克 处。附有函一封，內称 “ 祖 父帖木兒 已 
故，自己卽將所部，归附于父兄之下，請父前来接管。父旣为_ 
显之繼承人，宜登大位”云云。又据傳来之涫息， 米蘭沙 見 只汉沙 
之首級送到,对其次子@，大为恐惧，因此召集于維揚 ( Viyan ) 平 
原上之宗主大会，决定不去参加。 

至于 撒馬尔罕 城所發生的事变,据人傳說如下: 帖木兒 死于兀 
答刺兒 ( OtmQ 之后，韃靼貴人及宮內总管等，拟祕不發丧，先將變 
馬尔罕 堡■內之宝庫，加以掌握。佴死訊，不俟通报，早为宮内侍 
役，透露 于外。 

帖木兒 去世之际，王孙 哈里勒苏丹 ⑱正 在撒馬尔罕 。此人亦系 
米蘭沙之子,于接到 帖木兒 死訊后，卽將部下及本系宗王等召集 
来。同时將 帖木兒生 前最有权势之总管3人加以拘押，所有內宮 
及府庫分別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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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总管中,有一名已被处死，名为 布突都 ( Butudo ) ， 系王孙 
奥瑪所杀之 R 汉沙 之子。其佘二人，后得脫逃，投奔 帖木兒 之幼 
子，卽此时鎭守 呼罗_ 之 沙魯哈 处去，避于其境內哈烈城。 哈里勒 
旣將 布突都 处死，其他二总管逐出，乃得进据 撒馬尔罕 之堡壘，获 
得宝藏，儼然国都中之主人翁。一方忙于安葬祖父，一方遣人报吿 
其父 米蘭沙 謂欢迎其来,所有庫藏,皆經封存，敬待接收。一俟来 
到，卽拥护其父繼承 帖木兒 之汗位。王孙 哈里勒 幷謂: “內庫听藏, 
極为充盈,以此号召 察合台 各部,定能使之全体来附”云。实际上， 
韃靼人亦多为一趋利之徒耳。 

如此說来， 米蘭 沙之繼承汗位，已無問題。但王孙 哈里勒 令使 
者附帶轉迷“ 米蘭沙 之妃, 汗則黛 方面，对此事或有异議。虽然王 
孙为其父母間之不睦，而曾进劝解。但妃主对其夫旣惧且恨，一旦 
米蘭 沙 来 撒馬尔罕 ，与其同居宮內，不免有其他事件發生”云。此 
为王孙于欢迎其父 米蘭沙 之佘，所附之声明。同时妃主 汗則黛 最 
明显之意响，則在劝其子 哈里勒 登位，此际正在引之上路^ 

我們与王孙 哈里勒 熟識。彼时年方22岁，面白微胖，与其父 
米蘭沙 之相貌相仿佛。当我們在 撒馬尔罕 之时，屡次承其賜宴。 

关于 帖木兒 死訊之傳播，亦有直得一叙之 必要。 帖木兒死訊 
正式傳出之前，曾有兩次謠傳其死。据說此种假消息之播出，皆在 
考察有無不逞之徒，聞訊叛变，借以淸除不稳份子。因此，最后一 
次 帖木兒之 眞实死訊傳到时，無人敢信以为实。仍有若干人，信其 
未死，敗正是我們屯在 塔布里士 候命归国之际。因之有人 謠傳峻 
木兒仍健在，正調集軍队，拟远征埃及,討伐埃及苏丹。 

米蘭沙 在 巴格达 接到其父帖木兒的死耗之际,同时大軍統帅 
_塗之首級，亦由其子遣人送到。其次子奥瑪在 塔布里 七 两 ft 
里維揚平原上所召开的宗王大会，亦請其蒞会。会中卽为議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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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繼承 帖木兒 汗位問題。 米蘭沙 于聞悉之余，卽携長子 阿卜白克 
自 巴格达 来与会,佴行至中途，未抵_之前，偵悉其次字_，于 
維揚附近，屯集大軍，势力远超其父兄之上。同时聞有通令 苏丹尼 
叶及 塔布里士 之間各地軍队，听候調遣之举。 米蘭沙 見其次子調 
动大軍，心中有所戒惧。于是停于中途，遺人向輿瑪質問原委。使 
者归来 ，謂: “奥瑪为調箪防守边疆，冏时欢迎其父就汗位,特遣軍 
鎭撫昝地，实無他意。”此际長子 阿卜白克 拟約其弟奥墀,單身来 
会，拟乘其不备，挾之以归。 米蘭沙 認为不妥,亦未允其行。 

奥瑪与 阿卜白克本 是一母所生之亲兄弟。此刻其母， 亦在& 
蘭沙之側，聞訊單身来会其次子奥瑪，向其解釋:“此次其父兄，皆 
以信賴之心，来蒞会，幷謂 帖木兒 汗位，最合法之繼承者，应为其父 
米蘭沙 ”。奥瑪当时宣 誓曰: “倘有异志,願遭具主之惩 譴!”幷謂： 
“对其父之繼任汗位，毫無异議,对其所命，無不遵奉。”其母見其旣 
表明心迹，可無問題。乃返归丈夬 米蘭沙 大营，謂其次子已提出保 
証，絕無二意。 米蘭沙 因命長子 阿卜白克 赴奥瑪处，將就位問題詳 
細商討，幷决定登位 H 期。 

阿卜白克 奉命之后，卽刻起身前来，随行除衞队外，幷無其他 
队伍，奥瑪見其兄之从人輕簡，乃决定不露声色,將其兄拘留 Q 俟 
阿卜白克 入帳后，麩瑪假作亲热，讓之共座，不久，卽令部屬將其 
兄拘柙。此时帳外 阿卜白克 之随身衞士，約500人見事不佳，逃回 
米蘭沙 处，报吿經过。 阿卜白克 被拘之后，釘上錢繚，送往 苏丹尼 
杜堡壘，囚禁起来。王孙奥瑪繼而又向其父之大营进襲，意欲將 
其父一幷捉获。 米蘭沙 聞悉，星夜引軍退去。途中取道®境上, 
与妹丈 苏来曼 • 米兒咱 会晤，卽暫避 該处。 附近之 察合台 族部長, 
貴人，宗王等多人皆相会。⑪ 

奥瑪及阿卜白克之生身母，聞其長子为其次子所囚，乃来奥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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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营，面見其次子，敞开胸怀，謂 M 曰： 

……“我兒 I 我为你等生身之母，他为你之亲胞兄。世人尙知 
敬爱其手足同胞，你何以欲置之 死地? ”言畢大哭。奥瑪上前假作 
劝慰： “拘禁胞兄之事，乃由于言語上冲突而起，虽然本身違誓而 
行，皆为拥护其父登位之事，以致主張上分歧”。奥瑪口头虽如此 
詭辯，心中另有所圖，他旣將長兄囚禁之后，又想乘机再扩張势 
力。奥瑪之手段，旣如此毒辣，所有 察合台 人，对之皆显畏怯。前 
次对其母所提出之保証，目的卽在連其父在內，一網打尽。 

此后， 米蘭沙 离开刺夷,向 撒馬尔罕 进發，王孙_在后追赶， 
拟四面包圍，將父俘获。同时乃与其叔 沙哈魯 合作,反抗其父米蘭 
座。据傳，奥瑪与 沙哈魯 兩方所訂之协定，系將 帖木兒 帝国全境， 
由叔佳二人 平分； 俟 米蘭沙經 过哈烈城时，卽由 沙哈魯 下手將其 
扣留。米蘭沙旣探悉其弟与其子，正在协議暗算，所以行至呼罗 
H 境时，暫行停住。一方派人赴其次子奥瑪处議和,因为再往前 
去，不無危險。近聞双方已提出条件，然意見未能一致，故情事仍 
未能解决。 

据我們听到之消息，奥瑪扣押其兄 阿卜白克 之后，曾將其兄 
之馬尔丁妃廢去 ， 送往妃之父所。 


③ 原注： 阿洛特洛哥 ( Altologo) 或卽中古佾紀介 乎伊茲米尔 (Izmir) 及 爱弈斯 
(Ffes) 兩地之間之 阿洛牿包斯科 (Altobo 恥 o) 之地，卽今日 可罗芳 (Kolofon) 城之所 
在地。 

③ 鈞注： 关于布哈拉，元史譯文証补上有不花 剌条： 

■ 1 1 ---- 

“ 不花剌， 豳在 撒馬尔罕西 偏南,其为 布哈尔 無疑。 元# 皆作 卜哈尔 ,亦作蒲华 

剌字;收音仅此一見，案西国奥圖，布哈尔都域，称为布哈拉，与此正同。元史人名不 

- - - - - - ' 

莖者，皆应作布哈,义为‘忙牛’也， 西域人 云；‘最古之城’，唐中宗时颶于 阿剌比 。唐 
眧宗时，西域之薩蛮朝建都于此 。案： 唐書西域傳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而瀕烏 

1 " ~ ■ ■ I I * ■■ 

mmo 布豁，捕喝皆布哈之异譯。”書頁34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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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13 世紀时， 馬可波罗 于 p 記中述其父及叔曾留居此城3年，其注 中有： 

“…… 不花剌 一名‘貴城，‘ 伊斯蘭敎之罗馬 ’，一名‘寺院城’，当时在东方諸 
城中，为文化之中心。 不花刺 傳說 有云: “大地之上，他处光明 ， 自上而下，然在 不花剌 
則自下而上。 摩訶末 升天时亲見之。”虽經 成吉斯汗 之殘破，不久卽見恢复。在14世 
紀时，尙为文化之中心，与掻西 伊斯蘭敎国 Seville , Granada , Ooadova 三城之境艽 
同，然則今日，則衰徽矣。……”花別利撰，一矯裝敎+之中亞行記157 ^183頁。 

叉陈誡氏之囲域番国志上，有卜花兒城条 ； 

“ 卜花兒在撒馬尔罕之 西，700余里，城居平川，周10余里，民物富庶，市里繁华， 
戶口方計,地平衍，宜五谷，桑、麻，天气溫和，冬不升火，蔬菜不絕,产絲綿、布帛、六畜 
悉有之”。 

③ 原注 :此村 今名为 Ebi Verd 。 

④ 原注： 此地今名 Kxilan 0 

⑤ 原注:据 Mtistevftde Ngzhet 書上，亦有同祥之記載。 

⑥ 鈞注： 苏丹尼叶見于元史譯文証钋之孙丹尼牙条 

⑦ 原注： 西班牙 專使于11月間离 开撤馬•尔罕 之时， 帖木兒 正在患病，命在 

旦夕之际，故不及辞行。其后 帖木兒 病体痊愈，12月間卽調集大軍，淮备东倭中国 * 
1405年1月間，全軍进發，2月間涉水波烏滸河,軍次 兀答剌兒 ( Otrar )， 旧疾复發， 
27日死于該地。 帖木兒 死后,子孙爭位之事，定然發生;然而 撒馬尔罕 及 卡拉巴 間之 
距离甚远，卽取最捷之路，亦有3,000哩之遙，卽以 帖木兒 帝国內最講速率之驛站方法， 
用馳者畫夜奔馳傳信，亦須于20日后，方能将此訊送到。如此看来， 帖木兒 之死訊, 
最早亦須候至3月7日，方能傳 至塔布里士 ，此生死不明之期时，正 克拉維約 候奥瑪 
召見之 际也。 ~~ 

⑧ 原注： 巴夷拉康 城,系 帖木兒 所建,卽定之为 卡拉巴省 之省城，其地与庫洛 

河之間，以运河接連。 _ 

⑨ 鈎注 •. 关予 H 汉沙与瑪奥間之仇杀事，帖木兒帝国一書上作記載如下： 

“ 帖木見 凶問至，异密 只权沙之 亲信数人，以 摩訶末烏馬兒 ，專事逸乐， 劝 只汉 
迭杀其左右，夺取政杈。 只汉沙为 一沉湎于酒之醉徒，从之，执杀数人， 摩訶来烏馬兒 
之諸异密，捕杀 只汉沙 云。” 

时有流言，謂“ 阿不別克兒 集重兵于 別失帕兒馬克 (Bes Parmak )， 將为 》汉沙 
复仇， 摩訶末烏馬兒亦 聚择47队，及衛队精兵五千騎，犄往会战，异密 忽辛巴醤刺思 
(Hosein Berlas ) 来吿， 阿不別克免 忠順，实無异圖， 摩訶末烏馬兒 疑未釋，从多数 
异密言，誘阿 不別克兒 至，幷其后宮，拘留于 孙丹尼牙 。来蘭沙聞訊，憂恐欲奔哈烈。 
…… ，，睿 104 頁。 

据上文所載， K 汉沙 实有意謀害奥瑪，亊未成而死。 阿卜別克 被拘，乃因流傳其 
为只汉沙报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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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鈞注： 帖木兒死后，諸子孙爭位之事，帖木兒帝国上亦略有記述。 

“帖木 兒死后，軍中諸异密聚議，以为祕丧不發，不难制胜中国人同 喀尔木 （ Kal - 
muk ) 人，遂决定仍 遵帖木兒 的进兵計划, 并央 定下列 諸事： 

(1) 全軍由 来兒咱亦不刺 4 (；Mlrza lbrahhn) 率赴 达失千 投 哈里勒 0 

(2) 在用兵时,奉哈里勒为君，时 哈里勒 年21岁。 

(3) 組織一个攝政会 J 。 

(4) 用另完了，然后遵守 帖木兒 遺命。 

顧 帖木兒業 經指定 皮兒摩訶末繼 承大位，現在諸羿密改奉 哈里勒 为主，由此二王 
間，激起一种長期战爭。……書97頁。 * 

哈里勒 一方面，也頗有人反对。异密 不倫都 ( Bnrmiduk ) 者，势力甚强,先曾拥 
數 哈里勒 ，至是反对他,主張遵守 帖木兒 遠觸， 哈里勒被 压迫服从，然不因此而絕望，也 
將軍中的騾馬，完全刼夺，分給他認为可靠的 伊剌黑 部諸异密，率之进取 撒馬 尔罕 。 进 
軍时,右翼首先离貳,波烏滸河拆断波河的船桥,然不能阻 哈里勒 次日之波河。 不倫都 
时統右翼,見大軍已波河，而 撒馬尔罕 留守之傾向,未可知，遂赴哈里勒所請罪，許为之 
效忠，將以前对于 成吉斯汗 遺囑之一切主張否認。 

时胁迫 撒馬尔罕 不止一方, 烏馬兒洒黑 之子， 米兒咱忽辛 率千人，欲襲此城，达失 
£城聞知，惊恐，急遺調重兵防守国都。 兀膂伯 同 米兒咱亦不剌金 亦进 向撒馬尔罕 ，謀 
与 皮兒摩訶末 之軍合, 撒馬尔罕 的留守 阿兒渾沙 ，將城門关閉，不放外軍人，此人虽然 
明言，只知承 認帖木兒 所指定的嗣君,可是他暗底里正归心 于哈里勒 了，有几个羿密 
去到 阿里阿巴的 (Ali Abad) 謀抵抗。可是無济于事,1405年 3 月 18 月， 哈里勒 已人 
撒馬尔罕 ，被此城的紳耆，拥为君，为 帖木兒 治丧,夺其財宝,以賞士卒。書九八 一一 99 
頁。 

⑪ 鈞注： 帖木兒帝国書論及帖木兒之子 孙时： 

“ 帖木兒 的孙兒很多 . 来蘭沙 所出者一名 烏馬兒 • 来見咱 (Omar Mirza), 为輕 

木兒所鍾爱，远征 西利西 同 小亞細亞后 ， 帖木兒 曾以一个广大領土，包 括伊剌黑 ， 阿剌 
伯 ( Iraq , Arabe ) , 阿哲兒拝展 , 阿蘭 ( Arran ) ,末罕 ( Moghan ), 古兒只斯坦 （ Goxml - 
jistan ), 失兒酹 等地，分 給来蘭沙 同其二 子阿不別克兒 ， 烏馬兒米兒咱 。 烏馬兒 来 
兒咱年虽最幼，然奉命独执大权,—名 阿不別克兒 ,因与其弟 烏馬兒来兒咱 不初 ,被 
囚于孙丹尼牙。……”軎91頁。 







第 + 七章自塔布里士返归塞維来 


在 塔布里士 靜候王孙奥瑪召見之命。一日，忽接到王孙一封 
来書，其中多屬溫慰之詞 ，謂： “勿因久留不得归国而焦虑，一^彼 
与其父間之冲突，得以解和，卽当召見，幷于举行餞別宴之后，任 
我們归去。”此信收到后若干 H ，至4月23 H (星期二），我們正在 
寓所閑坐之际，忽見自外閬入官吏多人，將各人所佩之劍，及身边 
一切武器，一律織去，幷將寓所大門，加以封鎖，然后宣讀王孙奥瑪 
最近之手論。 

据本城断事 官謂: “奉奥瑪命，沒收使团所有之一切物品，监視 
各人之行动。”等語，我們当 答以： “旣然奥瑪之命令如此，吾人除 
依遵之外，絕不作任何举动•，因任何举动，徒使吾人痛心。以本使 
团系奉 西班牙 国王命朝覲 帖木兒 ，借謀兩国亲善而来过去曾邀 
殊遇，享有优厚之款待。不料今 H , 竟遭如此苛待，使人不胜今昔 
之感，惟望念 及帖木兒 生前对吾人之厚德,予吾人以行动上之自 
由”。 

塔布里士 城断事官聞言謂:“所奉奥瑪之命，尙不 止此; 徒以上 
述关系，未認眞执行，因而对使团，不加监視，亦絕無騷扰 

話虽如此， 塔布里士 之官吏，对吾人絲毫优待皆無，甚至怀有 
乘火掠夺之念。因此，所有用品、衣服、金錢、馬匹、以及鞍擀等，甚 
至手中应用之物，皆經夺去。临行又派人监視我們之行动， 埃及 ， 
土耳其 使臣，亦遭同样待遇。彼輩所有物品，亦遭洗刼一空。 

事过20 H 之后，又奉到王孙奥瑪書翰一 通謂: “前次命部屬 
所为之事，实無他意，幸勿以为念^目下与其父之修和，已在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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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If 中，不久卽將动身来 塔布里士 50 里外之 阿撒来克 (Asarek) 
堡，届时定当召見使团各人，备宴餞別”云云。不过所述尽系謊言， 
不足信賴，早为我輩所悉。其欺人之言，与譎詐之行，將与前次所, 
为，如出 一撤； 因其与父講和之事，迄無 成就； 而故意来信吿我輩 
以在順利进行者，則为散布和平空气，以防民心离散，部屬携貳而 
已。此际 察合台 族諸王，以及簞中諸將，皆不明事件眞相，究 t 將 
轉变至何种程度，亦难判断。流言四出，所述各不相同。軍队之何 
时出动，更乏兔1者何况此間風气，慣以虛空示人,藏其眞实。 

坐候奥瑪来 阿撒来克 堡召見之际，忽聞国王乔治 （ c or9 ) 叛变 
之訊。其軍队侵扰阿尼城及 爱洛祖偸 附近一帶之后，又向 塔布里 
主左近襲来，已有若干村鎭，为其攻破，惨遭洗刼。 

本城 伊斯蘭敎 人士，原希璧奥瑪亲自率軍往討,誰知奥瑪以事 
务覊身，將 塔布里士 防守之責，付与一韃靼人之統將任之。其人年 
届高龄，名 奥禪 • 突班 (6mer Toban) ,于奉命之后，率騎兵 5,000 
来御，夜間竟为敌人所襲刼，大部 丧生; 間或有逃回之殘卒，現已返 
归 塔布里士 。城中 伊斯蘭敎 徒聞此敗卹，大为震恐，皆以 喀非兒 得 

势， 伊斯蘭敎 徒不免被害为虑。按 伊斯蘭敎徒 称异敎徒为 喀非兒 
( Kafir ) 0 

塔布里士 之人士,皆謂此番挫敗，其过不在軍士,而在王孙@ 
裡本人。奥瑪远不及其祖父之若有幸迗者然。 

当此之时，王孙奥瑪見誘害其父 米蘭沙之 計，旣不 得售; 而和 
議又屬無望，乃轉回 苏丹尼叶 。途中于 阿撒来克 堡，稍作 勾留; 一 
方檢閱軍队，一方則为接見使团。奧瑪正在行近 塔布里士 之际， 
其在獄被押之兄 阿卜白克 ，忽于 6 月 14 H (星期二）將獄卒击斃， 
越獄而逃。临行打开府庫，刼去大批庫藏。奥瑪聞訊，立刻奔回, 
派兵緝捕，及追兵到时，阿卜白克早已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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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經过詳情 如下： 奥瑪前为謀害其兄，曾定下毒之計，事机 
本極严密，幷对执行之人員事前加以防范，以免消息透露。虽然如 
此，終为 阿卜白克 之同党所探悉，立刻知会其本人，預为防范，幷作 
逃獄准备，暗中集合外援 多人； 除为 阿卜白克 备妥馬匹及武器外, 
另有劍一把，送至獄內，用为击杀奥瑪所遣来之官吏。一俟其逃出 
獄外，埋伏妥之同党，卽来响应。此方准备旣妥，奥瑪派来之亲信 
3 人，已抵獄內，傳 麵之 命曰：“奥瑪近 H 已与其父 米蘭沙 修好, 
不 H 卽將其兄釋放，其兄前所提出之各項要求，亦可照办。幷拟撥 
还其兄以大片土地，巨額財帛，为此佳音，特备酒以为兄祝”云云。 

韃鞠人向来于用飯之前飮酒，此际来使，已携来下有毒藥之酒 
及飮盞等。 阿卜白克 若于事前，毫無所聞，欣然飮下，定將丧生。 
奥瑪所遣来使，先斟滿酒，捧至& 卜白克 面前，俯拜，然后献盞， 
阿卜白克亦 伪作謙謝之狀，不肯遽飮。随將袍內暗藏之劍掣出， 
向献盞之使，迎头一劈，立斃之劍下。 阿卜白克 复將其佘3人杀 
死，其他獄卒等，則縱之逃生，令其轉吿各处。事件發钜不久，消 
息卽傳遍城堡內外。 阿卜白克 之同党，片刻奔至，拥之上馬，率众 
馳向广場而去。嗣后所聚之人漸众，人人皆爭来附;頃刻堡內外来 
归者，已达 S 00 騎之多。所过各处，居民皆以武器、馬匹奉献。随 
又杀庫官，开府庫，將其中財貨分賜部众，尽各人之量携取，仍有 
余，乃載之駱駝上，投向其父 米蘭沙 处而去。 

阿卜白克 后来安抵父所,其脫獄生还之事迹，極为其父所称 
贊。 米蘭沙 將最近發生之种种事件 ， 吿知其子。 阿卜白克 亦將实 
际上阻撓其父入 撒馬尔罕 者乃其叔父 沙哈魯 之事述出。以此 ， M 
卜白克 于返归父营之夜，卽率領亲信部屬，往襲其叔沙哈魯之营。 
其叔猝不及防，未得抵抗，卽被擒获，送来其父帳中。自此役后，世 
人皆以阿卜白克旣能死中逃生，复能生擒其叔①沙哈魯，定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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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于是紛来归附，卽向来隶屬麩瑪部下之將士多人，亦毫不迟 
疑，率部叛去。槪瑪見追捕其兄之事，已然無望，乃向其父請和，而 
米蘭沙 与其子 阿卜白克 ，已率部向 撒馬尔罕而 去。 

奥瑪近来駐軍維揚 ( Viyan ) 卒原之上，其地距 塔布里士 不过百 
里，曾令 塔布里士 及 苏丹尼叶 等城長官，备置羊、馬、及酒备若干， 
以供紀念其祖父之追悼会上用。此外索哈达 3,000 方，衣料若干； 
为犒賞部下之需。 

前次沒收使团之一切財物，此番亦令人發还。至 8 月 13 日 
(星期二），有二 察合台 人，齎来王孙之請帖，召我們赴大营。星期 
五，使团自 塔布里士 啓程，夜宿营中。次曰卽抵維揚平原，休止于 
溪畔之幕內，夜宿其中。 

屋期六，奥裡召見，当赴其所居之汗帳晋謁。王孙麩瑪接見 
时，極有 a 貌,幷賜宴款待。次日（星期日）于追悼大会上，又蒙邀 

往参加席間。先由長者一人，来王孙前，頌揚 帖木兒 生前功業，以 
示追念之意；随后进餐。席上饌食，極为丰富。我們于席面上，將 

制做精巧之西班牙劍，献与王孙 •, 另有呢絨、絲葛数匹，一幷奉献。 
王孙对此，喜悅 异常; 尤以 西班牙 劍，最称其意。按此間夙裕，对無 
物奉献之宾客，向不予接見，故当我們行抵大营之前，来迎者首先 
詢問奉献何物。 

8 月 18 H (星期二）王孙饋贈使团各人以金錦衣料数件，幷 
派一 察合台 人陪送，兼为沿途照料。我們当会同 土耳其 使臣，一齐 
啓程；而埃及使臣,为奥瑪所扣留，未能成行。据聞我們离营之翌 
曰，卽將埃及使臣下獄。 

屋期二，与 土耳其 使臣离奥瑪之大营。星期三，卽返抵 
主。在該处与 土耳其 使臣略作商談 ，卽 决定次 H 啓程返国。 

此际吾輩最切之念，卽急速返归祖国。星期五， H 間料理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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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种种 預备; 至夜，本城長官 达魯花赤 ，平 H 与我輩本極熟悉，忽 
然率領警衛、書記等,闖进寓所，守住 門前; 而各警衛，則弓上弦，刀 
出锴，如临大敌，据 迖魯花 赤 称: “前来檢査使团备人之行囊物品, 
幷謂其职責如此。”我們見此形势，除任其搜察外，別無他法。竺 
魯花赤 索閱行囊中之絲織物品，及見其中有哈迗、匹头、材料等物 
时，皆行掠去。据 謂:“ 奥瑪目前急需此項材料,而遍索全城，毫無 
所得，因思及此处可借取用，异日王孙定以原价賠偿云云。”言畢, 
率众上馬而去。 

此事發生后，当与同行之 土耳其 使臣，商議如何处理。因 达魯 
花赤对我們所施之手段， 土耳其 使臣，亦未获幸免。苺所携物品， 
亦多遭掠去。經商議之結果，僉以为在此不宜久居，除受灾害之 
外,恐不会再有何种益处，因决定次 U ，卽啓程离开此城。8月22 
曰淸晨， 西班牙 、 土耳其 兩国使团 ， 全体一同登程。初抵 塔布里士 
之时，为2月21日，在此实住5个月另2 H 。 

派来任护送之貪之 察合台 人亦至，另外有商人約200人，組成 
一队随行。商人运大批貨物，赴 土耳其 之 布魯撒 出售；沿途之上, 
与此队商人相处 甚得; 所担心者，惟虑盜寇于途中之襲击。 

星期六至下星期一，数 H 中皆在路上，續进。星期一早上，黎 
明之际，彳 f 抵胡叶城。接到 突厥曼 人名 黑郁苏甫 ⑧ ( Karayusuf )^ 
入寇之消息。 黑郁苏甫所 率領之部下，約万佘騎，侵入胡叶城附近 
各地，大肆破坏刼洗;佴其本人于肆掠之后，往 爱洛遵占 一帶而去。 

聞及此訊，使团于是將原来路綫，加以变更，轉向左方，沿西南 
大路而走。星期二，离胡叶城連夜赶路。星期三，怳于牧放馬匹 
时，稍作停息，其时間亦不过飼喂草料之片刻而已。星期四續行, 
抵 亞美尼亞 人所聚居之僅壘前 o 此間之 亞美尼亞 人，亦为王孙塵 
裡轄境內之臣民。由堡往南有村落一座，居民尽为 伊斯蘭敎 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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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人，乃由 土耳其斯坦 移居此地者。領有附近土地，与 亞美尼 
莖人相处，尙称融洽，所垦之土地，皆極肥沃。使团行抵此村，聞塵 
郁苏甫已侵至 爱洛遵占 附近,其部众正遮断前面大道 c 为愼重起 
見，曾遣人前往偵視实呪。至星期五，探路之人归来。据云•.路上 
平安無事，我們乃立刻啓程就道。夜間卽張幕于衬旁之田內。次 
H 經过 亞美尼亞 人所聚居之村落多处。衬中不乏美丽之敎堂，衬 
旁墓地之上，遍植十字架。路上又聞 黑郁苏甫 已流窜至大道左近, 
所至縱兵肆掠。以此，我們乃將路綫再移向左，以趋避之，午后，卽 
循此新方向而行。 

星期 H ，所經之地，皆極荒凉不堪。星期一所过各地，大致亦 
如是， 亞美尼亞 境內之听以荒寂無人，至此地步者，云系 亞美尼亞 
国王之三子互夺大位、屡兴战役所致。9月1 H (星期二），行抵一 
城，其內房舍，多吿空閑。城名 阿盧什幵 ( Alqkert )，® 城牆極为坚 
固。城郭上有極雄壯之堡墨，已折毀一角，其佘之堡內，見有貧民 
居住。城內楼房建筑，形式極为华美。午餐卽在某家楼上用过。我 
們自居民口中，聞悉此座大城被破坏至此地步之原委。 

据云 :“当 年有一势强之国王， ® 統治 此城; 附近各地，皆由其 
轄管。国王去世之际，將境內土地，分与王子3人治理。 阿盧什开 
城，划归 長子; 阿尼城归次子, 爱洛祖偷 則分与幼子。 亞美尼亞 国 
王生前之轄境，亦不过此数座城而已。長子見最坚固之大城，旣落 
入 己手; 对于其佘2城，亦思占領，謀夺兩弟之所有。于是战爭立 
起，于此混战之中,各方皆思援引外力以自助。占有 爱洛祖倫 之幼 
弟， 首先招引 伊斯蘭敎 徒之 突厥曼 人以自助。領有阿尼城之次子, 
援助其弟，引兵协同 突厥曼 人，合力进攻 阿盧什开 城。至于城內 
之長兄，亦采取同样方式，招致附近 伊斯蘭敎 徒之 土耳其 人以为己 
助。本城之土耳其人，及来攻之突厥曼人以語言相同，遂于接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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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后，卽成立諒解。暗中約定，先合力取 阿盧什开 。果然不久, 
該城卽被攻陷。又合力將阿尼、 爱洛祖倫 二城强据。 亞美尼亞 人 
之統治者，旣被推翻，居民亦遭驅逐云。” 

我們行抵 阿盧什开 之际，曾詢問 黑郁苏甫 之行蹤。据云 •.其 部 
众正遮阻我們去路。以此乃將前进之計划改变。取道北行，赴 阿尼 
城，此綫尙称安謐。离开 W 盧什开 之后，4晝夜間，所經过之处，多 
屬荒寂之地。9月5 H ，抵 阿尼 城。星期一，赴阿尼堡內，拜訪将 
長。其人为察合台宗王 都拉德別 (Duladay Bey) 之子。当 H ，啤 
木兒征服 亞美尼亞斯坦 及 谷兒只斯坦之 际，卽委 都拉德別 治理此 
城。現下之省長为其子，于 都拉德別 故去之后，卽襲任斯职。我們 
往謁省長时，曾贈以金錦哈达6方，幷將沿途之艰困情形，向其述 
及。省長亦謂 •. 据报 黑郁苏甫 本人,現正 在爱洛遵占 境內; 其部屬 
盤据前面之去路上。所以我們又須改变路綫。 都拉德別 之子,以 
我們系 西班牙 国王派往覲見帖木兒归来之外宾,为使追念帖木兒 
之盛德起見，乃选派最稳妥之向导一人，任沿途陪送之責。而土耳 
基使团，卽自此間分手，另取途徑，返国而去。 

阿尼堡之建筑，極为坚固。位于山巔，三面有牆防衛。堡內有 
淸泉，足供汲飮。守衛之工具，亦極完备。 

9月8 H ( 星期二），自阿尼城上道，省長派来 察合台 人一名, 
任向导及沿途照顧之責。为行旅上安全起見，乃取徑 谷兒只斯坦 。 
放弃原来循左方而行之路綫。旧路綫为通 撒馬尔罕 之大道。当夜 
宿于阿尼境內某村中。次早，黎明时出發，越一座峻峭之山，及至 

山頂，則見平地，有巨堡一座，岸然立于絕巖上。堡名 塔洛突姆 
(Tartum)。<D 

此堡頗負盛名, 帖木兒征 服之后，乃划归 谷兒只斯坦 轄境內, 
幷命其按时納賦。我們过堡10余里，至一材内休息。因嗣后2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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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穿行 谷兒 K 斯坦 境內之崎嶇山路也。 

9 月 11H (星期五）,抵維塞 (Viser) 堡。此間省長，为 一伊斯蘭 
敎徒毛拉 ( Molla ); 其人精通 伊斯蘭敎法 典条文,为一位积学之十。 

毛拉对我們，極为恭敬，曾設宴招待。席間曾談及地方人民， 
因受 黑郁苏甫 之騷扰，極为痛苦。已有乡民多人，携同牲畜，逃入 
堡內避乱;皆以为如此，卽可避 免黑郁苏甫 之侵襲。 

离开維塞堡后，陪行之向导謂 :使团 应先至 伊斯帕 ( Ispir ) 城， 
向該处官長致敬。因向导于出發前，曾奉到阿尼省長分致备城官 
長之公函，囑其沿途投送，我們当接受其意見，向此城进發。途中 
穿行山谷数道，因自 塔兒突姆 以来 ， 所經之路，皆在綿延不断之山 
嶺間。 

伊斯帕 之城守，名 皮阿哈者白 ( Piahacabea ) ,轄境 多山； 然出 
产丰饒，人民富厚。我們于行柢該城之翌日，当往訪城守，向其致 
敬，幷贈金錦哈达兩方 •，曾 蒙其留住，同进午餐。午后，城守派来向 
导一人，專任引我們通行其境內者，以送至 特拉布松 国境上为止 Q 
我們偕同向导，卽时动身出發。次 H 为星期日，早間沿一陡坡，橫 
越山嶺，其長度約40里。路上石骨_峋，不見寸草。行时無分人 
畜，皆感極端疲劳。最后尙須沿山岩而行。是日，已越过 谷兒只斯 
坦边境，入 阿拉庫叶 ( Amkuyel ) 境。 谷兒只 人，性情溫良,而杲敢 
异常。信仰 天主敎 ，不諳希腊語，自有其語言。 

翌曰为星期一，續繼前行。途中曾在某村内用午餐。飯后，再 
行，抵另一村。按 伊斯帕 城之 伊斯蘭敎 断事官，兼攝 阿拉庫叶 境内 
断事官之职务。其起因为， 阿拉庫叶 之断事官，昔曾因疾休养在 
家，而居民乃往求 伊斯帕 城断事官协助，蒹攝此城职务。得其允許 
后，居民乃將本城法官解送 伊斯帕 城，歧押入獄，卽由該城遣一£ 
斯蘭敎断事官，及一基督敎徒为助手，来治阿拉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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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庫叶 ，境內多山，巉岩陡壁，牲畜往来，極感困难。有若干 
断涧之上,架有桥梁,以渡行旅。往来牲畜，于此山嶺間，卽馱載亦 
有所不能。所有什物貨品之运輸，皆賴伕役背負。土地旣繞确不 
毛；居民亦多为半开化民族。自种族上言之，据謂系 亞美尼亞 人； 
信仰 基督敎 ，生活上,則賴偷窃搶掠为生。我們經过其地时，曾被 
阻住去路，强索財物。 

此种勒索之物，卽此間之过境税也。我們續行4 H 之行抵 
黑海沿岸某地，西距 特拉布松 尙有6日程。路上坎坷不平，行走維 
艰，最后終抵于 苏曼納 ( Surmene )^ 。 

苏曼納 港，隶屬 特拉布松 ，港口位于山林圍繞之处，居民散住 
于乡野之石堡內。此类碉堡，散見各处，我們所行过之道路，要以 
此段为最 惡劣; 所用以馱載什物之牲畜，皆死亡于此段上。 

9 月17日，行抵 特拉布松 ，恰遇一只裝載榛子之船，开出雙 
拉布松 港，拟往 伊思坦堡 ，行至6哩外之 蒲拉特納 (: Platona )， 以風 
向不宜，卽朽 1 折回。我們聞訊，急为置备航海上所用一切物品，乘 
一只小駁船，往附大船。此大船系由一名 尼可拉梭可章 (Nicolso 
Cojan ) 者任船長。經其同意后，我們立刻登船，經过25日之海上 
航行，重抵 伊思坦堡 。 

登岸之日，为10月 22 H 。 續有迦法 ( Kefe ) 开来船3只，將轉 
往 热那亞 。我們获訊，卽搭附其中一艘，返归本乡。11月4 H， 离 
歷，同日抵 伽利坡利 。船在該处裝滿棉花，直放 撒克茲 去。 

11月16日，离 撒克茲 ,至12月2 H (星期五），抵 拿布勒 
斯境內之加厄大。休息5日后，卽准备續航，以風向不順，候至12 
月 22 日，方得动身。放航之后，依然遇暴風，將船吹至 科西嘉 
島。于是將船开回，过 巴斯的亞 后,又遇大風，乃避入古宾 ( Cum - 
bh ) 港內。星期六开出此港，至維阿那 ( Veane ) 港。1406年1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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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抵 热那亞 。此港濱海之地，建有附花园果秣之住宅，別墅多处。 
連亘达6里之遙，景致之佳丽，無以复加。城内热闊异常，有宮庭 
殿宇之屬。此城住戶，每家皆起造望楼一座，以眺望海景。停息此間 
若干曰后，因事赴 撒窩那 (Savona) ， 往謁 本尼笛克十 三 (Benedik- 
XIII )， 嗣重返此处。于 2 月 1 曰（星期一）乘 巴尔伯魯 （ Barbero) 
所开之船，离开 热那亞 ，于航行中，又遇颶風,頗受顛簸之苦。至2 
月 7 日，在 聖魯察 (Sen Luca) 登岸，向 塞維尔而 来。 1406 年 3 月 
22 H ,于 爱洛卡洛达亨那拉达 (Elkalda Henerada) 朝見国王 亨利 
复命。⑥ 


①釣注 :按 米 蘭沙 及其县子 阿卜白克 进駐 呼罗珊 之际，与其弟 沙哈魯 幷未冲突。 
而 沙哈魯 于1406年-一1407年，入据 撒馬尔罕 ，繼承汗位，終于1447年，生平来曾遭 
任何人擒获。 克拉維約 所云，想亦据傳聞耳。中国使臣傅安时正被导往各处遊贤，未 
曾言及 沙哈魯 被擒获事。 且布哇氏 記其弟兄間之往来甚詳，足誑 克拉維約 之言,不甚 
可挺也。布氏文曰: 

“1405年至1406年 ，来蘭沙 进赴 呼罗珊 ， 沙哈魯 遣將3人，率精兵15,000往御。 
胳行时嘁之日 •. ‘ 来蘭沙 若来侵，則与战。若以 善意来 ，則以乱接之，’时 撒卜匝瓦兒丼密 
莎勒壇阿里 ,叛投 米蘭沙 。 沙哈魯 使者亦至，約修好，幷索叛人。 来蘭沙从 之， W 趨 
勒壇阿里 于哈烈。 沙哈魯 囚之，又送 別来克 王之 子莎勒壇 笱芊，及其左右至哈烈，沙哈 
隻尽 杀之。 时阿不別克兒 自 孙丹尼牙 逃出， 投来蘭沙 所。偕其父同赴 阿哲兒拜展 . 与 
哈剌全速甫 战， 来蘭沙 陣歿，时在810年11月 24( 1408年4月20日）， 来蘭沙 出生予 
769年 (1367 年），死时仅年41岁。”参閱頁。 

⑧ 原注: 西班牙 文本上，書为哈剌 Osman), 恐係傳聞或笔 
誤，应为哈剌(黑) 郁苏甫 （Kara Yustif )。 此人 为突厥曼 人 之黑羊朝 主。此后不久，卽 
兼幷各地，据有西部伊朗全境 Q 克拉維約 退国一年后 (1407 年0, 帖木兒 之孙奥瑪与之 
遭遇，为此部 突厥曼 人所挫敗，其本人亦以創重而死 (1407 年5月）。次年 黑^甫 又 
將 来蘭沙 及其子 阿卜白克 之軍击潰, 阿卜白克 敗逃, 而来蘭沙 則歿于陣中。 阿卜白克 
虽逃 至起兒漫 ，然于1408年之役上陣亡。 

③原 注:据 MSstevfi 所述， 1130 年此处有城一座，有堡一座，其地居民，就有年 
納 7,000 金底納之 富力。 同上作者，又謂彼时此城名 Valasgir ， 在 MiiBtevfi 氏之前 
—世紀，有某著者曾謂此城距 Ahlat 不远，而 Ahlat 为位于含 (Van) 湖境內中心之 
—城市。如此論之， 阿盧什开 之位置，应在 Ahlat 之上, MelazfcenJin 偏北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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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鈴注: 克拉維約于 此处所指之国王，卽谷兒只国王 亞历山 大一世 (Aleiandre 
I), 其国于1248年幷入 成吉思汗 之帝国。后于 M 世紀宋之15年間，数經 帖木兒 之 
侵略殘破。至15世紀，因遭不幸之分割，將国分与三子，乃漸为 奥思曼土耳其 人及波 
斯人所蚕食，至后一世紀，遂丧失独立（可参閱帖木兒帝国27及87頁）。 

⑤ 原注: 此堡之所在，虽未能确定。不迓据 Yezdli Ali 所述，此堡应位于谷兒 
K 斯瑄 之边境上云。 

⑥ 原注: 藏于 馬德里圖#館 之手抄本上，原文至此为止，此为15世紀时之原著 e 
至于 毛黎那 氏 （Argot De Molina ) 本之結尾处，尙有下列一段： 

“感謝上帝之伶，偉大之帖木兒史，及奉国王亨利命赴扞廷之东使記，于朝觐途上 
所有聞見之重要事件之記录，卽于 此吿一 結束。初版刊行于1582年 塞維尔 之 安德烈 , 
皮斯休尼 (Andrea Piscioni) 家中 




